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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

老人独自划着小船在墨西哥湾暖流①钓鱼。整整八十四天

过去了，他还是一条鱼也没逮着。头四十天里，有个男孩一直跟

着他。可是过了四十天，老人还没抓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就对

孩子说，老人如今准是倒霉透顶了，这个男孩于是听从了他们的

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这条船在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大

鱼。看着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孩子感到很难过。他总

是走到岸边，帮老人拿成卷的渔线，或者渔钩和渔叉，还有绕在

桅杆上的帆。老人用面粉袋的布片在帆上打满了补丁，帆收拢

后看上去就像是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消瘦而憔悴，脖颈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些

黄褐斑，一直从他脸的两侧蔓延下去，这是老人长时间在热带海

洋上捕鱼时受太阳反光照射所造成的。他的双手被绳索磨出了

一条条深深的伤疤，那是老人在对付大鱼时留下的。但是这些

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是沙漠中枯裂的岩石。

老人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很苍老，除了他那双眼睛。它们像

海水一样蓝，总是透着股乐观向上、永不服输的劲头。

“桑地亚哥爷爷！”当他俩从小船停靠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

大声对他说，“我又可以和你一起去打鱼了。我在那条船上已经

赚了一点儿钱了。”

老人一直在教孩子捕鱼，孩子很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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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

“不，”老人说，“你上了一条运气不错的船。跟他们在一

起吧。”

“但是您还记得有一次，您八十七天都没钓到一条鱼，后来

连着三个礼拜，我们天天都抓到大鱼吗？”

“我当然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信不过我才离

开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他儿子，不能不听他的话。”

“我明白，”老人说，“孩子应该听大人的话。”

“他对您没什么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信心，不是吗？”

“对！”孩子说，“我请您到露台餐馆喝杯啤酒，然后我们一起

把打鱼的东西拿回去，好吗？”

“好啊，”老人说，“咱俩还说什么呢。”

他们坐在餐馆的露台上，不少年轻的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

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渔夫看着他，感到很难受。

不过他们并没有流露出来，只是有分寸地谈论着海流，谈他们放

渔线的深度，谈多日来的好天气和他们的所见所闻。当天捕到

鱼的渔民们都已回来，他们把大马林鱼剖开，整片儿平放在两块

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把鱼送到鱼

仓里，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出售。捕到

鲨鱼的人们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里。在那

里，人们用滑轮车把鲨鱼吊起来，挖出肝脏，割掉鱼鳍，剥下鱼

皮，把鱼肉切成条状，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人们总能够闻到从隔着海湾的鲨鱼加工厂

飘来的一股鱼腥味；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气味，因为风转了方

向，最后渐渐停了。现在露台餐馆这边阳光明媚，让人感觉很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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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

“桑地亚哥爷爷！”孩子叫道。

“嗯。”老人应了一声。他正握着酒杯，想着好多年前的

事儿。

“我去给您准备好明天用的沙丁鱼好吗？”

“不用了，你去打棒球吧。我还划得了船，罗吉立奥会帮我

撒网的。”

“可我很想去。要是我不能和您一起钓鱼，也让我做点别的

事吧。”

“你已经请我喝了啤酒了呀。”老人感谢道，“你都是个男子

汉了。”

“您第一次带我上船时，我几岁呀？”

“五岁。还记得那次我捕的那条鱼吗？它又大又壮，差一点

把咱们的船撞个粉碎，你也差一点送了小命。”

“我记得鱼尾巴噼啪噼啪地拍打着，船上的座板都给打断

了，船上的木棍也当当地响。我记得您怕我摔出去，还把我推倒

在船头那堆湿漉漉的渔线上。我感到整条船都在摇晃，而您用

棍子打鱼时发出的啪啪响声，就像在砍树。鱼血溅了我一身，弄

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是你自己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刚跟你说过？”

“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到现在，我可什么事儿都记得清清

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有着晒斑的眼睛看着孩子，眼里充满了信任

和慈爱。

“要是你是我的孩子，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闯。”他说，“可你

是你爸妈的孩子，你还搭上了一条运气不错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知道上哪儿可以去弄四条鱼

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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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

“我还有几条，今天用剩的。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腌起

来了。”

“那让我给您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就够了。”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现

在又像被微风吹过，更清晰了。

“两条。”孩子说。

“好吧，那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偷来的吧？”

“我会去偷，那样也省事了。”孩子说，“不过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啦。”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从来不会去想自己什么

时候有了这样的谦卑。可是他知道这时自己很谦卑，也知道这

并不丢脸，所以没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了什么伤害。

“看这海流，明天准是个好日子。”他说道。

“您打算上哪儿？”孩子问。

“去很远的地方，等风向变了我再回来。我想明天天不亮就

出发。”

“那我让船主也到很远的地方去打鱼，”孩子说，“这样，要是

您钓到真正的大鱼，我们可以赶去帮您的忙。”

“他可不愿意到很远的地方去打鱼。”

“是啊，”孩子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

说有只鸟儿在很远的海那边飞，我就知道那里有鲯鳅②了，然后

我会让他把船开到您那边。”

“他眼睛那么差吗？”

“简直都快瞎了。”

“这可怪了，”老人说，“他可从来没捕过海龟。捕龟才伤眼

睛呢。”

“您不是在莫斯基托海岸③抓了好多年海龟吗，您的眼睛不

是还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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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是个怪老头。”

“不过要是现在您抓到一条真正的大鱼，还有力气对付

它吗？”

“我想还有的。再说抓鱼光有力气可不行，还要有很多窍

门呢。”

“我们把东西拿回去吧，”孩子说，“那样我就可以拿了渔网

去抓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工具。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孩子

提着木箱，木箱里盘放着编得很结实的褐色渔线、渔钩和带柄的

渔叉。装鱼饵的盒子和木棒一起留在船尾下面。要是钓到大

鱼，得先把它拖到船边，再用木棒把鱼砸昏。尽管谁也不会来偷

老人的东西，不过老人想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渔线带回家去好。

一来时间长了，露水会伤了这些东西；二来，虽然老人确信当地

人不会来偷他的东西，但他想，把渔钩和渔叉留在船上对别人来

说总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们一起顺着上坡路走到了老人的棚屋。棚屋的门敞开

着，他们走了进去。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把木箱

和其他东西搁在一旁。桅杆的长度差不多就是整间棚屋的高

度。棚屋是用大椰子树的坚韧的树叶编织搭建而成的。屋里有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搭在泥地上的一个烧木炭的

土灶。

四面棕色的墙壁是用那种纤维特别结实的压平了的棕树叶

子叠盖而成的。墙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夫莱

圣母图。这都是他妻子的遗物。原先墙上一直挂着一幅他妻子

的上了色的照片，但他把它取下了，因为每次看到它总感觉自己

太孤单了，它现在被放在了屋角的架子上，上面盖了一件干净

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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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今天吃什么呢？”孩子问道。

“有锅鱼煮黄米饭。要来点吗？”

“不，我回家去吃。要我给您生火吗？”

“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来。或者我就干脆吃冷的算了。”

“我把渔网拿去好吗？”

“当然可以。”

其实并没有什么渔网，孩子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

的。但他们每天总要说一下这种谎话。其实也没有什么鱼煮黄

米饭，这一点孩子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我抓一条收

拾干净了还有一千多磅重的鱼？”

“当然想喽。我拿渔网去捞沙丁鱼。您坐在门口晒晒太

阳吧？”

“好。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赛的消息吧。”

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编出来的，但是老人真

把它从床下取出来了。

“佩里科在酒店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抓了沙丁鱼就回来。我要把您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冷

冻起来，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分着用了。等我回来了，您跟我讲

讲棒球赛的事情。”

“扬基队④不会输。”

“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相信扬基队吧，孩子。别忘了那个厉害的狄马吉奥。”

“可我觉得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都很厉

害呀。”

“这样可不行，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

你都要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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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先看报吧，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要不要去买张尾数是八十五的彩票？明天是第

八十五天了。”

“好啊，”孩子说，“不过您上次的纪录是八十七天，买张八十

七的怎么样？”

“这种事儿可不会发生两次。你看你能弄到一张尾数是八

十五的吗？”

“我可以订一张。”

“订一张，这可要两块半呢！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

“没问题。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

“我想说不准我也借得到。不过我能不借就不借。记住，你

先是借钱，接着就要讨饭啰。”

“穿得暖和点，老爷爷。”孩子说，“别忘了，现在可是九

月了。”

“没错，正是大鱼上钩的时候。”老人说，“五月里倒是人人都

能做个好渔夫。”

“我现在就去抓沙丁鱼。”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睡熟了，太阳已经下山。孩

子从床上扯起一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裹住老人的双肩。老人

的两个肩膀挺奇怪的，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岁月，却依然很强壮，

脖子也依然很有力。老人睡着的时候，脑袋向前耷拉着，皱纹也

不大明显了。他的衬衫上打了太多的补丁，看上去就像他那张

帆一样。这些补丁被太阳晒得褪成了深一块、浅一块的。老人

的脸显得非常苍老，眼睛闭上了，脸上就显得毫无生气。报纸摊

在膝盖上，靠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被晚风吹走。他光着脚。

孩子离开了小屋，没有叫醒老人。等他回来时，老人还熟

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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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老爷爷。”孩子把手放在老人的一个膝盖上叫醒他。

老人睁开眼睛，过了好一会儿神志才好像从老远的地方回

来。随后他笑了。

“你拿了什么过来？”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来吃吧。”

“我还不太饿。”

“快点吃吧。您可不能光打鱼，不吃饭呀。”

“我倒真这样干过。”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捡起报纸，把它折

好。接着他开始叠毯子。

“把毯子裹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在，我就决不会让您

饿着肚子去打鱼。”

“那么我可要保佑你长命百岁了，不过你要先照顾好自己。”

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饭、油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孩子用了个双层金属饭盒装着饭菜，从露台餐馆走着拿到

这里。他口袋里还装了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用餐巾纸

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那个老板。”

“我一定要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啦，”孩子说，“你不用去谢他了。”

“那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他这样帮我

们可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的。”

“这样的话，除了鱼肚子肉，我还得再送他些东西。他那样

关心我们。”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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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哈图伊牌啤酒，我还得把瓶子

送回去。”

“你想得真周到，”老人说，“那我们开始吃吧？”

“我可一直在问您哪，”孩子温和但又略带埋怨地对他说，

“不等您准备好，我可不愿意打开饭盒。”

“好，那现在我准备好啦，”老人说，“我只不过是要点时间洗

洗手脸。”

您上哪儿去洗呢？孩子想。村里的水龙头要沿着小路走两

条街。我该把水带到这儿让他用的，孩子想，还应该带块肥皂和

一条好一点的毛巾来。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我还应该再弄

件衬衫和一件过冬的夹克衫，还要一双鞋子什么的，并且再给他

弄条毯子来。

“你带来的炖菜真好吃。”老人夸道。

“给我讲讲棒球赛吧。”孩子请求道。

“就像我跟你说的，美国联赛⑤总是扬基队的天下。”老人兴

高采烈地说。

“但他们今天输了。”孩子告诉他。

“这算不了什么，那个了不起的狄马吉奥又恢复他的本

色了。”

“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哪。”

“那当然了。不过有了他就是不一样。在另一个联赛中，布

鲁克林队和费城队打比赛，我相信布鲁克林队。不过话得说回

来，我可没有忘记迪克·西斯勒和他在老公园⑥里打出的那些

好球。”

“这些好球别人可从来没有打出过。我见过的击球中，他打

得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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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餐馆吗？我想和他一起出海钓

鱼，可是那时我不敢开口问他。后来我让你去，可你也不敢。”

“我记得。我们可真是犯了个大错。他很可能就跟我们一

起出海了。那样，我们就可以一辈子回忆这件事了。”

“我真想和那个了不起的狄马吉奥去钓鱼。”老人说，“人家

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说不准他当时也像我们现在这么穷，也

许他会明白我们是怎么想的。”

“那个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可没过过什么穷日子，他爸爸

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在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个水手了，我跟了一条横帆

船去了非洲。那时候经常见到傍晚时到海滩上休息的狮子呢。”

“我知道。您跟我谈起过。”

“我们来谈非洲还是谈棒球？”

“我看我们还是谈棒球吧，”孩子说，“跟我说说那个了不起

的约翰·Ｊ．麦格劳吧。”

“以前，他有时候也到露台餐馆来。可是他一喝了酒，就会

发脾气，说话特别冲，很难相处。他老想着棒球，也老想着赌马。

至少他口袋里总是装着赛马的名单，还一个劲地在电话里说着

马匹的名字。”

“他真是个伟大的球队经理，”孩子说，“我爸爸认为他是最

伟大的。”

“这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吧，”老人说，“要是多罗彻

每年老是来这儿，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经理了。”

“说真的，谁是最伟大的经理，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想他们不相上下。”

“而最好的渔夫是您。”

“不。我可知道有不少比我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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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是呢！”孩子说，“好渔夫是很多，有些也很了不起。不

过，最棒的只有您。”

“谢谢你。你说得真让我高兴。我希望到时不要真来一条

大鱼，叫我对付不了，那样你我就都讲错了。”

“没有那种鱼的，只要您还像您说得那样强壮。”

“我也许不像我想得那样强壮了，”老人说，“不过我倒知道

不少捕鱼的窍门，而且我有决心。”

“现在您该去睡觉了，这样明早您才会有精神。我把这些餐

具拿到露台餐馆去。”

“那么祝你晚安。早上我去叫醒你。”

“您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我的闹钟就是我这把年纪，”老人说，“为什么老头儿醒得

特别早？难道是想多拥有一点时间吗？”

“是这样的吗？”孩子说，“我只知道我们男孩子睡得沉，起

得晚。”

“我记在心上了，”老人说，“我会准时去叫醒你的。”

“我可不愿让船主人来叫醒我。这样好像我不如他了。”

“我明白。”

“睡个好觉，老爷爷。”

孩子走出屋去。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桌上没点灯。老人

脱了长裤，摸黑上了床。他把长裤卷起来做了个枕头，把那张报

纸塞在里头。然后把自己裹在毯子里面，在铺着其他旧报纸的

弹簧垫上睡下了。

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他梦见了少年时候见到的非洲，长长

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白得都刺眼，还有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

大山。现在他每天晚上都回到那个海岸边。在梦里听着海浪拍

打海岸发出的隆隆声，看见土著人驾着船，穿浪而行。睡着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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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到了甲板上柏油和用来填塞船缝的麻絮的味道，还闻到了早

晨清风吹来的非洲泥土的芬芳。

通常他一闻到泥土的气味，就会醒过来，然后穿上衣服去叫

醒那孩子。但是今天晚上泥土的气味来得很早，他在梦中知道

时候还早，就继续把梦做下去。他看见了群岛的白色顶峰从海

面上缓缓升起，接着又梦到了加那利群岛⑦的各个港湾和船只

抛锚停泊的地方。

现在老人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什么国家

大事，不再梦见大鱼，不再梦见打架，也不再梦见跟别人比手劲，

更不再梦见他的妻子。如今他只梦到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

子。那些狮子在暮色中就像小猫一样戏耍着。他爱它们，如同

爱那孩子一样。但他从没梦到过那孩子。他醒了过来，朝敞开

的门外边看看月亮，展开长裤穿上。他在棚屋外面撒了尿，然后

顺着小路往上走去叫醒孩子。清晨的寒风吹来，他冻得直哆嗦。

但他知道哆嗦一阵后会感到暖和，再说过会儿他就要划船出

海了。

孩子住的那间房子的门没有上锁。他推开门，光着脚悄悄

地走了进去。孩子在外间的一张帆布床上熟睡着。靠着外面射

进来的残余的月光，老人能清楚地看见他。他轻轻握住孩子的

一只脚，直到孩子醒了过来。孩子转过脸看了一眼老人，老人点

点头。孩子就从床边椅子上拿起他的长裤，坐在床沿上把裤子

穿好。

老人走出门去，孩子就跟在他身后。看着孩子昏昏欲睡的

样子，老人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真对不起。”

“没关系！”孩子说，“我可是男子汉了。”

他们顺着小路朝老人的棚屋走去。一路上黑灯瞎火的，他

们看到有些光着脚的男人已出门了，肩上扛着他们船上的桅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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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老人的棚屋后，孩子拿起装在篮子里的渔线圈，还有渔

叉和渔钩，而老人则把绕着帆的桅杆扛在肩上。

“想喝咖啡吗？”孩子问。

“等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到船里再喝吧。”

他们在一家专门给渔夫供应早餐的小餐馆里，喝着盛在炼

乳罐头里的咖啡。

“您睡得好吗，老爷爷？”孩子问。他现在慢慢地醒了过来，

虽然要他完全摆脱困倦还不太容易。

“睡得很好，马诺林。”老人说，“今天我觉得很有把握，我准

能钓到大鱼。”

“我也一样，”孩子说，“现在我该去拿我们用的沙丁鱼了，还

有您的新鲜鱼饵。他（指船主人）总是自己拿捕鱼的东西，从来

都不要别人帮他拿。”

“我们可不一样，”老人说，“你五岁时我就让你帮忙拿东

西了。”

“我记得。”孩子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再喝杯咖啡吧。在

这儿我们可以先欠着。”

他光着脚踩着珊瑚石铺成的小路，朝放鱼饵的冷藏库走去。

老人慢腾腾地喝着咖啡。这是他今天一整天的饮食，他知

道应该把它喝了。好久以来，一直到现在，吃饭都让他感到厌

烦，所以他出海钓鱼从不带午饭。他在小船的船头上放了一瓶

水，而那就够他喝一整天的了。

孩子带着沙丁鱼和两份包在报纸里的鱼饵回来了。他们顺

着小径朝小船走去，脚下是嵌着鹅卵石的沙滩。到了岸边，他们

抬起小船，把它滑进了水里。

“祝您好运，老爷爷。”

“也祝你好运。”老人说。他把桨上的绳圈套在桨座的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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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身子朝前靠着，以抵消船桨在水中遇到的阻力。在黑暗中老

人慢慢地划出海港。其他海滩上也有船只在出海，现在月亮已

落到了山背后，他看不清他们，但老人听得到他们的桨落水和划

动的声音。

偶尔从远处一条船上会传来说话声。但是除了桨声外，大

多数船只都寂静无声。它们一出港口就分散开来，每一条船都

驶向指望能捕到鱼的那片海面。老人知道自己要划到很远的地

方，所以把陆地的气息远远地抛在后面，划进清晨清新的大海的

气息中。他划过海里的某一片水域，看见水里果囊马尾藻闪出

的磷光，渔夫们管这片水域叫“大井”，因为那儿水深突然达到七

百英寻⑧。海流撞击在海底深渊的峭壁上，激起了旋涡，各种鱼

类都聚集在那儿。那儿还聚集着海虾和作鱼饵用的小鱼。在那

些深不可测的水底洞穴里，有时还有成群的鱿鱼，它们在夜间浮

到紧靠海面的地方，所有在那儿转悠的鱼类都拿它们当食物。

老人在黑暗中感觉到早晨的到来，他一边划一边听见飞鱼

跳出水面时的颤抖声，还有它们在黑暗中跃到空中时挺直鱼鳍

所发出的咝咝声。他非常喜欢飞鱼，把它们当作在海洋上最主

要的朋友。他替鸟儿伤心，尤其是那些柔弱的黑色小燕鸥，它们

总是在飞翔，在觅食，但几乎从没找到过，于是他想，鸟儿的生活

过得比我们人类还要艰难，除了那些猛禽和又大又壮的鸟。既

然海洋这样残暴，为什么还要让那些像海燕这样的鸟儿生来就

那么柔弱纤巧？大海是善良美丽的，然而她也能变得那么残暴，

坏脾气来得那么突然，使得这些在空中飞翔觅食的鸟儿，飞到高

处又落到海面，发出微弱的哀鸣，柔弱得难以在海上生存。

他每想到大海，总是称她为ｌａｍａｒ，这是人们怀着爱意用西

班牙语对大海的称呼。有时候，对大海怀着爱意的人们也会说

她的坏话，不过他们说的时候总是把她当女性看待的。有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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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渔夫，拿浮标当渔线上的浮子，用卖鲨鱼肝赚得的好多钱买

了汽艇。他们都管海洋叫ｅｌｍａｒ，这是把大海当作男性的说法。

他们提起大海时，把他比作一个竞争者或是一个地方，甚至是一

个敌人。可是老人总是把海洋看成是女的：海洋有的时候赐予

人们莫大的恩惠，但有的时候又拒绝给予哪怕一丁点儿的施舍。

如果她干出了任性或缺德的事儿来，那是因为她拿自己没办法。

月亮会影响她，就如同月亮会左右一个女人的情绪那样，老人这

样想。

他稳稳地划着，一点也不吃力，因为他把船很好地控制在平

常的速度之内，而且除了水流偶尔有个旋涡，海面一直平静得像

面镜子。他正借着水流划完三分之一的路程时，天渐渐亮了，他

发现这会儿自己已经划得比预期的远了。

我在这海底的深渊上已忙活了一个礼拜了，可还是一无所

获，他想。今天，我一定要找到那些鲣鱼和长鳍金枪鱼群的藏身

之处，说不定还有条大鱼跟它们在一起呢。

不等天色大亮，他就放下了一个个鱼饵，让它们随着海流漂

出去。第一个鱼饵下沉到四十英寻的深处，第二个在七十五英

寻的深处，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在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

的蓝色海水中。每个鱼饵都是头朝下挂着的，渔钩的钩身穿在

小鱼的身子里面，扎好并缝牢，渔钩所有的凸出部分、弯钩和尖

端，都藏在由新鲜沙丁鱼做的鱼饵里。每条沙丁鱼都用渔钩穿

过双眼，这样鱼的身子在凸出的钢钩上形成了半个环形。不管

大鱼碰到渔钩的哪一部分，都是香喷喷、美滋滋的。

孩子给了老人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它们像铅垂一样挂在

那两根放得最深的渔线上。在另外两根渔线上，他挂上了一条

蓝色大鲹鱼和一条黄色金银鱼，虽然已被用过了，但样子还是挺

好的，而且还有很棒的沙丁鱼给它们增添香味和吸引力。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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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线都像一枝大铅笔那么粗，一端被缠在一根青皮钓竿上。这

样，只要鱼稍微在鱼饵上拉一下或碰一下，钓竿梢头就会朝下弯

曲，而每根渔线有两盘四十英寻长的线圈，它们可以与其他备用

的线圈牢牢地系在一起，这么一来，如果用得着的话，一条鱼可

以拉出三百多英寻长的渔线。

现在老人紧盯着那三个伸出在小船一边的钓鱼竿头，看看

有没有什么动静，一边轻轻地划着船，使渔线保持垂直，让鱼饵

停留在适当的水底深处。天已经放亮了，太阳随时都会升起来。

太阳发生微弱的光线，从海那边升起，老人这时看得见其他

的船只了。那些船船身低低地挨着水面，离海岸不远，和海流的

方向垂直地散落着。接着太阳越发明亮了，耀眼的光芒照射在

水面上，随后当太阳完全升起时，平坦如镜的海面把阳光反射到

他眼睛里，让他感到剧烈的刺痛，他顾自划着，不朝太阳看了。

他俯视水中，好像要把水底看穿似的注视着那几根一直下垂到

蓝得发黑的深水里的渔线。他把渔线下垂得比任何人都直，这

样，在湾流深处的每个不同的深度，都会有一个鱼饵刚好在他所

希望的地方等待着游到那儿去觅食的鱼。别的渔夫就让渔线随

着水流漂来漂去，有时候他们以为渔线在一百英寻的深处，但实

际上渔线只不过在六十英寻的地方。

不过，他想，我总是把它们放在很精确的地方。只不过我的

运气不好罢了。可是谁又说得准呢？说不定今天好运就来了。

每一天可都是一个崭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不过我宁愿做

到一丝都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我就有备无患了。

两小时过去后，太阳也升得更高了，他朝东望时阳光已不那

么刺眼了。眼前只有三条船，它们显得特别低矮，远远地停在靠

岸的海面上。

我这一辈子，眼睛老是被早上的太阳刺痛，他想。不过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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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睛还是好好的。傍晚时，我还可以直望着太阳，不会有眼

前发黑的感觉。事实上西落的太阳光要厉害一点，只不过在早

上它叫人觉得眼痛。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只黑色的军舰鸟，展开着它那对又长又

黑的翅膀在他前方的空中盘旋飞翔。它倏地斜着后掠的双翅俯

冲，然后又盘旋起来。

“它一定是发现什么东西啦，”老人大声说道，“它可不是随

便看看就罢了的。”

他慢慢地稳稳地朝鸟儿盘旋的地方划去。他并不匆忙，仍

然让那些渔线保持上下笔直。不过他还是朝海流靠近了一点

儿，这样，他依然在用正确的方式钓鱼，尽管他的速度要比他不

打算利用鸟儿来指路时来得快。

军舰鸟在空中飞得更高了，又盘旋起来，双翅纹丝不动。它

随即猛地俯冲下来，老人看见飞鱼从海里跃出，在海面上拼命地

逃窜。

“鲯鳅，”老人大声喊道，“大鲯鳅。”

他把双桨从桨架上取下，从船头下面拿出一根细渔线。渔

线上系着一段金属线，下面系着一只中号渔钩，他拿了一条沙丁

鱼挂在上面。他把渔线从船边放到水里，将上端紧系在船尾一

只拳头螺栓上。接着他在另一根渔线上安上了鱼饵，把它盘绕

着搁在船头的阴影里。他重新划起船来，注视着那只此刻正在

水面上低低飞掠的长翅黑鸟。

他看到那鸟儿又朝下冲了，为了俯冲，它的翅膀后掠，然后

猛地展开，追赶着那些飞鱼，可是没有成功。老人看见那些大鲯

鳅跟在那脱逃的鱼后面，把海面弄得起了微小的波澜。鲯鳅在

飞掠的鱼下面破水而行，只等飞鱼一掉下，就飞快地潜入水里。

这群鲯鳅真大啊，他想。它们散得这么开，飞鱼基本上没有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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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那只鸟也没有什么机会，飞鱼对它来说太大了，而且又

飞得太快，它很难抓住它们。

老人看着飞鱼一次又一次地从水里蹿出来，还有那只鸟儿

接二连三地失败。那群鲯鳅可能已经从我附近逃走啦，他想。

它们逃得太快，游得太远啦。不过说不定我能逮住一条掉队的，

说不准我要的大鱼就在它们周围转悠着。我的大鱼一定就在某

个地方。

陆地上空的云朵这时像连绵的山峰般耸立着，海岸只剩下

一条长长的绿色的线，背后是些青灰色的小山。海水此刻变成

深蓝色了，深得简直发紫。他仔细俯看着海水，只见深蓝色的海

水中闪现出点点红色的浮游生物，阳光在水中变幻出奇异的色

彩。他注视着那几根渔线，看见它们一直朝下沉到水中看不见

的地方。他很高兴看到这么多浮游生物，因为这说明附近有鱼。

太阳此刻升得更高了，阳光在水中变幻出奇异的色彩，这说明天

气晴朗，上空的云朵的形状也说明了这一点。可是那只鸟儿这

时几乎看不见了，水面上也没什么东西，只有几簇被太阳晒得发

白的黄色马尾藻和一只紧靠着船舷浮动的僧帽水母，它那胶质

状的浮囊呈紫色，有一定的外形，闪现出彩虹般的颜色。它倾向

一边，然后又竖直了身子。它像个大气泡般欢快地浮动着，那些

拖在身后的厉害的紫色长触须隐在水中，长达一码。

“水母，”老人骂道，“你这坏蛋养的。”

他轻轻地荡着桨，低头朝水中望去，看见一些颜色跟那些拖

在水中的触须一样的小鱼，它们在触须中间和浮囊浮动时所投

下的一小片阴影中游来游去。它们天生就不受水母触须上的毒

素影响。可是人就不一样了，当老人把一条鱼拉到船上来时，有

些触须就会缠在渔线上，紫色的黏液附在上面，触碰到的胳膊和

手上就会出现伤痕和肿块，就像被有毒常春藤或有毒橡树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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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样。但是这水母的毒性发作得更快，痛起来像被鞭子抽

似的。

这些闪着彩虹般颜色的大气泡特别好看，但它们正是海里

最欺骗人的东西，老人最喜欢看到大海龟把它们吃掉。海龟一

发现它们，就从正面向它们逼近，然后闭上眼睛，这样，身体就完

全被自己的壳保护起来了，接着就把水母连同触须一起吃掉。

老人喜欢看着海龟把它们吃掉，喜欢在风暴过后看到它们被冲

到海滩上，更喜欢听到自己用长着老茧的硬脚掌踩在它们上面

时发出啪的爆裂的声音。

他喜欢绿色的海龟和玳瑁，它们样子优雅，游泳速度很快，

又可以卖个好价钱。他还对那些又大又笨的红海龟抱着不怀恶

意的轻蔑，它们有着黄色的甲壳和奇特的交配方式，遇上僧帽水

母就高兴地闭上眼睛把它们吃掉。

他出海捕海龟已经有些年头了，所以觉得海龟一点也不神

秘。他替所有的海龟伤心，不管是那些小海龟，还是那些跟小船

一样长、重达一吨的大海龟。大多数人对海龟都残酷无情，因为

一只海龟被剖开杀死之后，它的心脏还要跳动好几个钟头。而

老人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脏，我的手脚也跟它们的一样。他吃

白色的海龟蛋来增加力气。整个五月他一直吃这种蛋，以便到

九、十月份能身强力壮地对付那些真正的大鱼。

他还每天从一只大圆桶里舀起一杯鲨鱼肝油喝到肚子里。

这些圆桶就在许多渔夫存放捕鱼工具的棚屋里。谁想喝了，就

可以随便舀点喝喝。不过大多数渔夫厌恶这种鱼肝油的腥味。

但转而一想，比起摸黑起早，喝这鱼肝油也就不怎么叫人难受

了，再说它对防治一切伤风流感都非常有效，对眼睛也很有

好处。

老人这时抬眼望去，看见那只鸟儿又在盘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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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找到鱼啦。”他喊道。这时没有一条飞鱼破水而出，也没

有见到有小鱼四处逃窜。然而过了一会儿，老人看见一条小金

枪鱼跃到空中，转了个身，头朝下钻进了水里。这条金枪鱼在阳

光照射下闪出银白色的光，等它回到了水里，只见又有些金枪鱼

一条接一条地跃出水面，跳向四面八方，跳得很远去追逐那些小

鱼，搅得海水都翻腾了起来。它们绕着小鱼转，驱赶它们，好像

在故意戏弄它们一样。

要是它们游得不这么快，我可以划到它们中间去，老人想。

他看着这群鱼把水搅得泛出白色的泡沫，还看到那只鸟儿这时

正俯冲下来，朝吓得蹿到水面上来的小鱼群掠去。

“这只鸟真是帮了大忙了。”老人自言自语道。就在这时，刚

才在脚上绕了一圈的那根船尾的细渔线在他脚下绷紧了，于是

他赶紧扔下双桨，紧紧抓住细渔线，动手往回拉。他感到那小金

枪鱼在颤悠悠地拉着，有点儿分量。他越往回拉，渔线就抖得越

厉害，他看见水里蓝色的鱼背和金色的鱼身，然后他利索地把渔

线嗖的一提，鱼就稳稳地掉在了船中。金枪鱼躺在船尾，阳光

下，它的身子看上去很结实，形状像一颗子弹，一双呆呆的大眼

睛直瞪着。它用它那干净利落的尾巴快速地抖动着拍打着船

板，发出砰砰的声音，渐渐地耗尽了力气。老人想早点结束它的

痛苦，于是就猛击了一下它的头，然后一脚把它那还在颤抖的身

子踢到了船尾阴凉处。

“长鳍金枪鱼，”他说出声来，“用来钓大鱼最合适不过了。

估计它有十磅重。”

他已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开始习惯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大声地

自言自语了。过去他一个人的时候老是唱歌，有时候在夜里唱，

那是在小渔船或捕海龟的小艇上一人掌舵时的事。他大概是在

那孩子离开了他之后才开始自言自语的。不过他已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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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孩子一块儿捕鱼时，倒不经常说话，一般只在有必要时才

说。他们只在夜里说说话，或者碰到坏天气，被暴风雨困在海上

的时候才会聊上几句。没有必要就不要在海上说话，这被认为

是种好品德。老人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也始终保持着这种美德。

可是这会儿他把心里想说的话大声地说了好几遍，因为反正也

没有旁人会受到打扰。

“要是别人听到我在大声地自言自语，会当我发疯了。”他大

声说，“不过既然我没发疯，我就不管了，我还是要说，说出来才

痛快。那些有钱人在船上有个收音机对着他们说话，还可以听

听棒球赛的消息。”

现在可不是想棒球赛的时候，他想。现在我应该只琢磨一

件事，就是我生来要干的那件事。那群鱼周围很可能就有一条

大鱼，我只逮住了一条失散的正在吃小鱼的金枪鱼。可是它们

正向远处游去，而且游得那么快。怎么今天凡是在海面上露面

的都游得那么快，都向着东北方向游？难道这一天就这样了？

还是我没看出来这是某种天气的征兆？

眼下他已看不见海岸的那一道绿色了，只看得见那些青山

的顶峰，上面仿佛积着白雪，以及山峰上空像是高耸的雪山般的

云朵。海水的颜色深极了，阳光在海水中折射出五光十色。此

刻太阳升到了头顶上空，那数不清的斑斑点点的浮游生物都看

不见了，老人看得见的只是蓝色海水深处变幻而成的巨大的七

色彩带，还有他那几根笔直垂到一英里深处的水中的渔线。

渔夫们把所有的这种鱼都叫作金枪鱼，只有在市场上卖的

时候，或者拿来换鱼饵时，才分别用不同的名字把它们一一区分

开来。这时它们又沉到海里去了。太阳此刻晒在人身上已经很

烫了。老人感到脖颈上热辣辣的，划着划着，觉得汗水一滴滴地

从背上往下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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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可以让小船自己漂着，他想。我就管自己睡觉，只要

把渔线绕一圈在脚趾上，要是有什么动静我就醒过来了。不过

今天已经是第八十五天了，我该一整天好好钓鱼。就在这时，他

凝视着渔线，看见其中有一根悬在水面上的绿色钓竿猛地往水

中一沉。

“来啦！”他有点激动地自语。他镇定地收起双桨，没有让船

颠簸一下。他伸手去拉渔线，把它轻轻地夹在右手大拇指和食

指之间。他感到渔线并没拉紧，也没什么重量，于是就轻轻地握

着。接着它又动了一下。这回是试探性的一拉，拉得既不紧又

不重，他就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在一百英寻的深处有条

大马林鱼正在吃裹着钩刺和钩身的沙丁鱼，这个用手弯制的渔

钩是从一条小金枪鱼的头部穿出来的。

老人轻巧地捏着渔线，用左手把它从竿子上轻轻地解下来。

现在他可以让渔线穿过指间滑出去，而不会让鱼感到有一点儿

的拉力。

在这个月份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找东西吃的，一定是条大鱼，

他想。吃吧，鱼儿，吃吧，把这些鱼饵都吃下去。这些鱼饵多新

鲜啊，而你呢，在这六百英尺的深处，又黑又冷，一定饿坏了吧。

在黑暗里溜达一下，赶紧回来把它们吃了吧。

他感到渔线被轻巧地拉了一下，接着被猛烈地拉了一下，这

一定是有条沙丁鱼的头很难从渔钩上咬下来。接着就没有一丝

动静了。

“快点回来吧，”老人大声祈求道，“再转个弯吧，闻闻这些鱼

饵，它们不是很鲜美吗？趁它们还新鲜，把它们吃了吧，还有那

条金枪鱼。它们又结实，又爽口，又鲜美。别怕难为情，鱼儿，赶

紧把它们吃了吧。”

他耐心地等待着，渔线还是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双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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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动地盯着它和其他几根渔线，因为这鱼说不准已游到了上

面一点或下面一点的地方。接着鱼儿又轻巧地拉了一下渔线。

“它会把鱼饵吃下去的，”老人安慰自己道，“老天保佑让它

吞下去吧。”但它没有咬鱼饵，它游走了，老人又一次感觉不到任

何动静了。

“它不可能游走的，”他猜测着不让自己灰心，“天也知道它

是不可能游走的。它只不过在转身呢。也许它以前上过钩，好

不容易才挣脱掉，现在它学聪明了。”

接着他感到渔线又轻轻地动了一下，他再次高兴起来。

“它刚才不过是在转身，”他舒了口气说道，“它会把鱼饵吃

下去的。”

感到这轻微的一拉，他很高兴，接着他感到鱼儿狠狠地一

拉，重得叫人难以相信。这是鱼本身的重量造成的，他就松手让

渔线向下滑，向下滑，一直向下滑，从那两卷备用渔线中的一卷

上放出渔线。当渔线从老人的指间轻轻地滑下去的时候，他仍

然能感到很大的重量，尽管他的拇指和食指施加的压力小得简

直察觉不到。

“小乖乖，”他有点激动地说，“它正把鱼饵斜叼在嘴里，衔着

它游呢。”

过会儿它就会掉过头来把饵吞下去的，他想。他没有把这

句话说出来，因为他知道，一桩好事要是说破了，也许就不会发

生了。他知道这条鱼有多大，他想象着它嘴里横衔着金枪鱼，在

黑暗中游来游去的样子。这时他觉得鱼儿停止不动了，可是分

量还是那么重。接着渔线上的拉力越来越大了，他就再放出了

一点渔线。他加大了拇指和食指上的压力，可过了一会儿，渔线

上的分量还在增加，一直传到海底深处。

“它开始咬饵啦。”他显得更加激动了，但竭力控制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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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来给它美美地饱餐一顿。”

他让渔线在指间向下滑动，同时伸出左手，把两卷备用渔线

的一端紧系在旁边那根渔线的两卷备用渔线上。如今他已经准

备好了。现在他除了正在使用的那圈渔线，还有三个四十英寻

长的渔线卷儿可供备用。

“再吃点儿吧，”他有点儿祈求地说道，“美美地把它吃

下去。”

你把它吃了吧，这样渔钩的尖刺就可以扎进你的心脏，把你

弄死，他想。然后乖乖地浮上来吧，让我把渔叉刺进你的身子。

好吧，你准备好了吗？你享受美餐的时间也够长了吧？

“行了！”他大声地喊道，双手使劲猛拉渔线，往回收进了一

码，然后连连猛拉，使出胳膊上的全部劲儿，转动着身体，挥动双

臂，轮换着胳膊把渔线往回拉。

可是什么都不管用。那条鱼儿只顾自个儿慢慢地游开去，

老人甚至没办法把它往上拉一英寸。他的渔线结实得很，是专

门用来对付大鱼的。他把渔线套在背上猛拉，结果渔线给绷得

太紧，上面竟蹦出水珠来。接着就听到渔线在水里渐渐地发出

一阵阵的咝咝声，但老人依旧死死地拽着它，把自己的身子靠在

座板上，上半身往后仰，就像拔河一样来对付鱼的拉力。奇怪的

是小船竟慢慢地驶向西北方向了。

大鱼一刻不停地游着，鱼和船就在平静的海水中慢慢地前

进。另外那几个鱼饵还在水里，不过现在也顾不上了。

“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老人说道，“他能看到我正被

一条鱼拖着走，而我都成了一根系纤绳的缆柱了。我倒是可以

把渔线系在船舷上。不过这样一来鱼儿会把它扯断的，这可不

成。拼了这条老命我也得把它牵住，必要的时候我就把渔线放

出去。谢天谢地，它还在朝前游，没有往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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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它决意往下沉，那我该怎么办？我可不知道。如果它

死死挣扎，死在海底了，那我又该怎么办？我可真没想过。可是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再说我能做的事儿多着呢。

他紧紧地拽住勒在脊背上的渔线，紧盯着它直往水中倾斜

着滑下去，而小船不停地朝西北方向前进。

这样准会要了它的命，老人想。它不可能就这样一直游下

去。然而过了四个钟头，那条大鱼还照样拖着小船，不停地向大

海更远的地方游去，而老人依然紧紧地拽着勒在脊背上的渔线。

“我是中午把它钓上钩的，可到现在我还没见到它。”

鱼儿上钩前，老人把草帽沿儿拉得很低，紧扣在头上，现在

草帽勒得他的脑门很痛。他还渴得很，于是就跪下双膝，小心翼

翼地做到不拉动渔线，然后尽量朝船头挪动，伸出一只手去够水

瓶。他打开瓶盖，喝了一点儿，然后靠在船头上休息。他坐在已

经从桅座上拔下的桅杆和帆布上，尽力不去想什么，只顾跟这条

大鱼熬下去。

等他回头看背后时，发现已看不到丝毫陆地了。没关系，他

想，我总能靠着哈瓦那的灯光回去的。太阳下山还有两个钟头，

也许不到那会儿它就浮上来了。如果它不上来，那说不准会跟

着月亮一起浮上来。如果它到那时还不浮上来，那也许就会到

明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浮上来。我手脚没抽筋，又身强力壮，

准能对付它。是它自己送上门来的，我绝不会轻易放过它。不

过它的力气也真大，应该是条大得不得了的鱼。它的嘴一定是

死死地咬住了钢丝渔钩。唉，真想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哪怕

就看一眼也好，那样我就知道我这对手长什么样儿了。

老人凭着观察天上的星斗，看出那鱼整整一夜都没有改变

它的路线和方向。太阳下山后，天气转凉了，老人脊背、胳膊和

衰老的腿上的汗水都干了，风吹来，感到凉飕飕的。白天，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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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盖在鱼饵盒子上的麻袋取下，摊开放在阳光下晒干。太阳下

山后，他把麻袋系在脖子上，让它盖住后背，并且小心地把它塞

在正横在肩上的渔线下面。有麻袋垫着渔线，他就可以靠在船

头上，舒服多了。那个姿势实际上只能说是让人稍微好受一点

儿，可他自己觉得已经很舒服了。

我拿它没辙，它也拿我没辙，他想。要是它总这样游下去，

我俩就没什么法子了。

有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越过船舷撒尿，然后抬眼看看星斗，

再看看他的航向。渔线从他肩上一直斜钻进水里，在月光照射

下，看起来就像是一道磷光。大鱼和小船此刻前行的速度放慢

了。哈瓦那的灯光也不那么亮了，老人于是明白，海流准是在把

他俩带向东方。要是我看不见哈瓦那耀眼的灯光，那我们一定

是朝更东边的地方去了。因为要是这鱼的路线没有变的话，那

我准会好几个钟头都看得到灯光。不知道今天的棒球大联赛结

果怎么样了。干我这行的，要是有台收音机就好了。我可不能

开小差，我得时刻记着我在干什么。你可不能干出什么蠢事来，

他这样命令自己。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可以帮我

一把，也让他看看这种场面。”

谁都不该年纪一大把了还孤零零一个人，不过这也难免的。

为了保持体力，我得记着趁金枪鱼还没坏就把它吃了。记住喽，

哪怕你多么不想吃，也必须在早上把它吃了。记住了，他对自

己说。

晚上，有两条鲯鳅游到小船边来，老人听见它们翻身和喷水

的声音。他能分辨那雄鲯鳅发出的喧闹的喷水声和那雌鲯鳅发

出的叹气般的喷水声。

“你们都是好样的。”他说，“你们嬉戏，打闹，又相亲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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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我们的好兄弟，就像飞鱼一样。”

接着他开始可怜起这条被他钓住的大鱼来了。它可真厉

害，真奇怪，天晓得它有几岁了。我可从没钓到过这么强壮的

鱼，也没见过行为这么古怪的鱼。也许它太聪明了，就是不跳出

水面来。它完全可以跳出水来，或者来个猛冲，把我打垮。不

过，或许它曾被钓牢过好几次，所以知道应该用这种办法来搏

斗。它哪会知道它的对手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个糟老头。不过

它真是一条大得不得了的鱼，要是鱼肉鲜美，准能在市场上卖一

大笔钱。它咬起饵来像条雄鱼，拉起渔线来也像雄鱼，与我搏斗

也没一点儿惊慌。不知道它有什么打算，或许它就跟我一样豁

出去了？

他想起有一回钓到了一对大马林鱼中的一条。雄鱼总是让

雌的先吃，那条上了钩的正是雌鱼，它发了狂，惊慌而绝望地挣

扎着，一会儿就筋疲力尽了。那条雄鱼一直待在它身边，在渔线

下焦急地窜来窜去，陪着它在水面上一起打转。那条雄鱼离渔

线很近，老人生怕它会用它的尾巴把渔线割断，因为它那尾巴就

像大镰刀般锋利，大小和形状都和大镰刀差不多。老人用渔钩

把雌渔钩上来，用棍子砸它，一手握住那边缘如砂纸似的轻剑般

的长嘴，然后连连朝它头顶打去，直打得它的颜色变成和镜子背

面的红色差不多。然后他和孩子一起把它拖上船，而这时，雄鱼

一直待在船舷边。接着，当老人忙着解下渔线、拿起渔叉的时

候，雄鱼在船边高高地跳到空中，想要看看雌鱼在哪里，然后它

掉了下去，钻进了深水里。它那淡紫色的翅膀，实际上是它的胸

鳍，大大地舒展开来，于是它身上所有的淡紫色的宽条纹都露了

出来。它很漂亮，老人记得很清楚，而且它一直待在那儿不走。

打鱼打了这么多年，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最让我伤心的一幕

了，老人想。孩子也很伤心，于是我们就请求这条雌鱼原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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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马上把它杀了。

“要是孩子在这里就好了。”他又一次自言自语道，一边把身

子靠在船头边缘已被磨圆的木板上，通过勒在肩上的渔线，承受

着这条大鱼的力量，任由这条大鱼游到哪里就是哪里。

因为我骗了它一把，它不得不作出选择了，老人想。

它的决定就是待在黑暗的深水里，远远地避开一切圈套、罗

网和诡计。我的决定就是去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与它会面。这个

地方绝对是没有人去过的。现在我俩给拴在一起了，从中午起

我们就形影不离，而且我和它都没什么帮手。

也许我根本就不该是个渔夫，他想。但这正是我生来就该

干的行当，谁让我生来就长在海边呢。我一定得记住，天亮后就

把那条金枪鱼吃了。

就在离天亮还有一会儿工夫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咬住了他

身后渔线上的一个鱼饵。他听见鱼竿啪地折断了，那根渔线越

过船舷向外一个劲地滑出去。他摸着黑拔出鞘中的刀子，身子

往后靠，用左肩顶着大鱼所有的拉力，然后抵着木头的船舷，把

那根渔线割断了。接着他又把另一根离他最近的渔线也割断

了，摸黑把这两个没有放出去的渔线圈的断头接在一起。他一

只手熟练地动着，一只脚踩住渔线圈，免得移动，然后牢牢地打

了一个结。他现在有六卷备用渔线了：他刚才割断的那两根有

鱼饵的渔线各有两卷备用渔线，加上被大鱼咬住鱼饵的那根上

的两卷，它们都被牢牢地接在一起了。

等天亮了，我还要把那根放到水下四十英寻深处的渔线也

割断，接到那些备用的渔线圈上。那样的话，我会丢掉两百英寻

长的优质卡塔卢尼亚渔线，还有渔钩和导线。不过这些倒都是

可以再准备的。要是别的什么鱼上了钩，我倒把这条大鱼给放

走了，那就太不划算了。不晓得刚才咬饵的是什么鱼，很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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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大马林鱼，或者剑鱼，也可能是鲨鱼。我可没工夫来搭理它，

只能尽快把它赶走。

他又一次大声叹息道：“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

可是孩子并不在这里，他想。你就只有自己一个人，你最好

还是想个法子摸到最后那根渔线，不管天黑不黑，把它割断，再

系上那两卷备用的渔线。

他按他想的做了。黑灯瞎火的还真有点儿麻烦。有一回，

那条大鱼突然用力掀动了一下，把老人拖倒在船板上，他的脸朝

下，眼睛下面不小心被小刀划了一道口子，鲜血马上从脸颊上流

了下来，但幸好血还没流到下巴上就凝结起来干掉了。于是他

挪动身子回到船头，靠在木船舷上休息。他调整好麻袋的位置，

把渔线小心地挪到肩上的另一个地方，用肩膀把它固定住，小心

地掂量着那鱼拖动的分量，然后伸手到水里试试小船航行的

速度。

不知道这鱼刚才怎么就突然晃了一下，他纳闷道，难道是渔

线在它高高隆起的脊背上滑了一下？当然，它的脊背痛得可比

不上我的。不过不管它力气有多大，我想它总不可能一直把这

小船拖下去吧。眼下凡是会给我惹麻烦的东西我都清除掉了，

而且我还有好多备用的渔线，真是万事俱备了，我还能有什么要

求呢。

“鱼啊，”他轻轻地说出声来，“就算搭上我这条老命，我也会

奉陪到底的。”看来它也要跟我奉陪到底了，老人边想边等待着

天亮。天亮前这会儿还真有点儿冷，他把身子紧贴着木船舷来

取暖。它能撑多久，我就能撑多久，他想。当天边出现第一道曙

光时，渔线伸展着，一直被拉到水里。小船依然平稳地移动着，

当初升的太阳刚露出一丝边儿，阳光就直射到老人的右肩上。

“它在朝北走啊。”老人说。海流会一直把我们带向东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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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但愿它会跟着海流拐个弯儿，这样我就知道它越来越疲

惫了。

等太阳升得更高时，老人发现这鱼并没有越来越疲惫。倒

是有一个有利的征兆，渔线的倾斜度说明它正一点一点地往上

游。这倒不一定说它会跳出水面来，但说不准会这样。

“老天啊，让它跳起来吧，”老人祈求道，“我的渔线够长，可

以对付它。”

或许我该把渔线稍微拉紧点儿，让它觉得痛，这样它就会跳

起来了。既然现在是白天，就让它跳吧，这样它脊背上的两排液

囊就会装满了空气，它也就不会沉到海底死掉了。

他试着拉紧渔线，可是从鱼上钩到现在，渔线已经紧绷得快

要断掉。他试着向后仰着身子来拉，但感到渔线硬邦邦的，知道

不能再在渔线上加力了。我可千万不能猛拉。每次猛拉都会把

渔钩划出的口子拉得更宽，等它真的跳起来时，也许就会把渔钩

甩掉了。反正太阳出来了，我觉得好多了，这一回我用不着盯着

太阳看了。

渔线上挂着黄色的海藻，可老人知道这只会给鱼增加一些

拉力，所以很高兴。就是这种黄色的果囊马尾藻在晚上会发出

很强的磷光。

“鱼啊，我爱你，也尊敬你。不过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

杀死。”

但愿如此，他想。

一只小鸟从北边朝小船飞来。那是只鸣鸟，在水面上飞得

很低。老人看出它非常疲惫。

鸟儿飞到船尾上，在那儿歇了一会儿。然后它绕着老人的

头顶飞了一圈，落在那根渔线上，它感到更舒服了。“你多大

了？”老人问鸟儿，“这是你第一次出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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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说话的时候，小鸟望着他。它太疲惫了，连渔线都没仔

细看一眼，就用细巧的双脚紧抓住渔线，在上面摇摇晃晃。“这

渔线稳当得很，”老人对它说，“夜里没刮什么风啊，你怎么会这

么疲惫呢。鸟儿都怎么啦？”

因为有老鹰飞到海上来追捕它们，他想。但是这话他没跟

那小鸟说，反正小鸟听不懂他的话，而且它很快就会知道老鹰的

厉害。

“好好歇会儿吧，小鸟，然后飞得远远的，去碰碰运气，就像

所有的人或者鸟和鱼那样。”

过了一夜，老人的脊背变得很僵硬了，现在正痛得厉害，所

以他一个劲地跟这小鸟说话，想以此来给自己鼓劲。

“小鸟啊，乐意的话就住在我家吧。真对不住，眼下我不能

趁刮起的小风把帆拉起来带你回家。因为我现在正有个朋友要

招待。”

就在这时，那渔线陡地一歪，把老人拖倒在船头上，要不是

他眼疾手快，撑住了身子，放出一段渔线，他早就被拖到海里

去了。

就在渔线被猛地一拽时，鸟儿飞走了，老人竟没注意。他用

右手小心地摸摸渔线，发现手上被磨出了血。

“这么说这鱼给什么东西弄伤了。”他说着，一边把渔线往回

拉，看能不能让鱼转过身来。拉到快绷断的时候，他握稳了渔

线，然后身子朝后仰，来抵消渔线上的那股拉力。

“现在你觉得痛了吧，兄弟，不过老实说，我也跟你一样啊。”

他转身寻找那只小鸟，因为他很乐意有它来作伴，可是小鸟

飞走了。

你怎么不多待会儿呢，老人想。你去的地方不太平，到了岸

上你才会平安。我怎么会让那条鱼那么一拉就划破了手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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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越来越笨了。要不，也许是因为我只顾望着那只小鸟，想

着它了。现在我得小心我自己的活，过会儿我就把那金枪鱼吃

了，我可不能到时候没了力气。

“要是那孩子在就好了，另外手边要再来点儿盐。”他说道。

他把沉甸甸的渔线挪到了左肩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跪下，把

手伸进海水里洗了洗，紧握着浸了一分多钟。他看着手上的血

在水中逐渐漂开去，此时的海水随着船的移动正轻缓地拍打着

他的双手。

“它游得慢多了。”

老人巴不得让他的手在这盐水中多浸一会儿，但生怕那鱼

又陡地一转身，于是站起身来，打起精神，朝着太阳举起他那只

手晒着。他手上的肉只不过被渔线勒了一下，割破了皮。然而

这正是他手上最用得着的部位。他知道把这条鱼对付过去得靠

这双手，他可不喜欢还没开始就把手给割破了。

这时他的手已经干了，“现在我该吃小金枪鱼了。我可以用

钩子把它钩过来，然后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吃。”

他跪下来，把拖钩伸到艄板下，戳到了那条金枪鱼，然后慢

慢地把它钩到身边来，生怕它被那几卷渔线缠上。他又用左肩

背上渔线，左手和胳膊撑在座板上，右手从钩上取下金枪鱼，再

把钩子放回原处。他用一个膝盖压住鱼身，然后用小刀把它从

头到尾径直剖开，割下一条条呈楔形的深红色的鱼肉。他从脊

骨边开始割，一直到肚子边，一共割下六条。老人把它们一一摊

开在船头的木板上晒，在裤子上擦了擦刀子，然后他拎起鱼尾

巴，把剩下的一副骨架子扔进了大海。

“我想我是吃不下一整条的。”他边说边用刀子把一条鱼肉

切成两段。他感到那渔线一直紧拉着。突然他的左手抽起筋

来，紧紧地握住了那条沉重的渔线，他厌恶地朝它看看。

２３



老人与海

“这算什么手嘛，让你抽筋去吧，最好变成一只鸡爪，不过这

样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快点，他一边想一边望着斜向黑暗深水里的渔线。快把它

吃了，这样手就有力气了。不能怪这只手不好，你跟这鱼都已经

打了好几个钟头的持久战了。你能跟它拼到底的。快把金枪鱼

吃了。

他拿起半条鱼肉，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生鱼肉倒并不难

吃。好好地嚼，把它嚼烂喽，他想，然后把汁水都咽下去。要是

放上点儿酸橙或者柠檬或者盐什么的，那味道肯定不会差。

“手啊，你感觉怎么样了？”他问那只抽筋后又僵又硬的手，

“为了你我再吃一点儿。”

他把另外半条鱼肉放进嘴里，细细地咀嚼，然后吐出鱼皮。

“觉得怎么样，手？或许现在还早了点，不要紧，咱慢慢来。”

他又拿起了一整条鱼肉，咀嚼起来。

这条鱼还真壮实，气血很旺盛，他想。幸亏我运气好，捉到

的是它，而不是条鲯鳅。鲯鳅太甜了。这鱼一点儿也不甜，还鲜

活着呢，挺有嚼头的。

但怎么说都没用，还得实际点，他想。要是我有点儿盐就好

了。还不晓得太阳会把剩下的鱼肉给晒坏还是晒干，所以最好

把它们都吃了，尽管我现在并不饿。那鱼现在游得又平静又安

稳。我把这些鱼肉统统吃了，就可以做好对付它的准备了。

“耐心点吧，手，我这样吃东西可是为了你啊。”但愿我也能

喂喂那条大鱼，他想。它可是我的好兄弟，但为了生计我不得不

把它弄死，我还得保持体力来做这件事。他慢慢地一心一意地

把那些楔形的条状鱼肉全都吃了。

他直起腰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行了，手，你可以把渔线放掉了，让我只用右臂来对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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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直到你不再捣乱。”他用左脚踩住刚才用左手拽着的粗渔线，

身子朝后仰，用背部来承受那股拉力。

“老天帮帮我，快让这抽筋好起来吧，我不晓得这条鱼还会

干出什么事儿来。”

不过它似乎很平静，而且在按着它的计划行动。可是它有

什么计划呢？他想。我又有什么办法来对付它呢？我必须随机

应变，因为它个儿实在太大，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如果

它跳出水来，我就可以把它干掉。但它老待在水里，看来眼下是

没办法了。我就以静制动，跟它耗到底吧。

他在裤子上搓着那只抽筋的手，想使手指放松一下。可是

手就是张不开来。也许晒晒太阳它就会张开了，他想。也许等

那些韧性十足的生鱼肉消化后，它就能张开了。要是非得用这

只手，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张开，不惜任何代价。但眼下我可不想

硬把它张开。让它自己慢慢松开，恢复原样吧。毕竟昨天晚上

我用它把那么多渔线切断又连在一起，真是难为它了。

他眺望海面，才发现此刻他是多么孤单。但他看得见漆黑

的海水深处的五光十色，还有面前伸展开去的渔线和那平静的

海面上的细微的波纹。信风刮起，云块不断地集聚起来。他抬

头望去，见到一群野鸭在水面上飞，在天空的衬托下，就像是一

幅刻画得很清晰的浮雕作品，接着这幅画模糊起来，然后又清晰

起来，于是他想，在海上是没有人会感到孤单的。

他想起有些人划着小船到了看不见陆地的地方，就会害怕

起来，他觉得在天气突然变糟的那几个月里，是会这样。可是如

今正是刮飓风的月份，而在没飓风的时候，这些月份正是一年中

天气最好的时候。

如果飓风要来了，而你在海上的话，总能在好几天前就看见

天上有种种迹象。人们在岸上可看不见，因为他们不知道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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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么，他想。陆地上看到的也一定不一样，云的样子就不同。

但是眼下可不会刮什么飓风。

他望望天空，看见一朵朵白色的积云，形状像一个个可爱的

冰淇淋，而在高高的天空中，一团团卷云就像是画家在九月的高

空背景上画的片片羽毛。

“清风对我可比对你有利啊，鱼兄。”

他的左手依然在抽筋，但他在慢慢地把它张开。

我真厌恶抽筋，他想。这是对自己身体的背叛。要是因为

食物中毒而腹泻或者呕吐，那是在别人面前丢脸。但是抽筋，是

丢自己的脸，尤其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就可以给我揉揉胳膊，从上到下地揉。

不过这手总会松开的，就是要点儿时间。

随后，他用右手摸摸渔线，感到上面的分量变了，这才看见

渔线在水里的斜度也变了。接着，他把身体靠在渔线上，左手又

重又快地往大腿上拍打，他看见倾斜的渔线在慢慢地向上升起。

“它上来啦，”他又焦急又兴奋地喊道，“快点，我的手，请快

点好起来吧。”

渔线慢慢地稳稳地升起来，小船前面的海面鼓了起来，鱼终

于出水了。它不停地展露出它的身躯，水从它背两边直泻下来。

阳光下，这条大鱼亮闪闪的，它的头和背部呈深紫色，两侧的条

纹在阳光下显得宽阔并带着淡紫色。它的长嘴像棒球棒那样

长，逐渐变细，像一把轻剑。它整个身体都露出了水面，然后像

潜水员一样又滑溜地钻进了水里。老人看见它那大镰刀般的尾

巴没入水里，渔线开始飞快地往外溜出去。

“它比我这小船还长两英尺。”老人惊讶地说道。渔线飞快

而平稳地朝水里钻去，看得出来这鱼并没有受到惊吓。老人设

法用双手拉住渔线，用的力气刚好不会被鱼扯断渔线。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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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他没法稳稳地让这鱼慢下来，它就会把渔线全部拖走，并且

绷断。

它可真是条大鱼，我一定得制伏它。我可绝对不能让它知

道它有多大力气，我也不能让它知道它能把我打倒，不然它就可

以轻易逃跑了。不过我要是它，眼下我就会使出所有的力气往

前冲，直到把渔线绷断为止。还好谢天谢地，虽然它们比我们高

尚、能干，但没有我们聪明，不然我们就杀不了它们了。

老人见过许多大鱼。他见过不少重量超过一千磅的，前半

辈子也曾逮到过两条这么大的，不过都不是一个人逮牢的。现

在单枪匹马，又看不见陆地，却跟一条比他曾见过和听说过的还

要大的鱼紧紧拴在一起，糟糕的是他的左手还是像紧抓着的鹰

爪那样抽着筋。

它会好的，它当然会松开来帮一下我的右手。有三样东西

是我的兄弟：那条鱼和我的两只手。这手一定会好的。真可耻，

它竟会抽筋。鱼又慢下来了，用它原来的速度游着。

弄不懂它怎么会跳起来，好像就是为了让我看看它个儿有

多大，把我吓住。反正现在我是知道了。但愿我也能让它看看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让它明白我不是好对付的。不过这样一来

它会看到我这只抽筋的手。不行，我得让它以为我是个比看上

去更厉害的人，我知道我能做到这一点。他又想，但愿我就是这

条鱼，使出所有力量要对付的仅仅是我的意志和我的智慧。

他舒坦地靠在木船舷上，忍受着袭来的痛楚。那鱼稳稳地

游着，小船穿过深色的海水缓缓前进。这时东边吹起了风，海上

起了小浪，到中午的时候，老人的左手不再抽筋了。

“这对你可是个坏消息，鱼兄。”他说着把渔线从披在他肩上

的麻袋上挪了一个位置。

他感到舒服了点，但还是很疼，虽然他根本不承认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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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

“我可不信什么教，”他说，“但我愿意念十遍《天主经》和十

遍《圣母经》，保佑我能逮住这条鱼，要是我逮牢它，我发誓一定

去朝拜科布莱的圣母。我说话算话。”

他机械地做起祷告来。有时他太倦了，背不出祷告词，于是

就念得飞快，这样祷告词就能顺利地自己蹦出来。《圣母经》要

比《天主经》好念，他想。

“万福的玛利亚，主与你同在。妇女之中你最有福，你的儿

子耶稣也有福。圣母玛利亚，现在也好，将来我们临死的时候也

好，都请你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祈祷吧。阿门。”念完他又补了

一句：“万福的童贞圣母，保佑我，让这鱼快快死去，尽管它现在

还是那么了不起。”

念完了祈祷文，他觉得舒坦多了，但疼痛还是丝毫未减，也

许还更厉害了点儿。于是他背靠在船头的木舷上，机械地活动

起他左手的手指来。

尽管有微风柔和地吹来，但此刻太阳已经晒得让人觉得很

热了。

“我还是把那根船尾外的细渔线重新装好鱼饵，要是那鱼打

算在这里再过上一夜，我就要再吃点东西了，再说，水瓶里的水

也不多了。我看这儿除了鲯鳅，也逮不到什么别的东西。但要

是趁新鲜把它吃了，味道也不差。真想今天晚上有条飞鱼跳到

船上来。可惜我没有灯光来引诱它。飞鱼生吃，那味道是没得

说的，而且也用不着把它切成小块。眼下我得保存所有的体力。

天晓得，这条鱼怎么这么大。”

“不管它多么了不起，多么神气，我还是会把它宰了的。”

虽然它这么大，我这么小，看起来很不公平，不过我会让它

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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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那孩子说过的，我是个怪老头儿，现在是我证实这话

的时候了。”

他已经证实过上千回了，这算不了什么。现在他要再证实

一回。每一回都是重新开始，他这样做的时候，从来不去想

过去。

但愿它睡着，这样我也能打个盹，梦见我的狮子，他想。为

什么我的梦里几乎只剩下狮子了呢？别想了，糟老头儿，他对自

己说。靠着木头闭会儿眼睛吧，什么都不要想。它在忙活着，你

就越少忙活越好。

时间已是下午，小船依旧缓慢而稳稳地移动着。不过这会

儿东风给船增加了一份阻力，老人随着不大的海浪缓缓漂流，渔

线勒在他背上的疼痛也变得稍微轻松和缓和了点儿。

下午，渔线有一次又上来了。不过那鱼只是游到了稍微高

一点的水面上。太阳晒在老人的左胳膊、左肩和脊背上。他知

道这鱼游向东北方了。

他见过这鱼一回，现在就能想象出它在水里游的样子了。

它那翅膀般的紫色胸鳍大大地张开着，竖直的大尾巴像大镰刀

般在黝黑的海水里舞动着。不知道在那么深的海里它能看得见

多少东西，老人想。它的眼睛真大。马的眼睛要小得多，但在黑

暗里看得见东西。以前我在黑暗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当然不

是在乌漆墨黑的地方，不过也差不多能跟猫一样看东西了。

晒了会儿太阳，再加上手指不断地活动，老人那抽筋的左手

终于完全松开了，他就开始让它多承担点儿力，并耸耸背上的肌

肉来减轻点渔线带来的疼痛。

“要是你不累的话，鱼兄，那你真是不可思议啦。”

这时他感到非常疲惫，他知道夜色就要降临，所以竭力想些

别的事儿。他想到棒球的两大联赛，他知道纽约扬基队正在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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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底特律老虎队。

今天已经是联赛的第二天了，可我不知道比赛结果，他想。

但我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对得起那个了不起的狄马吉奥。他

脚后跟长了骨刺，疼得要命，还能把一切做得十全十美。骨刺是

什么东西？他问自己。我们可没这玩意儿。它有斗鸡脚上装的

铁刺扎进人的脚后跟那样痛吗？我想我是受不了这种痛的，也

不能像斗鸡那样，瞎了一只眼睛或两只后还在那儿斗。人跟伟

大的鸟兽相比，还真算不上什么。我还是宁愿做那只待在黑暗

里的深水里的动物。

“除非有鲨鱼来，要是有鲨鱼来，愿老天保佑它，也保佑我。”

你相信那了不起的狄马吉奥会像我一样这么长久地守着一

条鱼吗？他想。我相信他会，而且会更长久，因为他年轻力壮。

再说他父亲也当过渔夫。不过骨刺会不会让他痛得受不了？

“我说不上来，”他说出声来，“我可从来没长过什么骨刺。”

太阳下山的时候，为了给自己鼓劲，他想起那回在卡萨布兰

卡的一家酒店里，跟那个码头上力气最大的从西恩富戈斯⑨来

的大个子黑人比手劲的经历。整整一天一夜，他俩把胳膊肘靠

在桌上画的一道粉笔线两侧，他们的前臂向上伸得直直的，双手

握得紧紧的。双方都拼了命地想将对方的手压倒在桌面上。好

多人在赌他俩的输赢，在煤油灯下看得见有人进进出出。他打

量着黑人的胳膊和手，还有那黑人的脸。头八小时过后，他们不

得不每四个小时换一名裁判员，好让裁判员轮流睡觉。他和黑

人手上的指甲缝里都渗出血来，他俩直视着对方的眼睛，看着对

方的手和胳膊，打赌的人在屋里走出走进，坐在靠墙的高椅子上

观望。四壁是木制的，被漆成明亮的蓝色，几盏灯把他们的影子

投射在墙上。黑人的影子特别大，微风吹动挂灯，他的影子在墙

上摇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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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夜，赌注的赔率来回地变换着，有人把朗姆酒送到黑人

嘴边，还替他点上香烟。黑人喝了朗姆酒后，就拼了命地拿出所

有的力气，还真一度把老人（他当时还不是个老人，而是“冠军”

桑地亚哥）的手扳下去将近三英寸。但老人又把手扳回来，恢复

到势均力敌的局面。他当时确信自己能把这个好样的、杰出的

黑人运动员打败。天亮时，打赌的人们要求当和局算了，但裁判

员摇头不同意。老人咬紧牙关，使出浑身的力气，硬是把黑人的

手一点点地往下扳，直到压在桌面上。这场比赛是在一个礼拜

天的早上开始的，直到礼拜一早上才结束。好多打赌的人要求

和局，因为他们得上码头去干活，把麻袋装的蔗糖装上船，或者

上哈瓦那煤行去运煤。要不然人人都会要求比赛分出个胜负

的。但最终他把比赛结束了，而且还赶在了大伙出工之前。

此后好一阵子，人人都管他叫“冠军”。第二年春天又举行

了一场比赛，但这次人们赌注不大。他很容易就赢得了比赛，因

为他在第一场比赛中就已经打垮了那个西恩富戈斯来的黑人的

自信心。此后，他又比赛过几次，再后来就没再比过了。他想他

要真想打败谁就一定能做到。他还觉得扳手腕对他用来钓鱼的

右手很不好。他曾尝试用左手参加了几次练习赛，但他的左手

总是背叛他，不按他的吩咐行动，他也就不信任它了。

一会儿太阳就会把手晒干的，他想。它不会再抽筋了，除非

夜里太冷。还不晓得今天晚上会怎么样。

一架飞机在他头上飞过，正循着航线飞向迈阿密，他看见它

的影子惊起了成群成群的飞鱼。

“有这么多的飞鱼，这里应该有鲯鳅。”他说着就靠着渔线往

后仰，看能不能把那鱼拉过来一点儿。但是不行，渔线照样紧绷

着，上面抖动着水珠，都快绷断了。船缓缓地前进，他紧盯着飞

机，直到看不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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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飞机里一定感觉很怪，不晓得从那么高的地方朝下望，

海是什么样子。要是飞得不高，他们一定能看到这条鱼。我倒

想在两百英寻的高度慢慢地飞，从空中看看这条鱼。以前在捕

龟船上，我站在桅顶横杆那样的高度也能看到不少东西。从那

上面朝下望，鲯鳅看上去更绿，可以看清它们身上的条纹和紫色

斑点，还可以看到它们一整群都在游水。说也奇怪，怎么凡是在

深暗的水流中游得很快的鱼都有紫色的脊背，一般还有紫色条

纹或斑点。鲯鳅在水里看上去当然是绿色的，但事实上它们是

金黄色的。不过当它们饿得慌，想吃东西的时候，身子两侧就会

出现紫色条纹，像大马林鱼那样。到底是因为生气了，还是游得

太快，才让这些条纹显露出来的呢？

就在天黑之前，老人和船经过了很大一片马尾藻。在风浪

很小的海面上，马尾藻起伏摇曳着，仿佛海洋正同什么东西在一

条黄色的毯子下亲热。这时候，他那根细渔线给一条鲯鳅咬住

了。它跃出水面，在最后一线阳光中像金子般耀眼。它在空中

弯起身子，疯狂地挣扎着，惊慌失措地一次次地跃出水面，就像

在做杂技表演。而老人却不慌不忙地挪动身子，回到船尾蹲下，

用右手和胳膊拽住那根粗渔线，然后用左手把鲯鳅往回拉，每收

回一段渔线，就用他光着的左脚踩牢。等到这条带紫色斑点的

金光闪闪的鱼给拉到了船尾边，拼命地左右乱窜时，老人才探出

身去，把它拎到船尾上。它的嘴被渔钩钩住后，抽搐地一张一

合，并使劲地用它那又长又扁的身体、尾巴和脑袋拍打着船底，

直到它的金光闪闪的脑袋被老人用木棍打了一下后，才抖了一

下，不动了。

老人把渔钩从鱼嘴里取出来，重新穿上一条沙丁鱼，把它扔

进了海里。然后他慢慢地挪到船头，洗了下左手，在裤腿上擦

干。接着他又把那根沉重的渔线从右手换到左手，在水里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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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着右手一边望着太阳沉到海那边，还望着那根斜入水中的粗

渔线。

“它可一点儿都没变。”他说。但注视着海水被手阻挡时的

流速，发觉船走得明显慢多了。

“我来把这两支桨交叉绑在船尾，这样在夜里它就会慢下

来。它能熬夜，我也能。”

最好过会儿就把这鲯鳅剖开，让鲜血留在肉里，他想。不过

可以等会儿再弄，眼下先把桨绑起来，在水里拖着，增加阻力。

最好先让鱼安静点，不要在太阳下山时惊动它。怎么说，太阳下

山对所有的鱼来讲都是难熬的。

他举起手来让风吹干，然后拽住渔线，身体贴在木船舷上，

尽量放松，任由自己被拉向前去，以便使船承受的拉力和他自己

承受的一样大，或者更大些。

我是越来越晓得该怎么做了，至少这一点是这样。再说，它

上钩后还没吃过什么东西，而且它身体这么大，需要吃很多的食

物。我可是已经把这整条金枪鱼都吃了。明天我还要吃那条鲯

鳅。他管它叫“黄金鱼”。或许我该一边清理一边吃它。它比那

条金枪鱼要难吃。不过话说回来，有什么事是容易的呢。

“你觉得怎么样，鱼兄？我感觉很好，左手也已经好起来了，

我还有够一夜和一个白天吃的东西。你呢？好好拖着这条

船吧。”

其实他并非真的感觉很好，因为渔线勒在背上的疼痛几乎

超出了能忍受的极限，转而变成了一种让他不放心的麻木。不

过，他想，比这更糟的事儿我也碰到过。一只手被割破了一点

点，另一只手的抽筋也已经好了，两条腿还都很管用。再说，眼

下吃的方面我也比它有优势。

到了九月，太阳一下山，天暗得特别快，现在天已经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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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背靠在船头已磨损的木板上，尽量休息个够。第一批星星已

经出来了，他不知道猎户座⑩的名字，也不知道其中的一颗星星

叫Ｒｉｇｅｌ，但看到它，就知道其他星星马上都会出来，一会儿他就

会见到所有这些遥远的朋友了。

“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他高兴地说，“我还从没看见过或

听说过这样的鱼，不过为了生计，怎么说我也必须把它弄死。真

高兴，我们不用去弄死那些星星。”

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人为了生计得把月亮弄死，那该多糟，

月亮可会逃。不过再想想，要是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去弄死太阳，

那又会怎么样？哦，真不敢想，人还不被烤得跟焦炭一样。我们

生来还算幸运的，他想。

接着他替这条没东西吃的大鱼伤心起来，但伤心归伤心，要

杀死它的决心他倒是一点都没有减弱。把它杀了，该够多少人

吃啊，他想。但话又说回来了，他们配得上吃它吗？不配，当然

不配。就凭它的举止风度和它高贵的尊严，谁都不配吃它。

我可不懂这些玩意儿，可是我们不用去弄死太阳、月亮或星

星，这倒是绝顶的好事。在海上过日子，要弄死我们自己真正的

兄弟，已经够我们受的了。

现在，我该考虑考虑要不要加大力气拖住这条鱼，他想。这

样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要是鱼使劲挣脱，我的渔线就会

被白白拖走好多，也许连鱼也会白白丢掉。小船轻便当然会延

长我们双方的痛苦，但这也是我的安全所在。这鱼能游得这么

快，是他的本领到现在还没真正使出来，要是使出来，那我可就

完蛋了。不管怎么样，我得把这鲯鳅杀了，免得坏了吃不来，我

得吃点长长力气。

现在我要再歇一个钟头，等鱼稳下来，再回船尾去弄那条鲯

鳅，也好再想想什么对策。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可以看看它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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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行动，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两把桨倒是个好计策，不过也该想

想是不是安全。这鱼还是很厉害，我那渔钩挂在它的嘴角，它却

把嘴闭得紧紧的。渔钩的折磨倒算不上什么，不过它的饥饿再

加上我在暗处、它在明处才是它天大的麻烦。歇着吧，老头，让

它去干它的事，你就等着下个任务吧。

他觉得自己歇了差不多两个钟头了，于是就打起精神。月

亮这会儿还没升起来，还要有会儿工夫，他没法判断时间。实际

上他也并没有真正休息，只能说是多少歇了一会儿。肩上还是

承受着鱼的拉力，不过他已经把左手放在了船头的舷上，而逐渐

地让小船本身来承担鱼的拉力。

要是能把渔线拴在船头，那事情就简单多了。可是鱼只要

稍微歪一歪，就会把渔线绷断，那我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必须

用自己的身子来抵牢这渔线的拉力，随时准备用双手把渔线放

出去。

“不过你还没睡觉呢，老头儿。你已经熬了半个白天和一个

晚上了，现在又是一个白天，可你一直都没睡。你得想个法子，

趁鱼安静老实的时候眯会儿眼睛。要是不睡，你的脑子会糊涂

起来的。”

我的脑子够清醒的了，太清醒啦。我那些星星老兄那么亮，

我就像它们那样清醒。不过怎么说我还是得睡会儿。它们要睡

觉，月亮和太阳都要睡觉，连海洋有时候也要睡觉。海洋睡觉

了，那些日子就没什么大风大浪了，她会平静地像一面镜子。

我一定得记着睡会儿，就是逼也要逼自己睡，再想点简单牢

靠的办法把那些渔线安排妥当。好，现在回到船尾去收拾那条

鲯鳅。要是一定要睡的话，得把船桨收起来，不然拖在水里太危

险啦。

不睡觉我倒是也撑得过去，不过这也太危险啦。他小心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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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地爬回船尾，以免惊动那条鱼。说不准它正半睡半醒呢，他

想。不过我可不想让它休息，我得让它拖着，一直拖到它拖不动

为止。

回到船尾，他转了个身，用左手拽住紧勒在肩上的渔线，用

右手从刀鞘中拔出刀子。这会儿星星很亮，那条鲯鳅他看得一

清二楚。在星光下，他把刀刃插进它的头部，从艄板下把它拉出

来，然后用一只脚踩住鱼身，从尾巴沿肚子向上，倏地一刀，直剖

到它的嘴巴为止。接着他放下刀子，用右手掏干净内脏，把鳃也

去掉。他觉得鱼胃在手里沉甸甸、滑溜溜的，就把它剖开。原来

里面藏着两条小飞鱼，而且还很新鲜、坚实，于是他把它们并排

放着，把内脏和鱼鳃扔进水里。它们沉下去时，在水中拖出一道

磷光。鲯鳅冷冰冰的，在星光照射下灰白得像麻风病患者惨白

的脸。老人用右脚踩住鱼头，剥下鱼身上一边的皮，然后把鱼翻

过来，剥掉另一边的皮，最后把鱼身两边的肉从头到尾割下来。

他把鱼骨架悄悄地丢到船外，看看它在水里有没有打转，但

只看到它慢慢下沉时发出的磷光。接着他转过身来，把两条飞

鱼夹在那两片鱼肉中间，把刀子插进刀鞘，然后慢慢地挪回到船

头。他的背因为承受着渔线上的分量都弯了起来，他用右手拿

刚弄好的鱼肉。

回到船头，他把两片鱼肉摊开在船板上，飞鱼搁在旁边。然

后他把勒在肩上的渔线挪了个位置，又用左手拽住了渔线，手搁

在船舷上。然后他探身出去，在水里洗了洗飞鱼，并留意着水流

冲在他手上的速度。刚才剥过鱼皮的手现在发出了磷光。他仔

细看着水流冲他的手，发现水流并不那么有力了。为把粘在手

上的鱼皮抹掉，他侧手在船帮上蹭了蹭，一点点的磷质便浮散开

去，朝船尾慢慢漂去。

“它越来越累了，要不就是在休息。”老人猜想道，“现在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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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鲯鳅全吃了，然后再休息一下，睡一会儿。”

伴着这些星星和越来越冷的夜晚，他吃了半片鱼肉，还吃了

一条去了内脏、切掉了脑袋的飞鱼。“鲯鳅煮熟了吃味道多鲜美

啊，可生吃就跟吃药似的。以后要是不带点盐或酸橙，我绝对不

划船出海。”

我真没脑子，要是白天我泼点海水到船头上，等它晒干了不

就有盐了吗？不过话得说回来，我到太阳快落山时才钓到这条

鲯鳅的，但毕竟还是没做好准备。唉，算了，你看我不是把它全

嚼碎吃下去了嘛，而且还没吐。

东边的天空云朵越积越多，他认识的星星一颗颗地不见了。

眼下风已经停了，而他仿佛正乘着小船进入了一个云朵盛开的

大峡谷。

“三四天内会有坏天气，”他估计道，“不过今天晚上和明天

还不要紧。现在来安排一下，老头子，睡它一会儿，趁这鱼还安

稳的时候睡会儿吧。”

他用右手紧握住渔线，然后用大腿抵牢右手，把全身的重量

压在船头的木板上。接着他把勒在肩上的渔线往下挪了一点

儿，然后用左手撑住它。

只要渔线能紧撑着，我的右手就能握住它，他想。要是我睡

着的时候它松了，往外滑出去，我的左手会把我弄醒的。这样右

手会很吃重，但它吃惯了苦，没事的。哪怕只睡上个二十分钟或

者半个钟头，也是好的。他把整个身子朝前倾，夹住渔线，把全

身的重量靠在右手上，然后入睡了。

他没有梦见狮子，却梦见了一大群鲯鳅，前后有八到十英里

长。这时正是它们交配的季节，它们会高高地跳到半空中，然后

掉回到它们跳出时在水里形成的水涡里。

接着他梦见他在村子里，躺在自己的床上，天正刮着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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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很冷，他的右臂麻木了，因为他的头枕在右臂上，而不是

枕头上。

接着他便又梦到了那道长长的黄色海滩，看见狮子群的第

一头狮子在傍晚时分来到海滩上，接着其他狮子也来了。他把

下巴靠在船头的木板上，而小船就抛了锚停靠在那里，海面上的

晚风吹来，他等待着看有没有更多的狮子来，心里感到很快乐。

月亮升起已经有好一会儿了，而他还一直睡着，幸好大鱼还

平稳地向前游着，而小船驶入了通向云彩峡谷的隧道里。

他突然惊醒过来，因为他的右拳猛地朝他的脸砸去，渔线火

辣辣地从他右手里溜出去。他的左手已没了知觉，于是就用右

手拼命地拉住渔线，就像踩急刹车一样，但渔线还是一个劲儿地

往外溜。幸好他的左手终于抓住了渔线，他仰着身子使劲地把

渔线往后拉，这样一来渔线像火烤般地勒着他的脊背和左手，他

的左手承受了全部的拉力，被勒得很痛，就像刀割一样。他回头

望望那些渔线圈，它们正在滑溜地放出渔线，就好像哪个家伙饿

疯了似的拼命往嘴里吮面条。正在这时，鱼跳了起来，海面像是

地震般地开了个大大的口子，然后它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嘭地掉

了下去。接着大鱼又跳起来，然后又掉下去，反复了好几次。船

走得极快，而渔线仍然飞也似的向外溜，老人一会儿把渔线拉得

很紧，一会儿放松一点，好几次渔线都差一点被拉断。他被拉倒

在船头上，脸庞紧紧地贴在了那切成片的鲯鳅肉上，没法动弹。

我等着的事儿终于来了，那就让我来对付它吧，他想。

我要让它为拖出去的渔线付出代价，对，一定要让它付出代

价，他暗下决心。

他看不到那鱼跳起来，只听见海面的迸裂声和鱼掉下时发

出的沉重的水花飞溅声。溜得飞快的渔线把他的手割得很痛，

但他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所以就设法让渔线勒在起老茧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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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让它滑到掌心或者勒在手指头上。

要是那孩子在这儿，他就会用水把这些渔线圈都弄湿，这样

我就会好受些，他想。是啊，要是孩子在就好了，要是孩子在就

好了。

渔线一个劲地向外溜着、溜着、溜着，不过这时已经慢起来

了，他正在让鱼一英寸一英寸地往外拉。现在他从木船板上仰

起头来，脸不再贴在那片被他脸颊压成烂泥样的鱼肉上了。他

还是在放出渔线，但明显是越来越慢了。他跪了起来，然后慢慢

地站起身来，接着一步一步地挪到可以用脚碰得到但眼睛看不

到的一卷卷的渔线所在的地方。渔线还有很多，现在这鱼不得

不在水里拖着所有这些摩擦力很大的新渔线了。

太好了，他心里暗自高兴。到这会儿它已经跳了不止十二

次了，脊背上的那些液囊都装满了空气，这下它可没法沉到深水

里了，也不会死在那里了，不然我可捞不上来。过会儿它就会打

起圆圈来，那时我一定得想办法对付它。想不通它怎么会突然

跳起来，难道是饿得慌，要起来拼命了？还是在夜里被什么东西

吓了一跳？也有可能它突然感到害怕了。但不像啊，它那么沉

着健壮，似乎是毫无畏惧、信心十足啊。这真奇怪。

“你自己最好也是毫无畏惧并信心十足的，老头子，”他鼓励

自己道，“你是把它暂时制住了，不过你没法收回渔线。还好，过

会儿它就得打转。”

老人这时用他的左手和肩膀拽住渔线。他弯下身去，用右

手舀了一瓢水洗掉粘在脸上被压烂的鲯鳅肉。他怕这肉会让他

恶心，弄得他呕吐，丧失了力气。脸弄干净了之后，他把右手在

船舷外的水里洗了洗，然后让它泡在盐水里，这时日出前的第一

线曙光已经来临。它差不多是朝正东方向走的，他想。这说明

它累了，正随着水流走呢。过会儿它就要打转了。那时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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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才真正开始。等他觉得右手在水里泡的时间够长了，就把它

收了回来，对着它看了看。

“还好，疼痛对一条汉子来说，算不上什么。”

他小心地拽着渔线，不让它嵌进新割破的任何一道伤口。

他挪了挪身子，以便能把左手伸进小船另一边的海水里。

“你这没用的东西，这么点事儿，你都差点儿让我丢脸，”他

对着他的左手埋怨道，“有会儿工夫，我还真以为你不行了呢。”

为什么我生来没有两只好手呢？他想。可能是我自己的

错，没有好好地训练它。不过老天可以作证它的学习机会其实

够多了。不管怎么说，今天夜里它干得还不赖，它仅仅抽了一次

筋。它要是再抽筋，那就干脆让这渔线把它勒断算了。

他想到这里，知道自己的脑子开始有点犯糊涂了，于是想起

应该再吃一点鲯鳅。但是我不能，他对自己说。情愿头重脚轻，

我也不能因为呕吐丧失了我的力气。再说，我要是真吃了下去，

还不知道胃吃不吃得消。唉，现在我一闭眼就想起刚才鱼肉贴

在脸上的熊样，真是狼狈。不过我要把它留着以防万一，臭了再

扔掉也不迟。不过现在想靠营养来增强力气，已经太晚了。你

真蠢，他埋怨自己。赶紧把另外一条飞鱼吃了吧。

飞鱼就放在那儿，已经洗干净，可以吃了。他用左手把它捡

起来，吞到了嘴巴里，细细地咀嚼着鱼骨头，一边嚼一边咽，连尾

巴也吞了下去。

它几乎比任何鱼都更有营养，他想。至少能给我所需要的

那种力气。如今我是竭尽所能了，他想。让这鱼打起转来吧，让

我来好好会会它。

从这次他出海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次出太阳了，这时鱼开始

打起转来。

光从渔线的斜度看，他还判断不出鱼在打转，这还为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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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他只是感觉渔线上的拉力微微地减少了一些，于是他就开

始用右手轻轻地往回拉。渔线还是像往常那样绷得死死的，可

是说也奇怪，拉到快断掉的时候，却渐渐可以往回收了。他把渔

线从肩膀和头上卸下来，然后开始稳稳地往回收渔线。他的双

手一来一回，很有节奏地大幅度地拉着，全身和双腿的力气都用

在了上面，两条老腿和肩膀跟着双手配合地转动着。

“这圈子还真大，不过它总算在打转了。”

接着渔线就收不回来了，他紧紧拉着，竟看见水珠儿在阳光

的照射下从渔线上迸出来。接着渔线就开始往外溜，老人跪下

来，很不情愿地让它又渐渐地退回到深暗的水中。

“它正绕到圈子的外圈去了。”他明白过来。我一定要拼了

老命拉紧，他想。拉紧了，它兜的圈子就会一次比一次小。也许

一个钟头我就能看见它。眼下我一定得稳住，过会儿我就来收

拾它。

但这鱼就只顾自个儿慢慢地打着转，两小时后，老人汗流浃

背，累得骨头都快散了架。还好这时圈子已经小得多了，而且根

据渔线的斜度，他判断出鱼在一边游一边不断地上升。

一个小时里，老人一直眼冒金星。汗水流到他的眼睛里，渗

到眼睛上方和脑门上的伤口里，让他痛得不得了。他倒不怕眼

冒金星，这么拼命地拉渔线，感到头晕目眩是很正常的事。但有

两次他感到天旋地转，差一点就跌倒，这才让他担心。

“我可不能让自己垮下去，就这样死在一条鱼的手里。”他

说，“我都把它顺利地钓到手了，老天一定会保佑我熬过去的。

我要念一百遍《天主经》和一百遍《圣母经》，不过眼下还不

能念。”

就算已经念过了吧，他想，我过会儿再补起。

就在这时，他觉得双手拽住的渔线突然给拉了一下，又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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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来势很猛，又强劲又沉重。

它在用它的长嘴撞铁丝导线呢，他猜想着。这是免不了的，

它必须得这么干。但这样一来也许会让它跳起来，我可是情愿

它继续打转。它要呼吸空气倒必须跳出水面来，但每跳一次，渔

钩就会把伤口拉得更大一点。这可不好，它会把渔钩甩掉。

“别跳啦，鱼啊，”他央求道，“求你别跳啦。”

大鱼又撞了铁丝导线好几次，每次它一甩头，老人就放出一

些渔线。

我必须得让它的疼痛在一个地方，他想，我的痛倒不要紧，

我能控制，但它的疼痛能让它发疯。

过了会儿，鱼不再撞击铁丝了，又慢慢地打起转来。这时老

人开始不停地收进渔线。但是他又感到头晕了。他用左手舀了

点海水，洒在脑门上，然后又洒了点在脖颈上，并揉了揉。

“幸好我没抽筋，”他庆幸地说道，“过会儿它就会蹿出来，我

得熬住。你非熬下去不可，退缩的念头你想都不要想。”

他靠着船头跪下，暂时又把渔线挎在背上。眼下我要趁它

朝外兜圈子的时候歇一下，等它兜回来我再站起来对付它，他这

样做了决定。

他真巴不得在船头歇一下，让鱼自个儿兜个圈子，不用收回

一点渔线。但等到渔线一松动，老人就明白过来，鱼已经掉头朝

小船游过来了。他马上站起来，又开始做起先前收回渔线的那

种左右胳膊转动、交替拉拽的动作，快得就像梭子在飞舞。

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疲惫过，他想，老天助我，现在刮起信风

来了，我正好靠它把这鱼拖过来。这风来得太及时了，我正需

要它。

“等它向外兜下个圈子的时候，我要歇一下，现在我好多了，

再兜个两三圈，我就能逮牢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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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草帽推到后脑勺上，可就在这时，大鱼突然一个转身，

他被渔线一拉，一屁股坐在了船头上。

现在你忙你的吧，鱼兄，他想。你转身时我再来对付你。

这会儿浪大了不少，不过吹的还是晴天的微风，他还得靠它

回去呢。

“我只要朝西南划就成。人在海上是绝不会迷路的，何况这

是个长长的岛屿。”

鱼兜到第三圈的时候，他才看见它。

起先看见的是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它从船底下经过花了很

长时间，他简直不能相信它有那么长。

“不可能，”他说，“它不可能那么大。”

但它就有那么大。一圈兜完，它浮出水面，离老人只有三十

码远，他看见它的尾巴露出在水面上。这尾巴竖起来比一把大

镰刀的刀刃还高，现出极淡的浅紫色，竖在深蓝色的海面上。它

向后倾斜着在水面游，老人看见它庞大的身躯和周身的紫色条

纹。它的脊鳍朝下耷拉着，而它巨大的胸鳍却张得大大的。

大鱼兜完这圈回来时，老人才看清它的眼睛和绕着它游的

两条灰色的小鱼。有时候小鱼贴在它身上，有时候又倏地游开

去，有时候又会在它的阴影里自由自在地游着。它们每条都有

三英尺多长，游得快时像鳗鱼一般，猛烈地甩动着身子。

老人这时在冒汗，不过不光是太阳晒的，还有别的原因。每

回这条大鱼沉着、平静地转回来时，他总是赶紧收回一点渔线，

所以他心里有数，再兜上两个圈子，就有机会把渔叉扎进鱼

身了。

可我必须得把它拉得近点，再近点，越近越好。我可千万不

能扎它的脑袋，我得一出手就扎进它的心脏。

“要冷静，要有力，老头儿。”他要求自己。

２５



老人与海

又兜了一圈，鱼的脊背终于露出来了，但离小船还是太远了

一点。再兜了一圈，还是太远，不过这次露出水面更高了些。老

人深信，再收回一些渔线，就可以把它拉到船边来了。

他早就把渔叉准备好了，连在叉上的那卷细绳子放在一只

圆筐内，一端紧系在船头的缆柱上。

这时大鱼正兜了一个圈子回来，看上去既沉着又美丽，只有

它的大尾巴在摆动。老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拉得再近些。有那么

一会儿，鱼的身子朝他这边倾斜了一下，但它马上竖直了身子，

又兜起圈子来。

“我把它拉动了，”老人惊讶地说，“我刚才竟然把它拉

动了。”

他又感到头晕，可他稳牢自己，竭尽全力拽住了那条大鱼。

我竟把它拉动了，他想。也许这回我能把它拉过来。拉呀，我的

手；站稳了，我的腿儿；熬下去吧，我的头；为了我，你要撑牢，你

可从没晕倒过。他这样鼓励着自己，并狠下决心，这一回一定要

把那条鱼拉过来。

但是，等他使尽浑身力气，动起手来全力拉时，那鱼却侧过

一半身子，然后竖直地游了开去。

“鱼啊鱼，你反正是死路一条，难道你非得把我也害死吗？”

老人有点痛苦地说。

照这样下去我将一事无成，他想。他的嘴巴干得说不出话

来，但此刻他也顾不上伸手去拿水来喝了。这一回我必须把它

拉到船边来，他又下了次决心。它再多兜几圈，我就不行了。

不，他马上否定自己，你行的，你在说什么傻话，你永远行的，你

忘记了你是冠军吗？

下一圈时，他差一点就把它拉了过来，可是这鱼真不是盏省

油的灯，又竖直了身子，慢慢地游走了。

３５



老人与海

你是真要把我害死呀，鱼啊，老人都有点哀叹了。不过你有

权利这样做。我还没见过谁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沉着和更高

贵的呢。老弟，来，整死我。我可不在乎谁整死谁。

现在你脑子又糊涂了，他骂自己。你必须保持清醒，知道

吗？头脑保持清醒。要像个男人一样去忍受痛苦，或者学学人

家鱼兄，他想。

“清醒过来吧，脑袋，”他用轻得连自己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清醒过来吧。”

鱼又兜了两圈，还是老样子。

我弄不懂，老人想。每一回他都觉得自己快要垮了。我真

弄不懂为什么。但我还是要试一下。

他又试了一次，等他把鱼拉得快转过来时，他感到自己就要

垮了。那鱼竖直了身子，好像在嘲笑他一样，又晃晃悠悠地游了

开去，大尾巴还在海面上摇摆着。

我就不信这个邪，我还要再试一下，老人对自己许诺着，尽

管这时他的双手已经软弱无力，眼睛也发花了，只看得见在眼前

闪烁的黑影。

他又试了一下，还是同样情形。原来如此，他好像悟到了什

么似的，我还没动手就感到要垮下来了，是我自己没集中精神，

不行，我还要再试一下。

他忍住一切痛楚，拿出剩余的一点力气和早已丧失殆尽的

自傲，来对付这条大鱼的痛苦挣扎。说也奇怪，这会儿大鱼游到

了他的身边，并继续斯文地游着，它的嘴几乎碰到了小船的船壳

板。它开始在船边游过去，身子又长、又高、又宽，银色的底子上

点缀着紫色的条纹，这条纹在水里显得无穷无尽。

老人扔下渔线，用脚踩牢，然后赶紧把渔叉举得尽可能地

高，使出全身的力气，再加上刚才鼓起的勇气，狠狠地往鱼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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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直扎下去，那位置就在大胸鳍后面一点儿的地方，这胸鳍高

高地竖立着，刚好到老人胸膛的高度。他感觉那铁叉扎了进去，

就赶紧把身子靠了上去，让渔叉扎得更深一点，再用全身的重量

把它压下去。

于是那鱼翻腾起来，尽管死到临头了，它仍从水里高高跳

起，把它那惊人的长度、宽度和它的力量与美丽展露得一览无

余。它仿佛悬在了空中，就停在老人的头顶上方。接着，它轰地

一声掉进水里，浪花溅了老人一身，也溅了一船。

老人感到头晕、恶心，看不大清楚东西，但他还是凭感觉放

松了渔叉上的绳子，让它从他那划破了皮的双手慢慢地溜出去。

等他的眼睛好使了，他看到那鱼已经仰天躺着了，银色的肚皮朝

上。渔叉的柄斜露在鱼的肩部外面，蓝色的海水被它心脏里流

出的鲜血染红了。起初，这摊血黑乎乎的，如同一英里多深的蓝

色海水中的一块礁石，然后它像云彩般扩散开来。那鱼是银色

的，一动不动地随着波浪浮动着。

老人仔细地看着，见到的只是一个个片断的影像。他把渔

叉上的绳子在船头的系缆柱上绕了两圈，然后把头搁在双手上。

“让我的脑子保持清醒吧，”他靠在船头的木板上说，“我是

个疲倦的糟老头儿。可是我杀死了这条鱼，它是我的兄弟。现

在我得去干剩下的辛苦活了。”

现在我得准备好套索和绳子，把它绑在船边，他想。即使我

有两个人，把船装满了水来把它拉上船，然后把水舀掉，这条小

船也绝对容不下它。我得做好一切准备，把它拖过来，再把它好

好绑牢，然后我就可以竖起桅杆，扬起船帆，驾船回家了。

他动手把鱼拖到船边，这样就可以用一根绳子穿过它的鳃，

然后从嘴里把绳拉出来，再把它的头紧紧地绑在船头。我要看

看它、碰碰它、摸摸它，他想。它是我的战利品、我的财产，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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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想。不过我想摸它倒不是为了这个。我想刚才在我第二次

握着渔叉的柄扎进去的时候我已经碰到了它的心脏。现在我得

把它拖过来，绑牢，用一根绳子套牢它的尾巴，再用另一根拴牢

它的腰，把它绑在这小船上。

“说干就干，老头儿，”他说完喝了一小口水，“仗已经打完，

剩下的就是好多苦力活了。”

他抬头望望天空，然后看看船外的鱼。他仔细看了一下太

阳，有些高兴地在心里说了一句，才刚过晌午嘛。这时信风刮起

来了。这些渔线现在都没用了，等我回了家，就和那孩子把它们

再接起来。

“过来吧，鱼。”他召唤道，好像这鱼还活着，能听懂他的话似

的。可是这鱼没过来，而是躺在海面上摇摆着，老人只得把小船

划到它的身边。

等他靠拢了，并把鱼的头靠在船头边时，他简直不能相信它

竟有那么大。他定了定神，从系缆柱上解下渔叉柄上的绳子，穿

进鱼鳃，然后把它从鱼嘴里拉出来，再在它那剑似的长上颚上绕

了一圈，然后穿过另一个鱼鳃，在剑嘴上也绕了一圈，把那两股

绳子打了个结，然后紧系在船头的系缆柱上。接着他割下一截

绳子，走到船尾套住鱼尾巴。这时鱼已经从原来的紫银两色变

成了纯银色，而条纹和尾巴已显出同样的淡紫色。这些条纹比

张开了五指的人的手还要宽，而它的眼睛看上去就像潜望镜中

的反射镜，惨白得毫无生气。

“唉，要弄死它也只有靠这个办法了。”老人说。他喝了水，

觉得好多了，头脑也觉得清醒了，知道自己不会垮了。看样子它

可不止一千五百磅，他估算着，说不准还要重得多。要是去掉头

尾和内脏什么的，肉应该有三分之二的重量，照三毛钱一磅来

算，那该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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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拿枝铅笔来算算，我的脑子还不够清醒。不过，我想

那个了不起的狄马吉奥今天也会替我感到骄傲。我倒没长骨

刺，不过两只手和背真是痛得要命。”不晓得骨刺是什么玩意儿，

他想。说不准我们都长着那东西，只是自己不晓得罢了。

他把鱼牢牢地系在船头、船尾和中央的座板上。它真大，简

直就像在船边又绑了一只要大得多的船。他割了一段渔线，把

鱼的下颌和它的长上颚扎在一起，这样它的嘴就不会张开了，而

船也就可以顺畅地行驶了。然后他竖起桅杆，装上那根当渔钩

用的棍子和下桁，扬起打满补丁的帆，船就开始移动了。他半躺

在船尾，向着西南方向前进了。

他用不着指南针来告诉他哪里是西南方，他只消感觉一下

信风和帆的动向就能知道前进的方向。我还是放根细渔线到水

里，上面系个勺形象饵的东西，或许能骗些鱼儿，钓上来吃吃，也

可以润润嘴。但他找不到勺子，而且沙丁鱼也都烂掉了。他只

好趁船经过那片黄色的马尾藻时用渔钩钩上来一簇海藻，然后

把它抖了抖，里面的虾米就乖乖地都掉在了船板上。他粗粗地

看了一下，差不多有一打以上，活蹦乱跳的，就像沙蚤一般。老

人用拇指和食指掐去了它们的头，然后连壳带尾嚼着吃了下去。

它们小得可怜，不过他知道它们营养丰富，而且味道还很不错。

瓶里还有两口水，老人吃了虾以后，就喝了半口。小船折腾

了这么久，已经有了很多破损，所以现在看起来它行驶得已经算

很不错了。他把舵柄挟在胳肢窝里掌着舵。他看得到那条鱼，

他只要看看自己的两只手，感觉一下脊背还靠在船尾上，就知道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自己没在做梦。有好一会儿，眼看着好事就

要泡汤了，他感到非常难受，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梦罢了，但等

他后来看到鱼跳出水面，落下前一动不动地悬在半空中的那一

刹那，他肯定这是真的，而且猜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天大的秘

７５



老人与海

密，让他怎么都不能相信。虽然现在他看得像往常那样清楚，但

当时看得确实不很清楚。

现在他知道，那鱼就在这里，他的双手和脊背也都实实在在

的，他确定自己绝没有在做梦。这双手很快就会好的，他想。它

们血都快流干了，不过海水会把它们治好的。这海湾里的深蓝

的海水可是世上最好的止血药，我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

这两只老手可都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我们航行得很好。你看

这鱼，闭着嘴，尾巴还一上一下地竖着，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齐

心协力地向前航行。接着他的脑袋就有点儿不清楚了，他竟然

胡思乱想起来，到底是它在带着我回家，还是我在带着它回家？

要是说我把它拖在船后，那就毫无疑问是我带它回家了；要是这

鱼丢尽了面子，被我放进了小船里，那么也不会有什么疑问，还

是我带着它回家。不过这鱼和小船是并排地拴在一起航行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管它呢，只要它高兴，就让它把我带回家去得

了。我把它制伏，只不过是靠了诡计，可它对我却并无恶意。

他们向前航行，还是一帆风顺。老人把流着血的手浸在海

水里，让咸咸的海水刺痛自己来保持头脑清醒。积云堆得很高

很高，上空还有许多的卷云，老人由此看出微风将刮上一个晚

上。老人不时地看看他的那条鱼，好像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一

样。这时离第一条鲨鱼来袭击他刚好还有一个钟头。

这条鲨鱼的到来绝不是偶然的。当暗红色的血不断地从大

鱼身上流出，在一英里深的海里沉下去并弥漫开来的时候，这条

鲨鱼就嗅着这血腥味从海底深处游上来了。它迫不及待地蹿上

来，速度快得竟然冲破了蓝色的水面，直接暴露在阳光里。接着

它就掉回到海里，并循着血腥味的踪迹，顺着小船和大鱼所走的

路线飞快地游去了。

有时它迷失了那气味，但它总会重新捕捉到，或者就凭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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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么一丝气味，然后飞快地拼命跟上，生怕错过了一顿美餐。

这是条很大的灰鲭鲨，生来就是一副好体格，游得跟海里最快的

鱼一般快，除了它的上下颚，全身上下都美极了。它的背部和剑

鱼的一样蓝，肚子是银色的，鱼身光滑而漂亮。要是不看它那张

紧闭着的大嘴，它长得就和剑鱼一样。现在它就在水面下迅速

地游着，高高耸起的背鳍就像刀子一样划破水面，而且一点都不

抖动。在它那紧闭着的双唇里面，八排牙齿全都朝里倾斜着。

这些牙齿和大多数鲨鱼的不太一样，它们不是一般的金字塔形

的，而是像人的手指蜷曲起来时的爪子一样。它们几乎跟老人

的手指一样长，两边都像刀刃般锋利。这种鱼生来就吃海里所

有的鱼，它们游得非常迅速，身体又非常健壮，还有齐备的武器，

真是所向披靡，锐不可当。这时它又闻到了新鲜的血腥味，马上

加快了速度朝目标游去，它那蓝色的背鳍就像刀刃一样快速地

划过水面。

老人看着它游过来，看出这是条有恃无恐而为所欲为的鲨

鱼，心里顿时微微一沉。他马上准备好渔叉，系紧绳子，紧紧盯

住这条向他游来的鲨鱼。不过一摸绳子，才发现短了一截，缺了

刚才他割了用来绑鱼的那一段。

这会儿老人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心底下了十二分的决

心，但并没抱多少希望。事情太好了就不会长久，他这样对自己

解释道。他一会儿盯着步步逼近的鲨鱼，一会儿朝那条大鱼看

上一眼。说不准这真的是一场梦，他想。我没法阻止它来袭击

我，不过我也许能弄死它。放马过来吧，灰鲭鲨！碰上我算你倒

霉了。

鲨鱼飞快地逼近船尾，疯狂地袭击大鱼，老人看着它张大了

嘴，眼睛显得很奇怪。它咬住了鱼尾巴上面一点儿的地方，牙齿

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鲨鱼的头已经露在了水面上，它的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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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显露出来，老人清晰地听见那条大鱼的皮肉被撕裂的声

音。就在这一瞬间，他把渔叉朝下猛地向鲨鱼的脑袋扎去，刚好

扎在它两眼之间的那条线和从鼻子笔直延伸到脑后的那条线的

交叉点上。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两条线，有的只是又大又尖的蓝

蓝的脑袋和两只巨大的眼睛，还有那嘎吱作响、吞噬一切的凸出

的两颌。但老人知道那儿正是大脑的所在，于是就使出了全身

所有的力气，用鲜血模糊的双手握着一支上好的渔叉向它扎了

下去。老人扎它倒并不抱什么希望，但怀着十分的决心和十二

分的狠心。

鲨鱼翻了个身，老人看出它眼睛里已经没了生气，接着它又

翻了个身，刚好在自己身上缠了两圈绳子。老人知道这鲨鱼就

快死了，但它还是挣扎了一下。它肚子朝上，尾巴拍打着，两颌

嘎吱作响，像一艘快艇似的在水面上划行。它拍打着尾巴，海水

泛出白色的泡沫来。它四分之三的身体露出在水面上，绳子一

下子被绷得很紧，它抖了一下，绳子啪地一声就断了。鲨鱼在水

面上静静地浮了一会儿，老人紧盯着它，然后它慢慢地沉了

下去。

“可惜呀，它可吃了我大约四十磅肉。”老人叹惜道。它把我

的渔叉也带走了，还有那么多绳子，他想，而且糟糕的是现在这

条鱼流的血更多了，一定还会有其他的鲨鱼来。

他不忍心地朝这条大鱼看了一眼，因为它已经被咬得残缺

不全了。当鱼受到攻击的时候，他觉得就像自己受到攻击一样。

可是我把这条鲨鱼给杀了，谁让它来偷吃我的鱼，这就算是

我为我的大鱼报了仇，他想。这条鲨鱼可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

灰鲭鲨。天晓得，我竟见过这么大的鲨鱼。

事情太好了就不会长久了，他又一次这样解释道。我倒真

希望在做梦呢，那样我就根本没有钓到过这条鱼，我也可以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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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铺满旧报纸的床上了。

“不过人可不是生来就要接受失败的，”他说，“一个人可以

被毁灭，但决不能被击垮。”不过我把这条大马林鱼给杀了，还是

很伤心，他想。现在倒霉的时候终于要来了，而我连渔叉都丢

了。这条灰鲭鲨真是又残忍又能干，又强壮又聪明。不过还好

我比它更聪明。谁知道呢，说不准我比它要笨，他想。也许只是

我的武器比它强罢了。

“别多想啦，糟老头。”他大声地命令自己，“顺着这航线向

前，走一步看一步吧。”

但我一定得想想法子呀，他明白过来。因为我剩下的就这

些东西了。你看，就这点东西，还有个棒球。不晓得那个了不起

的狄马吉奥会不会喜欢我那样击中它的脑子。这可没什么了不

起的，他想，谁都做得到。不过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这双手跟骨

刺一样是个很大的麻烦？我可不晓得。我的脚后跟可从没出过

什么毛病，除了有一次在游水时我踩到了一条海鳐鱼，被它刺了

一下，我的小腿就麻痹了，真是痛得要命。

“想点开心的事儿吧，糟老头，”他说，“现在你可是每过一分

钟，就离家近一步啊。丢了四十磅鱼肉，你航行起来不是更轻快

了吗？”

他很清楚等小船进了海流的中部会发生什么事。可是眼下

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有办法，”他惊喜地说出声来，“我可以把刀子绑在一支

桨的把子上。”

于是他就一个胳肢窝挟着舵柄，一只脚踩住帆脚索，把刀子

绑了上去。

“行了，”他说，“老头儿还是我这个老头儿，不过我现在总算

不是赤手空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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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风刮得大了些，他还是很顺利地向前航行着。他看了

看鱼的上半身，渐渐地恢复了一点儿希望。

我真蠢，怎么会不抱希望呢，他想。再说，我认为这是个罪

过。得了吧，别想罪过了，他嘲笑自己道。麻烦都已经够多了，

还想什么罪过。何况我压根儿就不懂这个。

我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罪过，也说不准我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也许杀死这条鱼真是一桩罪过。我看是的，尽管我是为了养活

自己并且给许多人带来吃的才这么干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

什么事不是罪过？别再想罪过了。再说现在想它也太迟了，我

都把它杀了，而且有些人是拿了钱来干这个的。让他们去想吧。

你生来就是个渔夫，就像那鱼天生就是一条鱼一样。圣彼德

罗瑏瑡是个捕鱼的，跟那个了不起的狄马吉奥的父亲一样。

但他就是喜欢去想所有那些有他卷在里头的事，而且因为

没有什么东西好看，又没有收音机，他就想得特别多，一个劲地

想着罪过。你把鱼杀了可不光是为了养活自己、卖了它换买食

品，他想。你杀了它还为了自尊心，因为你是个渔夫。它活着的

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是爱它。要是你爱它，杀了它就不是罪

过。但说不准是更大的罪过。

“你想得太多了，糟老头。”他说出声来。

但你杀了那条灰鲭鲨不是很开心嘛，他想。它跟你一样，也

靠吃活鱼维持生命。它不是食腐动物，也不像有些鲨鱼那样，只

知道游来游去到处捕食满足胃口。它是美丽而高贵的，什么都

不怕。

“我杀它是自卫，”老人为自己辩解道，“而且我让它死得很

干脆。”

再说，世上到处都是一种东西杀死另外一种东西，只不过方

式不同罢了。捕鱼养活了我，同样也会把我害死。不过那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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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在帮我活下去，他想。我可不能过分地自欺欺人。

他探身出去，从鱼身上被鲨鱼咬过的地方撕下一块肉。他

细嚼着，觉得肉质很好，味道很鲜美，有韧性，汁液丰富，就像牲

口的肉，不过不是红色的。肉里一点筋都没有，他知道要是在市

场上这肉准能卖最高的价钱。可是眼下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不让

它的气味散发到水里去，老人预感糟糕透顶的时刻就快要来了。

风继续吹着，不过稍微往东北方向偏了一点，他明白这意味

着风一下子还不会停下来。老人朝前方望去，看不到一片风帆，

也看不到任何船或它们冒出来的烟。只有飞鱼从他船头下跃

起，向两边游走，还有就是一簇簇黄色的马尾藻。他连只鸟儿都

看不到。

航行了两个钟头，他一直在船尾歇着，有时候从大马林鱼身

上撕下点儿肉来嚼嚼，有时休息一下，保持体力，就在这时他看

到了两条鲨鱼中首先露面的那一条。

“Ａｙ。”他大声地喊了一声。这个词是没法翻译的，也许不

过是一个响声，就像一个人感觉钉子穿过他的双手，钉进木头时

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尖叫。

“加拉诺鲨！”他惊讶地喊出声来。他看见另一个鳍紧跟在

第一个的背后从水里冒出来，凭那褐色的三角形鳍和不断扫动

的尾巴，老人认出它们正是铲鼻鲨。它们嗅到了血腥味，变得很

兴奋，因为饿昏了头，于是就激动得一会儿迷失了嗅迹，一会儿

又嗅到了。它们一直紧紧地跟着，步步靠近。

老人系紧帆脚索，卡牢舵柄。然后他拿起绑了刀子的桨，尽

可能轻地把它举起来，因为他那双手已经痛得不听使唤了。然

后他把手张开，再轻轻地捏住了桨，让双手松弛下来。他把手紧

紧地合拢，以便能忍受疼痛而不致退缩，一边注视着游过来的鲨

鱼。这会儿他看见了它们那又宽又扁的铲子般的头，还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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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尾呈白色的宽阔的胸鳍。这种发出难闻气味的鲨鱼，特别让

人讨厌，既吞食其他的鱼，也吃腐烂的死鱼，饿得慌的时候，连船

上的桨和舵都会咬。就是这些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上睡觉的

时候咬掉它们的脚和像鳍一样的四肢，要是碰到它们饿疯的时

候，还会在水里袭击人，即使人身上并没有什么鱼血或黏液的

腥味。

“Ａｙ，”老人说道，“来吧，加拉诺鲨。快来送死吧。”

它们来了，但和那条灰鲭鲨不一样。一条转了个身，钻到小

船底下不见了。老人觉得小船晃动起来，原来它在用嘴撕拉大

鱼了。另一条用它那眯成缝似的黄眼睛注视着老人，然后飞快

地游过来，张大着半圆形的上下颌，朝鱼身上已被咬过的地方咬

去。在它褐色的头顶和脑袋跟脊髓相连的地方有道清晰的纹

线，老人就看准那儿把绑在桨上的刀子朝那交叉点狠狠地扎进

去，然后迅速地拔出来，再扎进这鲨鱼的黄色的猫眼。鲨鱼放开

了咬住的鱼，身子朝下滑，但临死时还把咬下的肉吞了下去。

另一条鲨鱼还在疯狂地撕咬着大马林鱼，小船剧烈地摇晃

着，于是老人就索性松开了帆脚索让小船横过来，这样鲨鱼就从

船底下暴露了出来。他一看到鲨鱼，就探出身，一桨朝它扎去。

他只扎在肉上，而鲨鱼的皮紧得很，刀子几乎都戳不进去，而且

这一戳还震痛了他的双手和肩膀。鲨鱼很狡猾，迅速地浮了上

来，探出了它的脑袋。说时迟，那时快，老人趁它的鼻子刚伸出

水面往那条大鱼凑上去的时候，就对准它扁平的脑袋正中扎了

下去。然后老人马上拔出刀刃，看准了朝同一地方又扎了下去。

但这条鲨鱼仍旧紧闭着上下颌，死死地咬住大鱼不放，老人就顺

势在它的左眼上给了一刀。不过这条鲨鱼真是硬骨头，馋死鬼，

还是吊在那里。

“还不死心？那好！”老人说着就把刀刃戳进它的脊骨和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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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之间。这次扎起来很容易，他感觉它的软骨已经被戳掉了。

老人把桨倒过来，然后把刀刃插进鲨鱼的两颌之间，想把它的嘴

撬开。他把刀刃一转，鲨鱼就乖乖地松开了嘴溜走了。“滚吧，

加拉诺鲨，滚得远远的，到一英里深的水里去，那里有你的朋友，

说不准它还是你的老娘呢。”

老人擦了擦刀刃，把桨放下。然后他摸到了帆脚索，张起帆

来，让小船重新回到原先的航道。

“这些畜生，一定吃掉了我四分之一的鱼肉，而且都是上好

的鱼肉。”他心痛地说道，“但愿这只是一个梦，我压根儿就没有

钓到过它。鱼啊，事情弄成这样，我真是很难过。”他不说话了，

这时不想再看这条鱼了。大鱼已经流光了血，被海水冲刷着，虽

然身上的条纹还看得出来，但看上去已经像镜子背面镀的银色

一样了。

“鱼兄啊，我真不该来这么远的地方，你看现在我俩，我真是

很抱歉，鱼兄。”

好了，别傻了，他自言自语。去看看绑刀子的绳子，看看有

没有割断，再把自己的手弄弄好，还有鲨鱼要来呢。

“要是有块石头磨磨刀就好了，”老人看了看绑在桨把子上

的刀子说道，“我该带块磨刀石过来的。”你该带的东西多着呢，

他想。但你什么都没带来，老糊涂啊。眼下可不是想你没带什

么东西的时候，想想怎么利用手头有的东西吧。

“你给我的好忠告太多了，我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他一边

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把舵柄夹在胳肢窝里，双手浸到了水里，

而小船在朝前行进。“天晓得最后那条鲨鱼咬了我多少鱼肉，这

船现在倒轻多了。”他不愿去想大鱼被咬得像破棉絮一样的肚

子。他知道每次鲨鱼猛地撞上去，就是一大块鱼肉被撕掉了，而

大鱼现在就等于是给所有的鲨鱼留下了一条追踪的痕迹，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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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海面上开了一条大道。

它可真是条大鱼，要是鲨鱼没来的话，足够一个人整整过一

个冬天啦。别想这个啦，想也没用，还是休息一下，把你的手弄

弄好，保护这剩下的鱼肉吧。我手上的血腥味跟水里这么重的

血腥味比，就算不上什么了。再说，我这双手出的血也不多。割

破的那点地方也算不上什么。说不准出血还能让我的左手不会

抽筋呢。

现在我还有什么可想的呢？什么都没有。我必须得什么都

不想，才能对付下一条鲨鱼。

但愿这真是一个梦。不过谁晓得呢？说不准到最后我真能

把它带回家呢。

接着来的还是条铲鼻鲨，不过是单枪匹马。看它的架势，就

像一头猪急急忙忙地奔向饲料槽，不过猪可没有那么大的嘴巴，

要是有的话，那人的脑袋都放得进了。老人来了个欲擒故纵，就

让鲨鱼咬住大鱼，然后把桨上绑着的刀子扎进了它的脑袋。但

鲨鱼朝后猛地一扭，翻了个身，刀刃啪的一声断掉了。

老人赶紧坐稳，掌好舵。这次他连看都不看那条大鲨鱼，任

由它在水里慢慢地下沉，起先就是整个身子那么大，然后渐渐变

小了，最后只剩一丁点儿了。这种情景总让老人看得入迷，可是

这会儿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现在我还剩那个渔钩，不过它没什么用处。我还有两把

桨，还有那个舵把和短棍。”

如今它们可真是把我打败了。我太老了，用棍子是打不死

鲨鱼的。不过我还有桨、短棍和舵把，有这些我就一定要试试。

他又把双手浸在海水里泡着。下午在渐渐地过去，已经快

傍晚了，除了大海和天空，他什么都看不见。风比刚才刮得大

了，他想着不久就能看到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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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累了，老家伙，你都累到骨头里了。”

鲨鱼直到快日落的时候才又一次来袭击他。

老人看见褐色的鳍顺着大鱼在水里留下的宽阔的痕迹游

来。它们竟然都不用来回寻找鱼腥味就笔直地并排着朝小船

游来。

他刹住舵把，系紧帆脚索，伸手到船尾底下拿棍子。拿出来

的是个桨柄，是从一支断桨上锯下来的，大约两英尺半长。因为

上面有个把手，所以他只能用一只手才能方便地使用。他就选

了右手紧紧地捏住，弯着手按在上面，一边紧盯着过来的鲨鱼。

来的这两条都是加拉诺鲨。

我得让第一条鲨鱼好好咬住了再打它的鼻尖，或者就朝它

头顶正中打，他想。

两条鲨鱼一起紧逼过来，他一看到靠他很近的那条鲨鱼张

开了嘴把牙齿嵌进了大鱼的银色腹部，就高高地举起棍子，然后

向下重重地打在鲨鱼宽阔的头顶上。棍子打下去时，他觉得好

像敲在坚韧的橡胶上，但他也感觉到了坚硬的骨头，于是就趁鲨

鱼从大鱼身边滑下去的时候，又重重地朝它鼻尖上砸了一下。

另一条鲨鱼蹿上来后就狡猾地溜走了，这会儿它张大了嘴

又扑了上来。它狠狠地撞在鱼身上，然后闭上两颌，老人只看见

一块块白色的鱼肉从它嘴角溢出来。他抡起桨柄朝它砸去，只

打中了头部，鲨鱼朝他看看，愣是把咬在嘴里的肉给撕了下来。

老人趁它溜开去把肉咽下时，又抡起棍子朝它砸下去，不过只打

中了它那厚实而坚韧的像橡胶一样的地方。

“过来吧，加拉诺鲨，再来吃呀。”

鲨鱼冲上前来，老人把棍子举到最高位置，趁它合上两颌时

结结实实地给了它一棍子。这一下他感到打中了它脑门后面的

骨头，于是在同一部位又给了它一棍子，这时鲨鱼慢慢地撕下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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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咬着的鱼肉，从鱼身边溜走了。

老人观望着，等它回来，可两条鲨鱼都没有再露面。接着他

看见其中一条在海面上绕着圈儿游着，但没看见另外一条。

杀死它们是不可能了，但要是我还年轻力壮，我肯定行。不

过我已经把它们痛打了一顿，估计它们中哪一条都不会觉得好

过。要是能用两只手抡起一根棒球棒，我准能把第一条打死。

即使现在也能行，他想。

他再不愿朝那条鱼看一眼了。他知道它半个身子已经被咬

烂了。刚才跟鲨鱼搏斗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天马上就要黑了，到那时候我就能看得到哈瓦那的灯火

了。如果我一直往东走到很远的地方，就会看见一个新开辟的

海滩上的灯光。”

现在我离陆地应该不会太远，他想。这几天一直在海上，真

希望没人会为此担心。当然了，那孩子肯定会担心。可我相信

他对我一定有信心。好多老渔夫也会担心的。还有不少别的

人，他想。我住在一个好镇子里啊。

他不能再跟这鱼说话了，它都给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接着

他脑海里想起了一件事。

“鱼兄啊，我现在只能叫你半条鱼了，你原来可是条完整的

鱼。我真的很抱歉，我出海太远，我把咱俩都给毁了。不过我们

杀死了不少鲨鱼，就你跟我一起，我们还打伤了好多条。你杀死

过多少鱼啊，好兄弟？你头上长着那只矛一样的嘴，总不是白长

的吧？”

他喜欢想想这条鱼，想着要是它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那会

怎样对付一条鲨鱼。唉，我真笨，我该砍下它这长嘴，拿来跟那

些鲨鱼斗，但我没有斧头，后来我又把那把刀弄丢了。

要是把它砍下来了，我就可以把它绑在桨把上，那该是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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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器啊！那样，我们就能并肩跟它们斗啦。鱼兄啊，要是它们

夜里来，你说咱们该怎么办？你有什么法子？

“对，跟它们斗，我要跟它们斗到底。”

但眼下既没有反光，也看不见什么灯火，只有风和那拉得稳

稳的帆，周围一片漆黑，他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死了。他合上双

手，摸摸掌心。双手还没死，他只需把它们分开再合上，就能感

到活生生的痛楚。他把脊背靠在船尾上，肩膀告诉他自己还没

有死。

我许过愿，要是逮住了这条鱼，我会念很多遍祷告，但我现

在实在太累了，念不动了。我还是把麻袋拿来披在肩上吧。

他躺在船尾掌着舵，仰望着天空，等着从天空中出现反光。

我还有半条鱼，他想。也许我运气好，能把这半条带回去。我总

该多少有点运气吧。不，他否定了自己。谁让你走得这么远，你

都把好运给冲没啦。

“别傻了，保持清醒，掌好你的舵。说不准你还有不少好

运呢。”

“要是有什么地方卖好运，我倒想买一些。”

我拿什么来买呢？他问自己。不知道我拿一支弄丢了的渔

叉、一把断了的小刀和两只伤了的手能不能买到。

“也许能。你不是想用在海上的八十四天来买它吗？人家

也几乎把它卖给了你。你看，你不是已经钓了一条大鱼，还把它

绑在了船边吗？这就是最大的运气啊！”

我可不能再胡思乱想了。好运这玩意儿，变着法儿来，谁认

得出啊？可不管它是个什么样子，我都要一点儿，要多少钱我就

给多少。要是我能看到灯火的反光就好了！我的愿望也太多

了，但眼下我想的就是这个。他尽力坐得舒服些来把好舵，因为

身上一直疼痛，他就知道自己还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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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夜里十点的时候，他看见了城市的灯火反射出来的光

线。起初只能依稀地看到一点，就像月亮升起前天上的微光，然

后越过洋面望去，光线渐渐地清晰了，而此刻风也刮得越来越大

了，大海波涛汹涌起来。他驾着小船来到了反光的圈子里，要不

了多久就能靠近湾流了，他心想。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过它们说不准还会再来袭击我。

我一个人，没有武器，天又这么黑，怎么能对付它们呢？

这会儿他的身子僵硬疼痛，夜晚的寒风一吹，他的伤口和身

上所有劳损过度的地方都疼痛起来。我希望我不用再跟它们斗

了，我真是希望不用再斗下去了。

但到了午夜，他还是又跟它们搏斗了一回，而这一回他知道

怎么搏斗也是徒劳的。它们成群进攻，朝大鱼直扑上来，老人只

看见它们的鳍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水纹，还有它们身上发出的

磷光。他朝它们的头打去，听到它们的牙齿撕咬大鱼的声音，还

有它们在船底咬住大鱼时小船摇晃的声音。他看不到它们，只

能凭感觉和听觉判断它们的位置，然后拼了命地挥动着棍子朝

它们狠狠地砸去，但一会儿他就感到有什么东西用力地抓牢了

棍子，然后棍子就不见了。

他把舵柄从舵上猛地拽下，提起它连打带砍，双手握着它一

次次地向下戳去。可它们这会儿都到了船头前面，一条跟着一

条地冲上来，成群地撕下一块块的鱼肉。当它们转身再来时，这

些鱼肉在水面下发出一点点的亮光。

最后，有条鲨鱼朝鱼头冲过来，他知道这下子完了。他把舵

柄抡起来就朝鲨鱼的脑袋劈过去。鲨鱼的牙齿咬住了厚实的鱼

头，那儿的肉咬不下来，它的嘴被卡牢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朝鲨

鱼劈过去。他听见舵把啪的一声断了，就索性拿起断下的把手

朝鲨鱼扎去。他感觉已经扎进去了，而且心里清楚它还锋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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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呢，就顺势再往下扎。鲨鱼终于松了嘴，翻了个身跑了。这是

这群鲨鱼中的最后一条。它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这时老人已经喘不过气来，嘴里的味儿怪怪的。这味儿带

着铜腥气，又有点甜丝丝的，他一下子害怕起来，还好这味儿并

不太浓，一会儿就过去了。

他朝海里吐了一口唾沫说道：“把它也吃了吧，加拉诺鲨。

做个美梦吧，就梦见你干掉了一个老头。”

如今他明白自己最终还是给打败了，败得已经没法补救了。

他回到船尾，发现那断成锯齿形的舵把还可以安在舵的狭槽里，

这样掌舵就没问题了。他把麻袋围在肩上，让小船顺着航线前

进。现在他航行得很轻松，他放下了所有的念头，同时也没了任

何感觉。现在他什么都不顾了，只想着尽可能顺利地把小船行

驶到家乡的港口。夜里还有些鲨鱼来咬那死鱼的残骸，就好像

有人到饭桌上捡剩下的面包屑一样。老人没去搭理它们，只顾

一心一意地掌好舵。他只注意到了船舷边再也没什么沉重的东

西了，小船这时走得特别轻松，特别顺畅。

船还好好的，它完好无损，除了那个舵把，不过换一个很方

便的。

他感觉到小船已经顺着湾流在前进了，并看见从沿岸那些

海滩上的房子里透出来的灯光。他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

方，而回家是不用担心了。

不管怎么说，风总是我们的朋友。然后他又纠正了自己，有

时候是。还有大海，海里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对

了，还有床，床也是我的朋友。对，就是床。床真是个了不起的

东西。要是吃了败仗，躺在床上那是很舒服的。我从来都不知

道床竟然有这么舒服。那是什么东西把你打败了？

“没什么东西把我打败，要怪就怪我出海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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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划进小港，露台餐馆的灯光全熄灭了，他知道人们都上

床休息了。刚才海风慢慢变强，这会儿刮得更厉害了，不过港湾

里还是静悄悄的。他把小船划到岩石下一小片鹅卵石前。没人

来帮他的忙，他只好尽量把船往岸上靠，然后跨出船来，用绳索

把小船系在一块岩石上。

他拔下桅杆，把帆卷起来绑好。然后他把桅杆扛在肩上往

岸上爬。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有多疲惫。他歇了一会儿，然后

借着街灯的反光，回头一看，发现那条鱼的大尾巴笔直地竖在小

船的船尾后面。他看到它那光秃秃的脊骨弯曲成一条白线，还

有那黑糊糊的脑袋，上面的长嘴还凸出在那里，而鱼头和鱼尾之

间除了骨头还是骨头。

他接着往上爬，到了顶上，他摔倒在地，就索性躺了一会儿，

让桅杆横压在肩下。他想爬起来，可就是起不来，他只好扛着桅

杆坐在那儿，望着小路。一只猫从路那头走过，忙着它自己的

事，老人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又顾自望着小路了。

望了好一会儿，他才鼓了鼓劲放下桅杆，站起身来。然后他

抓起桅杆，把它扛在肩上，顺着小路走去。路上他不得不坐下歇

了五次，才走到他的棚屋。

进了棚屋，他把桅杆靠在墙上，摸着黑找到了一只水瓶，喝

了一口水。然后他在床上躺下，拉起毯子，盖在肩上，再盖好背

和腿。他脸朝下躺在报纸上，两臂笔直地伸到了床外，手掌

向上。

早上，当孩子朝门内张望时，他正熟睡着。风刮得很猛，那

些撒网的渔船不会出海了，所以孩子便睡了个懒觉，然后就到老

人的棚屋来。老人不在的每个早上，他都过来看一看。孩子看

见老人在喘气，接着又看见了老人的那双手，他哭了起来。他憋

住声悄悄地走出去拿咖啡，一路上边走边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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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渔夫围在那条小船旁，看着绑在船边的东西。有一个

渔夫卷起了裤腿站在水里，用一根渔线在量大鱼的残骸。

孩子没有走下岸去，实际上他刚才已经去过了，有个渔夫正

替他看管着这条小船。

“他怎么样？”一个渔夫大声问道。

“在睡觉，”孩子喊着回答道，他不在乎人家看见他在哭，“不

要让谁去打扰他。”

“从鼻子到尾巴足足有十八英尺长。”那个量鱼的渔夫叫道。

“我相信。”孩子说。

他走进露台餐馆，要了一罐咖啡。

“要烫一点，多加些牛奶和糖。”

“还要点什么？”

“不要了。过会儿我再看看他想吃点什么。”

“那条鱼可真大，”饭店老板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

你们昨天捉到的那两条也不错。”

“让我的鱼见鬼去吧。”孩子说着又哭了起来。

“想要什么喝的吗？”老板问。

“不要，”孩子说，“叫他们别去打扰桑地亚哥。我就回来。”

“跟他说我很难过。”

“谢谢。”孩子说。

孩子拿着那罐热咖啡一直走进老人的棚屋，然后在他的身

边坐下，等着他醒来。有一会儿眼看他快醒过来了，可是他翻了

个身，又沉沉地睡过去了，孩子只好跨过小路去借了些木柴，点

着了重热了一下咖啡。

老人终于醒了。

“别坐起来，”孩子说，“把这个喝了。”他倒了些咖啡在一只

玻璃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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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接过杯子，喝下了咖啡。

“它们把我打败了，马诺林，它们确实把我打败了。”

“它没把您打败。那条鱼可没有把您打败。”

“对。但后来我是真的被它们打败了。”

“佩德里科在看守着小船和打鱼的工具。您打算怎么处置

那个鱼头？”

“让佩德里科把它切碎，放在捕鱼机里使用。”

“那个长嘴呢？”

“你要的话就送给你吧。”

“我要，”孩子说，“现在我们来计划一下别的事情。”

“他们来找过我吗？”

“当然啦。他们还派出了海岸警卫队和飞机。”

“海洋太大，而船又太小，它们很难看见我。”老人说，这时他

觉得可以对一个人说说话而不用自言自语或对着海洋说话真是

很开心的一件事，“我很想你，你们抓到什么没有？”

“头一天一条，第二天一条，第三天两条。”

“很好。”

“现在我们又可以一起钓鱼了。”

“不，我运气不好。我再也不会有好运了。”

“去它的好运吧，”孩子说，“我会给您带来好运的。”

“你爸妈会怎么说？”

“我才不在乎呢。昨天我抓了两条。不过现在我们要一起

钓鱼，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向您学呢。”

“我们得弄一支能扎死鱼的好长矛，经常把它放在船上。你

可以用一辆旧福特汽车上的弹簧片做矛头。我们可以拿到瓜纳

巴科亚瑏瑢去磨，把它磨得很锋利，不要回火锻造，不然它会断裂。

我的刀子就是这样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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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再去弄把刀子来，把弹簧片也磨磨快。这大风要刮多

少天？”

“说不准。可能三天，可能还不止。”

“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孩子说，“您把手养好，老爷爷。”

“我知道怎么把它们照顾好。夜里，我感到胸口有什么东西

碎了，我吐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出来。”

“把胸口也养养好，”孩子说，“躺下吧，老爷爷，我去给您拿

干净的衬衫，再带点吃的过来。”

“我不在的这两天的报纸，你也随便给我带一份过来。”

“您得快点好起来，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向您学呢，您可以把

什么都教给我。您吃了多少苦啊？”

“不少啊。”

“我去把吃的和报纸拿过来，”孩子说，“好好休息吧，老爷

爷。我再到药房弄点药来给您治治手。”

“记得跟佩德里科说那鱼头是他的了。”

“好的，我知道了。”

孩子出了门，沿着那已经被踩踏得没了棱角的珊瑚石路走

去，他又哭了起来。

那天下午，露台餐馆来了一群游客。有个女人朝下面的海

水望去，看见在一些空的啤酒罐头和死梭鱼中间，有一条又粗又

长的白色脊骨，一端还有条巨大的尾巴。东风从港口外头不断

地掀起大浪，而这尾巴就随着潮水摇摆着。

“那是什么？”她指着那条大鱼长长的脊骨问一名服务员。

这脊骨现如今只是垃圾了，就等着潮水来把它冲走。

“Ｔｉｂｕｒｏｎ，”服务员说，“就是鲨鱼……”他正打算解释这是

怎么回事，但说到这里，那位女士就接过了话。

“我不知道鲨鱼还有这么漂亮的尾巴，形状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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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她的男伴说道。

在沿着小路上去的棚屋里，老人又睡着了。他还是脸朝下

躺着，孩子坐在他身边，看着他。老人又梦见狮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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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墨西哥湾暖流简称湾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暖流。沿北美大

陆东岸向东北流击，至北纬４０°附近进入西风带开始折向东流，并呈扇

形展开，称北大西洋暖流。南赤道暖流因受巴西大陆之阻而分出的北

支———圭亚那暖流，经墨西哥湾流出变为佛罗里达暖流，与北赤道暖

流北上的安的列斯暖流汇合，组成强劲的湾流。该暖流因绕经炎热的

墨西哥湾后而流出，因此规模很大，水温很高。在佛罗里达出口处宽

约６０—８０公里，出口后加宽到１５０公里，深度达８００米，流速每日

１３０—１５０公里，表层水温度２７℃—２８℃。湾流及北大西洋暖流所经

之地水温和气温大幅度升高，在强大西风吹送下向东北可直达北极圈

以北的巴伦支海，使欧洲西北部也成为温暖湿润的温带海洋性气候，

一月平均气温比同纬度的亚洲东岸和北美东岸气温要高出１５℃—

２０℃，位于北极圈以北的苏联北冰洋沿岸港口摩尔曼斯克港成为不冻

港。墨西哥湾暖流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暖流，除上述北赤道暖

流、安的列斯暖流加上南赤道暖流北上的圭亚那暖流外，还有墨西哥

湾接受了由信风不断赶入的暖水，使墨西哥湾成了巨大的“热蓄水

库”。从佛罗里达海峡流出的强大而高温、高速的佛罗里达洋流，与从

东南来的安的列斯暖流汇合后，声势更大。

②鲯鳅是分布在世界温暖地区的洄游鱼类，以追逐飞鱼及竹筴鱼

而出名，肉味并不可口，体色极美，但死后马上褪色。

③位于中美洲尼加拉瓜的东部，此地大多为茂密的热带雨林，土

壤相当肥沃，适合农耕。

④这支纽约市的棒球队是美国职业棒球界的强队。

⑤美国职业棒球界按水平高低分大联赛及小联赛两种组织，美国

联赛是两大联赛之一，扬基队是其中的佼佼者。

⑥指费城的希贝公园，是该市棒球队比赛的主要场地。

⑦在北大西洋东部的一个火山群岛，位于摩洛哥西南，当时尚未

独立，隶属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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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测量水深的单位，每英寻等于１８２９米。

⑨位于哈瓦那东南，是古巴中部滨加勒比海的一良港。

⑩我国天文学称之为参宿七，光度极亮。猎户座是赤道带星座之

一。每年２月５日晚上８时猎户座经过上中天，是冬季夜晚星空的一

个大星座，是全天最华丽的星座，也是众多星座中亮星最多的一个

星座。

瑏瑡即彼得。耶稣刚开始传道时，在加利利海边所收的最早的四个

门徒之一。

瑏瑢位于哈瓦那东约５英里处，为哈瓦那的郊区，有海滨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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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ｌｄＭɑｎɑｎｄｔｈｅＳｅɑ

ＨｅｗａｓａｎｏｌｄｍａｎｗｈｏｆｉｓｈｅｄａｌｏｎｅｉｎａｓｋｉｆｆｉｎｔｈｅＧｕｌｆ

Ｓｔｒｅａｍａｎｄｈｅｈａｄｇｏｎｅｅｉｇｈｔｙｆｏｕｒｄａｙｓｎｏｗ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ａｋｉｎｇａ

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ｔｙｄａｙｓａｂｏｙｈａｄｂｅｅｎｗｉｔｈｈｉｍ．Ｂｕｔａｆｔｅｒ

ｆｏｒｔｙ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ｆｉｓｈｔｈｅｂｏｙ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ｈａｄｔｏｌｄｈｉｍｔｈａｔｔｈｅ

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ｎｏｗ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ｓａｌａｏ①，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ｆｏｒｍｏｆｕｎｌｕｃｋ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ｙｈａｄｇｏｎｅａｔｔｈｅｉｒｏｒｄｅｒｓｉ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ｂｏａ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ｕｇｈｔｔｈｒｅｅｇｏｏｄｆｉｓｈ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ｗｅｅｋ．Ｉｔ

ｍａｄｅ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ｄ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ｃｏｍｅｉｎｅａｃｈｄａｙｗｉｔｈｈｉｓ

ｓｋｉｆｆｅｍｐｔ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ｗａｙｓｗｅｎｔｄｏｗｎｔｏｈｅｌｐｈｉｍｃａｒｒｙ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ｃｏｉｌｅｄｌｉｎｅｓｏｒｔｈｅｇａｆｆａｎｄｈａｒｐｏ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ｉｌｔｈａｔｗａｓ

ｆｕｒｌｅ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ｍａｓｔ．Ｔｈｅｓａｉｌｗａｓｐａｔｃｈｅｄｗｉｔｈｆｌｏｕｒｓａｃｋｓ

ａｎｄ，ｆｕｒｌｅｄ，ｉｔｌｏｏｋｅｄｌｉｋｅｔｈｅｆｌａｇ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ｄｅｆｅａｔ．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ｔｈｉｎａｎｄｇａｕｎｔｗｉｔｈｄｅｅｐｗｒｉｎｋｌｅｓｉｎｔｈｅ

ｂａｃｋｏｆｈｉｓｎｅｃｋ．Ｔｈｅｂｒｏｗｎｂｌｏｔ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ｓｋ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ｓｕｎｂｒ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ｉｔ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ｓｅａｗｅｒｅ

ｏｎｈｉｓｃｈｅｅｋｓ．Ｔｈｅｂｌｏｔｃｈｅｓｒａｎｗｅｌｌｄｏｗｎｔｈｅｓｉｄｅｓｏｆｈｉｓｆａｃｅ

ａｎｄｈｉｓｈａｎｄｓｈａｄｔｈｅｄｅｅｐ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ｃａｒｓｆｒｏｍ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ｈｅａｖｙ

ｆｉｓｈ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ｄｓ．Ｂｕｔ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ｓｃａｒｓｗｅｒｅｆｒｅｓｈ．Ｔｈｅｙ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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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ａｓｏｌｄａｓｅｒｏｓｉｏｎｓｉｎａｆｉｓｈｌｅｓｓｄｅｓｅｒｔ．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ｈｉｍ ｗａｓｏｌｄｅｘｃｅｐｔｈｉｓｅｙ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ｏｒａｓｔｈｅｓｅａ ａｎｄ ｗｅｒｅｃｈｅｅｒｆｕｌａｎｄ

ｕｎｄｅｆｅａｔｅｄ．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ｔｏｈｉｍａｓｔｈｅｙｃｌｉｍｂｅｄｔｈｅｂａｎｋ

ｆｒｏｍ 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ｗａｓｈａｕｌｅｄｕｐ．“Ｉｃｏｕｌｄｇｏｗｉｔｈｙｏｕ

ａｇａｉｎ．Ｗｅｖｅｍａｄｅｓｏｍｅｍｏｎｅｙ．”

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ｈａｄｔａｕｇｈｔｔｈｅｂｏｙｔｏｆｉｓｈ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ｙ

ｌｏｖｅｄｈｉｍ．
“Ｎｏ，”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Ｙｏｕｒｅｗｉｔｈａｌｕｃｋｙｂｏａｔ．Ｓｔａｙ

ｗｉｔｈｔｈｅｍ．”

“Ｂｕｔ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ｈｏｗｙｏｕｗｅｎｔｅｉｇｈｔｙｓｅｖｅｎ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ｉｓｈａｎｄｔｈｅｎｗｅｃａｕｇｈｔｂｉｇｏｎｅｓ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ｗｅｅｋｓ．”

“Ｉ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Ｉｋｎｏｗｙｏｕｄｉｄｎｏｔｌｅａｖｅ

ｍ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ｙｏｕｄｏｕｂｔｅｄ．”

“Ｉｔｗａｓｐａｐａｍａｄｅｍｅｌｅａｖｅ．ＩａｍａｂｏｙａｎｄＩｍｕｓｔ

ｏｂｅｙｈｉｍ．”

“Ｉｋｎｏｗ，”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Ｉｔｉｓｑｕ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

“Ｈｅｈａｓｎｔｍｕｃｈｆａｉｔｈ．”

“Ｎｏ，”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Ｂｕｔｗｅｈａｖｅ．Ｈａｖｅｎｔｗｅ？”

“Ｙｅｓ，”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ＣａｎＩｏｆｆｅｒｙｏｕａｂｅｅｒｏｎ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ｗｅｌｌｔａｋｅｔｈｅｓｔｕｆｆｈｏｍｅ．”

“Ｗｈｙｎｏ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Ｔｈｅｙｓａｔｏｎ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ａｎｄｍ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ｍａｄｅ

ｆｕｎ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ｎｏｔａｎｇｒｙ．Ｏｔｈ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ｅｒ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ｈｉｍａｎｄｗｅｒｅｓａｄ．Ｂｕｔｔｈｅｙｄｉｄｎｏｔｓｈｏｗ

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ｙｓｐｏｋｅｐｏｌｉｔｅｌｙ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ｓｔｈ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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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ｄｄｒｉｆｔｅｄｔｈｅｉｒｌｉｎｅｓａ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ｇｏｏ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ｆ

ｗｈａｔｔｈｅｙｈａｄｓｅｅｎ．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ｏｆｔｈａｔｄａｙｗｅｒ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ｉｎａｎｄｈａｄｂｕｔｃｈｅｒｅｄｔｈｅｉｒｍａｒｌｉｎｏｕｔａｎｄｃａｒｒｉｅｄｔｈｅｍ

ｌａｉｄｆｕｌｌｌｅｎｇｔｈａｃｒｏｓｓｔｗｏｐｌａｎｋｓ，ｗｉｔｈｔｗｏｍｅｎｓｔａｇｇｅｒｉｎｇａｔ

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ｅａｃｈｐｌａｎｋ，ｔｏ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ｏｕｓｅ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ｗａｉｔｅｄｆｏｒ

ｔｈｅｉｃｅｔｒｕｃｋｔｏｃａｒｒｙｔｈｅｍｔｏ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Ｈａｖａｎａ．Ｔｈｏｓｅｗｈｏ

ｈａｄｃａｕｇｈｔｓｈａｒｋｓｈａｄｔａｋｅｎｔｈｅｍｔｏ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ｆａｃｔｏｒｙｏｎ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ｖｅ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ｈｏｉｓｔｅｄｏｎａｂｌｏｃｋａｎｄ

ｔａｃｋｌｅ，ｔｈｅｉｒｌｉｖｅｒｓｒｅｍｏｖｅｄ，ｔｈｅｉｒｆｉｎｓｃｕｔｏｆｆ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ｈｉｄｅｓ

ｓｋｉｎｎｅｄｏｕ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ｌｅｓｈｃｕｔｉｎｔｏｓｔｒｉｐｓｆｏｒｓａｌｔｉｎｇ．

Ｗｈｅｎｔｈｅｗｉｎｄ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ｍｅｌｌｃａｍ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

ｈａｒｂｏｕ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ｆａｃｔｏｒｙ；ｂｕｔｔｏｄａｙ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ｔｈｅ

ｆａｉｎｔ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ｏｄｏｕ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ｗｉｎｄｈａｄｂａｃｋ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ｎｄｒｏｐｐｅｄｏｆｆ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ａｎｄｓｕｎｎｙｏｎ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
“Ｙｅｓ，”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Ｈｅｗａｓｈｏｌｄｉｎｇｈｉｓｇｌａｓｓ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ｆｍａｎｙｙｅａｒｓａｇｏ．
“ＣａｎＩｇｏｏｕｔｔｏｇｅｔｓａｒｄｉｎｅｓｆｏｒｙｏｕｆｏｒ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Ｎｏ．Ｇｏａｎｄｐｌａｙｂａｓｅｂａｌｌ．ＩｃａｎｓｔｉｌｌｒｏｗａｎｄＲｏｇｅｌｉｏｗｉｌｌ

ｔｈｒｏｗｔｈｅｎｅｔ．”

“Ｉ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ｇｏ．ＩｆＩｃａｎｔｆｉｓｈｗｉｔｈｙｏｕ，Ｉ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

ｓｅｒｖｅｉｎｓｏｍｅｗａｙ．”

“Ｙｏｕｂｏｕｇｈｔｍｅａｂｅｅｒ，”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Ｙｏｕａｒ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ａｍａｎ．”

“ＨｏｗｏｌｄｗａｓＩｗｈｅｎｙｏｕｆｉｒｓｔｔｏｏｋｍｅｉｎａｂｏａｔ？”

“ＦｉｖｅａｎｄｙｏｕｎｅａｒｌｙｗｅｒｅｋｉｌｌｅｄｗｈｅｎＩｂｒ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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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ｏｇｒｅａｔａｎｄｈｅｎｅａｒｌｙｔｏｒｅｔｈｅｂｏａｔｔｏｐｉｅｃｅｓ．Ｃａｎｙｏｕ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Ｉｃａｎ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ｔｈｅｔａｉｌｓｌ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ｂａ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

ｔｈｗａｒ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ｌｕｂｂｉｎｇ．Ｉｃａｎ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ｙｏｕｔｈｒｏｗｉｎｇｍ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ｂｏｗ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ｗｅｔｃｏｉｌｅｄｌｉｎｅｓｗｅｒｅ

ａｎｄｆｅ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ｂｏａｔｓｈｉ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ｏｆｙｏｕｃｌｕｂｂｉｎｇ

ｈｉｍｌｉｋｅｃｈｏｐｐｉｎｇａｔｒｅｅｄｏｗ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ｗｅｅｔｂｌｏｏｄｓｍｅｌｌａｌｌ

ｏｖｅｒｍｅ．”

“Ｃａｎｙｏｕｒｅａｌｌｙ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ｔｈａｔｏｒｄｉｄＩｊｕｓｔｔｅｌｌｉｔｔｏｙｏｕ？”

“Ｉ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ｗｈｅｎ ｗ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ｅｎ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ｈｉｍｗｉｔｈｈｉｓｓｕｎｂｕｒｎｅｄ，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ｌｏｖｉｎｇｅｙｅｓ．
“ＩｆｙｏｕｗｅｒｅｍｙｂｏｙＩｄｔａｋｅｙｏｕｏｕｔａｎｄｇａｍｂｌｅ，”ｈｅ

ｓａｉｄ．“Ｂｕｔｙｏｕａｒｅｙｏｕｒｆａ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ｙｏｕｒ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ｙｏｕａｒｅ

ｉｎａｌｕｃｋｙｂｏａｔ．”

“ＭａｙＩｇｅｔｔｈｅｓａｒｄｉｎｅｓ？ＩｋｎｏｗｗｈｅｒｅＩｃａｎｇｅｔｆｏｕｒｂａｉｔｓ

ｔｏｏ．”

“Ｉｈａｖｅ ｍｉｎｅｌｅｆｔｆｒｏｍ ｔｏｄａｙ．Ｉｐｕｔｔｈｅｍｉｎｓａｌｔｉｎ

ｔｈｅｂｏｘ．”

“Ｌｅｔｍｅｇｅｔｆｏｕｒｆｒｅｓｈｏｎｅｓ．”

“Ｏｎ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Ｈｉｓｈｏｐｅａｎｄｈｉｓ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ｈａｄ

ｎｅｖｅｒｇｏｎｅ．Ｂｕｔｎｏｗ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ｆｒｅｓｈｅｎｉｎｇａ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ｂｒｅｅｚｅ

ｒｉｓｅｓ．
“Ｔｗｏ，”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
“Ｔｗｏ，”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ａｇｒｅｅｄ．“Ｙｏｕｄｉｄｎｔｓｔｅａｌｔｈｅｍ？”

“Ｉｗｏｕｌｄ，”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ＢｕｔＩｂ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ｓｅ．”

２８



老人与海

“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Ｈｅｗａｓｔｏｏｓｉｍｐｌｅｔｏ

ｗｏｎｄｅｒｗｈｅｎｈｅｈａｄａｔｔａｉｎｅｄｈｕｍｉｌｉｔｙ．Ｂｕｔｈｅｋｎｅｗｈｅｈａｄ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ｉｔａｎｄｈｅｋｎｅｗ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ｄｉｓｇｒａｃｅｆｕｌａｎｄｉｔｃａｒｒｉｅｄｎｏ

ｌｏｓｓｏｆｔｒｕｅｐｒｉｄ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ｉ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ｂｅａｇｏｏｄｄａｙ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ｅｓａｉｄ．
“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ｙｏｕｇｏ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ｙａｓｋｅｄ．
“Ｆａｒｏｕｔｔｏｃｏｍｅｉｎｗｈｅｎｔｈｅｗｉｎｄｓｈｉｆｔｓ．Ｉｗａｎｔｔｏｂｅｏｕｔ

ｂ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ｌｉｇｈｔ．”

“Ｉｌｌｔｒｙｔｏｇｅｔｈｉｍｔｏｗｏｒｋｆａｒｏｕｔ，”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Ｔｈｅｎｉｆ

ｙｏｕｈｏｏｋ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ｒｕｌｙｂｉｇｗｅｃａｎｃｏｍｅｔｏｙｏｕｒａｉｄ．”

“Ｈ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ｌｉｋｅｔｏｗｏｒｋｔｏｏｆａｒｏｕｔ．”

“Ｎｏ，”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ＢｕｔＩｗｉｌｌｓｅ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ｈｅ

ｃａｎｎｏｔｓｅｅｓｕｃｈａｓａｂｉｒ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ｔｈｉｍｔｏｃｏｍｅｏｕｔａｆｔｅｒ

ｄｏｌｐｈｉｎ．”

“Ａｒｅｈｉｓｅｙｅｓｔｈａｔｂａｄ？”

“Ｈｅｉｓａｌｍｏｓｔｂｌｉｎｄ．”

“Ｉｔｉｓｓｔｒａｎｇ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Ｈｅｎｅｖｅｒｗｅｎｔｔｕｒｔｌｅ

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ｓｗｈａｔｋｉｌｌｓｔｈｅｅｙｅｓ．”

“Ｂｕｔｙｏｕｗｅｎｔｔｕｒｔｌｅｉｎｇｆｏｒｙｅａｒｓｏｆｆｔｈｅ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ｙｏｕｒｅｙｅｓａｒｅｇｏｏｄ．”

“Ｉａｍａｓｔｒａｎｇｅｏｌｄｍａｎ．”

“Ｂｕｔａｒｅｙｏｕｓｔｒｏｎｇｅｎｏｕｇｈｎｏｗｆｏｒａｔｒｕｌｙｂｉｇｆｉｓｈ？”

“Ｉｔｈｉｎｋｓｏ．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ｔｒｉｃｋｓ．”

“Ｌｅｔｕｓｔａｋｅｔｈｅｓｔｕｆｆｈｏｍｅ，”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ＳｏＩｃａｎｇｅｔ

ｔｈｅｃａｓｔｎｅｔａｎｄｇｏ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ａｒｄｉｎｅｓ．”

Ｔｈｅｙｐｉｃｋｅｄｕｐｔｈｅｇｅａ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ａｔ．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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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ｒｉｅｄｔｈｅｍａｓｔｏｎ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ｙｃａｒｒｉｅｄｔｈｅｗｏｏｄｅｎ

ｂｏｘ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ｉｌｅｄ，ｈａｒｄｂｒａｉｄｅｄｂｒｏｗｎ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ｇａｆｆａｎｄｔｈｅ

ｈａｒｐｏｏｎｗｉｔｈｉｔｓｓｈａｆｔ．Ｔｈｅｂｏｘ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ａｉｔｓｗａ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ｓ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ｌｕｂｔｈａｔ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ｕｂｄｕｅ

ｔｈｅｂｉｇｆｉｓｈ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ｂｒｏｕｇｈｔ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Ｎｏｏｎｅｗｏｕｌｄ

ｓｔｅａ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ｏｔａｋｅｔｈｅｓａｉｌａｎｄ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ｌｉｎｅｓｈｏｍｅａｓｔｈｅｄｅｗｗａｓｂａｄ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ｈｅ

ｗａｓｑｕｉｔｅｓｕｒｅｎｏｌｏｃ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ｗｏｕｌｄｓｔｅａｌｆｒｏｍｈｉｍ，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 ａ ｇａｆｆ ａｎｄ ａ ｈａｒｐｏｏｎ ｗｅｒｅ ｎｅｅｄｌｅｓｓ

ｔｅｍｐ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ｌｅａｖｅｉｎａｂｏａｔ．

Ｔｈｅｙｗａｌｋｅｄｕｐ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ｏ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ｓｈａｃｋ

ａｎｄｗｅｎｔｉ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ｉｔｓｏｐｅｎｄｏｏｒ．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ｅａｎｅｄｔｈｅ

ｍａｓｔｗｉｔｈｉｔｓｗｒａｐｐｅｄｓａｉｌ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ｙｐｕｔｔｈｅ

ｂｏｘ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ｇｅａｒｂｅｓｉｄｅｉｔ．Ｔｈｅｍａｓｔｗａｓｎｅａｒｌｙａｓｌｏｎｇ

ａｓｔｈｅｏｎｅｒｏｏｍ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ｃｋ．Ｔｈｅｓｈａｃｋｗａｓｍａｄ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ｕｇｈ

ｂｕｄｓｈ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ｐａｌｍ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ａｌｌｅｄｇｕａｎｏａｎｄｉｎｉｔ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ｂｅｄ，ａｔａｂｌｅ，ｏｎｅｃｈａｉｒ，ａｎｄａｐｌ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ｄｉｒｔｆｌｏｏｒ

ｔｏｃｏｏｋｗｉｔｈｃｈａｒｃｏａｌ．Ｏｎｔｈｅｂｒｏｗｎｗａｌｌ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ａｔｔｅｎｅｄ，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ｒｄｙｆｉｂｅｒｅｄｇｕａｎｏ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ｏｌｏｒｏｆ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ＨｅａｒｔｏｆＪｅｓｕｓａ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ｏｆｔｈｅ

ＶｉｒｇｉｎｏｆＣｏｂｒｅ．Ｔｈｅｓｅｗｅｒｅｒｅｌｉｃｓｏｆｈｉｓｗｉｆｅ．Ｏ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ｈａｄ

ｂｅｅｎａｔｉｎｔｅｄ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ｈｉｓｗｉｆｅｏｎｔｈｅｗａｌｌｂｕｔｈｅｈａｄ

ｔａｋｅｎｉｔｄｏｗ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ｍａｄｅｈｉｍｔｏｏｌｏｎｅｌｙｔｏｓｅｅｉｔａｎｄｉｔｗａｓ

ｏｎｔｈｅｓｈｅｌｆ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ｕｎｄｅｒｈｉｓｃｌｅａｎｓｈｉｒｔ．
“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ｈａｖｅｔｏｅａｔ？”ｔｈｅｂｏｙａｓｋｅｄ．
“Ａｐｏｔ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ｃｅｗｉｔｈｆｉｓｈ．Ｄｏｙｏｕｗａｎｔｓｏｍｅ？”

“Ｎｏ．Ｉｗｉｌｌｅａｔａｔｈｏｍｅ．Ｄｏｙｏｕｗａｎｔｍｅ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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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ｒｅ？”

“Ｎｏ．Ｉｗｉｌｌｍａｋｅｉｔｌａｔｅｒｏｎ．ＯｒＩｍａｙｅａｔｔｈｅｒｉｃｅｃｏｌｄ．”

“ＭａｙＩｔａｋｅｔｈｅｃａｓｔｎｅｔ？”

“Ｏｆ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ｃａｓｔｎ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ｙ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ｙ

ｈａｄｓｏｌｄｉｔ．Ｂｕｔｔｈｅｙｗ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ｉｓｆｉｃｔｉｏｎ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ｎｏｐｏｔ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ｃｅａｎｄｆｉｓｈ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ｙｋｎｅｗｔｈｉｓｔｏｏ．
“Ｅｉｇｈｔｙｆｉｖｅｉｓａｌｕｃｋｙｎｕｍｂｅｒ，”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Ｈｏｗ

ｗｏｕｌｄｙｏｕｌｉｋｅｔｏｓｅｅｍｅｂｒｉｎｇｏｎｅｉｎｔｈａｔｄｒｅｓｓｅｄｏｕｔｏｖｅｒ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ｐｏｕｎｄｓ？”

“Ｉｌｌｇｅｔｔｈｅｃａｓｔｎｅｔａｎｄｇｏｆｏｒｓａｒｄｉｎｅｓ．Ｗｉｌｌｙｏｕｓｉｔｉｎｔｈｅ

ｓｕｎｉｎｔｈｅｄｏｏｒｗａｙ？”

“Ｙｅｓ．Ｉｈａｖｅ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Ｉ ｗｉｌｌｒｅａｄｔｈｅ

ｂａｓｅｂａｌｌ．”

Ｔｈｅｂｏｙｄｉｄｎｏｔｋｎｏｗ ｗｈｅｔｈｅｒ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ｓｐａｐｅｒｗａｓａ

ｆ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ｏ．Ｂｕ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ｂｒｏｕｇｈｔｉｔｏｕｔｆｒｏ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ｅｄ．
“Ｐｅｒｉｃｏｇａｖｅｉｔｔｏｍｅａｔｔｈｅｂｏｄｅｇａ，”ｈ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ｌｌｂｅｂａｃｋｗｈｅｎＩｈａｖｅｔｈｅｓａｒｄｉｎｅｓ．Ｉｌｌｋｅｅｐｙｏｕｒｓａｎｄ

ｍｉｎ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ｏｎｉｃｅａｎｄｗｅｃａｎｓｈａｒｅｔｈｅｍｉｎ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

ＷｈｅｎＩｃｏｍｅｂａｃｋｙｏｕｃａｎｔｅｌｌｍ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ａｓｅｂａｌｌ．”

“ＴｈｅＹａｎｋｅｅｓｃａｎｎｏｔｌｏｓｅ．”

“ＢｕｔＩｆｅａｒ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ｓｏｆ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Ｈａｖｅｆａ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ｋｅｅｓｍｙｓｏｎ．Ｔｈｉｎｋ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ＩｆｅａｒｂｏｔｈｔｈｅＴｉｇｅｒｓｏｆＤｅｔｒｏ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ｓｏｆ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Ｂ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ｏｒｙｏｕｗｉｌｌｆｅａｒｅｖｅｎｔｈｅＲｅｄｓｏｆ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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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Ｓｏｘ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ＹｏｕｓｔｕｄｙｉｔａｎｄｔｅｌｌｍｅｗｈｅｎＩｃｏｍｅｂａｃｋ．”

“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ｕｙａ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ｌｏｔｔｅｒｙｗｉｔｈ

ａｎｅｉｇｈｔｙｆｉｖｅ？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ｉｓ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ｙｆｉｆｔｈｄａｙ．”

“Ｗｅｃａｎｄ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Ｂｕｔｗｈａｔａｂｏｕｔ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ｙｓｅｖｅｎｏｆｙｏｕｒｇｒｅａｔｒｅｃｏｒｄ？”

“Ｉｔ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ｈａｐｐｅｎｔｗｉｃｅ．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ｙｏｕｃａｎｆｉｎｄａｎ

ｅｉｇｈｔｙｆｉｖｅ？”

“Ｉｃａｎｏｒｄｅｒｏｎｅ．”

“Ｏｎｅｓｈｅｅｔ．Ｔｈａｔｓｔｗｏｄｏｌｌａｒｓａｎｄａｈａｌｆ．Ｗｈｏｃａｎｗｅ

ｂｏｒｒｏｗｔｈａｔ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ｓｅａｓｙ．Ｉｃａｎａｌｗａｙｓｂｏｒｒｏｗｔｗｏｄｏｌｌａｒｓａｎｄａｈａｌｆ．”

“ＩｔｈｉｎｋｐｅｒｈａｐｓＩｃａｎｔｏｏ．ＢｕｔＩｔｒｙｎｏｔｔｏｂｏｒｒｏｗ．Ｆｉｒｓｔ

ｙｏｕｂｏｒｒｏｗ．Ｔｈｅｎｙｏｕｂｅｇ．”

“Ｋｅｅｐｗａｒｍ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ｗｅａｒｅ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ｗｈｅ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ｃｏｍ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
“Ａｎｙｏｎｅｃａｎｂ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ｉｎＭａｙ．”

“Ｉｇｏｎｏｗ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ｒｄｉｎｅｓ，”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

Ｗｈｅｎｔｈｅｂｏｙｃａｍｅｂａｃｋ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ａｓｌｅｅｐｉｎ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ｎｗａｓｄｏｗｎ．Ｔｈｅｂｏｙｔｏｏｋｔｈｅｏｌｄａｒｍｙｂｌａｎｋｅｔ

ｏｆｆｔｈｅｂｅｄａｎｄｓｐｒｅａｄｉ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ｉｒａｎｄｏｖｅｒｔｈｅ

ｏｌｄ ｍａ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ｓｔｉｌｌ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ｖｅｒｙ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ｃｋ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ｓｔｒｏｎｇｔｏｏ

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ｄｉｄｎｏｔｓｈｏｗｓｏｍｕｃｈｗｈｅ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

ａｓｌｅｅｐａｎｄｈｉｓｈｅａｄｆａｌｌｅ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Ｈｉｓｓｈｉｒｔｈａｄｂｅｅｎｐａｔｃｈｅｄ

ｓｏｍａｎｙｔｉｍｅｓ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ｓａｉｌ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ｃｈｅｓｗ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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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ｄｅｄｔｏｍａｎ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ｈａｄｅｓｂｙｔｈｅｓｕ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ｈｅａｄ

ｗａｓｖｅｒｙｏｌｄｔｈｏｕｇ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ｈｉｓｅｙｅｓｃｌｏ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ｌｉｆｅ

ｉｎｈｉｓｆａｃｅ．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ｌａｙ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ｓｋｎｅ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ｈｉｓａｒｍ ｈｅｌｄｉｔ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 ｂｒｅｅｚｅ．Ｈｅ ｗａｓ

ｂａｒｅｆｏｏｔｅｄ．

Ｔｈｅｂｏｙｌｅｆｔｈｉｍｔｈｅｒｅａｎｄｗｈｅｎｈｅｃａｍｅｂａｃｋ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

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ａｓｌｅｅｐ．
“Ｗａｋｅｕｐ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ａｎｄｐｕｔｈｉｓｈａｎｄｏｎｏｎｅ

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ｋｎｅｅｓ．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ｏｐｅｎｅｄｈｉｓｅｙ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ａｍｏｍｅｎｔｈｅｗａｓ

ｃｏｍｉｎｇｂａｃｋｆｒｏｍａｌｏｎｇｗａｙａｗａｙ．Ｔｈｅｎｈｅｓｍｉｌｅｄ．
“Ｗｈａｔｈａｖｅｙｏｕｇｏｔ？”ｈｅａｓｋｅｄ．
“Ｓｕｐｐｅｒ，”ｓａｉｄｔｈｅｂｏｙ．“Ｗｅｒｅｇｏｉｎｇｔｏｈａｖｅｓｕｐｐｅｒ．”

“Ｉｍｎｏｔｖｅｒｙｈｕｎｇｒｙ．”

“Ｃｏｍｅｏｎａｎｄｅａｔ．Ｙｏｕｃａｎｔｆｉｓｈａｎｄｎｏｔｅａｔ．”

“Ｉｈａｖｅ，”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ｓａｉｄｇｅｔｔｉｎｇｕｐ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ｆｏｌｄｉｎｇｉｔ．Ｔｈｅｎｈ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ｆｏｌｄ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ｅｔ．
“Ｋｅｅｐ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ｅｔａｒｏｕｎｄｙｏｕ，”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Ｙｏｕｌｌｎｏｔ

ｆｉｓｈ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ａｔｉｎｇｗｈｉｌｅＩｍａｌｉｖｅ．”

“Ｔｈｅｎｌｉｖｅ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ａｋｅｃａｒｅｏｆ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ｓａｉｄ．“Ｗｈａｔａｒｅｗｅｅａｔｉｎｇ？”

“Ｂｌａｃｋｂｅａｎｓａｎｄｒｉｃｅ，ｆｒｉｅｄｂａｎａｎａｓ，ａｎｄｓｏｍｅｓｔｅｗ．”

Ｔｈｅｂｏｙｈａｄｂｒ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ｍｉｎａｔｗｏｄｅｃｋｅｒ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Ｔｈｅｔｗｏｓｅｔｓｏｆｋｎｉｖ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ｋｓａｎｄｓｐｏｏｎｓ

ｗｅｒｅｉｎ ｈｉｓｐｏｃｋｅｔ ｗｉｔｈ ａｐａｐｅｒｎａｐｋｉｎ ｗｒａｐｐｅｄａｒｏｕｎｄ

ｅａｃｈｓｅｔ．
“Ｗｈｏｇａｖｅｔｈｉｓｔｏｙ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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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ｔｉｎ．Ｔｈｅｏｗｎｅｒ．”

“Ｉｍｕｓｔｔｈａｎｋｈｉｍ．”

“Ｉｔｈａｎｋｅｄｈｉｍａｌｒｅａｄｙ，”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Ｙｏｕｄｏｎｔｎｅｅｄｔｏ

ｔｈａｎｋｈｉｍ．”

“Ｉｌｌｇｉｖｅｈｉｍｔｈｅｂｅｌｌｙｍｅａｔｏｆａｂｉｇｆｉｓｈ，”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ｉｄ．“Ｈａｓｈｅｄｏｎｅｔｈｉｓｆｏｒｕ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ｏｎｃｅ？”

“Ｉｔｈｉｎｋｓｏ．”

“Ｉｍｕｓｔｇｉｖｅｈｉｍ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ｂｅｌｌｙｍｅａｔｔｈｅｎ．

Ｈｅｉｓｖｅｒ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ｕｌｆｏｒｕｓ．”

“Ｈｅｓｅｎｔｔｗｏｂｅｅｒｓ．”

“Ｉｌｉｋｅｔｈｅｂｅｅｒｉｎｃａｎｓｂｅｓｔ．”

“Ｉｋｎｏｗ．Ｂｕｔｔｈｉｓｉｓｉｎｂｏｔｔｌｅｓ，Ｈａｔｕｅｙｂｅｅｒ，ａｎｄＩｔａｋｅ

ｂａｃｋｔｈｅｂｏｔｔｌｅｓ．”

“Ｔｈａｔｓｖｅｒｙｋｉｎｄｏｆｙｏｕ，”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ｅａｔ？”

“Ｉｖｅｂｅｅｎａｓｋｉｎｇｙｏｕｔｏ，”ｔｈｅｂｏｙｔｏｌｄｈｉｍｇｅｎｔｌｙ．“Ｉｈａｖｅ

ｎｏｔｗｉｓｈｅｄｔｏｏｐ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ｕｎｔｉｌｙｏｕｗｅｒｅｒｅａｄｙ．”

“Ｉｍｒｅａｄｙｎｏｗ，”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Ｉｏｎｌｙｎｅｅｄｅｄｔｉｍｅｔｏ

ｗａｓｈ．”

Ｗｈｅｒｅｄｉｄｙｏｕｗａｓｈ？ｔｈｅｂｏ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ｗａｓｔｗｏｓｔｒｅｅｔｓｄｏｗｎｔｈｅｒｏａｄ．Ｉ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ｗａｔｅｒｈｅｒｅ

ｆｏｒｈｉｍ，ｔｈｅｂｏ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ｓｏａｐａｎｄａｇｏｏｄｔｏｗｅｌ．Ｗｈｙａｍ

Ｉｓｏ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ｅｓｓ？Ｉｍｕｓｔｇｅｔｈｉｍ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ｈｉｒｔａｎｄａｊａｃｋｅｔｆｏｒ

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ａｎｄｓｏｍｅｓｏｒｔｏｆｓｈｏｅｓａ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ｂｌａｎｋｅｔ．
“Ｙｏｕｒｓｔｅｗｉ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
“Ｔｅｌｌｍ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ａｓｅｂａｌｌ，”ｔｈｅｂｏｙａｓｋｅｄｈｉｍ．
“Ｉ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ｅａｇｕｅｉｔｉｓｔｈｅＹａｎｋｅｅｓａｓＩｓａｉ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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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ｈａｐｐｉｌｙ．
“Ｔｈｅｙｌｏｓｔｔｏｄａｙ，”ｔｈｅｂｏｙｔｏｌｄｈｉｍ．
“Ｔｈａｔｍｅａｎ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ｉｓｈｉｍｓｅｌｆ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ｏｔｈｅｒｍｅｎｏｎｔｈｅｔｅａ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Ｂｕｔｈｅ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ｌｅａ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ｒｏｏｋｌｙｎ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Ｉ ｍｕｓｔｔａｋｅ

Ｂｒｏｏｋｌｙｎ．ＢｕｔｔｈｅｎＩｔｈｉｎｋｏｆＤｉｃｋＳｉｓｌｅｒ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ｇｒｅａｔｄｒｉｖｅｓ

ｉｎｔｈｅｏｌｄｐａｒｋ．”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ｅｖｅｒｌｉｋｅｔｈｅｍ．Ｈｅｈｉｔｓ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ｓｔ

ｂａｌｌＩｈａｖｅｅｖｅｒｓｅｅｎ．”

“Ｄｏｙｏｕ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ｗｈｅｎｈｅ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Ｉ

ｗａｎｔｅｄｔｏｔａｋｅｈｉｍ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ｕｔＩｗａｓｔｏｏｔｉｍｉｄｔｏａｓｋｈｉｍ．Ｔｈｅｎ

Ｉａｓｋｅｄｙｏｕｔｏａｓｋｈｉｍａｎｄｙｏｕｗｅｒｅｔｏｏｔｉｍｉｄ．”

“Ｉｋｎｏｗ．Ｉｔｗ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ｍｉｓｔａｋｅ．Ｈｅｍｉｇｈｔｈａｖｅｇｏｎｅｗｉｔｈ

ｕｓ．Ｔｈｅｎｗｅ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ｔｈａｔｆｏｒａｌｌｏｆｏｕｒｌｉｖｅｓ．”

“Ｉ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ｔａｋ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ｆ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ｓａｉｄ．“Ｔｈｅｙｓａｙ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ｗａｓａ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Ｍａｙｂｅｈｅｗａｓ

ａｓｐｏｏｒａｓｗｅａｒｅａｎｄｗｏｕｌ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ｉｓｌｅｒｓｆａｔｈｅｒｗａｓｎｅｖｅｒｐｏｏｒａｎｄｈｅ，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ｗａｓｐｌａ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ＢｉｇＬｅａｇｕｅｓ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ｍｙａｇｅ．”

“ＷｈｅｎＩｗａｓｙｏｕｒａｇｅＩｗａ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ｍａｓｔｏｎａｓｑｕａｒｅ

ｒｉｇｇｅｄｓｈｉｐｔｈａｔｒａｎｔｏ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Ｉ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ｌ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

ｂｅａ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

“Ｉｋｎｏｗ．Ｙｏｕｔｏｌｄｍｅ．”

“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Ａｆｒｉｃａｏｒａｂｏｕｔｂａｓｅｂａｌｌ？”

“Ｂａｓｅｂａｌｌ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Ｔｅｌｌｍ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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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Ｊ．ＭｃＧｒａｗ．”ＨｅｓａｉｄＪｏｔａｆｏｒＪ．
“Ｈｅ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ｔｏｏｉｎｔｈｅｏｌｄｅｒ

ｄａｙｓ．Ｂｕｔｈｅｗａｓ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ｈａｒｓｈｓｐｏｋｅ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ｗｈｅｎｈｅ

ｗａｓ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Ｈｉｓｍｉｎｄｗａｓｏｎｈｏｒｓ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ｂａｓｅｂａｌｌ．Ａｔ

ｌｅａｓｔｈ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ｌｉｓｔｓｏｆｈｏｒｓｅｓａｔａｌｌｔｉｍｅｓｉｎｈｉｓｐｏｃｋｅｔ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ｓｐｏｋｅｔｈｅｎａｍｅｓｏｆｈｏｒ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Ｈｅｗ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ｍａｎａｇｅｒ，”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Ｍｙｆａｔｈｅｒ

ｔｈｉｎｋｓｈｅｗａ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ｃａｍｅｈｅ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
“ＩｆＤｕｒｏｃｈｅｒｈａ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ｃｏｍｅｈｅｒｅｅａｃｈｙｅａｒｙｏｕｒｆａｔｈｅｒ

ｗｏｕｌｄｔｈｉｎｋｈｉｍ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ｍａｎａｇｅｒ．”

“Ｗｈｏｉ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ｍａｎａｇｅｒ，ｒｅａｌｌｙ，Ｌｕｑｕｅｏｒ Ｍｉｋｅ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ｙａｒｅｅｑｕａｌ．”

“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ｉｓｙｏｕ．”

“Ｎｏ．Ｉｋｎｏｗｏｔｈｅｒｓｂｅｔｔｅｒ．”

“Ｑｕéｖａ，”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ｇｏｏｄ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ａｎｄｓｏｍｅｇｒｅａｔｏｎｅｓ．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ｏｎｌｙｙｏｕ．”

“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Ｙｏｕｍａｋｅｍｅｈａｐｐｙ．Ｉｈｏｐｅｎｏｆｉｓｈ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ａｌｏｎｇｓｏｇｒｅａｔｔｈａｔｈｅｗｉｌｌｐｒｏｖｅｕｓｗｒｏｎｇ．”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ｕｃｈｆｉｓｈｉｆｙｏｕ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ｓｔｒｏｎｇａｓｙｏｕｓａｙ．”

“Ｉｍａｙｎｏｔｂｅ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ａｓ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Ｂｕｔ

ＩｋｎｏｗｍａｎｙｔｒｉｃｋｓａｎｄＩｈａｖ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Ｙｏｕｏｕｇｈｔｔｏｇｏｔｏｂｅｄｎｏｗｓｏｔｈａｔｙｏｕｗｉｌｌｂｅｆｒｅｓｈｉｎ

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Ｉｗｉｌｌｔａｋｅｔｈｅｔｈｉｎｇｓ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ｃｅ．”

“Ｇｏｏｄ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ｎ．Ｉｗｉｌｌｗａｋｅｙｏｕｉｎ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

“Ｙｏｕｒｅｍｙａｌａｒｍｃｌｏｃｋ，”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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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ｉｓｍｙａｌａｒｍｃｌｏｃｋ，”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Ｗｈｙｄｏｏｌｄ

ｍｅｎｗａｋｅｓｏｅａｒｌｙ？Ｉｓｉｔｔｏｈａｖｅｏｎｅｌｏｎｇｅｒｄａｙ？”

“Ｉ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ＡｌｌＩｋｎｏｗｉｓｔｈａｔｙｏｕｎｇ

ｂｏｙｓｓｌｅｅ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ｈａｒｄ．”

“Ｉｃａｎ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Ｉｌｌｗａｋｅｎｙｏｕｉｎ

ｔｉｍｅ．”

“Ｉｄｏｎｏｔｌｉｋｅｆｏｒｈｉｍｔｏｗａｋｅｎｍｅ．ＩｔｉｓａｓｔｈｏｕｇｈＩｗｅｒｅ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Ｉｋｎｏｗ．”

“Ｓｌｅｅｐｗｅｌｌｏｌｄｍａｎ．”

Ｔｈｅｂｏｙｗｅｎｔｏｕｔ．Ｔｈｅｙｈａｄｅａｔｅｎｗｉｔｈｎｏｌ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ｏｏｋｏｆｆｈｉｓｔｒｏ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ｗｅｎｔｔｏｂｅｄｉｎ

ｔｈｅｄａｒｋ．Ｈｅｒｏｌｌｅｄｈｉｓｔｒｏｕｓｅｒｓｕｐｔｏｍａｋｅａｐｉｌｌｏｗ，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ｍ．Ｈｅｒｏｌｌ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ｅｔａｎｄ

ｓｌｅｐｔ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ｏｌｄ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ｈａｔ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ｂｅｄ．

Ｈｅｗａｓａｓｌｅｅｐｉｎａ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ｅｄｒｅａｍｅｄｏｆＡｆｒｉｃａ

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ａｂｏ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ｎｇｇｏｌｄｅｎｂｅ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ｈｉｔｅ

ｂｅａｃｈｅｓ，ｓｏｗｈｉｔｅｔｈｅｙｈｕｒｔｙｏｕｒｅｙ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ａｐ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ｂｒｏｗ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Ｈｅｌｉｖ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ａｔｃｏａｓｔｎｏｗ

ｅｖｅｒｙ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ｉｎｈｉｓｄｒｅａｍｓｈｅｈｅａｒｄｔｈｅｓｕｒｆｒｏａｒａｎｄｓａｗ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ｂｏａｔｓｃｏｍｅｒｉｄ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ｔ．Ｈｅｓｍｅｌｌｅｄｔｈｅｔａｒａｎｄ

ｏａｋｕｍｏｆｔｈｅｄｅｃｋａｓｈｅｓｌｅｐｔａｎｄｈｅｓｍｅｌｌｅｄｔｈｅｓｍｅｌｌｏｆ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ａｎｄｂｒｅｅｚｅｂｒｏｕｇｈｔａｔｍｏｒｎｉｎｇ．

Ｕｓｕａｌｌｙｗｈｅｎｈｅｓｍｅｌｌｅｄｔｈｅｌａｎｄｂｒｅｅｚｅｈｅｗｏｋｅｕｐａｎｄ

ｄｒｅｓｓｅｄｔｏｇｏａｎｄｗａｋｅｔｈｅｂｏｙ．Ｂｕｔｔｏ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ｓｍｅｌｌｏｆｔｈｅ

ｌａｎｄｂｒｅｅｚｅｃａｍｅｖｅｒｙ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ｈｅｋｎｅｗｉｔｗａｓｔｏｏｅａｒｌｙｉｎ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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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ｅａｍａｎｄｗｅｎｔｏｎｄｒｅａｍｉｎｇ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ｐｅａｋｓｏｆ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ｎｈｅｄｒｅａｍｅｄ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ｒｂｏｕｒｓａｎｄｒｏａｄｓｔｅａｄ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ｎａｒｙＩｓｌａｎｄｓ．

Ｈｅ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ｄｒｅａｍｅｄｏｆｓｔｏｒｍｓ，ｎｏｒｏｆｗｏｍｅｎ，ｎｏｒｏｆ

ｇｒｅａ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ｎｏｒｏｆ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ｎｏｒｆｉｇｈｔｓ，ｎｏｒｃｏｎｔｅｓｔｓ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ｎｏｒｏｆｈｉｓｗｉｆｅ．Ｈｅｏｎｌｙｄｒｅａｍｅｄｏｆｐｌａｃｅｓｎｏｗａｎｄ

ｏｆｔｈｅｌ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ｂｅａｃｈ．Ｔｈｅｙｐｌａｙｅｄｌｉｋｅｙｏｕｎｇｃａｔｓｉｎｔｈｅ

ｄｕｓｋａｎｄｈｅｌｏｖｅｄｔｈｅｍａｓｈｅｌｏｖｅｄｔｈｅｂｏｙ．Ｈｅｎｅｖｅｒｄｒｅａｍｅｄ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ｏｙ．Ｈｅｓｉｍｐｌｙｗｏｋｅ，ｌｏｏｋ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ｏｐｅｎｄｏｏｒａｔ

ｔｈｅｍｏｏｎａｎｄｕｎｒｏｌｌｅｄｈｉｓｔｒｏ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ｐｕｔｔｈｅｍ ｏｎ．Ｈｅ

ｕｒｉｎａｔｅ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ｓｈａｃｋａｎｄｔｈｅｎｗｅｎｔｕｐ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ｗａｋｅ

ｔｈｅｂｏｙ．Ｈｅｗａｓｓｈｉｖｅ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ｏｌｄ．Ｂｕｔｈｅｋｎｅｗ

ｈｅｗｏｕｌｄｓｈｉｖｅｒｈｉｍｓｅｌｆｗａｒｍ ａｎｄｔｈａｔｓｏｏｎｈｅｗｏｕｌｄｂｅ

ｒ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ｄｏｏｒｏｆ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ｂｏｙｌｉｖｅｄｗａｓｕｎｌｏｃｋｅｄ

ａｎｄｈｅｏｐｅｎｅｄｉｔ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ｄｉｎｑｕｉｅｔｌｙｗｉｔｈｈｉｓｂａｒｅｆｅｅｔ．Ｔｈｅ

ｂｏｙｗａｓａｓｌｅｅｐｏｎａｃｏ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ｏ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ｃｏｕｌｄ

ｓｅｅｈｉｍｃｌｅａｒ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ｔｈａｔｃａｍｅｉ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ｙｉｎｇ

ｍｏｏｎ．Ｈｅｔｏｏｋｈｏｌｄｏｆｏｎｅｆｏｏｔｇｅｎｔｌｙａｎｄｈｅｌｄｉｔ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ｂｏｙ

ｗｏｋｅａｎｄｔｕｒｎｅｄａｎｄ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ｈｉｍ．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ｎｏｄｄ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ｂｏｙｔｏｏｋｈｉｓｔｒｏｕｓ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ａｉｒｂｙｔｈｅｂｅｄａｎｄ，ｓｉｔｔｉｎｇ

ｏｎｔｈｅｂｅｄ，ｐｕｌｌｅｄｔｈｅｍｏｎ．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ｅｎｔｏｕｔｔｈｅｄｏ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ｙｃａｍｅａｆｔｅｒ

ｈｉｍ．Ｈｅｗａｓｓｌｅｅｐ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ｐｕｔｈｉｓａｒｍ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ａｎｄｓａｉｄ，“Ｉａｍｓｏｒｒｙ．”

“Ｑｕéｖａ，”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Ｉｔｉｓｗｈａｔａｍａｎｍｕｓｔｄｏ．”

Ｔｈｅｙｗａｌｋｅｄｄｏｗｎ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ｓｈａｃｋａｎｄ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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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ｏａｄ，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ｂａｒｅｆｏｏｔ ｍｅｎ ｗｅｒ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ｂｏａｔｓ．

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ｓｈａｃｋｔｈｅｂｏｙｔｏｏｋｔｈｅ

ｒｏｌｌｓｏｆ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ｂａｓｋ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ａｎｄｇａｆｆ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ｃａｒｒｉｅｄｔｈｅｍａｓ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ｕｒｌｅｄｓａｉｌｏｎ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Ｄｏｙｏｕｗａｎｔｃｏｆｆｅｅ？”ｔｈｅｂｏｙａｓｋｅｄ．
“Ｗｅｌｌｐｕｔｔｈｅｇｅａｒｉｎｔｈｅｂｏａ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ｇｅｔｓｏｍｅ．”

Ｔｈｅｙｈａｄｃｏｆｆｅｅｆｒｏｍ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ｍｉｌｋｃａｎｓａｔａｎｅａｒｌ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ｔｈａｔｓｅｒｖｅｄ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Ｈｏｗｄｉｄｙｏｕｓｌｅｅｐ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ｅｂｏｙａｓｋｅｄ．Ｈｅｗａｓ

ｗａｋｉｎｇｕｐｎｏｗ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ｈａｒｄｆｏｒｈｉｍｔｏｌｅａｖｅｈｉｓ

ｓｌｅｅｐ．
“Ｖｅｒｙｗｅｌｌ，Ｍａｎｏｌｉ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Ｉｆｅｅ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ｔｏｄａｙ．”

“ＳｏｄｏＩ，”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ＮｏｗＩｍｕｓｔｇｅｔｙｏｕｒｓａｒｄｉｎｅｓ

ａｎｄｍｉｎｅａｎｄｙｏｕｒｆｒｅｓｈｂａｉｔｓ．Ｈｅｂｒｉｎｇｓｏｕｒｇｅａｒｈｉｍｓｅｌｆ．Ｈｅ

ｎｅｖｅｒｗａｎｔｓａｎｙｏｎｅｔｏｃａｒｒｙ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Ｗｅ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Ｉｌｅｔｙｏｕｃａｒｒｙｔｈｉｎｇｓ

ｗｈｅｎｙｏｕｗｅｒｅ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ｏｌｄ．”

“Ｉｋｎｏｗｉｔ，”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Ｉｌｌｂｅｒｉｇｈｔｂａｃｋ．Ｈａｖ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ｃｏｆｆｅｅ．Ｗｅｈａｖｅｃｒｅｄｉｔｈｅｒｅ．”

Ｈｅｗａｌｋｅｄｏｆｆ，ｂａｒｅｆｏｏ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ａｌｒｏｃｋｓ，ｔｏｔｈｅｉｃｅ

ｈｏｕｓｅ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ｂａｉｔｓｗｅ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ｄｒａｎｋｈｉｓｃｏｆｆｅｅｓｌｏｗｌｙ．Ｉｔｗａｓａｌｌｈｅ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ａｌｌｄａｙａｎｄ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ｈｅ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ｉｔ．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

ｎｏｗｅａｔｉｎｇｈａｄｂｏｒｅｄｈｉｍａｎｄｈｅｎｅｖｅｒｃａｒｒｉｅｄａｌｕｎｃｈ．Ｈｅｈａｄ

ａｂｏｔｔｌ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ｂｏｗｏｆ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ａｎｄｔｈａｔｗａｓａｌｌ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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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ｅｄ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ａｙ．

Ｔｈｅｂｏｙｗａｓｂａｃｋｎｏｗ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ｒｄ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ｗｏｂａｉｔｓ

ｗｒａｐｐｅｄｉｎａ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ｅｎｔｄｏｗｎｔｈｅｔｒａｉｌｔｏｔｈｅ

ｓｋｉｆｆ，ｆｅ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ｂｂｌｅｄｓ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ｒｆｅｅｔ，ａｎｄｌｉｆｔｅｄｔｈｅ

ｓｋｉｆｆａｎｄｓｌｉｄｈｅｒ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Ｇｏｏｄｌｕｃｋｏｌｄｍａｎ．”

“Ｇｏｏｄｌｕｃｋ，”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Ｈｅｆｉｔｔｅｄｔｈｅｒｏｐｅｌａｓｈ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ｏａｒｓ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ｈｏｌｅｐｉｎｓａｎｄ，ｌｅａｎｉｎｇ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

ｔｈｒｕｓｔ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ｈｅｂｅｇａｎｔｏｒｏｗｏｕｔｏｆｔｈｅ

ｈａｒｂｏｕｒ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ｏｔｈｅｒｂｏａ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ｂｅａｃｈｅｓｇｏｉｎｇｏｕｔｔｏ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ｅａｒｄｔｈｅｄｉｐａｎｄｐｕｓｈ

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ａｒｓ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ｓｅｅｔｈｅｍｎｏｗｔｈｅｍｏｏｎ

ｗａｓ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ｈｉｌｌ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ｓｏｍｅｏｎｅｗｏｕｌ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ａｂｏａｔ．Ｂｕｔ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

ｂｏａｔｓｗｅｒｅｓｉｌｅｎｔ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ｐｏｆｔｈｅｏａｒｓ．Ｔｈｅｙｓｐｒｅａｄ

ａｐａｒ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ｈａｒｂｏｕｒａｎｄｅａｃｈ

ｏｎｅｈｅａｄ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ｗｈｅｒｅｈｅｈｏｐｅｄｔｏｆｉｎｄ

ｆｉｓｈ．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ｋｎｅｗｈｅｗａｓｇｏｉｎｇｆａｒｏｕｔａｎｄｈｅｌｅｆｔｔｈｅ

ｓｍｅｌｌ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ｂｅｈｉｎｄａｎｄｒｏｗｅｄｏｕ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ｌｅａｎｅａｒｌ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ｍｅｌｌ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Ｇｕｌｆｗｅｅｄ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ｓｈｅｒｏｗ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

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ｗｅｌｌ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

ｓｕｄｄｅｎｄｅｅｐｏｆｓｅｖｅｎｈｕｎｄｒｅｄｆａｔｈｏｍｓｗｈｅｒｅａｌｌｓｏｒｔｓｏｆｆｉｓｈ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ｗｉｒｌ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ａｄ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

ｓｔｅｅｐ ｗａｌｌ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ｏｒｏｆ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ｈｒｉｍｐａｎｄｂａｉｔｆｉｓｈａｎｄ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ｆ

ｓｑｕｉ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ｓｔｈｏ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ｒｏｓｅ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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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

ｎｉｇｈｔｗｈｅｒｅａｌｌｔｈｅ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ｆｉｓｈｆｅｄｏｎｔｈｅｍ．

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ｃｏｕｌｄｆｅｅｌ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ｏｍｉｎｇａｎｄ

ａｓｈｅｒｏｗｅｄｈｅｈｅａｒｄｔｈｅｔｒｅｍｂｌｉｎｇｓｏｕｎｄａｓ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ｌｅｆｔ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ｓｓ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ｒｓｔｉｆｆｓｅｔｗｉｎｇｓｍａｄｅａｓｔｈｅｙ

ｓｏａｒｅｄａｗａｙ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Ｈｅｗａｓｖｅｒｙｆｏｎｄｏｆ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ａｓ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ｈｉ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ｆｒｉｅｎｄｓｏｎ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Ｈｅｗａｓｓｏｒｒｙｆｏｒ

ｔｈｅｂｉｒｄ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ｄａｒｋｔｅｒｎｓｔｈａｔｗｅ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ｆｌｙｉｎｇａｎ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ｎｄａｌｍｏｓｔｎｅｖｅｒ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ｂｉｒｄｓｈａｖｅａｈａｒｄｅｒｌｉｆｅｔｈａｎｗｅｄｏ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ｔｈｅ

ｒｏｂｂｅｒｂｉ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ｓｔｒｏｎｇｏｎｅｓ．Ｗｈｙｄｉｄｔｈｅｙｍａｋｅ

ｂｉｒｄｓｓｏ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ａｎｄｆｉｎｅａｓｔｈｏｓｅｓｅａｓｗａｌｌｏｗ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ｏｃｅａｎ

ｃａｎｂｅｓｏｃｒｕｅｌ？Ｓｈｅｉｓｋｉｎｄａｎｄｖｅｒｙ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Ｂｕｔｓｈｅｃａｎｂｅ

ｓｏｃｒｕｅｌａｎｄｉｔｃｏｍｅｓｓｏｓｕｄｄｅｎｌｙａｎｄｓｕｃｈｂｉｒｄｓｔｈａｔｆｌｙ，

ｄｉ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ｈｕｎ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ｓｍａｌｌｓａｄｖｏｉｃｅｓａｒｅｍａｄｅｔｏｏ

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ｌ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ａ．

Ｈｅａｌｗａｙ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ａｓｌａｍａｒ 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ｌｌｈｅｒｉｎＳｐａｎｉｓｈ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ｌｏｖｅｈｅｒ．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ｌｏｖｅｈｅｒｓａｙｂａｄｔｈｉｎｇｓｏｆｈｅｒｂｕ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ａｌｗａｙｓｓａｉｄ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ｓｈｅｗｅｒｅａｗｏｍａｎ．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ｕｓｅｄ ｂｕｏｙｓａｓｆｌｏａ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ｌｉｎｅｓａｎｄ ｈａｄ

ｍｏｔｏｒｂｏａｔｓ，ｂｏｕｇｈ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ｌｉｖｅｒｓｈａｄｂｒｏｕｇｈｔｍｕｃｈ

ｍｏｎｅｙ，ｓｐｏｋｅｏｆｈｅｒａｓｅｌｍａｒ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Ｔｈｅｙｓｐｏｋｅ

ｏｆｈｅｒａｓａ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ｎｔｏｒａｐｌａｃｅｏｒｅｖｅｎａｎｅｎｅｍｙ．Ｂｕｔ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ａｌｗａｙ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ｈｅｒａｓｆｅｍｉｎｉｎｅａｎｄａ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

ｇａｖｅｏｒｗｉｔｈｈｅｌｄｇｒｅａｔｆａｖｏｕｒｓ，ａｎｄｉｆｓｈｅｄｉｄｗｉｌｄｏｒｗｉｃｋｅｄ

ｔｈｉｎｇｓｉｔｗａ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ｈｅｌｐｔｈｅｍ．Ｔｈｅｍｏ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ｈｅｒａｓｉｔｄｏｅｓａｗｏｍａ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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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ｗａｓｒｏｗｉｎｇ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ｎｏｅｆｆｏｒｔｆｏｒｈｉｍｓｉｎｃｅ

ｈｅｋｅｐｔｗｅｌｌｗｉｔｈｉｎｈｉｓ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ｗａｓ

ｆｌａｔ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ｔｈｅ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ｓｗｉｒｌ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ｅｗａｓ

ｌ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ｏａｔｈｉｒｄ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ａｓｉｔ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ｂｅ

ｌｉｇｈｔｈｅｓａｗｈｅｗａ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ｏｕｔｔｈａｎｈｅｈａｄｈｏｐｅｄｔｏｂｅ

ａｔｔｈｉｓｈｏｕｒ．

Ｉｗｏｒｋｅｄｔｈｅｄｅｅｐｗｅｌｌｓｆｏｒａｗｅｅｋａｎｄｄｉｄｎｏｔｈｉｎｇ，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ｏｄａｙＩｌｌｗｏｒｋｏｕｔ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ｆｂｏｎｉｔｏａｎｄ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ａｒｅａｎｄｍａｙｂｅ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ａｂｉｇｏ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

Ｂｅｆｏｒｅｉｔｗａｓｒｅａｌｌｙｌｉｇｈｔｈｅｈａｄｈｉｓｂａｉｔｓｏｕｔａｎｄｗａｓ

ｄｒｉｆ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ｎｅｂａｉｔｗａｓｄｏｗｎｆｏｒｔｙｆａｔｈｏｍｓ．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ｗａｓａｔｓｅｖｅｎｔｙｆ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ａｎｄｆｏｕｒｔｈｗｅｒｅ

ｄ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ｂｌｕｅｗａｔｅｒａｔ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ｖｅｆａｔｈｏｍｓ．Ｅａｃｈｂａｉｔｈｕｎｇｈｅａｄｄｏｗ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ｈａｎｋ

ｏｆｔｈｅｈｏｏｋ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ｂａｉｔｆｉｓｈ，ｔｉｅｄａｎｄｓｅｗｅｄ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ｏｋ，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ｗａ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ｆｒｅｓｈｓａｒｄｉｎｅｓ．Ｅａｃｈｓａｒｄｉｎｅｗａｓｈｏｏｋ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ｏｔｈｅｙｅｓ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ｍａｄｅａｈａｌｆｇａｒｌ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ｅｅｌ．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ｏｋｔｈａｔａ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ｃｏｕｌｄｆｅｅｌ

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ｎｏｔｓｗｅｅｔｓｍ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ｇｏｏｄｔａｓ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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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ｂａｃｏｒｅｓ，ｗｈｉｃｈｈｕｎｇｏｎｔｈｅｔｗｏｄｅｅｐｅｓｔｌｉｎｅｓｌｉｋｅｐｌｕｍｍｅｔｓ

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ｈｅｈａｄａｂｉｇｂｌｕｅｒｕｎｎｅｒａｎｄａｙｅｌｌｏｗｊａｃｋ

ｔｈａｔｈａｄｂｅｅｎｕｓ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ｂｕ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ｉｎｇｏｏ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ｉｌｌ

ａｎｄ ｈａｄ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ａｒｄｉｎｅ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ｔｈｅｍ 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Ｅａｃｈｌｉｎｅ，ａｓｔｈｉｃｋａｒｏｕｎｄａｓａｂｉｇｐｅｎｃｉｌ，ｗ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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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ａｎｄｒｏｗｅｄｇｅｎｔｌｙｔｏｋｅｅｐ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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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ｔｈｅｒｅｗｏｕｌｄｂｅａｂａｉｔｗａｉ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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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ｎｍａｄｅｉｔｆａｓｔｔｏａｒｉｎｇｂｏｌｔｉｎ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Ｔｈｅｎｈｅｂａｉｔｅ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ｉｎｅａｎｄｌｅｆｔｉｔｃｏｉ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ｗ．Ｈｅｗｅｎｔ

ｂａｃｋｔｏｒ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ｔｏ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ｗｉｎｇｅｄｂｌａｃｋｂｉｒｄｗ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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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ｔｅｒ，ｎ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ｎ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ｍｅａｎｔｇｏｏ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

ｓｏｄｉｄ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ｎｄ．Ｂｕｔｔｈｅｂｉｒｄｗ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ｏｕｔｏｆｓｉｇｈｔｎｏｗａｎｄｎｏｔｈｉｎｇｓｈｏｗ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

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ｂｕｔｓｏｍｅｐ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ｓｕｎｂｌｅａｃｈｅｄＳａｒｇａｓｓｏ

ｗｅ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ｔ，ｇｅｌａｔｉｎｏｕｓｂｌａｄ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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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ｍａｎｏｆｗａｒ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ｌｏｓｅｂ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ｂｏａｔ．Ｉｔ

ｔｕｒｎｅｄｏｎｉｔｓｓｉ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ｒｉｇｈｔｅｄｉｔｓｅｌｆ．Ｉｔｆｌｏａｔｅｄｃｈｅｅｒｆｕｌｌｙａｓ

ａｂｕｂｂｌｅｗｉｔｈｉｔｓｌｏｎｇｄｅａｄｌｙｐｕｒｐｌｅ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ｌｉｎｇａｙａｒｄ

ｂｅｈｉｎｄｉｔ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Ａｇｕａｍａｌａ，”ｔｈｅｍａｎｓａｉｄ．“Ｙｏｕｗｈｏｒｅ．”

Ｆｒｏｍｗｈｅｒｅｈｅｓｗｕｎｇｌｉｇｈｔｌ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ｓｏａｒｓｈｅｌｏｏｋｅｄ

ｄｏｗ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ｗｔｈｅｔｉｎｙｆｉｓｈ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ｌｉｋｅｔｈｅｔｒａｉｌｉｎｇ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ｗａ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ｎｄ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ｓｈａｄｅｔｈｅｂｕｂｂｌｅｍａｄｅａｓｉｔｄｒｉｆｔｅｄ．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ｉｍｍｕｎｅｔｏｉｔｓｐｏｉｓｏｎ．Ｂｕｔｍｅｎｗｅｒｅｎｏｔａｎｄｗｈｅｎ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ｓｗｏｕｌｄｃａｔｃｈｏｎａｌｉｎｅａｎｄｒｅｓｔｔｈｅｒｅｓｌｉｍｙａｎｄｐｕｒｐｌｅ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ｆｉｓｈ，ｈｅ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ｗｅｌｔｓａｎｄ

ｓｏｒｅｓｏｎｈｉｓａｒｍｓａｎｄｈ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ｒｔｔｈａｔｐｏｉｓｏｎｉｖｙｏｒｐｏｉｓｏｎ

ｏａｋｃａｎｇｉｖｅ．Ｂｕｔｔｈｅｓｅ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ｇｕａｍａｌａｃａｍｅ

ｑｕｉｃｋｌｙ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ｋｌｉｋｅａｗｈｉｐｌａｓｈ．

Ｔｈｅ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ｔｂｕｂｂｌｅｓｗｅｒ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Ｂｕ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ｔｈｅ

ｆａｌｓｅｓｔｔ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ｏｖｅｄ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ｂｉｇｓｅａ

ｔｕｒｔｌｅｓ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Ｔｈｅｔｕｒｔｌｅｓｓａｗｔｈｅ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ｍ

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ｔｈｅｎｓｈｕｔｔｈｅｉｒｅｙｅｓｓｏ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ｄａｎｄａｔｅｔｈｅｍ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ｏｖｅｄｔｏ

ｓｅｅｔｈｅｔｕｒｔｌｅｓｅａｔｔｈｅｍａｎｄｈｅｌｏｖｅｄｔｏｗａｌｋｏｎ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ｅ

ｂｅａｃｈａｆｔｅｒａｓｔｏｒｍａｎｄｈｅａｒｔｈｅｍｐｏｐｗｈｅｎ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ｏｎ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ｏｒｎｙｓｏｌｅｓｏｆｈｉｓｆｅｅｔ．

Ｈｅｌｏｖｅｄｇｒｅｅｎｔｕｒｔｌｅｓａｎｄｈａｗｋｂｉｌｌ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ｅｌｅｇａｎｃｅ

ａ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ｇｒｅａｔ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ｈｅｈａｄａ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ｆｏｒｔｈｅｈｕｇｅ，ｓｔｕｐｉｄｌｏｇｇｅｒｈｅａｄｓ，ｙｅｌｌｏｗｉｎｔｈｅｉｒａｒｍｏｕｒ

ｐｌａ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ｉｒｌｏｖｅ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ｌｙ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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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ｍｅｎｏｆｗａ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ｅｙｅｓｓｈｕｔ．

Ｈｅｈａｄｎｏ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ａｂｏｕｔｔｕｒｔｌｅ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ｈａｄｇｏｎｅｉｎ

ｔｕｒｔｌｅｂｏａｔｓｆｏｒｍａｎｙｙｅａｒｓ．Ｈｅｗａｓｓｏｒ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ｌｌ，ｅｖｅｎ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ｔｒｕｎｋｂａｃｋｓ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ｅｄ

ａｔｏｎ．Ｍｏ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ｈｅａｒｔｌｅｓｓａｂｏｕｔｔｕｒｔｌｅ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ａｔｕｒｔｌｅｓ

ｈｅａｒｔｗｉｌｌｂｅａｔｆｏｒｈｏｕｒｓａｆｔｅｒｈｅ 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ｕｔｕｐ ａｎｄ

ｂｕｔｃｈｅｒｅｄ．Ｂｕ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ｈａｖｅｓｕｃｈａｈｅａｒｔｔｏｏ

ａｎｄｍｙｆｅｅｔａｎｄｈａｎｄｓａｒｅｌｉｋｅｔｈｅｉｒｓ．Ｈｅａｔｅ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ｅｇｇｓｔｏ

ｇｉｖｅｈｉｍｓｅｌ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Ｈｅ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ｙｔｏｂｅ

ｓｔｒｏｎｇ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ａｎｄＯｃｔｏｂ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ｕｌｙｂｉｇｆｉｓｈ．

Ｈｅａｌｓｏｄｒａｎｋａｃｕｐｏｆｓｈａｒｋｌｉｖｅｒｏｉｌｅａｃｈｄａ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ｉｇ

ｄｒｕｍ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ｃｋｗｈｅｒｅｍ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ｋｅｐｔｔｈｅｉｒｇｅａｒ．

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ａｌｌ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ｗｈｏｗａｎｔｅｄｉｔ．Ｍｏｓｔ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ｈａｔｅｄｔｈｅｔａｓｔｅ．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ｎｏｗｏｒｓｅｔｈａｎｇｅｔｔｉｎｇｕｐａｔｔｈｅ

ｈｏｕｒ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ｒｏｓｅ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ｖｅｒｙｇｏｏ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ｌｌｃｏｌｄｓａｎｄ

ｇｒｉｐｐｅｓ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ｇｏ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ｅｙｅｓ．

Ｎｏｗ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ｏｏｋｅｄｕｐａｎｄｓａ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ｉｒｄｗａｓ

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ａｇａｉｎ．
“Ｈｅｓｆｏｕｎｄｆｉｓｈ，”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Ｎｏ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ｂｒｏｋｅ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ｂａｉｔｆｉｓｈ．Ｂｕｔａｓ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ｗａｔｃｈｅｄ，ａｓｍａｌｌｔｕｎａｒ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ａｉｒ，ｔｕｒｎｅｄａｎｄｄｒｏｐｐｅｄ

ｈｅａｄｆｉｒｓ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ｔｕｎａｓｈｏｎｅｓｉｌｖ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ｈｅｈａｄｄｒｏｐｐｅｄｂａｃｋ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

ｒｏ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ｊｕｍｐｉｎｇｉｎａｌ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ｕ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ｌｅａｐｉｎｇｉｎｌｏｎｇｊｕｍ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ｂａｉ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ｉｔ

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ｉｔ．

ＩｆｔｈｅｙｄｏｎｔｔｒａｖｅｌｔｏｏｆａｓｔＩｗｉｌｌｇｅ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ｔｈｅｏ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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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ｈｅ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ｉｒｄｎｏｗ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ｐｐ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ｂａｉｔｆｉｓｈ

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ｆｏｒｃ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ｒｐａｎｉｃ．
“Ｔｈｅｂｉｒｄｉｓａｇｒｅａｔｈｅｌｐ，”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Ｊｕｓｔｔｈｅｎｔｈｅ

ｓｔｅｒｎｌｉｎｅｃａｍｅｔａｕｔｕｎｄｅｒｈｉｓｆｏｏｔ，ｗｈｅｒｅｈｅｈａｄｋｅｐｔａｌｏｏｐｏｆ

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ｈｅｄｒｏｐｐｅｄｈｉｓｏａｒｓａｎｄｆｅｌｔ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ｔｕｎａｓｓｈｉｖｅｒｉｎｇ ｐｕｌｌａｓｈｅｈｅｌ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ｆｉ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ｄｔｏｈａｕｌｉｔｉｎ．Ｔｈｅｓｈｉｖｅｒ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ｓｈｅｐｕｌｌｅｄｉｎ

ａｎｄｈｅ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ｔｈｅｂｌｕｅｂ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

ｇｏｌｄｏｆｈｉｓｓｉｄ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ｈｅｓｗｕｎｇｈｉｍ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ｉｄｅａｎｄｉｎｔｏｔｈｅ

ｂｏａｔ．Ｈｅｌａｙｉｎ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ｔｈｅｓｕ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ａｎｄｂｕｌｌｅｔ

ｓｈａｐｅｄ，ｈｉｓｂｉｇ，ｕ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ｅｙｅｓｓｔａｒｉｎｇａｓｈｅｔｈｕｍｐｅｄｈｉｓ

ｌｉｆｅｏｕ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ｐｌａｎ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ｏａ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ｑｕｉｃｋｓｈｉｖ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ｏｋｅｓｏｆｈｉｓｎｅａｔ，ｆａｓｔｍｏｖｉｎｇｔａｉｌ．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ｉｔｈｉｍ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ｆｏｒ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ｋｉｃｋｅｄ ｈｉｍ，ｈｉｓ ｂｏｄｙ ｓｔｉｌｌ

ｓｈｕｄｄｅｒ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ｒｎ．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Ｈｅｌｌｍａｋｅ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ｂａｉｔ．

Ｈｅｌｌｗｅｉｇｈｔｅｎｐｏｕｎｄｓ．”

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ｗｈｅｎｈｅｈａｄ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ｔａｌｋ

ａｌｏｕｄ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ｂｙｈｉｍｓｅｌｆ．Ｈｅｈａｄｓｕｎｇ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ｂｙ

ｈｉｍｓｅｌｆｉｎｔｈｅｏｌｄｄａｙｓａｎｄｈｅｈａｄｓｕｎｇａｔｎｉｇｈｔ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ａｌｏｎｅ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ｏｎｈｉｓｗａｔｃｈｉｎｔｈｅｓｍａｃｋｓｏｒｉｎｔｈｅ

ｔｕｒｔｌｅｂｏａｔｓ．Ｈｅｈａｄ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ｔａｌｋａｌｏｕｄ，ｗｈｅｎ

ａｌｏｎ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ｂｏｙｈａｄｌｅｆｔ．Ｂｕｔ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Ｗｈｅｎ

ｈ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ｙｆｉｓｈ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ｙｕｓｕａｌｌｙｓｐｏｋｅｏｎｌｙｗｈｅｎｉｔ

ｗａ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ｈｅｙｗａｌｋｅｄａｔｎｉｇｈｔｏ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ｓｔｏｒｍ

ｂｏｕｎｄｂｙｂａ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ｔ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ｖｉｒｔｕｅｎｏｔｔｏｔａｌ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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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ａｔ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ａｄａｌｗａｙ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ｔｓｏ

ａｎ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ｉｔ．Ｂｕｔｎｏｗｈｅｓａｉｄｈ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ｌｏｕｄｍａｎｙ

ｔｉｍｅ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ｏｎ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ｃｏｕｌｄａｎｎｏｙ．
“Ｉ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ｈｅａｒｄｍｅｔａｌｋｉｎｇｏｕｔｌｏｕｄ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Ｉａｍｃｒａｚｙ，”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ＢｕｔｓｉｎｃｅＩａｍｎｏｔｃｒａｚｙ，Ｉｄｏ

ｎｏｔｃａ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ｃｈｈａｖｅｒａｄｉｏｓｔｏｔａｌｋｔｏｔｈｅｍｉｎｔｈｅｉｒｂｏａｔｓ

ａｎｄｔｏ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ｔｈｅｂａｓｅｂａｌｌ．”

Ｎｏｗｉｓｎｏｔｉｍｅｔｏｔｈｉｎｋｏｆｂａｓｅｂａｌｌ，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ｏｗｉｓ

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ｏｔｈｉｎｋｏｆｏｎｌｙｏｎ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Ｉｗａｓｂｏｒｎｆｏｒ．

Ｔｈｅｒｅｍｉｇｈｔｂｅａｂｉｇｏｎｅ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ｓｃｈｏｏｌ，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

ｐｉｃｋｅｄｕｐｏｎｌｙａｓｔｒａｇｇｌ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ｌｂａｃｏｒｅ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ｆｅｅｄｉｎｇ．

Ｂｕ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ｆａｒｏｕｔａｎｄｆａｓｔ．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ｓｈｏｗｓ

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ｄａｙｔｒａｖｅｌｓｖｅｒｙｆａｓｔａｎｄ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ａｎ

ｔｈａｔｂ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ｄａｙ？Ｏｒｉｓｉｔｓｏｍｅｓｉｇｎｏｆｗｅ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ｔＩｄｏ

ｎｏｔｋｎｏｗ？

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ｓｅｅ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ｏｒｅｎｏｗｂｕｔｏｎｌｙｔｈｅ

ｔｏｐｓｏｆｔｈｅｂｌｕｅｈｉｌｌｓｔｈａｔｓｈｏｗｅｄｗｈｉｔｅａｓｔｈｏｕｔｈｔｈｅｙｗｅｒｅ

ｓｎｏｗｃａｐｐ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ｓｔｈａｔｌｏｏｋｅｄｌｉｋｅ ｈｉｇｈ ｓｎ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ｍ．Ｔｈｅｓｅａｗａｓｖｅｒｙｄａｒｋ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ｇｈｔ

ｍａｄｅｐｒｉｓｍ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ｍｙｒｉａｄｆｌｅｃｋｓ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ｗｅｒｅａｎｎｕｌｌｅｄｎｏｗｂｙ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ｕｎ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ｄｅｅｐｐｒｉｓｍｓｉｎｔｈｅｂｌｕ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ｗｎｏｗｗｉｔｈｈｉｓ

ｌｉｎｅｓｇｏ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ｄｏｗ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ａｔｗａｓａｍｉｌｅｄｅｅｐ．

Ｔｈｅｔｕｎａ，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ｃａｌｌｅｄａｌｌｔｈｅｆｉｓｈｏｆｔｈａｔ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ｕｎａａｎｄｏｎｌｙ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ｂｙ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ｐｅｒｎａｍｅｓ

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ｃａｍｅｔｏｓｅｌｌｔｈｅｍｏｒｔｏ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ｍｆｏｒｂａｉｔｓ，ｗｅｒｅ

ｄｏｗｎａｇａｉｎ．Ｔｈｅｓｕｎｗａｓｈｏｔｎ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ｆｅｌｔｉｔｏ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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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ｃｋｏｆｈｉｓｎｅｃｋａｎｄｆｅｌｔｔｈｅｓｗｅａｔｔｒｉｃｋｌｅｄｏｗｎｈｉｓｂａｃｋａｓｈｅ

ｒｏｗｅｄ．

Ｉｃｏｕｌｄｊｕｓｔｄｒｉｆ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ｓｌｅｅｐａｎｄｐｕｔａｂｉｇｈｔ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ｏｕｎｄｍｙｔｏｅｔｏｗａｋｅｍｅ．Ｂｕｔｔｏｄａｙｉｓｅｉｇｈｔｙｆｉｖｅｄａｙｓ

ａｎｄＩｓｈｏｕｌｄｆｉｓｈｔｈｅｄａｙｗｅｌｌ．

Ｊｕｓｔｔｈｅｎ，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ｈｉｓｌｉｎｅｓ，ｈｅｓａｗ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ｓｔｉｃｋｓｄｉｐｓｈａｒｐｌｙ．
“Ｙｅｓ，”ｈｅｓａｉｄ．“Ｙｅｓ，”ａｎｄｓｈｉｐｐｅｄｈｉｓｏａ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ｕｍｐ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ａｔ．Ｈｅｒｅａｃｈｅｄｏ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ｈｅｌｄｉｔｓｏｆｔｌ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ｕｍｂａｎｄｆｏｒｅｆｉｎｇｅｒｏｆ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Ｈｅｆｅｌｔｎｏ

ｓｔｒａｉｎｎｏｒ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ｈｅｈｅｌ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ｌｉｇｈｔｌｙ．Ｔｈｅｎｉｔｃａｍｅ

ａｇａｉｎ．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ｉｔｗａｓａ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ｕｌｌ，ｎｏｔｓｏｉｌｄｎｏｒｈｅａｖｙ，

ａｎｄｈｅｋｎｅｗｅｘａｃｔｌｙｗｈａｔｉｔｗａｓ．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ｆａｔｈｏｍｓｄｏｗｎａ

ｍａｒｌｉｎｗａｓ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ｒｄｉｎｅｓｔｈａｔ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ｔｈｅ

ｓｈａｎｋｏｆｔｈｅｈｏｏｋ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ｈａｎｄｆｏｒｇｅｄｈｏｏｋ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ｈ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ｔｕｎａ．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ｅｌ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ｓｏｆｔｌｙ，ｗｉｔｈｈｉｓ

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ｕｎｌｅａｓｈｅｄｉ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ｔｉｃｋ．Ｎｏｗｈｅｃｏｕｌｄｌｅｔｉｔｒｕ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ｆｉｎｇｅ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ｆｅｅｌｉｎｇａｎｙｔｅｎ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ｆａｒｏｕｔ，ｈｅｍｕｓｔｂｅｈｕｇｅｉｎｔｈｉｓｍｏｎｔｈ，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ａｔｔｈｅｍ，ｆｉｓｈ．Ｅａｔｔｈｅｍ．Ｐｌｅａｓｅｅａｔｔｈｅｍ．Ｈｏｗｆｒｅｓｈｔｈｅｙａｒｅ

ａｎｄｙｏｕｄｏｗｎｔｈｅｒｅｓｉｘｈｕｎｄｒｅｄｆｅｅｔｉｎｔｈａｔｃｏｌｄ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

ｄａｒｋ．Ｍａｋ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ｔｕｒｎ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ａｎｄｃｏｍｅｂａｃｋａｎｄｅａｔ

ｔｈｅｍ．

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ｐｕ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ｈａｒｄｅｒｐｕｌｌ

ｗｈｅｎａｓａｒｄｉｎｅｓｈｅａｄ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ｏ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ｂｒｅａｋ

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ｏｏｋ．Ｔ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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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ｅｏ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Ｍａｋ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ｔｕｒｎ．

Ｊｕｓｔｓｍｅｌｌｔｈｅｍ．Ａｒｅｎｔｔｈｅｙｌｏｖｅｌｙ？Ｅａｔｔｈｅｍｇｏｏｄｎｏｗａｎｄ

ｔ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ｔｈｅｔｕｎａ．Ｈａｒｄａｎｄｃｏｌｄａｎｄｌｏｖｅｌｙ．Ｄｏｎｔｂｅｓｈｙ，

ｆｉｓｈ．Ｅａｔｔｈｅｍ．”

Ｈｅｗａｉ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ｉ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ｓｔｈｕｍｂａｎｄｈｉｓｆｉｎｇｅｒ，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ｌｉｎ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ｓｈ

ｍｉｇｈｔｈａｖｅｓｗｕｍｕｐｏｒｄｏｗｎ．Ｔｈｅｎｃａｍ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ｅｌｉｃａｔｅ

ｐｕｌｌｉｎｇｔｏｕｃｈａｇａｉｎ．
“Ｈｅｌｌｔａｋｅｉ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Ｇｏｄｈｅｌｐｈｉｍｔｏ

ｔａｋｅｉｔ．”

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ｔａｋｅｉｔ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ｗａｓｇ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

ｆｅｌｔｎｏｔｈｉｎｇ．
“Ｈｅｃａｎｔｈａｖｅｇｏｎｅ，”ｈｅｓａｉｄ．“Ｃｈｒｉｓｔｋｎｏｗｓｈｅｃａｎｔ

ｈａｖｅｇｏｎｅ．Ｈｅｓｍａｋｉｎｇａｔｕｒｎ．Ｍａｙｂｅｈ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ｈｏｏｋ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ｈｅ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ｏｆｉｔ．”

Ｔｈｅｎ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ｇｅｎｔｌｅｔｏｕｃｈ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ｈａｐｐｙ．
“Ｉｔｗａｓｏｌｎｙｈｉｓｔｕｒｎ，”ｈｅｓａｉｄ．“Ｈｅｌｌｔａｋｅｉｔ．”

Ｈｅｗａｓｈａｐｐｙｆｅ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ｔｌｅｐｕ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ｎｈｅｆｅｌｔ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ｈａｒｄａｎｄｕｎｂｅｌｉｅｖａｂｌｙｈｅａｖｙ．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ｈｅｌｅ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ｌｉｐｄｏｗｎ，ｄｏｗｎ，ｄｏｗｎ，ｕｎｒｏｌｌｉｎｇ

ｏｆ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ｒｅｓｅｒｖｅｃｏｉｌｓ．Ａｓｉｔｗｅｎｔｄｏｗｎ，ｓｌｉｐｐ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ｆｉｎｇｅｒｓ，ｈｅｓｔｉｌｌｃｏｕｌｄｆｅｅ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ｗｅｉｇｈｔ，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ｈｉｓｔｈｕｍｂａｎｄｆｉｎｇｅｒｗｅ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ｉｍ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Ｗｈａｔａｆｉｓｈ，”ｈｅｓａｉｄ．“Ｈｅｈａｓｉｔｓｉｄｅｗａｙｓｉｎｈｉｓｍｏｕｔｈ

ｎｏｗａｎｄｈｅｉｓｍｏｖｉｎｇｏｆｆｗｉｔｈｉｔ．”

Ｔｈｅｎｈｅｗｉｌｌｔｕｒｎａｎｄ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ｄｉｄｎ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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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ｙｔｈａ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ｉｆｙｏｕｓａｉｄａｇｏｏｄｔｈｉｎｇｉｔｍｉｇｈｔ

ｎｏｔｈａｐｐｅｎ．Ｈｅｋｎｅｗｗｈａｔａｈｕｇｅｆｉｓｈｔｈｉｓｗａｓａｎ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ｈｉｍ ｍｏｖｉｎｇａｗａｙ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ｕｎａｈｅｌｄ

ｃｒｏｓｓｗｉｓｅｉｎｈｉｓｍｏｕｔｈ．Ａｔｔｈａｔｍｏｍｅｎｔｈｅｆｅｌｔｈｉｍ ｓｔｏｐ

ｍｏｖｉｎｇｂｕｔ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ｔｈｅｒｅ．Ｔｈｅｎ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ｈｅｇａｖｅｍｏｒｅｌｉｎｅ．Ｈｅｔ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

ｈｉｓｔｈｕｍｂａｎｄｆｉｎｇｅｒｆｏｒａｍｏ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

ｗａｓｇｏ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ｄｏｗｎ．
“Ｈｅｓｔａｋｅｎｉｔ，”ｈｅｓａｉｄ．“ＮｏｗＩｌｌｌｅｔｈｉｍｅａｔｉｔｗｅｌｌ．”

Ｈｅｌｅ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ｌｉｐ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ｆｉｎｇｅｒｓｗｈｉｌｅｈｅｒｅａｃｈｅｄ

ｄｏｗｎｗｉｔｈ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ａｎｄｍａｄｅｆａｓｔｔｈｅｆｒｅ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ｗｏ

ｒｅｓｅｒｖｅｃｏｉｌｓｔｏｔｈｅｌｏｏｐ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ｒｅｓｅｒｖｅｃｏｉｌ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ｘｔ

ｌｉｎｅ．Ｎｏｗｈｅｗａｓｒｅａｄｙ．Ｈｅｈａｄｔｈｒｅｅｆｏｒｔｙｆａｔｈｏｍｃｏｉｌｓｏｆｌｉｎｅ

ｉ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ｎｏｗ，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ｃｏｉｌｈｅｗａｓｕｓｉｎｇ．
“Ｅａｔｉｔａｌｉｔｔｌｅｍｏｒｅ，”ｈｅｓａｉｄ．“Ｅａｔｉｔｗｅｌｌ．”

Ｅａｔｉｔ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ｏｋｇｏｅｓｉｎｔｏｙｏｕｒｈｅａｒｔａｎｄ

ｋｉｌｌｓｙｏｕ，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ｍｅｕｐｅａｓｙａｎｄｌｅｔｍｅｐｕｔ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

ｉｎｔｏｙｏｕ．Ａｌｌｒｉｇｈｔ．Ａｒｅｙｏｕｒｅａｄｙ？Ｈａｖｅｙｏｕｂｅｅｎｌｏｎｇｅｎｏｕｇｈ

ａｔｔａｂｌｅ？

“Ｎｏｗ！”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ｋｈａｒｄｗｉｔｈｂｏｔｈｈａｎｄｓ，

ｇａｉｎｅｄａｙａｒｄｏｆ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ｓｔｒｕｃｋ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ｗｉｎ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ａｒｍ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ｌ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ｄｗｉｔｈａｌｌ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

ｈｉｓａ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ｉｖｏｔｅ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ｈｉｓｂｏｄｙ．

Ｎｏｔｈｉｎｇ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ｊｕｓｔｍｏｖｅｄａｗａｙｓｌｏｗｌｙａｎｄ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ｒａｉｓｅｈｉｍａｎｉｎｃｈ．Ｈｉｓｌｉｎｅｗａｓ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ｍａｄｅｆｏｒｈｅａｖｙｆｉｓｈａｎｄｈｅｈｅｌｄｉ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ｓｂａｃｋｕｎｔｉｌｉｔ

ｗａｓｓｏｔａｕｔｔｈａｔｂｅａｄ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ｗｅｒｅｊｕｍｐｉｎｇｆｒｏｍｉｔ．Ｔｈｅ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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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ｇａｎｔｏｍａｋｅａｓｌｏｗｈｉｓｓｉｎｇ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ｈｅｓｔｉｌｌ

ｈｅｌｄｉｔ，ｂｒａｃｉｎｇ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ｔｈｗａｒｔａｎｄｌｅａｎｉｎｇｂａｃｋ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ｐｕｌｌ．Ｔｈｅｂｏａｔｂｅｇａｎｔｏｍｏｖｅｓｌｏｗｌｙｏｆｆ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ｈｅｆｉｓｈｍｏｖｅｄ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ｙ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ｄｓｌｏｗｌｙｏｎｔｈｅ

ｃａｌｍ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ｂａｉｔｓｗｅｒｅｓｔ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ｂｕｔ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ｏｂｅｄｏｎｅ．
“ＩｗｉｓｈＩｈａｄｔｈｅｂｏｙ，”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Ｉｍｂｅｉｎｇ

ｔｏｗｅｄｂｙａｆｉｓｈａｎｄＩｍｔｈｅｔｏｗｉｎｇｂｉｔｔ．Ｉｃ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ｔｈｅｌｉｎｅ

ｆａｓｔ．Ｂｕｔｔｈｅｎｈｅｃｏｕｌｄｂｒｅａｋｉｔ．ＩｍｕｓｔｈｏｌｄｈｉｍａｌｌＩｃａｎａｎｄ

ｇｉｖｅｈｉｍｌｉｎｅｗｈｅｎｈｅ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ｉｔ．ＴｈａｎｋＧｏｄｈｅｉｓ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ｎｏｔｇｏｉｎｇｄｏｗｎ．”

ＷｈａｔＩｗｉｌｌｄｏｉｆｈｅｄｅｃｉｄｅｓｔｏｇｏｄｏｗｎ，Ｉｄｏｎｔ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Ｉｌｌｄｏｉｆｈｅｓｏｕｎｄｓａｎｄｄｉｅｓ，Ｉ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ＢｕｔＩｌｌ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ｐｌｅｎｔｙ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Ｉｃａｎｄｏ．

Ｈｅｈｅｌ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ｓｂａｃｋａｎｄｗａｔｃｈｅｄｉｔｓｓｌａｎｔｉｎ

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ｍｏｖｉｎｇ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ｈｉｓｗｉｌｌｋｉｌｌｈｉｍ，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ａｎｔｄｏｔｈｉｓ

ｆｏｒｅｖｅｒ．Ｂｕｔｆｏｕｒｈｏｕｒｓｌａ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ｓｈ 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ｏｕｔｔｏｓｅａ，ｔ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ｓｔｉｌｌ

ｂｒａｃｅｄｓｏｉｌｄ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ｓｂａｃｋ．
“ＩｔｗａｓｎｏｏｎｗｈｅｎＩｈｏｏｋｅｄｈｉｍ，”ｈｅｓａｉｄ．“ＡｎｄＩｈａｖｅ

ｎｅｖｅｒｓｅｅｎｈｉｍ．”

Ｈｅｈａｄｐｕｓｈｅｄｈｉｓｓｔｒａｗｈａｔｈａｒｄｄｏｗｎｏｎｈｉｓｈｅａｄｂｅｆｏｒｅ

ｈｅｈｏｏｋ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ｃｕｔｔｉｎｇｈｉｓｆｏｒｅｈｅａｄ．Ｈｅｗａｓ

ｔｈｉｒｓｔｙｔｏｏａｎｄｈｅｇｏｔｄｏｗｎｏｎｈｉｓｋｎｅｅｓａｎｄ，ｂｅｉｎｇｃａｒｅｆｕｌｎｏｔ

ｔｏｊｅｒｋ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ｍｏｖｅｄａｓｆａｒｉｎｔｏｔｈｅｂｏｗａ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ｇ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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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ｂｏｔｔｌｅｗｉｔｈｏｎｅｈａｎｄ．Ｈｅｏｐｅｎｅｄｉｔａｎｄ

ｄｒａｎｋａｌｉｔｔｌｅ．Ｔｈｅｎｈｅｒｅｓｔ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ｂｏｗ．Ｈｅｒｅｓｔｅｄ

ｓｉｔ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ｕｎｓｔｅｐｐｅｄｍａｓｔａｎｄｓａｉｌａｎｄｔｒｉｅｄｎｏｔｔｏｔｈｉｎｋｂｕｔ

ｏｎｌｙｔｏｅｎｄｕｒｅ．

Ｔｈｅｎｈｅｌｏｏｋｅｄｂｅｈｉｎｄｈｉｍａｎｄｓａｗｔｈａｔｎｏｌａｎｄｗａｓ

ｖｉｓｉｂｌｅ．Ｔｈａｔｍａｋｅｓ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ｃａｎａｌｗａｙｓ

ｃｏｍｅｉｎｏｎｔｈｅｇｌｏｗｆｒｏｍ Ｈａｖａｎａ．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ｗｏｍｏｒｅｈｏｕｒｓ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ｓｅｔｓａｎｄｍａｙｂｅｈｅｗｉｌｌｃｏｍｅｕｐ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ａｔ．Ｉｆｈｅ

ｄｏｅｓｎｔｍａｙｂｅｈｅｗｉｌｌｃｏｍｅｕ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ｏｎ．Ｉｆｈ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ｄｏ

ｔｈａｔｍａｙｂｅｈｅｗｉｌｌｃｏｍｅｕ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ｎｒｉｓｅ．Ｉｈａｖｅｎｏｃｒａｍｐｓ

ａｎｄＩｆｅｅｌｓｔｒｏｎｇ．Ｉｔｉｓｈｅｔｈａｔｈａｓｔｈｅｈｏｏｋｉｎｈｉｓｍｏｕｔｈ．Ｂｕｔ

ｗｈａｔａｆｉｓｈｔｏｐｕｌｌｌｉｋｅｔｈａｔ．Ｈｅ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ｈｉｓｍｏｕｔｈｓｈｕｔｔｉｇｈｔ

ｏｎｔｈｅｗｉｒｅ．ＩｗｉｓｈＩ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ｈｉｍ．ＩｗｉｓｈＩ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ｈｉｍｏｎｌｙ

ｏｎｃｅｔｏ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Ｉｈａｖ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ｅ．

Ｔｈｅｆｉｓｈｎｅ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ｄｈ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ｎｏｒｈ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ｔｈａｔ

ｎｉｇｈｔａｓｆａｒａｓｔｈｅｍａｎｃｏｕｌｄｔｅｌｌｆｒｏｍ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Ｉｔ

ｗａｓｃｏｌ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ｎｗｅｎｔｄｏｗ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ｓｗｅａｔｄｒｉｅｄ

ｃｏｌｄｏｎｈｉｓｂａｃｋａｎｄｈｉｓａｒｍｓａｎｄｈｉｓｏｌｄｌｅ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ｙ

ｈｅｈａｄｔａｋｅｎｔｈｅｓａｃｋｔｈａｔ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ｅｂａｉｔｂｏｘａｎｄｓｐｒｅａｄｉｔｉｎ

ｔｈｅｓｕｎｔｏｄｒ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ｎｗｅｎｔｄｏｗｎｈｅｔｉｅｄｉｔａｒｏｕｎｄｈｉｓ

ｎｅｃｋｓｏｔｈａｔｉｔｈｕｎｇｄｏｗｎｏｖｅｒｈｉｓｂａｃｋａｎｄｈｅ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ｌｙ

ｗｏｒｋｅｄｉｔｄｏｗ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ｌｉｎｅｔｈａｔｗａｓ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

ｎｏｗ．Ｔｈｅｓａｃｋｃｕｓｈｉｏｎｅ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ｈｅｈａｄｆｏｕｎｄａｗａｙｏｆ

ｌｅａｎｉｎｇ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 ｂｏｗ ｓｏｔｈａｔｈｅ ｗａｓａｌｍｏｓｔ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ｗａｓｏｎｌｙｓｏｍｅｗｈａｔｌｅｓｓ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ｂｌｅ；ｂｕ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ｉｔａｓａｌｍｏｓ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Ｉｃａｎｄｏｎｏｔ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ｈｉｍａｎｄｈｅｃａｎｄｏｎｏｔ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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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ｏｔ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ｈｅｋｅｅｐｓｔｈｉｓｕｐ．

Ｏｎｃｅｈｅｓｔｏｏｄｕｐａｎｄｕｒｉｎａｔ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ａｎｄ

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ａｎｄｃｈｅｃｋｅｄｈ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ｅｄｌｉｋｅ

ａ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ｋ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ｏｕｔ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ｍｏｒｅｓｌｏｗｌｙｎ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ｇｌｏｗｏｆ

Ｈａｖａｎａｗａｓｎｏｔｓｏｓｔｒｏｎｇ，ｓｏｔｈａｔ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ｕｓｔｂｅ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ＩｆＩｌｏｓｅｔｈｅｇｌａｒｅｏｆＨａｖａｎａｗｅ

ｍｕｓｔｂｅｇｏｉｎｇｍｏｒｅ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ｉｆｔｈｅ

ｆｉｓｈｓｃｏｕｒｓｅｈｅｌｄｔｒｕｅＩｍｕｓｔｓｅｅｉｔｆｏｒｍａｎｙｍｏｒｅｈｏｕｒｓ．Ｉ

ｗｏｎｄｅｒｈｏｗｔｈｅｂａｓｅｂａｌｌｃａｍｅｏｕｔｉｎ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ｌｅａｇｕｅｓｔｏｄａｙ，

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ｔｏｄｏｔｈｉｓ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ｏ．

Ｔｈｅ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ｉｎｋｏｆｉｔａｌｗａｙｓ．Ｔｈｉｎｋｏｆｗｈａｔｙｏｕａｒｅ

ｄｏｉｎｇ．Ｙｏｕｍｕｓｔｄｏｎｏｔｈｉｎｇｓｔｕｐｉｄ．

Ｔｈｅｎ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ＩｗｉｓｈＩｈａｄｔｈｅｂｏｙ．Ｔｏｈｅｌｐｍｅａｎｄ

ｔｏｓｅｅｔｈｉｓ．”

Ｎｏｏｎ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ｌ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ｉｒｏｌｄａｇ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ｉｔ

ｉｓ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Ｉｍｕｓｔ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ｔｏｅａｔｔｈｅｔｕｎａｂｅｆｏｒｅｈｅｓｐｏｉｌｓ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ｋｅｅｐｓｔｒｏｎｇ．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ｈｏｗｌｉｔｔｌｅｙｏｕ

ｗａｎｔｔｏ，ｔｈａｔｙｏｕｍｕｓｔｅａｔｈｉｍｉｎ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ｈｅ

ｓａｉｄｔｏｈｉｍｓｅｌｆ．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ｔｗｏｐｏｒｐｏｉｓｅｓｃａｍｅ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ｂｏａｔａｎｄ

ｈｅｃｏｕｌｄｈｅａｒｔｈｅｍｒｏ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ｂｌｏｗｉｎｇ．Ｈｅｃｏｕｌｄｔｅｌｌ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ｌｏｗｉｎｇｎｏｉｓｅｔｈｅｍａｌｅｍ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

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ｂ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
“Ｔｈｅｙａｒｅｇｏｏｄ，”ｈｅｓａｉｄ．“Ｔｈｅｙｐｌａｙａｎｄｍａｋｅｊｏｋｅｓａｎｄ

ｌｏｖｅｏｎ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Ｔｈｅｙａｒｅｏｕｒ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

Ｔｈｅｎｈｅｂｅｇａｎｔｏｐｉｔｙ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ｈｏｏｋ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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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ｉｓ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ｗｈｏｋｎｏｗｓｈｏｗｏｌｄｈｅｉｓ，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ｅｖｅｒｈａｖｅＩｈａｄｓｕｃｈａｓｔｒｏｎｇｆｉｓｈｎｏｒｏｎｅｗｈｏａｃｔｅｄ

ｓｏｓｔｒａｎｇｅｌｙ．Ｐｅｒｈａｐｓｈｅｉｓｔｏｏｗｉｓｅｔｏｊｕｍｐ．Ｈｅｃｏｕｌｄｒｕｉｎｍｅ

ｂｙｊｕｍｐｉｎｇｏｒｂｙａｗｉｌｄｒｕｓｈ．Ｂｕｔｐｅｒｈａｐｓｈ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ｈｏｏｋｅｄ

ｍａｎｙｔｉｍ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ｈｅｋｎ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ｓｈｏｗｈｅ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ｈｉｓｆｉｇｈｔ．Ｈｅｃａｎｔｋｎｏｗ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ｏｎｌｙｏｎｅｍａｎ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ｉｍ，ｎｏｒ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ｏｌｄｍａｎ．Ｂｕｔｗｈａｔａ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ｈｅｉｓａｎｄ

ｗｈａｔｗｉｌｌｈｅｂ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ｆｔｈｅｆｌｅｓｈｉｓｇｏｏｄ．Ｈｅｔｏｏｋ

ｔｈｅｂａｉｔｌｉｋｅａｍａｌｅａｎｄｈｅｐｕｌｌｓｌｉｋｅａｍａｌｅａｎｄｈｉｓｆｉｇｈｔｈａｓｎｏ

ｐａｎｉｃｉｎｉｔ．Ｉｗｏｎｄｅｒｉｆｈｅｈａｓａｎｙｐｌａｎｓｏｒｉｆｈｅｉｓｊｕｓｔａｓ

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ａｓＩａｍ？

Ｈｅ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ｔｈｅｔｉｍｅｈｅｈａｄｈｏｏｋｅｄｏｎｅｏｆａｐａｉｒｏｆ

ｍａｒｌｉｎ．Ｔｈｅｍａｌｅｆｉｓｈａｌｗａｙｓｌｅｔ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ｆｉｓｈｆｅｅｄｆｉ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ｈｏｏｋｅｄｆｉｓｈ，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ｍａｄｅａ ｗｉｌｄ，ｐａｎｉｃｓｔｒｉｃｋｅｎ，

ｄｅｓｐａｉｒｉｎｇｆｉｇｈｔｔｈａｔｓｏｏｎ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ｈｅｒ，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ｈｅ

ｍａｌｅｈａｄｓｔａｙ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ｒ，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ｈｅｒ

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ｈａｄｓｔａｙｅｄｓｏｃｌｏｓ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

ａｆｒａｉｄｈｅｗｏｕｌｄｃｕ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ａｉｌ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ｈａｒｐａｓａ

ｓｃｙｔｈｅａｎｄａｌ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ａｔｓｉｚｅａｎｄｓｈａｐ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ａｄ

ｇａｆｆｅｄｈｅｒａｎｄｃｌｕｂｂｅｄｈ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ｒｂｉｌｌｗｉｔｈｉｔｓ

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ｅｄｇｅａｎｄｃｌｕｂｂｉｎｇｈｅｒ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ｈｅｒｈｅａｄｕｎｔｉｌ

ｈｅｒｃｏｌｏｕｒ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ａｃｏｌｏｕｒａｌｍｏｓｔｌｉｋｅｔｈｅｂａｃｋｉｎｇｏｆｍｉｒｒｏｒｓ，

ａｎｄｔｈｅ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ｈｏｉｓｔｅｄｈｅｒａｂｏａｒｄ，ｔｈｅｍａｌｅｆｉｓｈ

ｈａｄｓｔａｙ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ａｔ．Ｔｈｅ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

ｗａｓ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ｔｈｅｍａｌｅｆｉｓｈ

ｊｕｍｐｅｄｈｉｇｈｉｎｔｏｔｈｅａｉｒｂ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ｂｏａｔｔｏｓｅｅ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

ｗ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ｗｅｎｔｄｏｗｎｄｅｅｐ，ｈｉｓｌａｖｅｎｄｅｒｗｉｎｇｓ，ｔｈａｔｗ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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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ｐｅｃｔｏｒａｌｆｉｎｓ，ｓｐｒｅａｄｗｉｄｅａｎｄａｌｌｈｉｓｗｉｄｅｌａｖｅｎｄｅｒｓｔｒｉｐｅ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Ｈｅｗａ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ａｎｄｈｅ

ｈａｄｓｔａｙｅｄ．

ＴｈａｔｗａｓｔｈｅｓａｄｄｅｓｔｔｈｉｎｇＩｅｖｅｒｓａｗ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ｂｏｙｗａｓｓａｄｔｏｏａｎｄｗｅｂｅｇｇｅｄｈｅｒｐａｒｄｏｎ

ａｎｄｂｕｔｃｈｅｒｅｄｈｅｒｐｒｏｍｐｔｌｙ．
“Ｉｗｉｓｈｔｈｅｂｏｙ ｗａｓｈｅｒｅ，”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ａ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ｒｏｕｎｄｅｄｐｌａｎｋｓｏｆｔｈｅｂｏｗａｎｄｆｅｌｔ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ｉｎｅｈｅｈｅｌｄ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ｍｏｖｉｎｇ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ｔｏｗａｒｄ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ｈｅｈａｄｃｈｏｓｅｎ．

Ｗｈｅｎｏｎ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ｙｔｒｅａｃｈｅｒｙ，ｉｔｈａｄｂｅｅ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ｈｉｍｔｏｍａｋｅａ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ｉｓｃｈｏｉｃ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ｔｏｓｔａｙｉ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ｄａｒｋｗａｔｅｒｆａｒｏｕｔ

ｂｅｙｏｎｄａｌｌｓｎａｒ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ｐ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ｃｈｅｒｉｅｓ．Ｍｙｃｈｏｉｃｅｗａｓｔｏ

ｇｏｔｈｅｒｅｔｏｆｉｎｄｈｉｍｂｅｙｏｎｄａｌｌ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ｙｏｎｄａｌｌ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Ｎｏｗｗｅａｒｅｊｏｉｎ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ｎｄ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ｉｎｃｅｎｏｏｎ．

Ａｎｄｎｏｏｎｅｔｏｈｅｌｐｅｉｔｈｅｒｏｎｅｏｆｕｓ．

ＰｅｒｈａｐｓＩ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Ｂｕｔｔｈａｔｗａｓｔｈ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ｗａｓｂｏｒｎｆｏｒ．Ｉｍｕｓｔｓｕｒｅｌｙ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ｔｏｅａｔｔｈｅｔｕｎａａｆｔｅｒｉｔｇｅｔｓｌｉｇｈ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ｂｅｆｏｒｅ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ｏｏｋ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ｉｔｓ

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ｂｅｈｉｎｄｈｉｍ．Ｈｅｈｅａｒｄｔｈｅｓｔｉｃｋｂｒｅａｋ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ｅ

ｂｅｇｉｎｔｏｒｕｓｈｏｕ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ｇｕｎｗａ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ｈｅｌｏｏｓｅｎｅｄｈｉｓｓｈｅａｔｈｋｎｉｆｅ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

ｏｎｈｉｓｌｅ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ｂａｃｋａｎｄｃｕ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

ｗｏｏｄｏｆｔｈｅｇｕｎｗａｌｅ．Ｔｈｅｎｈｅｃｕｔ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ｌｉｎｅｃｌｏｓｅｓｔｔｏｈｉｍ

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ｍａｄｅｔｈｅｌｏｏｓｅ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ｃｏｉｌｓｆａｓ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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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ｅｄｓｋｉｌｌｆｕｌ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ａｎｄｐｕｔｈｉｓｆｏｏ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ｉｌｓ

ｔｏｈｏｌｄｔｅｒｍａｓｈｅｄｒｅｗｈｉｓｋｎｏｔｓｔｉｇｈｔ．Ｎｏｗｈｅｈａｄｓｉｘｒｅｓｅｒｖｅ

ｃｏｉｌｓｏｆｌ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ｔｗｏｆｒｏｍｅａｃｈｂａｉｔｈｅｈａｄｓｅｖｅｒ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ｔｗｏ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ｉ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ａｄｔａｋ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ａｌ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ｉｔｉｓｌｉｇｈ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ｗｉｌｌｗｏｒｋ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ｆｏｒｔｙ

ｆａｔｈｏｍｂａｉｔａｎｄｃｕｔｉｔａｗａｙｔｏｏａｎｄｌｉｎｋｕｐ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ｃｏｉｌｓ．Ｉ

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ｌｏｓｔｔｗｏｈｕｎｄｒｅｄｆａｔｈｏｍｓｏｆｇｏｏｄＣａｔａｌａｎｃａｒｄ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ｈｏｏｋｓａｎｄｌｅａｄｅｒ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Ｂｕｔｗｈｏｒｅｐｌａｃｅｓ

ｔｈｉｓｆｉｓｈｉｆＩｈｏｏｋｓｏｍ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ｉｔｃｕｔｓｈｉｍｏｆｆ？Ｉｄｏｎｔ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ｔｈａｔｆｉｓｈｗａｓｔｈａｔｔｏｏｋｔｈｅｂａｉｔｊｕｓｔｎｏｗ．Ｉｔｃｏｕｌｄ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ａｍａｒｌｉｎｏｒａｂｒｏａｄｂｉｌｌｏｒａｓｈａｒｋ．Ｉｎｅｖｅｒｆｅｌｔｈｉｍ．Ｉｈａｄ

ｔｏｇｅｔｒｉｄｏｆｈｉｍｔｏｏｆａｓｔ．

Ａｌｏｕｄｈｅｓａｉｄ，“ＩｗｉｓｈＩｈａｄｔｈｅｂｏｙ．”

Ｂｕｔｙｏｕｈａｖｅｎｔｇｏｔｔｈｅｂｏｙ，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Ｙｏｕｈａｖｅｏｎｌｙ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ａｎｄｙｏｕ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ｋ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ｌａｓｔｌｉｎｅｎｏｗ，ｉｎ

ｔｈｅｄａｒｋｏｒｎｏｔ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ａｎｄｃｕｔｉｔａｗａｙａｎｄｈｏｏｋｕｐｔｈｅ

ｔｗｏｒｅｓｅｒｖｅｃｏｉｌｓ．

Ｓｏｈｅｄｉｄｉｔ．Ｉｔｗａ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ａｎｄｏｎｃｅｔｈｅｆｉｓｈ

ｍａｄｅａｓｕｒｇｅｔｈａｔｐｕｌｌｅｄｈｉｍｄｏｗｎｏｎｈｉｓｆａｃｅａｎｄｍａｄｅａｃｕｔ

ｂｅｌｏｗｈｉｓｅｙｅ．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ｒａｎｄｏｗｎｈｉｓｃｈｅｅｋａｌｉｔｔｌｅｗａｙ．Ｂｕｔ

ｉｔ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ｄｒｉ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ｉｔｒｅａｃｈｅｄｈｉｓｃｈｉｎａｎｄｈｅｗｏｒｋｅｄ

ｈｉｓｗａｙ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ｂｏｗａｎｄｒｅｓｔ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ｏｏｄ．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ｔｈｅｓａｃｋａｎｄ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ｗｏｒｋｅ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ｏｔｈａｔｉｔｃａ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ａｎｅｗｐａｒｔｏｆ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ａｎｄ，ｈｏｌｄｉｎｇｉｔａｎｃｈｏｒｅｄｗｉｔｈ

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ｈ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ｆｅｌｔｔｈｅｐｕｌｌ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ｔｈｅｎｆｅｌｔ

ｗｉｔｈｈｉｓｈ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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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ｗｏｎｄｅｒｗｈａｔｈｅｍａｄｅｔｈａｔｌｕｒｃｈｆｏｒ，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

ｗｉｒｅ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ｓｌｉｐｐｅｄｏ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ｈｉｌｌｏｆｈｉｓｂａｃｋ．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ｈｉｓｂａｃｋｃａｎｎｏｔｆｅｅｌａｓｂａｄｌｙａｓｍｉｎｅｄｏｅｓ．Ｂｕｔｈｅｃａｎｎｏｔｐｕｌｌ

ｔｈｉｓｓｋｉｆｆｆｏｒｅｖｅｒ，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ｈｏｗｇｒｅａｔｈｅｉｓ．Ｎｏｗ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ｉｓ

ｃｌｅａｒｅｄａｗａｙｔｈａｔｍｉｇｈｔｍａｋｅｔｒｏｕｂｌｅａｎｄＩｈａｖｅａｂｉｇ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ｆ

ｌｉｎｅ；ａｌｌｔｈａｔａｍａｎｃａｎａｓｋ．
“Ｆｉｓｈ，”ｈｅｓａｉｄｓｏｆｔｌｙ，ａｌｏｕｄ．“ＩｌｌｓｔａｙｗｉｔｈｙｏｕｕｎｔｉｌＩａｍ

ｄｅａｄ．”

Ｈｅｌｌｓｔａｙｗｉｔｈｍｅｔｏｏ，Ｉｓｕｐｐｏｓ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ｈｅｗａｉｔｅｄｆｏｒｉｔｔｏｂｅｌｉｇｈｔ．Ｉｔｗａｓｃｏｌｄｎｏｗ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ｅ

ｂｅｆｏｒｅ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ｈｅｐｕｓｈ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ｏｏｄｔｏｂｅｗａｒｍ．Ｉ

ｃａｎｄｏｉｔ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ｈｅｃａ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ｌｉｎ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ｏｕｔａｎｄｄｏｗ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ｂｏａｔｍｏｖｅｄ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ｒｏｓｅｉｔｗａｓｏｎ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ｓ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Ｈｅｓｈｅａｄｅｄｎｏｒｔｈ，”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ｓｅｔｕｓｆａｒ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ｗｉｓｈｈｅｗｏｕｌｄ

ｔｕｒ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ｈａｔｗｏｕｌｄ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ｈｅｗａｓｔｉｒｉｎｇ．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ｎｈａｄｒｉｓｅ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ａｓｎｏｔｔｉ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ｏｎｅ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ｓｉｇｎ．Ｔｈｅ

ｓｌａ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ｅｄｈｅｗａｓ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ａｔａｌｅｓｓｅｒｄｅｐｔｈ．

Ｔｈａｔｄｉｄｎｏ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ｍｅａｎｔｈａｔｈｅｗｏｕｌｄｊｕｍｐ．Ｂｕｔｈｅ

ｍｉｇｈｔ．
“Ｇｏｄｌｅｔｈｉｍｊｕｍｐ，”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Ｉｈａｖｅｅｎｏｕｇｈｌｉｎｅ

ｔｏｈａｎｄｌｅｈｉｍ．”

ＭａｙｂｅｉｆＩｃ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ｊｕｓｔａｌｉｔｔｌｅｉｔｗｉｌｌｈｕｒｔ

ｈｉｍａｎｄｈｅｗｉｌｌｊｕｍｐ，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ｏｗ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ｌ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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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ｍｊｕｍｐｓｏｔｈａｔｈｅｌｌｆｉｌｌｔｈｅｓａｃｋｓａｌｏｎｇｈｉｓ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ｗｉｔｈａｉｒ

ａｎｄｔｈｅｎｈｅｃａｎｎｏｔｇｏｄｅｅｐｔｏｄｉｅ．

Ｈｅｔｒｉｅｄ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ｔａｕｔ

ｕｐｔｏｔｈｅｖｅｒｙ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ｃｅｈｅｈａｄｈｏｏｋｅｄ

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ｈａｒｓｈｎｅｓｓａｓ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ｂａｃｋｔｏｐｕｌｌａｎｄ

ｋｎｅｗｈｅｃｏｕｌｄｐｕｔｎｏｍｏ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ｏｎｉｔ．Ｉｍｕｓｔｎｏｔｊｅｒｋｉｔｅｖｅｒ，

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Ｅａｃｈｊｅｒｋｗｉｄｅｎｓｔｈｅｃｕｔｔｈｅｈｏｏｋｍａｋ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

ｗｈｅｎｈｅｄｏｅｓｊｕｍｐｈｅｍｉｇｈｔｔｈｒｏｗｉｔ．ＡｎｙｗａｙＩｆｅｅｌｂｅｔｔｅｒ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ｆｏｒｏｎｃｅＩ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ｏｌｏｏｋｉｎｔｏｉｔ．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ｙｅｌｌｏｗｗｅ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ｂｕ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ｋｎｅｗ

ｔｈａｔｏｎｌｙｍａｄｅａｎａｄｄｅｄｄｒａｇ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ｐｌｅａｓｅｄ．Ｉｔｗａｓ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Ｇｕｌｆｗｅｅｄｔｈａｔｈａｄｍａｄｅｓｏｍｕｃｈ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

ｔｈｅｎｉｇｈｔ．
“Ｆｉｓｈ，”ｈｅｓａｉｄ．“Ｉｌｏｖｅｙｏｕａｎ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ｙｏｕｖｅｒｙｍｕｃｈ．

ＢｕｔＩｗｉｌｌｋｉｌｌｙｏｕｄｅａ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ｄａｙｅｎｄｓ．”

Ｌｅｔｕｓｈｏｐｅｓｏ，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ｓｍａｌｌｂｉｒｄｃａｍｅ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Ｈｅｗａｓ

ａｗａｒｂｌｅｒａｎｄｆｌｙｉｎｇｖｅｒｙｌｏｗ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

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ｔｈａｔｈｅｗａｓｖｅｒｙｔｉｒｅｄ．

Ｔｈｅｂｉｒｄｍａｄｅ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ａｔａｎｄｒｅｓ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Ｔｈｅｎ

ｈｅｆｌｅｗ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ｈｅａｄａｎｄｒｅｓ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ｈｅｒｅ

ｈｅｗａｓｍｏｒｅ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Ｈｏｗｏｌｄａｒｅｙｏｕ？”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ａｓｋｅｄｔｈｅｂｉｒｄ．“Ｉｓｔｈｉｓ

ｙｏｕｒｆｉｒｓｔｔｒｉｐ？”

Ｔｈｅｂｉｒｄ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ｈｉｍｗｈｅｎｈｅｓｐｏｋｅ．Ｈｅｗａｓｔｏｏｔｉｒｅｄ

ｅｖｅｎ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ｈｅｔｅｅｔｅｒｅｄｏｎｉｔａｓｈｉｓ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ｆｅｅｔ

ｇｒｉｐｐｅｄｉｔｆａｓｔ．

４１１



老人与海

“Ｉｔｓｓｔｅａｄｙ，”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ｏｌｄｈｉｍ．“Ｉｔｓｔｏｏｓｔｅａｄｙ．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ｎｔｂｅｔｈａｔｔｉｒｅｄａｆｔｅｒａｗｉｎｄｌｅｓｓｎｉｇｈｔ．Ｗｈａｔａｒｅｂｉｒｄｓ

ｃｏｍｉｎｇｔｏ？”

Ｔｈｅｈａｗｋ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ｃｏｍｅｏｕｔｔｏｓｅａｔｏｍｅｅｔ

ｔｈｅｍ．Ｂｕｔｈｅｓａｉｄｎｏｔ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ｉｓｔｏｔｈｅｂｉｒｄｗｈｏｃｏｕｌｄｎｏ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ｈｉｍａｎｙｗａｙａｎｄｗｈｏｗｏｕｌｄｌｅａｒ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ｈａｗｋｓ

ｓｏｏｎｅｎｏｕｇｈ．
“Ｔａｋｅａｇｏｏｄｒｅｓｔ，ｓｍａｌｌｂｉｒｄ，”ｈｅｓａｉｄ．“Ｔｈｅｎｇｏｉｎａｎｄ

ｔａｋｅｙｏｕｒｃｈａｎｃｅｌｉｋｅａｎｙｍａｎｏｒｂｉｒｄｏｒｆｉｓｈ．”

Ｉｔ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ｈｉｍｔｏｔａｌｋ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ｉｓｂａｃｋｈａｄｓｔｉｆｆｅｎｅｄｉｎ

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ｉｔｈｕｒｔｔｒｕｌｙｎｏｗ．
“Ｓｔａｙａｔｍｙｈｏｕｓｅｉｆｙｏｕｌｉｋｅ，ｂｉｒｄ，”ｈｅｓａｉｄ．“ＩａｍｓｏｒｒｙＩ

ｃａｎｎｏｔｈｏｉｓｔｔｈｅｓａｉｌａｎｄｔａｋｅｙｏｕｉ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ｂｒｅｅｚｅｔｈａｔ

ｉｓｒｉｓｉｎｇ．ＢｕｔＩａｍｗｉｔｈａｆｒｉｅｎｄ．”

Ｊｕｓｔｔｈｅ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ｇａｖｅａｓｕｄｄｅｎｌｕｒｃｈｔｈａｔｐｕｌｌｅｄ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ｄｏｗｎｏｎｔｏｔｈｅｂｏｗａｎｄ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ｐｕｌｌｅｄｈｉｍｏｖｅｒｂｏａｒｄｉｆ

ｈｅｈａｄｎｏｔｂｒａｃ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ｇｉｖｅｎｓｏｍｅｌｉｎｅ．

Ｔｈｅｂｉｒｄｈａｄｆｌｏｗｎｕｐｗｈｅ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ｊｅｒｋ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ｈａｄｎｏｔｅｖｅｎｓｅｅｎｈｉｍｇｏ．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ｗｉｔｈ

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ａｎｄｎｏｔｉｃｅｄｈｉｓｈａｎｄｗａｓ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ｈｕｒｔｈｉｍｔｈｅｎ，”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ａｎｄｐｕｌｌｅｄｂａｃｋ

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ｔｏｓｅｅｉｆｈｅｃｏｕｌｄｔｕｒ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Ｂｕｔ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

ｔｏｕ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ｈｅｈｅｌｄｓｔｅａｄｙａ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ｄｂａｃｋ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
“Ｙｏｕｒ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ｉｔｎｏｗ，ｆｉｓｈ，”ｈｅｓａｉｄ．“Ａｎｄｓｏ，Ｇｏｄ

ｋｎｏｗｓ，ａｍＩ．”

Ｈｅｌｏｏｋｅｄａｒｏｕ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ｂｉｒｄｎｏｗ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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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ｋｅｄｈｉｍｆｏｒ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ｈｅｂｉｒｄｗａｓｇｏｎｅ．

Ｙｏｕｄｉｄｎｏｔｓｔａｙｌｏｎｇ，ｔｈｅ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ｉｔｉｓｒｏｕｇｈｅｒ

ｗｈｅｒｅｙｏｕａｒｅｇｏｉｎｇｕｎｔｉｌｙｏｕｍａｋｅｔｈｅｓｈｏｒｅ．ＨｏｗｄｉｄＩｌｅｔ

ｔｈｅｆｉｓｈｃｕｔｍｅ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ｎｅｑｕｉｃｋｐｕｌｌｂｅｍａｄｅ？Ｉｍｕｓｔｂｅ

ｇｅｔｔｉｎｇｖｅｒｙｓｔｕｐｉｄ．ＯｒｐｅｒｈａｐｓＩｗａｓ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ｂｉｒｄ

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ｆｈｉｍ．ＮｏｗＩｗｉｌｌ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ｍｙｗｏｒｋａｎｄ

ｔｈｅｎＩｍｕｓｔｅａｔｔｈｅｔｕｎａｓｏｔｈａｔＩｗｉｌｌｎｏｔｈａｖｅａ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ｗｉｓｈｔｈｅｂｏｙｗｅｒｅｈｅｒｅ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ｈａｄｓｏｍｅｓａｌｔ，”ｈｅ

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ｔｏｈｉｓｌｅ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ｎｄ

ｋｎｅｅｌｉｎｇ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ｈｅｗａｓｈｅｄｈｉｓｈ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ｈｅｌｄｉｔ

ｔｈｅｒｅ，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ｆｏｒ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ｍｉｎｕｔｅ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ｉｌａｗ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ｓ

ｈ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ｂｏａｔｍｏｖｅｄ．
“Ｈｅｈａｓｓｌｏｗｅｄｍｕｃｈ，”ｈｅｓａｉｄ．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ｌｉｋｅｄｔｏｋｅｅｐｈｉｓｈ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ｌｔ

ｗａｔｅｒｌｏｎｇｅｒｂｕｔｈｅｗａｓａｆｒａｉｄｏｆ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ｕｄｄｅｎｌｕｒｃｈｂｙｔｈｅ

ｆｉｓｈａｎｄｈｅｓｔｏｏｄｕｐａｎｄｂｒａｃ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ｈｅｌｄｈｉｓｈａｎｄｕｐ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ｓｕｎ．Ｉｔｗａｓｏｎｌｙａｌｉｎｅｂｕｒｎｔｈａｔｈａｄｃｕｔｈｉｓｆｌｅｓｈ．

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ｏｆｈｉｓｈａｎｄ．Ｈｅｋｎｅｗｈｅｗｏｕｌｄ

ｎｅｅｄｈｉｓｈａｎｄ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ｗａｓｏｖｅｒａｎｄ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ｌｉｋｅｔｏｂｅｃｕｔ

ｂｅｆｏｒｅｉｔｓｔａｒｔｅｄ．
“Ｎｏｗ，”ｈｅｓａｉｄ，ｗｈｅｎｈｉｓｈａｎｄｈａｄｄｒｉｅｄ．“Ｉｍｕｓｔｅａｔ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ｔｕｎａ．Ｉ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ｈｉ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ａｆｆａｎｄｅａｔｈｉｍｈｅｒｅｉｎ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Ｈｅｋｎｅｌｔｄｏｗｎ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ｔｕｎ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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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ｆｆａｎｄｄｒｅｗｉｔｔｏｗａｒｄｈｉｍｋｅｅｐｉｎｇｉｔｃｌｅａ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ｉｌｅｄｌｉｎ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ｈｉｓｌｅ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ｂｒａｃｉｎｇｏｎｈｉｓ

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ａｎｄａｒｍ，ｈｅｔｏｏｋｔｈｅｔｕｎａｏｆｆｔｈｅｇａｆｆｈｏｏｋａｎｄｐｕｔ

ｔｈｅｇａｆｆｂａｃｋｉｎｐｌａｃｅ．Ｈｅｐｕｔｏｎｅｋｎｅｅ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ｃｕｔ

ｓｔｒｉｐｓｏｆｄａｒｋｒｅｄｍｅａｔ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

ｔｏｔｈｅｔａｉｌ．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ｗｅｄｇｅｓｈａｐｅｄｓｔｒｉｐｓａｎｄｈｅｃｕｔｔｈｅｍ

ｆｒｏｍｎｅｘｔｔｏｔｈｅ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ｄｏｗｎｔｏｔｈｅ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ｌｌｙ．Ｗｈｅｎ

ｈｅｈａｄｃｕｔｓｉｘｓｔｒｉｐｓｈｅｓｐｒｅａｄｔｈｅｍｏｕ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ｏｄｏｆｔｈｅ

ｂｏｗ，ｗｉｐｅｄｈｉｓｋｎｉｆｅｏｎｈｉｓｔｒｏ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ｌｉｆｔｅｄｔｈｅｃａｒｃａｓｓｏｆ

ｔｈｅｂｏｎｉｔｏｂｙｔｈｅｔａｉｌａｎｄｄｒｏｐｐｅｄｉｔｏｖｅｒｂｏａｒｄ．
“ＩｄｏｎｔｔｈｉｎｋＩｃａｎｅａｔａｎｅｎｔｉｒｅｏｎｅ，”ｈｅｓａｉｄａｎｄｄｒｅｗｈｉｓ

ｋｎｉｆｅａｃｒｏｓ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ｉｐ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ｆｅｅｌ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ｈａｒｄｐｕｌｌ

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ｗａｓｃｒａｍｐｅｄ．Ｉｔｄｒｅｗｕｐｔｉｇｈｔｏｎ

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ｃｏｒｄａｎｄｈｅ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ｉｔｉｎｄｉｓｇｕｓｔ．
“Ｗｈａｔｋｉｎｄｏｆａｈａｎｄｉｓｔｈａｔ，”ｈｅｓａｉｄ．“Ｃｒａｍｐｔｈｅｎｉｆｙｏｕ

ｗａｎｔ．Ｍａｋｅ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ｉｎｔｏａｃｌａｗ．Ｉｔｗｉｌｌｄｏｙｏｕｎｏｇｏｏｄ．”

Ｃｏｍｅｏ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ｌｏｏｋｅｄｄｏｗ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ａｒｋｗａｔｅｒ

ａｔｔｈｅｓｌａ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Ｅａｔｉｔｎｏｗａｎｄｉｔｗｉｌ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

ｈａｎｄ．Ｉｔ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ｈａｎｄｓ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ｙｏｕ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ｎｙｈｏｕｒ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ｉｓｈ．Ｂｕｔｙｏｕｃａｎｓｔａｙｗｉｔｈｈｉｍｆｏｒｅｖｅｒ．Ｅａｔｔｈｅｂｏｎｉｔｏ

ｎｏｗ．

Ｈｅｐｉｃｋｅｄｕｐａｐｉｅｃｅａｎｄｐｕｔｉｔｉｎｈｉｓｍｏｕｔｈａｎｄｃｈｅｗｅｄｉｔ

ｓｌｏｗｌｙ．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ｕｎ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Ｃｈｅｗｉｔｗｅｌｌ，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ｇｅｔａｌｌｔｈｅｊｕｉｃｅｓ．Ｉｔ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ｂｅｂａｄｔｏｅａｔｗｉｔｈａｌｉｔｔｌｅｌｉｍｅｏｒｗｉｔｈｌｅｍｏｎｏｒｗｉｔｈｓａｌｔ．
“Ｈｏｗｄｏｙｏｕｆｅｅｌ，ｈａｎｄ？”ｈｅａｓｋｅｄｔｈｅｃｒａｍｐｅｄｈａｎｄｔｈａｔ

ｗａｓａｌｍｏｓｔａｓｓｔｉｆｆａｓｒｉｇｏｒ ｍｏｒｔｉｓ．“Ｉｌｌｅａｔｓｏｍｅ ｍ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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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ｙｏｕ．”

Ｈｅａｔ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ｉｅｃｅ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ｃｕｔｉｎｔｗｏ．

Ｈｅｃｈｅｗｅｄｉｔ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ｓｐａｔｏｕｔｔｈｅｓｋｉｎ．
“Ｈｏｗｄｏｅｓｉｔｇｏ，ｈａｎｄ？Ｏｒｉｓｉｔｔｏｏｅａｒｌｙｔｏｋｎｏｗ？”

Ｈｅｔｏｏｋａｎｏｔｈｅｒｆｕｌｌｐｉｅｃｅａｎｄｃｈｅｗｅｄｉｔ．

Ｉｔｉｓａｓｔｒｏｎｇｆｕｌｌｂｌｏｏｄｅｄｆｉｓｈ，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ｗａｓｌｕｃｋｙｔｏ

ｇｅｔｈｉｍ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ｄｏｌｐｈｉｎ．Ｄｏｌｐｈｉｎｉｓｔｏｏｓｗｅｅｔ．Ｔｈｉｓｉｓｈａｒｄｌｙ

ｓｗｅｅｔａｔａｌｌ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ｓｓｔｉｌｌｉｎｉｔ．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ｅｎｓｅｉｎｂｅｉｎｇ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ｗｉｓｈＩｈａｄｓｏｍｅｓａｌｔ．ＡｎｄＩｄｏｎｏｔｋｎｏｗ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ｓｕｎｗｉｌｌｒｏｔｏｒｄｒｙｗｈａｔｉｓｌｅｆｔ，ｓｏＩ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ｅａｔｉｔａｌｌ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ａｍｎｏｔｈｕｎｇｒｙ．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ｓｃａｌｍ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ｙ．Ｉｗｉｌｌ

ｅａｔｉｔ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ｗｉｌｌｂｅｒｅａｄｙ．
“Ｂ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ｈａｎｄ，”ｈｅｓａｉｄ．“Ｉｄｏｔｈｉｓｆｏｒｙｏｕ．”

ＩｗｉｓｈＩｃｏｕｌｄｆｅ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ｓｍｙｂｒｏｔｈｅｒ．

ＢｕｔＩｍｕｓｔｋｉｌｌｈｉｍａｎｄｋｅｅｐｓｔｒｏｎｇｔｏｄｏｉｔ．Ｓｌｏｗｌｙａｎｄ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ｌｙｈｅａｔｅ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ｗｅｄｇｅｓｈａｐｅｄｓｔｒｉｐｓｏｆｆｉｓｈ．

Ｈｅ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ｕｐ，ｗｉｐｉｎｇｈｉｓｈａｎｄｏｎｈｉｓｔｒｏｕｓｅｒｓ．
“Ｎｏｗ，”ｈｅｓａｉｄ．“Ｙｏｕｃａｎｌｅｔｔｈｅｃｏｒｄｇｏ，ｈａｎｄ，ａｎｄＩ

ｗｉｌｌｈａｎｄｌｅｈｉｍ 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ｒｍａｌｏｎｅｕｎｔｉｌｙｏｕｓｔｏｐｔｈａｔ

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Ｈｅｐｕｔｈｉｓｌｅｆｔｆｏｏｔｏｎ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ｌｉｎ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ｅｆｔ

ｈａｎｄｈａｄｈｅｌｄａｎｄｌａｙｂ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ｐｕｌｌ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ｓｂａｃｋ．
“Ｇｏｄｈｅｌｐｍｅｔ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ｃｒａｍｐｇｏ，”ｈｅｓａｉ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Ｉ

ｄｏｎｏｔ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ｄｏ．”

Ｂｕｔｈｅｓｅｅｍｓｃａｌｍ，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ｈｉｓｐｌａｎ．

Ｂｕｔｗｈａｔｉｓｈｉｓｐｌａ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ｗｈａｔｉｓｍｉｎｅ？ＭｉｎｅＩ

ｍｕｓｔｉｍｐｒｏｖｉｓｅｔｏｈｉ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ｓｉｚｅ．Ｉｆｈｅｗｉｌｌｊｕｍｐ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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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ｋｉｌｌｈｉｍ．Ｂｕｔｈｅｓｔａｙｓｄｏｗｎｆｏｒｅｖｅｒ．ＴｈｅｎＩｗｉｌｌｓｔａｙｄｏｗｎ

ｗｉｔｈｈｉｍｆｏｒｅｖｅｒ．

Ｈｅｒｕｂｂｅｄｔｈｅｃｒａｍｐｅｄｈ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ｓｔｒｏ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ｔｒｉｅｄ

ｔｏｇｅｎｔｌｅ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ｓ．Ｂｕｔｉｔ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ｐｅｎ．Ｍａｙｂｅｉｔｗｉｌｌｏｐｅ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ａｙｂｅｉｔｗｉｌｌｏｐｅｎ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

ｒａｗｔｕｎａｉｓ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ＩｆＩｈａｖｅｔｏｈａｖｅｉｔ，Ｉｗｉｌｌｏｐｅｎｉｔ，ｃｏｓｔ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ｉｔｃｏｓｔｓ．ＢｕｔＩｄｏｎｏｔｗａｎｔｔｏｏｐｅｎｉｔｎｏｗｂｙｆｏｒｃｅ．

Ｌｅｔｉｔｏｐｅｎｂｙｉｔｓｅｌｆａｎｄｃｏｍｅｂａｃｋｏｆｉｔｓｏｗ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ｆｔｅｒａｌｌ

Ｉａｂｕｓｅｄｉｔｍｕｃｈｉ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ｗｈｅｎｉｔｗａ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ｆｒｅｅａｎｄ

ｕｎｔｉｅ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ｌｉｎｅｓ．

Ｈｅｌｏｏｋｅｄ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ｅａａｎｄｋｎｅｗｈｏｗａｌｏｎｅｈｅｗａｓｎｏｗ．

Ｂｕ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ｔｈｅｐｒｉｓｍ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ｄａｒｋ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ｅ

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ａｈｅ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ｍ．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ｓｗｅ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ｕｐｎｏｗ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ｗｉｎｄａｎｄｈｅｌｏｏｋｅｄ

ａｈｅａｄａｎｄｓａｗａｆｌｉｇｈｔｏｆｗｉｌｄｄｕｃｋｓｅｔ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ｓｋ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ｎｂｌｕｒ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ｔｃｈ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ａｎｄ

ｈｅｋｎｅｗｎｏｍａｎｗａｓｅｖｅｒａｌｏｎｅｏｎｔｈｅｓｅａ．

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ｈｏｗｓｏｍｅｍｅｎｆｅａｒｅｄｂｅ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ｓｉｇｈｔｏｆ

ｌａｎｄｉｎａｓｍａｌｌｂｏａｔａｎｄｋｎｅｗ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ｒ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ｓｏｆ

ｓｕｄｄｅｎｂａ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Ｂｕｔｎｏｗ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ｉｎ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ｏ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ｓ，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ｏｆ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

ｍｏｎｔｈｓｉ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

Ｉｆ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ｙｏｕａｌｗａｙｓｓｅｅｔｈｅｓｉｇｎｓｏｆｉｔｉｎｔｈｅ

ｓｋｙｆｏｒｄａｙｓａｈｅａｄ，ｉｆｙｏｕａｒｅａｔｓｅａ．Ｔｈｅｙｄｏｎｏｔｓｅｅｉｔａｓｈｏｒ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ｄｏｎｏｔ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ｔｏｌｏｏｋｆｏｒ，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

ｌａｎｄｍｕｓｔｍａｋｅ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ｏ，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ｓ．Ｂｕｔ

ｗｅｈａｖｅｎｏ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ｍｉｎｇｎ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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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ｋｙａｎｄｓａｗ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ｕｍｕｌｕｓｂｕｉｌｔｌｉｋｅ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ｐｉｌｅｓｏｆｉｃｅｃｒｅａｍａｎｄｈｉｇｈａｂｏｖｅｗｅｒｅｔｈｅｔｈｉｎｆｅａｔｈｅｒｓ

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ｒｕ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ｓｋｙ．
“ｌｉｇｈｔｂｒｉｓａ，”ｈｅｓａｉｄ．“Ｂｅｔｔｅｒ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ｍｅｔｈａｎｆｏｒ

ｙｏｕ，ｆｉｓｈ．”

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ｃｒａｍｐｅｄ，ｂｕｔｈｅｗａｓｕｎｋｎｏｔｔｉｎｇｉｔ

ｓｌｏｗｌｙ．

Ｉｈａｔｅａｃｒａｍｐ，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ｔｉｓａｔｒｅａｃｈｅｒｙｏｆｏｎｅｓｏｗｎ

ｂｏｄｙ．Ｉｔｉｓｈｕｍｉｌｉａｔｉｎｇｂｅｆｏｒｅｏｔｈｅｒｓｔｏｈａｖｅａｄｉａｒｒｈｏｅａｆｒｏｍ

ｐｔｏｍａｉｎｅ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ｏｒｔｏｖｏｍｉｔｆｒｏｍｉｔ．Ｂｕｔａｃｒａｍｐ，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ｉｔａｓａｃａｌａｍｂｒｅ，ｈｕｍｉｌｉａｔｅｓｏｎｅｓｅｌｆ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ｗｈｅｎ

ｏｎｅｉｓａｌｏｎｅ．

Ｉｆｔｈｅｂｏｙｗｅｒｅｈｅｒｅｈｅｃｏｕｌｄｒｕｂｉｔｆｏｒｍｅａｎｄｌｏｏｓｅｎｉｔ

ｄｏ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ｒｅａｒｍ，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ｉｔｗｉｌｌｌｏｏｓｅｎｕｐ．

Ｔｈｅｎ，ｗｉｔｈ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ｕｌｌ

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ｂｅｆｏｒｅ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ｓｌ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ｎ，

ａｓ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ｓｌａｐｐｅｄ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ｈａｒｄａｎｄ

ｆａｓ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ｓｔｈｉｇｈ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ｌａｎｔｉｎｇｓｌｏｗｌｙｕｐｗａｒｄ．
“Ｈｅｓｃｏｍｉｎｇｕｐ，”ｈｅｓａｉｄ．“Ｃｏｍｅｏｎｈａｎｄ．Ｐｌｅａｓｅ

ｃｏｍｅｏｎ．”

Ｔｈｅｌｉｎｅｒｏｓｅｓｌｏｗｌｙ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

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ｂｕｌｇｅｄａｈ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ｂｏａ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ｃａｍｅｏｕｔ．Ｈｅ

ｃａｍｅｏｕｔｕｎｅｎｄｉｎｇｌ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ｏｕｒｅｄｆｒｏｍｈｉｓｓｉｄｅｓ．Ｈｅｗａｓ

ｂｒ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ｈｉｓｈｅａｄａｎｄｂａｃｋｗｅｒｅｄａｒｋｐｕｒｐｌｅａｎｄｉｎ

ｔｈｅｓｕｎｔｈｅｓｔｒｉｐｅｓｏｎｈｉｓｓｉｄｅｓｓｈｏｗｅｄ ｗｉｄｅａｎｄａｌｉｇｈｔ

ｌａｖｅｎｄｅｒ．Ｈｉｓｓｗｏｒｄｗａｓ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ａｂａｓｅｂａｌｌｂａｔａｎｄｔａｐｅｒｅｄ

ｌｉｋｅａｒａｐｉｅｒａｎｄｈｅｒｏｓｅｈｉｓｆｕｌｌｌｅｎｇｔｈ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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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

ｒｅｅｎｔｅｒｅｄｉｔ，ｓｍｏｏｔｈｌｙ，ｌｉｋｅａｄｉ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ｗ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ｓｃｙ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ｏｆｈｉｓｔａｉｌｇｏｕｎ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ｄ

ｔｏｒａｃｅｏｕｔ．
“Ｈｅｉｓｔｗｏｆｅｅｔ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

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ａｓｇｏｉｎｇｏｕｔｆａｓｔｂｕｔ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ａｓｎｏｔ

ｐａｎｉｃｋｅ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ｔｒ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ｂｏｔｈｈａｎｄｓｔｏｋｅｅｐｔｈｅ

ｌｉｎｅｊｕｓｔｉｎｓｉｄｅｏｆ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ｉｆｈｅ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ｓｌｏｗ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ｉｔｈａｓｔｅａｄ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ｈｅｆｉｓｈｃ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ｏｕｔ

ａｌｌ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ｂｒｅａｋｉｔ．

Ｈｅｉｓａ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ａｎｄＩｍｕｓｔ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ｈｉｍ，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

ｍｕｓｔｎｅｖｅｒｌｅｔｈｉｍｌｅａｒｎｈｉ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ｎｏｒｗｈａ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ｄｏｉｆｈｅ

ｍａｄｅｈｉｓｒｕｎ．ＩｆＩｗｅｒｅｈｉｍＩｗｏｕｌｄｐｕｔｉｎ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ｎｏｗａｎｄ

ｇｏｕｎｔｉｌ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ｂｒｏｋｅ．Ｂｕｔ，ｔｈａｎｋＧｏｄ，ｔｈｅｙａｒｅｎｏｔａ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ａｓｗｅｗｈｏｋｉｌｌｔｈｅｍ；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ｙａｒｅｍｏｒｅｎｏｂｌｅ

ａｎｄｍｏｒｅａｂｌｅ．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ａｄｓｅｅｎｍａｎｙ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Ｈｅｈａｄｓｅｅｎｍａｎｙ

ｔｈａｔｗｅｉｇｈ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ｐｏｕｎｄｓａｎｄｈｅｈａｄｃａｕｇｈｔ

ｔｗｏｏｆｔｈａｔｓｉｚｅｉｎｈｉｓｌｉｆｅ，ｂｕｔｎｅｖｅｒａｌｏｎｅ．Ｎｏｗａｌｏｎｅ，ａｎｄｏｕｔ

ｏｆｓｉｇｈｔｏｆｌ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ｆａｓｔｔｏ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ｆｉｓｈ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ｅｖｅｒ

ｓｅｅｎａｎｄｂｉｇｇｅｒｔｈａｎｈｅｈａｄｅｖｅｒｈｅａｒｄｏｆ，ａｎｄ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ａｓｔｉｇｈｔａｓｔｈｅｇｒ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ｗｓｏｆａｎｅａｇｌｅ．

Ｉｔ ｗｉｌｌｕｎｃｒａｍｐ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ｕｒｅｌｙｉｔ ｗｉｌｌ

ｕｎｃｒａｍｐｔｏｈｅｌｐｍｙ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ａｔａｒ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ｍｙｔｗｏｈａｎｄｓ．Ｉｔｍｕｓｔｕｎｃｒａｍｐ．Ｉｔｉｓ

ｕｎ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ｉｔｔｏｂｅｃｒａｍｐ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ａｄｓｌｏｗｅｄａｇａｉｎａｎｄ

ｗａｓｇｏｉｎｇａｔｈｉｓｕｓｕａｌｐａｃｅ．

Ｉｗｏｎｄｅｒｗｈｙｈｅｊｕｍｐｅ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ｊｕｍｐ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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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ｍｏｓｔａ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ｓｈｏｗｍｅｈｏｗｂｉｇｈｅｗａｓ．Ｉｋｎｏｗｎｏｗ，

ａｎｙｗａｙ，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ｗｉｓｈＩｃｏｕｌｄｓｈｏｗｈｉｍｗｈａｔｓｏｒｔｏｆｍａｎ

Ｉａｍ．Ｂｕｔｔｈｅｎｈｅｗｏｕｌｄｓｅｅｔｈｅｃｒａｍｐｅｄｈａｎｄ．ＬｅｔｈｉｍｔｈｉｎｋＩ

ａｍｍｏｒｅｍａｎｔｈａｎＩａｍａｎｄＩｗｉｌｌｂｅｓｏ．ＩｗｉｓｈＩｗａｓｔｈｅｆｉｓｈ，

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ｉｔｈ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ｈｅｈａ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ｎｌｙｍｙｗｉｌｌａｎｄｍ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Ｈｅｓｅｔｔｌｅｄ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ｏｏｄａｎｄｔｏｏｋｈｉｓ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ａｓｉｔｃａ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ｗａｍ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ａｔ

ｍｏｖｅｄｓｌｏｗ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ｄａｒｋ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ｍａｌｌｓｅａ

ｒｉｓ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ｉｎｄｃｏｍｉｎｇｕｐ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ａｔｎｏｏｎｔｈｅ

ｏｌｄｍａｎ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ｗａｓｕｎｃｒａｍｐｅｄ．
“Ｂａｄｎｅｗｓｆｏｒｙｏｕ，ｆｉｓｈ，”ｈｅｓａｉｄａｎｄｓｈｉｆｔｅ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ｓａｃｋｓｔｈａｔｃｏｖｅｒｅｄ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

Ｈｅｗａ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ｂｕｔ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ｄｉｄｎｏｔ

ａｄｍｉｔｔｈｅ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ａｔａｌｌ．
“Ｉａｍｎｏ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ｈｅｓａｉｄ．“ＢｕｔＩｗｉｌｌｓａｙｔｅｎ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ｔｅｎＨａｉｌＭａｒｙｓｔｈａｔＩｓｈｏｕｌｄｃａｔｃｈｔｈｉｓｆｉｓｈ，ａｎｄＩ

ｐｒｏｍｉｓｅｔｏｍａｋｅａ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ｔｏｔｈｅＶｉｒｇｉｎｏｆＣｏｂ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ｃｈ

ｈｉｍ．Ｔｈａｔｉｓａｐｒｏｍｉｓｅ．”

Ｈｅ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ｄｔｏｓａｙｈｉｓｐｒａｙｅｒ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ｈｅｗｏｕｌｄｂｅｓｏｔｉｒｅｄｔｈａ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ｔｈｅｐｒａｙ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ｎ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ｓａｙｔｈｅｍ ｆａｓｔ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ｍ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ＨａｉｌＭａｒｙｓａｒｅｅａｓｉｅｒｔｏｓａｙｔｈａｎＯｕｒＦａｔｈｅｒｓ，

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ａｉｌＭａｒｙｆｕｌｌｏｆＧｒａｃｅｔｈｅＬｏｒｄｉ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Ｂｌｅｓｓｅｄａｒｔ

ｔｈｏｕａｍ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ｂｌｅｓｓｅｄｉｓｔｈｅｆｒｕｉｔｏｆｔｈｙｗｏｍｂ，Ｊｅｓｕｓ．

ＨｏｌｙＭａｒｙ，ＭｏｔｈｅｒｏｆＧｏｄ，ｐｒａｙｆｏｒｕｓｓｉｎｎｅｒｓｎｏｗａｎｄａｔ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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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ｕｒｏｆｏｕｒｄｅａｔｈ．Ａｍｅｎ．”Ｔｈｅｎｈｅａｄｄｅｄ，“ＢｌｅｓｓｅｄＶｉｒｇｉｎ，

ｐｒａｙ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ｔｈｉｓｆｉｓｈ．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ｉｓ．”

Ｗｉｔｈｈｉｓｐｒａｙｅｒｓｓａｉｄ，ａｎｄｆｅｅｌｉｎｇ ｍｕｃｈ ｂｅｔｔｅｒ，ｂｕｔ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ｅｘａｃｔｌｙａｓｍｕｃｈ，ａｎｄｐｅｒｈａｐｓａｌｉｔｔｌｅｍｏｒｅ，ｈｅｌｅａｎ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ｏｏｄｏｆｔｈｅｂｏｗａｎｄｂｅｇａ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ｔｏｗｏｒｋ

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ｓｏｆ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

Ｔｈｅｓｕｎ ｗａｓｈｏｔｎｏｗ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ｂｒｅｅｚｅ ｗａｓｒｉｓｉｎｇ

ｇｅｎｔｌｙ．
“Ｉ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ｂａｉｔｔｈａｔｌｉｔｔｌｅｌｉｎｅｏｕ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ｈｅ

ｓａｉｄ．“Ｉ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ｄｅｃｉｄｅｓｔｏｓｔａｙａｎｏｔｈｅｒｎｉｇｈｔＩｗｉｌｌｎｅｅｄｔｏｅａｔ

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ｉｓｌｏｗｉ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ｌｅ．ＩｄｏｎｔｔｈｉｎｋＩｃａｎｇｅｔ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ａｄｏｌｐｈｉｎｈｅｒｅ．ＢｕｔｉｆＩｅａｔｈｉｍｆｒｅｓｈｅｎｏｕｇｈｈｅ

ｗｏｎｔｂｅｂａｄ．Ｉｗｉｓｈａ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ｗｏｕｌｄｃｏｍｅｏｎｂｏａｒｄｔｏｎｉｇｈｔ．

ＢｕｔＩｈａｖｅｎｏｌｉｇｈｔｔ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ｍ．Ａ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ｉ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ｏ

ｅａｔｒａｗａｎｄＩ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ｏｃｕｔｈｉｍｕｐ．Ｉｍｕｓｔｓａｖｅａｌｌｍ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ｎｏｗ．Ｃｈｒｉｓｔ，Ｉｄｉｄｎｏｔｋｎｏｗｈｅｗａｓｓｏｂｉｇ．”

“Ｉｌｌｋｉｌｌｈｉｍ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ｓａｉｄ．“Ｉｎａｌｌ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ｉｓ

ｇｌｏｒ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ｉｓｕｎｊｕｓ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Ｉｗｉｌｌｓｈｏｗｈｉｍ

ｗｈａｔａｍａｎｃａｎｄｏａｎｄｗｈａｔａｍａｎｅｎｄｕｒｅｓ．
“ＩｔｏｌｄｔｈｅｂｏｙＩｗａｓａｓｔｒａｎｇ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ｅｓａｉｄ．“Ｎｏｗｉｓ

ｗｈｅｎＩｍｕｓｔｐｒｏｖｅｉｔ．”

Ｔｈｅ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ｐｒｏｖｅｄｉｔｍｅａｎｔｎｏｔｈｉｎｇ．

Ｎｏｗｈｅｗａｓｐｒｏｖｉｎｇｉｔａｇａｉｎ．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ｗａｓａｎｅｗ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ｅ

ｎｅｖ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ａｓｔ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ｄｏｉｎｇｉｔ．

ＩｗｉｓｈｈｅｄｓｌｅｅｐａｎｄＩｃｏｕｌｄｓｌｅｅｐａｎｄｄｒｅａｍａｂｏｕｔｔｈｅ

ｌｉｏｎ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ｈｙａｒｅｔｈｅｌ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ｓｌｅ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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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ｔｔｈｉｎｋ，ｏｌｄｍａｎ，ｈｅｓａｉｄｔｏｈｉｍ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ｇｅｎｔｌｙｎｏｗ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ｏｏｄ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ｏｆｎｏｔｈｉｎｇ．Ｈｅｉ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ｏｒｋ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ａｓｙｏｕｃａｎ．

Ｉｔｗａｓｇ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ａｔｓｔｉｌｌｍｏｖｅｄ

ｓｌｏｗｌｙ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ｎａｄｄｅｄｄｒａｇｎｏｗｆｒｏｍ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ｂｒｅｅｚ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ｒｏｄｅｇｅｎｔ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ｓｅａ

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ｄ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ｓｂａｃｋｃａｍｅｔｏｈｉｍｅａｓｉｌｙ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ｌｙ．

Ｏ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ｒｉｓｅａｇａｉｎ．Ｂｕｔｔｈｅ

ｆｉｓｈｏｎｌ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ｓｗｉｍａｔａ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ｕｎ

ｗａｓｏ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ｌｅｆｔａｒｍ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ｎｄｏｎｈｉｓｂａｃｋ．Ｓｏ

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ａｄｔｕｒｎｅｄｅａｓｔｏｆｎｏｒｔｈ．

Ｎｏｗ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ｓｅｅｎｈｉｍｏｎｃｅ，ｈｅｃｏｕｌｄ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ｆｉｓｈ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ｈｉｓｐｕｒｐｌｅｐｅｃｔｏｒａｌｆｉｎｓｓｅｔｗｉｄｅａｓ

ｗ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ｅｃｔｔａｉｌｓｌｉｃ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ｄａｒｋ．Ｉｗｏｎｄｅｒ

ｈｏｗｍｕｃｈｈｅｓｅｅｓａｔｔｈａｔｄｅｐｔｈ，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ｉｓｅｙｅ

ｉｓｈｕｇｅａｎｄａｈｏｒｓｅ，ｗｉｔｈｍｕｃｈｌｅｓｓｅｙｅ，ｃａｎｓｅｅ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

ＯｎｃｅＩ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ｑｕｉｔｅｗｅｌｌ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Ｎｏｔｉｎ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ｄａｒｋ．Ｂｕｔａｌｍｏｓｔａｓａｃａｔｓｅｅｓ．

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ｈｉｓｓｔｅａｄ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ｓｆｉｎｇｅｒｓｈａｄ

ｕｎｃｒａｍｐｅｄ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ｎｏｗ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ａｎｄｈｅｂｅｇａｎｔｏｓｈｉｆｔ

ｍ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ｏｉｔａｎｄｈｅｓｈｒｕｇｇｅｄｔｈｅｍｕｓｃｌｅｓｏｆｈｉｓｂａｃｋ

ｔｏｓｈｉｆｔｔｈｅｈ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ｄａｌｉｔｔｌｅ．
“Ｉｆｙｏｕｒｅｎｏｔｔｉｒｅｄ，ｆｉｓｈ，”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Ｙｏｕｍｕｓｔｂｅ

ｖｅｒｙｓｔｒａｎｇｅ．”

Ｈｅｆｅｌｔｖｅｒｙｔｉｒｅｄｎｏｗａｎｄ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ｗｏｕｌｄｃｏｍｅ

ｓｏｏｎａｎｄｈｅｔｒｉｅｄｔｏｔｈｉｎｋｏｆｏｔｈｅｒｔｈｉｎｇ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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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ｇＬｅａｇｕｅｓ，ｔｏｈｉｍ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ｔｈｅＧｒａｎＬｉｇａｓ，ａｎｄｈｅｋｎｅ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ａｎｋｅｅｓｏｆ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ｅｒｅｐｌａｙｉｎｇｔｈｅＴｉｇｒｅｓｏｆ

Ｄｅｔｒｏｉｔ．

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ｄａｙｎｏｗｔｈａｔＩｄｏｎｏｔｋｎｏｗ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ｔｈｅｊｕｅｇｏ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Ｉ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ｍｕｓｔ

ｂｅ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ｗｈｏｄｏｅｓ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ｅｖｅ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ｎｅｓｐｕｒｉｎｈｉｓｈｅｅｌ．Ｗｈａｔｉｓａｂｏｎｅ

ｓｐｕｒ？ｈｅａｓｋ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Ｕｎｅｓｐｕｅｌａｄｅｈｕｅｓｏ．Ｗｅ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

ｔｈｅｍ．Ｃａｎｉｔｂｅａｓｐａｉｎｆｕｌａｓｔｈｅｓｐｕｒｏｆａ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ｃｏｃｋｉｎｏｎｅｓ

ｈｅｅｌ？ＩｄｏｎｏｔｔｈｉｎｋＩｃｏｕｌｄｅｎｄｕｒｅｔｈａｔｏｒｔｈｅｌｏ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ｙｅ

ａｎｄｏｆｂｏｔｈｅｙ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ｆｉｇｈｔａｓｔｈｅ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ｃｏｃｋｓｄｏ．

Ｍａｎｉｓｎｏｔｍｕｃｈｂ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ｂｉｒｄｓａｎｄｂｅａｓｔｓ．ＳｔｉｌｌＩｗｏｕｌｄ

ｒａｔｈｅｒｂｅｔｈａｔｂｅａｓｔｄｏｗｎ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ａ．
“Ｕｎｌｅｓｓｓｈａｒｋｓｃｏｍｅ，”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Ｉｆｓｈａｒｋｓｃｏｍｅ，

Ｇｏｄｐｉｔｙｈｉｍａｎｄｍｅ．”

Ｄｏｙｏｕ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ｗｏｕｌｄｓｔａｙｗｉｔｈａｆｉｓｈ

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Ｉｗｉｌｌｓｔａｙ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ｏｎ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ａｍｓｕｒｅｈｅ

ｗｏｕｌｄａｎｄｍｏｒｅｓｉｎｃｅｈｅｉｓｙｏｕ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Ａｌｓｏ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

ｗａｓａ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Ｂｕｔｗｏｕｌｄｔｈｅｂｏｎｅｓｐｕｒｈｕｒｔｈｉｍｔｏｏｍｕｃｈ？

“Ｉｄｏｎｏｔｋｎｏｗ，”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Ｉｎｅｖｅｒｈａｄａｂｏｎｅｓｐｕｒ．”

Ａｓｔｈｅｓｕｎ ｓｅｔｈｅ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ｔｏ ｇｉｖｅ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ｔａｖｅｒｎａｔＣａｓａｂｌａｎｃａｗｈｅｎｈｅｈａｄ

ｐｌａｙｅｄｔｈｅｈａｎｄｇａｍ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ｎｅｇｒｏｆｒｏｍ Ｃｉｅｎｆｕｅｇｏｓ

ｗｈｏｗａｓ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ｍａｎｏｎｔｈｅｄｏｃｋｓ．Ｔｈｅｙｈａｄｇｏｎｅｏｎｅ

ｄａｙａｎｄｏｎｅｎ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ｅｌｂｏｗｓｏｎａｃｈａｌｋｌｉｎｅｏ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ｏｒｅａｒｍｓ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ｈａｎｄｓｇｒｉｐｐｅｄｔｉｇｈｔ．

Ｅａｃｈｏｎｅｗａｓ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ｎｄｄｏｗｎｏｎｔｏ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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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ｗｅｎｔｉｎａｎｄｏｕｔｏｆ

ｔｈｅｒｏｏ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ｋｅｒｏｓｅｎｅｌ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ｈｅｈａｄ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ｔｈｅａｒｍ

ａｎｄｈ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ｎｅｇｒｏ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ｎｅｇｒｏｓｆａｃｅ．Ｔｈｅｙ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ｅｓｅｖｅｒｙｆｏｕｒｈｏｕ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ｉｇｈｔ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ｅｓｃｏｕｌｄｓｌｅｅｐ．Ｂｌｏｏｄｃａｍｅｏｕｔｆｒｏ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ｎａｉｌｓ

ｏｆｂｏｔｈｈ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ｇｒｏｓ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ｌｏｏｋｅｄ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ｉｎ

ｔｈｅｅｙｅ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ｉｒ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ａ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ｔｔｏｒｓｗｅｎｔｉｎ

ａｎｄ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ｒｏｏｍａｎｄｓａｔｏｎｈｉｇｈｃｈａｉｒ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ａｌｌａｎｄ

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ｗａｌｌｓｗｅｒｅｐａｉｎｔｅｄｂｒｉｇｈｔｂｌｕｅａｎｄｗｅｒｅｏｆｗｏｏｄ

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ｍｐｓｔｈｒｅｗｔｈｅｉｒｓｈａｄｏｗ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ｍ．Ｔｈｅｎｅｇｒｏｓ

ｓｈａｄｏｗｗａｓｈｕｇｅａｎｄｉｔｍｏｖｅｄｏｎｔｈｅｗａｌｌａｓｔｈｅｂｒｅｅｚｅｍｏｖｅｄ

ｔｈｅｌａｍｐｓ．

Ｔｈｅｏｄｄｓｗｏｕｌｄｃｈａｎｇｅｂａｃｋ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ａｌｌ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ｙ

ｆｅｄｔｈｅｎｅｇｒｏｒｕｍａｎｄｌｉｇｈｔｅｄ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ｆｏｒｈｉｍ．Ｔｈｅｎ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ｒｕｍ，ｗｏｕｌｄｔｒｙｆｏｒａ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ｅｆｆｏｒｔａｎｄ

ｏｎｃｅｈｅｈａ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ｈｏｗａｓｎｏｔａｎ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ｅｎｂｕｔｗａｓ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ＥｌＣａｍｐｅóｎ，ｎｅａｒｌｙｔｈｒｅｅｉｎｃｈｅｓｏｆｆｂａｌａｎｃｅ．Ｂｕｔｔｈｅ

ｏｌｄｍａｎｈａｄｒａｉｓｅｄｈｉｓｈａｎｄｕｐｔｏｄｅａｄｅｖｅｎａｇａｉｎ．Ｈｅｗａｓｓｕｒｅ

ｔｈｅｎ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ｔｈｅｎｅｇｒｏ，ｗｈｏｗａｓａｆｉｎｅｍａｎａｎｄａｇｒｅａｔ

ａｔｈｌｅｔｅ，ｂｅａｔｅｎ．Ａｎｄａｔ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ｂｅｔ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ａｓｋｉｎｇ

ｔｈａｔｉｔｂｅｃａｌｌｅｄａｄｒ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ｅｗａｓｓｈａｋｉｎｇｈｉｓｈｅａｄ，ｈｅ

ｈａｄｕｎｌｅａｓｈｅｄｈｉｓｅｆｆｏｒｔａｎｄｆｏｒｃｅｄｔｈｅｈ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ｎｅｇｒｏｄｏｗｎ

ａｎｄｄｏｗｎｕｎｔｉｌｉｔｒｅｓ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ｗｏｏｄ．Ｔｈｅｍａｔｃｈｈａｄｓｔａｒｔｅｄｏｎ

ａＳｕｎｄａｙ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ｄｅｄｏｎａＭｏｎｄａｙｍｏｒｎｉｎｇ．Ｍａｎｙｏｆ

ｔｈｅｂｅｔｔｏｒｓｈａｄａｓｋｅｄｆｏｒａｄｒａｗ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ｈａｄｔｏｇｏｔｏｗｏｒｋ

ｏｎｔｈｅｄｏｃｋｓ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ａｃｋｓｏｆｓｕｇａｒｏｒａｔｔｈｅＨａｖａｎａＣｏ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ｗａｎｔｅｄｉｔｔｏｇｏｔｏ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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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ｉｓｈ．Ｂｕｔｈｅｈａｄ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ｉｔａｎｙｗａｙａｎ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ｙｏｎｅｈａｄｔｏ

ｇｏｔｏｗｏｒｋ．

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ｈａｄｃａｌｌｅｄｈｉ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ａｒｅｔｕｒ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Ｂｕｔ

ｎｏｔｍｕｃｈｍｏｎｅｙｗａｓｂｅｔａｎｄｈｅｈａｄｗｏｎｉｔｑｕｉｔｅｅａｓｉｌｙｓｉｎｃｅｈｅ

ｈａｄｂｒｏｋ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ｇｒｏｆｒｏｍＣｉｅｎｆｕｅｇｏｓｉｎ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ｍａｔｃｈ．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ａｆｅｗｍａｔｃｈ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ｎｏｍｏｒｅ．

Ｈｅ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ｈａ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ｂｅａｔａｎｙｏｎｅｉｆｈｅｗａｎｔｅｄｔｏｂａｄｌｙ

ｅｎｏｕｇｈａｎｄｈｅ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ｂａｄｆｏｒ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ｆｏｒ

ｆｉｓｈｉｎｇ．Ｈｅｈａｄｔｒｉｅｄａｆｅｗ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ｔｃｈｅｓｗｉｔｈ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

Ｂｕｔ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ｈａｄ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ａｔｒａｉｔｏｒａｎｄ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ｄｏ

ｗｈａｔｈｅｃａｌｌｅｄｏｎｉｔｔｏｄｏａｎｄ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ｔｒｕｓｔｉｔ．

Ｔｈｅｓｕｎｗｉｌｌｂａｋｅｉｔｏｕｔｗｅｌｌｎｏｗ，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ｔ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ｃｒａｍｐｏｎｍｅａｇａｉｎｕｎｌｅｓｓｉｔｇｅｔｓｔｏｏｃｏｌｄｉ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

ｗｏｎｄｅｒｗｈａｔｔｈｉｓｎｉｇｈｔｗｉｌｌｂｒｉｎｇ．

Ａｎ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ｐａｓｓｅｄ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ｏｎｉｔ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ｏＭｉａｍｉａｎｄｈｅ

ｗａｔｃｈｅｄｉｔｓｓｈａｄｏｗｓｃａｒｉｎｇｕｐ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ｆ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
“Ｗｉｔｈｓｏｍｕｃｈ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ｔｈｅｒ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ｈｅ

ｓａｉｄ．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ｂａｃｋ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ｔｏｓｅｅｉｆｉｔｗ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ｇａｉｎ

ａｎｙｏｎｈｉｓｆｉｓｈ．Ｂｕ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ａｎｄｉｔｓｔａｙｅｄａｔｔｈｅ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ｄｒｏｐｓｈｉｖｅ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ｐｒｅｃｅｄｅｄ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ａｔ

ｍｏｖｅｄａｈｅａｄｓｌｏｗｌｙａｎｄｈｅ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ｕｎｔｉｌｈｅｃｏｕｌｄ

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ｓｅｅｉｔ．

Ｉｔｍｕｓｔｂｅｖｅｒｙｓｔｒａｎｇｅｉｎａｎ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

ｗｏｎｄｅｒｗ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ａｌｏｏｋｓｌｉｋｅｆｒｏｍｔｈａｔｈｅｉｇｈｔ？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ｅｌｌｉｆｔｈｅｙｄｏｎｏｔｆｌｙｔｏｏｈｉｇｈ．Ｉ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ｔｏｆｌｙｖｅｒｙｓｌｏｗｌｙａｔｔｗｏｈｕｎｄｒｅｄｆａｔｈｏｍｓｈｉｇｈａｎｄｓｅｅ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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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ｓｈｆｒｏｍａｂｏ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ｕｒｔｌｅｂｏａｔｓＩ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ｔｒｅｅｓｏｆ

ｔｈｅｍａｓｔｈｅａｄａｎｄｅｖｅｎａｔｔｈａｔｈｅｉｇｈｔＩｓａｗｍｕｃｈ．Ｔｈｅｄｏｌｐｈｉｎ

ｌｏｏｋｇｒｅｅｎ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ａｎｄｙｏｕｃａｎｓｅｅｔｈｅｉｒｓｔｒｉｐ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ｐｕｒｐｌｅｓｐｏｔｓａｎｄｙｏｕｃａｎｓｅｅ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ａｓｔｈｅｙｓｗｉｍ．

Ｗｈｙｉｓｉｔｔｈａｔａｌｌｔｈｅｆａｓｔｍｏｖｉｎｇｆｉｓｈｏｆｔｈｅｄａｒｋ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ａｖｅ

ｐｕｒｐｌｅｂａｃｋｓａｎｄｕｓｕａｌｌｙｐｕｒｐｌｅｓｔｒｉｐｅｓｏｒｓｐｏｔｓ？Ｔｈｅｄｏｌｐｈｉｎ

ｌｏｏｋｓｇｒｅｅｎ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ｉｓｒｅａｌｌｙｇｏｌｄｅｎ．Ｂｕｔｗｈｅｎｈｅ

ｃｏｍｅｓｔｏｆｅｅｄ，ｔｒｕｌｙｈｕｎｇｒｙ，ｐｕｒｐｌｅｓｔｒｉｐｅｓｓｈｏｗｏｎｈｉｓｓｉｄｅｓａｓ

ｏｎａｍａｒｌｉｎ．Ｃａｎｉｔｂｅａｎｇｅｒ，ｏ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ｓｐｅｅｄｈｅｍａｋｅｓｔｈａｔ

ｂｒｉｎｇｓｔｈｅｍｏｕｔ？

Ｊｕｓｔｂｅｆｏｒｅｉｔｗａｓｄａｒｋ，ａｓｔｈｅｙｐａｓｓｅｄａｇｒ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ｏｆ

Ｓａｒｇａｓｓｏｗｅｅｄｔｈａｔｈｅａｖｅｄａｎｄｓｗｕ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ｓｅａａｓ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ｗｅｒｅｍａｋｉｎｇｌｏｖｅ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ａｙｅｌｌｏｗ

ｂｌａｎｋｅｔ，ｈｉｓｓｍａｌｌｌｉｎｅｗａｓｔａｋｅｎｂｙａｄｏｌｐｈｉｎ．Ｈｅｓａｗｉｔｆｉｒｓｔ

ｗｈｅｎｉｔｊｕｍ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ｉｒ，ｔｒｕｅｇｏｌｄ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

ｂ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ｆｌａｐｐｉｎｇｗｉｌｄｌｙｉｎｔｈｅａｉｒ．Ｉｔｊｕｍｐｅｄａｇａｉｎ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ｉｃｓｏｆｉｔｓｆｅａｒａｎｄｈｅｗｏｒｋｅｄｈｉｓｗａｙｂａｃｋｔｏ

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ｃｒｏｕ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ｈｏ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ｂｉｇ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ｈｉｓ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ａｎｄａｒｍ，ｈｅｐｕｌｌｅｄｔｈ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ｉｎｗｉｔｈ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ｇａｉｎｅｄｌｉｎｅ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ｈｉｓｂａｒｅｌｅｆｔｆｏｏｔ．

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ａｓａｔ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ｐｌｕ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ｃｕｔ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ｓｉｄｅ

ｔｏｓｉｄｅｉｎ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ｅａｎ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

ｌｉｆｔｅｄｔｈｅｂｕｒｎｉｓｈｅｄｇｏｌｄｆｉｓｈｗｉｔｈｉｔｓｐｕｒｐｌｅｓｐｏ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ｓｔｅｒｎ．Ｉｔｓｊａｗｓｗｅ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ｖｕｌｓｉｖｅｌｙｉｎｑｕｉｃｋｂｉｔ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ｈｏｏｋａｎｄｉｔｐ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ｗｉｔｈｉｔｓｌｏｎｇ

ｆｌａｔｂｏｄｙ，ｉｔｓｔａｉｌａｎｄｉｔｓｈｅａｄｕｎｔｉｌｈｅｃｌｕｂｂｅｄｉ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

ｓｈｉｎｉｎｇｇｏｌｄｅｎｈｅａｄｕｎｔｉｌｉｔｓｈｉｖｅｒｅｄａｎｄｗａｓｓｔ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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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ｕｎｈｏｏｋ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ｒｅｂａｉｔｅ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ｄｉｎｅａｎｄｔｏｓｓｅｄｉ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ｈｅｗｏｒｋｅｄｈｉｓｗａｙ

ｓｌｏｗｌｙ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ｂｏｗ．Ｈｅｗａｓｈｅｄ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ａｎｄｗｉｐｅｄｉｔ

ｏｎｈｉｓｔｒｏｕｓｅｒｓ．Ｔｈｅｎｈｅｓｈｉｆｔｅｄ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ｈｉｓ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ｔｏｈｉｓｌｅｆｔａｎｄｗａｓｈｅｄ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ｗｈｉｌｅｈｅ

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ｓｕｎｇｏ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ｌａｎｔｏｆｔｈｅｂｉｇｃｏｒｄ．
“Ｈｅｈａｓ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ｔａｌｌ，”ｈｅｓａｉｄ．Ｂｕｔ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ｓｈａｎｄｈｅｎｏｔｅｄ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ｂｌｙｓｌｏｗｅｒ．
“Ｉｌｌｌａｓｈｔｈｅｔｗｏｏａｒ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ｓｌｏｗｈｉｍｉ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ｈｅｓａｉｄ．“Ｈｅｓｇｏ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ｓｏａｍＩ．”

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ｏｇｕｔｔｈ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ａｌｉｔｔｌｅｌａｔｅｒｔｏｓａｖｅ

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ｉｎｔｈｅｍｅａ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ｃａｎｄｏｔｈａｔａｌｉｔｔｌｅｌａｔｅｒ

ａｎｄｌａｓｈｔｈｅｏａｒｓｔｏｍａｋｅａｄｒａｇ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

ｋｅｅｐｔｈｅｆｉｓｈｑｕｉｅｔｎｏｗａｎｄｎｏｔｄｉｓｔｕｒｂｈｉｍｔｏｏｍｕｃｈａｔｓｕｎｓｅｔ．

Ｔｈ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ａ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ｉｍｅｆｏｒａｌｌｆｉｓｈ．

Ｈｅｌｅｔｈｉｓｈａｎｄｄｒｙｉｎｔｈｅａｉｒｔｈｅｎｇｒａｓｐｅ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ｉｔ

ａｎｄｅａｓ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ｓｍｕｃｈａ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ａｎｄａｌｌｏｗ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ｔｏｂｅ

ｐｕｌｌ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ｏｏｄ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ｏａｔｔｏｏｋ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

ａｓｍｕｃｈ，ｏｒ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ｈｅｄｉｄ．

Ｉ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ｄｏｉ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ｉｓｐａｒｔｏｆｉｔ

ａｎｙｗａｙ．Ｔｈｅｎｔｏｏ，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ｈｅｈａｓｎｔｅａｔｅｎｓｉｎｃｅｈｅｔｏｏｋｔｈｅ

ｂａｉｔａｎｄｈｅｉｓｈｕｇｅａｎｄｎｅｅｄｓｍｕｃｈｆｏｏｄ．Ｉｈａｖｅｅａｔｅ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

ｂｏｎｉｔｏ．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Ｉｗｉｌｌｅａｔｔｈ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Ｈｅｃａｌｌｅｄｉｔｄｏｒａｄｏ．

ＰｅｒｈａｐｓＩｓｈｏｕｌｄｅａｔｓｏｍｅｏｆｉｔｗｈｅｎＩｃｌｅａｎｉｔ．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ｈａｒｄｅｒ

ｔｏｅａｔｔｈａｎｔｈｅｂｏｎｉｔｏ．Ｂｕｔ，ｔｈｅｎ，ｎｏｔｈｉｎｇｉｓｅａｓ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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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ｄｏｙｏｕｆｅｅｌ，ｆｉｓｈ？”ｈｅａｓｋｅｄａｌｏｕｄ．“Ｉｆｅｅｌｇｏｏｄａｎｄ

ｍｙ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ａｎｄＩｈａｖｅｆｏｏｄｆｏｒａ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ａｄａｙ．Ｐｕｌｌ

ｔｈｅｂｏａｔ，ｆｉｓｈ．”

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ｔｒｕｌｙｆｅｅｌｇｏｏ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ｐａｉ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ｒｄ

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ｓｂａｃｋｈａｄａｌｍｏｓｔｐａｓｓｅｄｐａｉｎａｎｄｇｏｎｅｉｎｔｏａｄｕｌｌｎｅｓｓ

ｔｈａｔｈｅｍｉｓｔｒｕｓｔｅｄ．ＢｕｔＩｈａｖｅｈａｄｗｏｒｓｅ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ｙｈａｎｄｉｓｏｎｌｙｃｕｔａｌｉｔｔ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ａｍｐｉｓｇｏｎ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Ｍｙｌｅｇｓａｒｅａｌｌｒｉｇｈｔ．ＡｌｓｏｎｏｗＩｈａｖｅｇａｉｎｅｄｏｎｈｉｍ

ｉｎ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ｓｔｅｎａｎｃｅ．

Ｉｔｗａｓｄａｒｋｎｏｗａｓｉ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ｄａｒｋｑｕｉｃｋ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ｎ

ｓｅｔｓ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Ｈｅｌａ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ｏｒｎｗｏｏｄｏｆｔｈｅｂｏｗ

ａｎｄｒｅｓｔｅｄａｌｌｔｈａ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ｒｓｗｅｒｅｏｕｔ．Ｈｅｄｉｄ

ｎｏｔｋｎｏｗ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Ｒｉｇｅｌｂｕｔｈｅｓａｗｉｔａｎｄｋｎｅｗｓｏｏｎ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ａｌｌｂｅｏｕｔａｎｄｈｅ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ａｌｌｈｉｓｄｉｓｔａ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ｓ．
“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ｓｍｙｆｒｉｅｎｄｔｏｏ，”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Ｉ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

ｓｅｅｎｏｒｈｅａｒｄｏｆｓｕｃｈａｆｉｓｈ．ＢｕｔＩｍｕｓｔｋｉｌｌｈｉｍ．Ｉａｍｇｌａｄｗｅ

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ｏｔｒｙｔｏｋｉｌｌｔｈｅｓｔａｒｓ．”

Ｉｍａｇｉｎｅｉｆｅａｃｈｄａｙａｍａｎｍｕｓｔｔｒｙｔｏｋｉｌｌｔｈｅｍｏｏｎ，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ｍｏｏｎｒｕｎｓａｗａｙ．Ｂｕｔｉｍａｇｉｎｅｉｆａｍａｎｅａｃｈｄａｙ

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ｔｏｔｒｙｔｏｋｉｌｌｔｈｅｓｕｎ？Ｗｅｗｅｒｅｂｏｒｎｌｕｃｋｙ，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ｓｏｒ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ｔｈａｔｈａｄ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ｏｅａｔ

ａｎｄｈ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ｋｉｌｌｈｉｍｎｅｖｅｒｒｅｌａｘｅｄｉｎｈｉｓｓｏｒｒｏｗｆｏｒ

ｈｉｍ．Ｈｏｗ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ｌｌｈｅｆｅｅ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ａｒｅｔｈｅｙ

ｗｏｒｔｈｙｔｏｅａｔｈｉｍ？Ｎｏ，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ｎｏ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ｏｎｅ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ｅａｔｉｎｇｈｉｍ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ｎｎｅｒｏｆｈ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ｈｉｓｇｒｅａｔ

ｄｉｇ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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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ｏｎｏ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ｔｈｉｎｇ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ｉｔｉｓ

ｇｏｏｄｔｈａｔｗｅ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ｏｔｒｙｔｏｋｉｌｌｔｈｅｓｕｎｏｒｔｈｅｍｏｏｎｏｒ

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Ｉｔｉｓｅｎｏｕｇｈｔｏｌ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ｓｅａａｎｄｋｉｌｌｏｕｒｔｒｕ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Ｎｏｗ，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ｍｕｓｔｔｈｉｎｋ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ｒａｇ．Ｉｔｈａｓｉｔｓ

ｐｅｒｉｌｓ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ｒｉｔｓ．ＩｍａｙｌｏｓｅｓｏｍｕｃｈｌｉｎｅｔｈａｔＩｗｉｌｌｌｏｓｅ

ｈｉｍ，ｉｆｈｅｍａｋｅｓｈｉｓｅｆｆｏ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ａｇｍａｄｅｂｙｔｈｅｏａｒｓｉｓｉｎ

ｐｌ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ａｔｌｏｓｅｓａｌｌｈｅｒ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Ｈｅｒ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ｐｒｏｌｏｎｇｓｂｏｔｈｏｕｒ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ｂｕｔｉｔｉｓｍｙｓａｆｅｔｙｓｉｎｃｅｈｅ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ｓｐｅｅｄ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ｓｎｅｖｅｒｙｅｔ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ｗｈａｔ

ｐａｓｓｅｓＩｍｕｓｔｇｕｔｔｈ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ｓｏｈ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ｓｐｏｉｌａｎｄｅａｔｓｏｍｅ

ｏｆｈｉｍｔｏｂｅｓｔｒｏｎｇ．

ＮｏｗＩｗｉｌｌｒｅｓｔａｎｈｏｕｒｍｏｒｅａｎｄｆｅｅｌｔｈａｔｈｅｉｓｓｏｌｉｄａｎｄ

ｓｔｅａｄｙｂｅｆｏｒｅＩｍｏｖｅ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ｔｏｄｏｔｈ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ｍａｋｅ

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Ｉｃａｎｓｅｅｈｏｗｈｅａｃｔｓａｎｄｉｆｈｅ

ｓｈｏｗｓａｎ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ｏａｒｓａｒｅａｇｏｏｄｔｒｉｃｋ；ｂｕｔｉｔｈ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ｏｐｌａｙｆｏｒｓａｆｅｔｙ．ＨｅｉｓｍｕｃｈｆｉｓｈｓｔｉｌｌａｎｄＩ

ｓａ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ｏｏｋ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ｈｉｓｍｏｕｔｈａｎｄｈｅｈａｓ

ｋｅｐｔｈｉｓｍｏｕｔｈｔｉｇｈｔｓｈｕｔ．Ｔｈｅ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ｏｋ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ｈｕｎｇｅｒ，ａｎｄｔｈａｔｈｅｉｓ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ｈ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ｓ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Ｒｅｓｔ

ｎｏｗ，ｏｌｄｍａｎ，ａｎｄｌｅｔｈｉｍｗｏｒｋｕｎｔｉｌｙｏｕｒｎｅｘｔｄｕｔｙｃｏｍｅｓ．

Ｈｅｒｅｓｔｅｄｆｏｒｗｈａｔｈ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ｏｂｅｔｗｏｈｏｕｒｓ．Ｔｈｅｍｏｏｎ

ｄｉｄｎｏｔｒｉｓｅｎｏｗｕｎｔｉｌｌａｔｅａｎｄｈｅｈａｄｎｏｗａｙｏｆｊｕｄｇｉｎｇｔｈｅ

ｔｉｍｅ．Ｎｏｒｗａｓｈｅｒｅａｌｌｙｒｅｓｔｉｎｇｅｘｃｅｐｔ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ｅ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ｌｌ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ｂｕ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ｄ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ｇｕｎｗａｌ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ｗ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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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ｆｉｓｈｔｏ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ｉｔｓｅｌｆ．

Ｈｏｗｓｉｍｐｌｅ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ｉｆＩｃ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ｔｈｅｌｉｎｅｆａｓ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ｗｉｔｈｏｎｅｓｍａｌｌｌｕｒｃｈｈｅｃｏｕｌｄｂｒｅａｋｉｔ．Ｉｍｕｓｔ

ｃｕｓｈｉｏｎｔｈｅｐｕｌｌ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ｍｙｂｏｄｙａｎｄａｔａｌｌｔｉｍｅｓｂｅ

ｒｅａｄｙｔｏｇｉｖ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ｂｏｔｈｈａｎｄｓ．
“Ｂｕｔｙｏｕｈａｖｅｎｏｔｓｌｅｐｔｙｅｔ，ｏｌｄｍａｎ，”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Ｉｔ

ｉｓｈａｌｆａｄａｙａｎｄａ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ｎｏｗａｎｏｔｈｅｒｄａｙａｎｄｙｏｕｈａｖｅｎｏｔ

ｓｌｅｐｔ．Ｙｏｕｍｕｓｔｄｅｖｉｓｅａｗａｙｓｏｔｈａｔｙｏｕｓｌｅｅｐａｌｉｔｔｌｅｉｆｈｅｉｓ

ｑｕｉｅｔ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ｙ．Ｉｆｙｏｕｄｏｎｏｔｓｌｅｅｐｙｏｕｍｉｇｈｔｂｅｃｏｍｅｕｎｃｌｅａｒ

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ｄ．”

Ｉｍｃｌｅａｒｅｎｏｕｇｈ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ｏｏｃｌｅａｒ．Ｉａｍ

ａｓｃｌｅａｒａｓ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ｍｙ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ＳｔｉｌｌＩｍｕｓｔｓｌｅｅｐ．

Ｔｈｅｙｓｌｅｅｐ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ｎｓｌｅｅｐ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ｈｅｏｃｅａｎ

ｓｌｅｅｐｓ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ａｙ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ａ

ｆｌａｔｃａｌｍ．

Ｂｕｔ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ｔｏｓｌｅｅｐ，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ａｋｅ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ｄｏｉｔ

ａｎｄｄｅｖｉｓｅｓｏｍｅ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ｓｕｒｅｗａｙ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Ｎｏｗｇｏ

ｂａｃｋａｎｄｐｒｅｐａｒｅｔｈ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Ｉｔｉｓｔｏｏ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ｔｏｒｉｇｔｈｅｏａｒｓ

ａｓａｄｒａｇｉｆｙｏｕｍｕｓｔｓｌｅｅｐ．

Ｉｃｏｕｌｄｇｏ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ｌｅｅｐｉｎｇ，ｈｅｔｏｌ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Ｂｕｔｉｔｗｏｕｌｄ

ｂｅｔｏｏ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Ｈ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ｗｏｒｋｈｉｓｗａｙ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ｏｎｈｉｓｈａｎｄｓ

ａｎｄｋｎｅｅｓ，ｂｅｉｎｇｃａｒｅｆｕｌｎｏｔｔｏｊｅｒｋ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ｅｍａｙｂｅ

ｈａｌｆａｓｌｅｅｐｈｉｍｓｅｌｆ，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Ｉｄｏｎｏｔｗａｎｔｈｉｍｔｏｒｅｓｔ．

Ｈｅｍｕｓｔｐｕｌｌｕｎｔｉｌｈｅｄｉｅｓ．

Ｂａｃｋｉｎ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ｔｕｒｎｅｄｓｏｔｈａｔ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ｈｅｌｄ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ａｎｄｄｒｅｗｈｉｓｋｎｉｆｅ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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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ｓｈｅａｔｈｗｉｔｈ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ｗｅｒ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ｏｗａｎｄ

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ｃｌ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ｈｅｐｕｓｈｅｄ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ｏｆｈｉｓｋｎｉｆｅ

ｉｎｔｏｈｉｓｈｅａｄａｎｄｄｒｅｗｈｉｍｏｕｔｆｒｏ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ｐｕｔ

ｏｎｅｏｆｈｉｓｆｅｅｔ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ｓｌｉｔｈｉｍｑｕｉｃｋ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ｖｅｎｔｕｐ

ｔｏｔｈｅｔｉｐｏｆｈｉｓｌｏｗｅｒｊａｗ．Ｔｈｅｎｈｅｐｕｔｈｉｓｋｎｉｆｅｄｏｗｎａｎｄ

ｇｕｔｔｅｄｈｉｍｗｉｔｈ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ｓｃｏｏｐｉｎｇｈｉｍｃｌｅａｎａｎｄｐｕ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ｇｉｌｌｓｃｌｅａｒ．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ｍａｗｈｅａｖｙａｎｄｓｌｉｐｐｅｒｙｉｎｈｉｓｈａｎｄｓ

ａｎｄｈｅｓｌｉｔｉｔｏｐｅｎ．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ｔｗｏ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ｆｒｅｓｈａｎｄｈａｒｄａｎｄｈｅｌａｉｄｔｈｅｍｓｉｄｅｂｙｓｉｄｅａｎｄｄｒｏｐｐｅｄ

ｔｈｅｇｕ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ｉｌｌ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Ｔｈｅｙｓａｎｋｌｅａｖｉｎｇａｔｒａｉｌ

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ｗａｓｃｏｌｄａｎｄａ

ｌｅｐｒｏｕｓｇｒａｙｗｈｉｔｅｎｏｗ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ｒ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ｋｉｎｎｅｄ

ｏｎｅｓｉｄｅｏｆｈｉｍｗｈｉｌｅｈｅｈｅｌｄ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ｆｏｏｔ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ｈｅａｄ．

Ｔｈｅｎｈｅｔｕｒｎｅｄｈｉｍｏｖｅｒａｎｄｓｋｉｎｎｅ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ａｎｄｃｕｔ

ｅａｃｈｓｉｄｅｏｆｆ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ｅａｄｄｏｗｎｔｏｔｈｅｔａｉｌ．

Ｈｅｓｌｉｄｔｈｅｃａｒｃａｓｓｏｖｅｒｂｏａｒｄａｎｄｌｏｏｋｅｄｔｏｓｅｅｉｆ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ａｎｙｓｗｉｒｌ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ｉｔｓｓｌｏｗ

ｄｅｓｃｅｎｔ．Ｈｅｔｕｒｎｅｄｔｈｅｎ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ｄｔｈｅｔｗｏ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ｔｗｏｆｉｌｌｅｔｓｏｆｆｉｓｈａｎｄｐｕｔｔｉｎｇｈｉｓｋｎｉｆｅｂａｃｋｉｎｉｔｓｓｈｅａｔｈ，ｈｅ

ｗｏｒｋｅｄｈｉｓｗａｙｓｌｏｗｌｙ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ｂｏｗ．Ｈｉｓｂａｃｋｗａｓｂｅｎ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ｃｒｏｓｓｉｔａｎｄｈ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ｈｉｓ

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

Ｂａｃｋｉｎｔｈｅｂｏｗｈｅｌａｉｄｔｈｅｔｗｏｆｉｌｌｅｔｓｏｆｆｉｓｈｏｕｔｏｎｔｈｅ

ｗｏｏ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ｂ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ｍ．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ｈｅｓｅｔｔｌｅｄ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ｉｎａｎｅｗｐｌａｃｅａｎｄｈｅｌｄｉｔａｇａｉｎｗｉｔｈ

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ｒｅｓ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ｇｕｎｗａｌｅ．Ｔｈｅｎ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

ｓｉｄｅａｎｄｗａｓｈｅｄｔｈｅ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ｎ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ｅｅｄ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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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ｓｈａｎｄ．Ｈｉｓｈａｎｄｗａｓ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ｆｒｏｍ

ｓｋｉ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ｈｅ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ｔ．Ｔｈｅｆｌｏｗｗａｓｌｅｓｓ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ａｓｈｅｒｕｂｂｅｄｔｈｅｓｉｄｅｏｆｈｉｓ

ｈ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ｐｌａｎ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ｏａｔｅｄｏｆｆａｎｄｄｒｉｆｔｅｄｓｌｏｗｌｙａｓｔｅｒｎ．
“Ｈｅｉｓｔｉｒｉｎｇｏｒｈｅｉｓｒ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Ｎｏｗｌｅｔ

ｍｅｇｅ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ｅ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ｉｓｄｏｌｐｈｉｎａｎｄｇｅｔｓｏｍｅｒｅｓｔａｎｄ

ａｌｉｔｔｌｅｓｌｅｅｐ．”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ｃｏｌｄｅｒａｌｌｔｈｅｔｉｍｅｈｅ

ａｔｅｈａｌｆｏｆ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ｆｉｌｌｅｔｓａｎｄ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

ｇｕｔｔｅｄａｎｄｗｉｔｈｉｔｓｈｅａｄｃｕｔｏｆｆ．
“Ｗｈａｔａ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ｆｉｓｈｄｏｌｐｈｉｎｉｓｔｏｅａｔｃｏｏｋｅｄ，”ｈｅｓａｉｄ．

“Ａｎｄｗｈａｔａ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ｆｉｓｈｒａｗ．Ｉｗｉｌｌｎｅｖｅｒｇｏｉｎａｂｏａｔａｇａｉ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ａｌｔｏｒｌｉｍｅｓ．”

ＩｆＩｈａｄｂｒａｉｎｓＩ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ｓｐｌａｓｈｅｄｗａｔｅｒｏｎｔｈｅｂｏｗａｌｌ

ｄａｙａｎｄｄｒｙｉｎｇ，ｉｔ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ｓａｌ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ｔｈｅｎ

Ｉｄｉｄｎｏｔｈｏｏｋｔｈ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ｕｎｔｉｌａｌｍｏｓｔｓｕｎｓｅｔ．Ｓｔｉｌｌｉｔｗａｓａ

ｌａｃｋｏｆ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ＩｈａｖｅｃｈｅｗｅｄｉｔａｌｌｗｅｌｌａｎｄＩａｍｎｏｔ

ｎａｕｓ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ｓｋｙｗａｓｃｌｏｕｄ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ｏｎｅａｆｔｅｒ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ｈｅｋｎｅｗｗｅｒｅｇｏｎｅ．Ｉｔｌｏｏｋｅｄｎｏｗａｓ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ｗｅｒｅ

ｍｏｖ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ｇｒｅａｔｃａｎｙ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ｎｄｈａｄｄｒｏｐｐｅｄ．
“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ｂａ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ｔｈｒｅｅｏｒｆｏｕｒｄａｙｓ，”ｈｅｓａｉｄ．

“Ｂｕｔｎｏｔｔｏ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ｎｏｔ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Ｒｉｇｎｏｗｔｏｇｅｔｓｏｍｅｓｌｅｅｐ，

ｏｌｄｍ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ｓｃａｌｍ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ｙ．”

Ｈｅｈｅｌ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ｔｉｇｈｔｉｎ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ｐｕｓｈｅｄｈｉｓ

ｔｈｉｇｈ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ａｓ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ａｌｌｈｉ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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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ｗｏｏｄｏｆｔｈｅｂｏｗ．Ｔｈｅｎｈｅ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ｌｉｔｔｌｅｌｏｗｅｒｏｎ

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ａｎｄｂｒａｃｅｄ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ｏｎｉｔ．

Ｍｙ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ｃａｎｈｏｌｄｉｔ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ｉｔｉｓｂｒａｃｅｄ，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ｆｉｔｒｅｌａｘｅｓｉｎｓｌｅｅｐｍｙ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ｗｉｌｌｗａｋｅｍｅａｓｔｈｅ

ｌｉｎｅｇｏｅｓｏｕｔ．Ｉｔｉｓｈａｒｄ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Ｂｕｔｈｅｉｓｕｓｅｄｔｏ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ＥｖｅｎｉｆＩｓｌｅｅｐｔｗｅｎｔｙ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ｒａｈａｌｆａｎｈｏｕｒｉｔ

ｉｓｇｏｏｄ．Ｈｅｌａ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ｃｒａｍｐｉｎｇ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

ａｌｌｏｆｈｉｓｂｏｄｙ，ｐｕｔｔｉｎｇａｌｌｈｉｓｗｅｉｇｈｔｏｎｔｏ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ａｎｄ

ｈｅｗａｓａｓｌｅｅｐ．

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ｄｒｅａｍｏｆｔｈｅｌｉｏｎｓｂｕｔ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ａｖａｓｔ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ｓｔｈａｔ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ｈｔｏｒｔｅｎｍｉｌｅｓ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ｉｎｔｈｅ

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ｍ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ｌｅａｐｈｉｇｈｉｎｔｏｔｈｅａｉｒ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ｍｅｈｏｌｅｔｈｅｙｈａｄｍ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ｙ

ｌｅａｐｅｄ．

Ｔｈｅｎｈｅｄｒｅａｍｅｄｔｈａｔｈｅ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ｎｈｉｓｂ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ｎｏｒｔｈｅｒ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ｖｅｒｙｃｏｌｄａｎｄ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ａｒｍｗａｓ

ａｓｌｅｅｐ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ｉｓｈｅａｄｈａｄｒｅｓｔｅｄｏｎｉｔ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ａｐｉｌｌｏｗ．

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ｈｅｂｅｇａｎｔｏｄｒｅａｍ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ｙｅｌｌｏｗｂｅａｃｈａｎｄ

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ｏｎｓｃｏｍｅｄｏｗｎｏｎｔｏｉｔ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ａｒｋ

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ｌｉｏｎｓｃａｍｅａｎｄｈｅｒｅｓｔｅｄｈｉｓｃｈｉｎｏｎｔｈｅ

ｗｏｏｄｏｆｔｈｅｂｏｗｓ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ｈｉｐｌａｙａｎｃｈｏ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ｂｒｅｅｚｅａｎｄｈｅｗａｉｔｅｄｔｏｓｅｅｉｆｔｈｅｒｅｗｏｕｌｄｂｅｍｏｒｅ

ｌ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ｈａｐｐｙ．

Ｔｈｅｍｏｏｎｈａｄｂｅｅｎｕｐ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ｂｕｔｈｅｓｌｅｐｔ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ｆｉｓｈｐｕｌｌｅｄｏｎ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ａｔｍｏｖ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ｕｎｎｅｌｏｆ

ｃｌｏｕｄｓ．

Ｈｅｗｏｋ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ｊｅｒｋｏｆ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ｆｉｓｔｃｏｍｉｎｇｕｐａｇａｉｎ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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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ｂｕｒｎｉｎｇｏｕ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Ｈｅｈａｄ

ｎｏ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ｂｕｔｈｅｂｒａｋｅｄａｌｌｈｅｃｏｕｌｄｗｉｔｈｈｉｓ

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ｒｕｓｈｅｄｏｕｔ．Ｆｉｎａｌｌｙ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ｎｄ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ｂ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ｎｏｗｉｔｂｕｒｎｅｄｈｉｓ

ｂａｃｋａｎｄ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ａｎｄ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ｗａｓｔａｋｉｎｇａｌｌ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ａｎｄｃｕｔｔｉｎｇｂａｄｌｙ．Ｈｅｌｏｏｋｅｄｂａｃｋａｔｔｈｅｃｏｉｌｓｏｆｌｉｎｅａｎｄ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ｆｅｅｄｉｎｇｓｍｏｏｔｈｌｙ．Ｊｕｓｔｔｈｅ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ｊｕｍｐｅｄｍａｋｉｎｇａ

ｇｒｅａｔｂｕｒｓ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ｈｅａｖｙｆａｌｌ．Ｔｈｅｎｈｅ

ｊｕｍｐｅｄ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ａｔｗａｓｇｏｉｎｇｆａｓ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ｌｉｎｅ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ｒａｃｉｎｇｏｕ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ｒａ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

ｔｏ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ｒａｉｓｉｎｇｉｔｔｏ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ａｇａｉｎ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Ｈ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ｐｕｌｌｅｄｄｏｗｎｔｉｇｈｔｏｎｔｏｔｈｅｂｏｗａｎｄｈｉｓｆａｃｅ

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ｃｕｔｓｌｉｃｅｏｆｄｏｌｐｈｉｎａｎｄ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ｍｏｖｅ．

Ｔｈｉｓｉｓｗｈａｔｗｅｗａｉｔｅｄｆｏｒ，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ｏｗｌｅｔｕｓｔａｋｅ

ｉｔ．

Ｍａｋｅｈｉｍｐａｙｆｏｒｔｈｅｌｉｎ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ａｋｅｈｉｍｐａｙ

ｆｏｒｉｔ．

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ｓｅｅ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ｊｕｍｐｓｂｕｔｏｎｌｙｈｅａｒｄ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ｓｐｌａｓｈａｓｈｅｆｅｌｌ．Ｔｈｅｓｐｅｅｄ

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ａｓｃｕｔｔｉｎｇｈｉｓｈａｎｄｓｂａｄｌｙｂｕｔｈｅｈａｄａｌｗａｙｓｋｎｏｗｎ

ｔｈｉｓｗｏｕｌｄｈａｐｐｅｎａｎｄｈｅｔｒｉｅｄｔｏｋｅｅｐｔｈ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

ｃａｌｌｏｕｓｅｄｐａｒｔｓａｎｄｎｏｔｌｅ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ｌｉｐ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ａｌｍｎｏｒｃｕｔｔｈｅ

ｆｉｎｇｅｒｓ．

Ｉｆｔｈｅｂｏｙｗａｓｈｅｒｅｈｅｗｏｕｌｄｗｅｔｔｈｅｃｏｉｌｓｏｆｌｉｎｅ，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Ｙｅｓ．Ｉｆｔｈｅｂｏｙｗｅｒｅｈｅｒｅ．Ｉｆｔｈｅｂｏｙｗｅｒｅｈｅｒｅ．

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ｅｎｔｏｕｔａｎｄｏｕｔａｎｄｏｕｔ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ｓｌｏｗｉｎｇｎｏｗ

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ａｒｎｅａｃｈｉｎｃｈｏｆｉｔ．Ｎｏｗｈｅｇｏ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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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

ｈｅａｄｕｐ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ｏｏｄａｎｄ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ｓｌｉｃｅｏｆｆｉｓｈｔｈａｔｈｉｓｃｈｅｅｋ

ｈａｄｃｒｕｓｈｅｄ．Ｔ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ｏｎｈｉｓｋｎｅ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ｈｅｒｏｓｅｓｌｏｗｌｙ

ｔｏｈｉｓｆｅｅｔ．Ｈｅｗａｓｃｅｄｉｎｇｌｉｎｅｂｕｔｍｏｒｅｓｌｏｗｌｙａｌｌｔｈｅｔｉｍｅ．Ｈｅ

ｗｏｒｋｅｄｂａｃｋｔｏｗｈｅｒｅｈｅｃｏｕｌｄｆｅｅｌｗｉｔｈｈｉｓｆｏｏｔｔｈｅｃｏｉｌｓｏｆｌｉｎｅ

ｔｈａ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ｓｅ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ｐｌｅｎｔｙｏｆｌｉｎｅｓｔｉｌｌａｎｄｎｏｗｔｈｅ

ｆｉｓｈｈａｄｔｏｐｕｌｌ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ｔｈａｔｎｅｗｌｉｎ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Ｙｅ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ｎｏｗｈｅｈａｓｊｕｍｐ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

ｄｏｚｅｎ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ｆｉｌｌｅｄｔｈｅｓａｃｋｓａｌｏｎｇｈｉｓｂａｃｋｗｉｔｈａｉｒａｎｄｈｅ

ｃａｎｎｏｔｇｏｄｏｗｎｄｅｅｐｔｏｄｉｅｗｈｅｒｅＩｃａｎｎｏｔｂｒｉｎｇｈｉｍｕｐ．Ｈｅ

ｗｉｌｌｓｔａｒｔ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ｓｏ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ｍｕｓｔｗｏｒｋｏｎｈｉｍ．Ｉｗｏｎｄｅｒ

ｗｈａｔｓｔａｒｔｅｄｈｉｍｓｏｓｕｄｄｅｎｌｙ．Ｃｏｕｌｄｉ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ｈｕｎｇｅｒｔｈａｔ

ｍａｄｅｈｉｍ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ｏｒｗａｓｈｅ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ｂｙ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Ｍａｙｂｅｈｅｓｕｄｄｅｎｌｙｆｅｌｔｆｅａｒ．Ｂｕｔｈｅｗａｓｓｕｃｈａｃａｌｍ，

ｓｔｒｏｎｇｆｉｓｈａｎｄｈｅｓｅｅｍｅｄｓｏｆｅａ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ｓｏ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Ｙｏｕｂｅｔｔｅｒｂｅｆｅａ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ｏｌｄｍａｎ，”

ｈｅｓａｉｄ．“Ｙｏｕ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ｈｉｍａｇａｉｎｂｕｔｙｏｕｃａｎｎｏｔｇｅｔｌｉｎｅ．

Ｂｕｔｓｏｏｎｈｅｈａｓｔｏｃｉｒｃｌｅ．”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ｅｌｄｈｉｍｗｉｔｈ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ａｎｄ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

ｎｏｗａｎｄｓｔｏｏｐｅｄｄｏｗｎａｎｄｓｃｏｏｐｅｄｕｐｗａｔｅｒｉｎ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

ｔｏｇｅｔｔｈｅｃｒｕｓｈｅｄｄｏｌｐｈｉｎｆｌｅｓｈｏｆｆｏｆｈｉｓｆａｃｅ．Ｈｅｗａｓａｆｒａｉｄ

ｔｈａｔｉｔｍｉｇｈｔｎａｕｓｅａｔｅｈｉｍａｎｄｈｅｗｏｕｌｄｖｏｍｉｔａｎｄｌｏｓｅｈｉ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Ｗｈｅｎｈｉｓｆａｃｅｗａｓｃｌｅａｎｅｄｈｅｗａｓｈｅｄ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

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ｉ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ｌｅｔｉｔｓｔａｙｉｎｔｈｅｓａｌｔｗａｔｅｒ

ｗｈｉｌｅｈｅ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ｉｇｈｔｃｏｍ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ｒｉｓｅ．Ｈｅｓ

ｈｅａｄｅｄａｌｍｏｓｔｅａｓ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ｍｅａｎｓｈｅｉｓｔｉｒｅｄ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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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ｏｏｎｈｅ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ｃｉｒｃｌｅ．Ｔｈｅｎｏｕｒ

ｔｒｕｅｗｏｒｋｂｅｇｉｎｓ．

Ａｆｔｅｒｈｅｊｕｄｇｅｄｔｈａｔ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ｈａｄｂ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ｌｏｎｇｅｎｏｕｇｈｈｅｔｏｏｋｉｔｏｕｔａｎｄ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ｉｔ．
“Ｉｔｉｓｎｏｔｂａｄ，”ｈｅｓａｉｄ．“Ａｎｄｐａｉｎｄｏｅｓｎｏｔｍａｔｔｅｒｔｏ

ａｍａｎ．”

Ｈｅｔｏｏｋｈｏｌｄ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ｓｏｔｈａｔｉｔｄｉｄｎｏｔｆｉｔｉｎｔｏ

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ｓｈｌｉｎｅｃｕｔｓａｎｄｓｈｉｆｔｅｄｈｉｓ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ｔｈａｔｈｅｃｏｕｌｄ

ｐｕｔ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ｅａ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ｋｉｆｆ．
“Ｙｏｕｄｉｄｎｏｔｄｏｓｏｂａｄｌｙｆ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ｗｏｒｔｈｌｅｓｓ，”ｈｅｓａｉｄ

ｔｏ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ｍｏｍｅｎｔｗｈｅｎＩ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ｆｉｎｄ

ｙｏｕ．”

ＷｈｙｗａｓＩｎｏｔｂｏｒｎｗｉｔｈｔｗｏｇｏｏｄｈａｎｄ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ｅｒｈａｐｓｉｔｗａｓｍｙｆａｕｌｔｉｎｎｏ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ａｔｏｎｅ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Ｂｕｔ

Ｇｏｄｋｎｏｗｓｈｅｈａｓｈａｄｅｎｏｕｇｈｃｈａｎｃｅｓｔｏｌｅａｒｎ．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ｄｏ

ｓｏｂａｄｌｙｉ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ｔｈｏｕｇｈ，ａｎｄｈｅｈａｓｏｎｌｙｃｒａｍｐｅｄｏｎｃｅ．Ｉｆ

ｈｅｃｒａｍｐｓａｇａｉｎｌｅ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ｃｕｔｈｉｍｏｆｆ．

Ｗｈｅ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ｈｅｗａｓｎｏｔｂｅｉｎｇ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ｄｅｄａｎ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ｈｏｕｌｄｃｈｅｗ ｓｏｍｅ ｍｏｒｅｏｆｔｈｅ

ｄｏｌｐｈｉｎ．ＢｕｔＩｃａｎｔ，ｈｅｔｏｌ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Ｉｔ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ｏｂｅｌｉｇｈｔ

ｈｅａｄｅｄｔｈａｎｔｏｌｏｓｅｙｏｕ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ｆｒｏｍｎａｕｓｅａ．ＡｎｄＩｋｎｏｗＩ

ｃａｎｎｏｔｋｅｅｐｉｔｉｆＩｅａｔｉｔｓｉｎｃｅｍｙｆａｃｅｗａｓｉｎｉｔ．Ｉｗｉｌｌｋｅｅｐｉｔｆｏｒ

ａ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ｕｎｔｉｌｉｔｇｏｅｓｂａｄ．Ｂｕｔｉｔｉｓｔｏｏｌａｔｅｔｏｔｒｙ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ｎｏｗ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ｏｕｒｉｓｈｍｅｎｔ．Ｙｏｕｒｅｓｔｕｐｉｄ，ｈｅｔｏｌ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Ｅａｔ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

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ｒｅ，ｃｌｅａｎｅｄａｎｄｒｅａｄｙ，ａｎｄｈｅｐｉｃｋｅｄｉｔｕｐｗｉｔｈ

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ａｎｄａｔｅｉｔｃｈ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ｎｅｓ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ｎｄｅ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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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ｏｆｉｔｄｏｗｎｔｏｔｈｅｔａｉｌ．

Ｉｔｈａｓｍｏｒｅｎｏｕｒｉｓｈｍｅｎｔｔｈａｎａｌｍｏｓｔａｎｙｆｉｓｈ，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ｔｌｅａｓｔｔｈｅｋｉｎｄｏ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ｔｈａｔＩｎｅｅｄ．ＮｏｗＩｈａｖｅｄｏｎｅｗｈａｔ

Ｉｃａ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ｅｔｈｉｍｂｅｇｉｎｔｏｃｉｒｃｌｅａｎｄｌｅｔｔｈｅｆｉｇｈｔ

ｃｏｍｅ．

Ｔｈｅｓｕｎｗａｓｒｉｓ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ｔｉｍｅｓｉｎｃｅｈｅｈａｄｐｕｔｔｏ

ｓｅａ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ｃｉｒｃｌｅ．

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ｓｅｅｂｙｔｈｅｓｌａ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ａｓ

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Ｉｔｗａｓｔｏｏｅａｒｌｙｆｏｒｔｈａｔ．Ｈｅｊｕｓｔｆｅｌｔａｆａｉｎｔｓｌａｃ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ｈｅ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ｄｔｏｐｕｌｌｏｎｉｔｇｅ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Ｉｔｔ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ａ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ｕｔｊｕｓｔｗｈｅｎｈ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ｗｈｅｒｅ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ｒｅａｋ，ｌｉｎｅｂｅｇａｎｔｏｃｏｍｅｉｎ．

Ｈｅｓｌｉｐｐｅｄ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ａｎｄｈｅａｄｆｒｏｍ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

ｂｅｇａｎｔｏｐｕｌｌｉｎｌｉｎ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ｇｅｎｔｌｙ．Ｈｅｕｓｅｄｂｏｔｈｏｆｈｉｓ

ｈａｎｄｓｉｎａｓｗｉｎｇ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ｉｅｄｔｏｄｏｔｈｅｐｕｌｌｉｎｇａｓｍｕｃｈ

ａｓｈｅｃｏｕｌｄ ｗｉｔｈｈｉｓｂｏｄｙａｎｄｈｉｓｌｅｇｓ．Ｈｉｓｏｌｄｌｅｇｓ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ｐｉｖｏ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ｗｉｎ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ｕｌｌｉｎｇ．
“Ｉｔｉｓａｖｅｒｙｂｉｇｃｉｒｃｌｅ，”ｈｅｓａｉｄ．“Ｂｕｔｈｅｉｓｃｉｒｃｌｉｎｇ．”

Ｔｈｅ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ｃｏｍｅｉｎａｎｙｍｏｒｅａｎｄｈｅｈｅｌｄｉｔ

ｕｎｔｉｌ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ｄｒｏｐｓｊｕｍｐｉｎｇｆｒｏｍｉｔｉｎｔｈｅｓｕｎ．Ｔｈｅｎｉｔ

ｓｔａｒｔｅｄｏｕ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ｋｎｅｌｔｄｏｗｎａｎｄｌｅｔｉｔｇｏｇｒｕｄｇｉｎｇｌｙ

ｂａｃｋ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ａｒｋｗａｔｅｒ．
“Ｈｅｉｓ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ｒｐａｒｔｏｆｈｉｓｃｉｒｃｌｅｎｏｗ，”ｈｅｓａｉｄ．Ｉ

ｍｕｓｔｈｏｌｄａｌｌＩｃａ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ｗｉｌ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ｈｉｓ

ｃｉｒｃｌｅ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ＰｅｒｈａｐｓｉｎａｎｈｏｕｒＩｗｉｌｌｓｅｅｈｉｍ．ＮｏｗＩｍｕｓｔ

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ｈｉｍ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ｍｕｓｔｋｉｌｌｈｉｍ．

Ｂｕ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ｋｅｐｔｏｎ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ｓｌｏｗ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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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ｔｗｉｔｈｓｗｅａｔａｎｄｔｉｒｅｄｄｅｅｐｉｎｔｏｈｉｓｂｏｎｅｓｔｗｏｈｏｕｒｓｌａｔｅｒ．

Ｂｕｔ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ｗｅｒｅｍｕｃｈｓｈｏｒｔｅｒｎｏｗａｎ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ａｙ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ｌａｎｔｅｄｈｅｃｏｕｌｄｔｅｌｌ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ａｄｒｉｓｅｎ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ｗｈｉｌｅｈｅ

ｓｗａｍ．

Ｆｏｒａｎｈｏｕｒ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ａｄｂｅｅｎｓｅｅｉｎｇｂｌａｃｋｓｐｏｔｓｂｅｆｏｒｅ

ｈｉｓｅｙ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ｗｅａｔｓａｌｔｅｄｈｉｓｅｙｅｓａｎｄｓａｌｔｅｄｔｈｅｃｕｔｏｖｅｒｈｉｓ

ｅｙｅａｎｄｏｎｈｉｓｆｏｒｅｈｅａｄ．Ｈｅｗａｓｎｏｔａｆｒａｉｄ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ｐｏｔｓ．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ａｔ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ｈｅｗａｓｐｕｌｌｉｎｇｏｎｔｈｅ

ｌｉｎｅ．Ｔｗｉｃｅ，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ｈａｄｆｅｌｔｆａｉｎｔａｎｄｄｉｚｚｙａｎｄｔｈａｔｈａｄ

ｗｏｒｒｉｅｄｈｉｍ．
“Ｉ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ｆａｉｌｍｙｓｅｌｆａｎｄｄｉｅｏｎａｆｉｓｈｌｉｋｅｔｈｉｓ，”ｈｅｓａｉｄ．

“ＮｏｗｔｈａｔＩｈａｖｅｈｉｍｃｏｍｉｎｇｓｏ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ｙ，Ｇｏｄｈｅｌｐｍｅ

ｅｎｄｕｒｅ．Ｉｌｌｓａｙ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ＯｕｒＦａ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ａｈｕｎｄｒｅｄ Ｈａｉｌ

Ｍａｒｙｓ．ＢｕｔＩｃａｎｎｏｔｓａｙｔｈｅｍｎｏｗ．”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ｍｓａｉ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ｌｌｓａｙｔｈｅｍｌａｔｅｒ．

Ｊｕｓｔｔｈｅｎｈｅｆｅｌｔａｓｕｄｄｅｎｂａ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ｊｅｒｋ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ｅ

ｈｅｈｅｌｄ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ｗｏｈａｎｄｓ．Ｉｔｗａｓｓｈａｒｐａｎｄｈａｒｄｆｅｅｌｉｎｇ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Ｈｅｉｓｈ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ｉｒｅｌｅａｄｅｒｗｉｔｈｈｉｓｓｐｅａｒ，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ｗａｓｂｏｕｎｄｔｏｃｏｍｅ．Ｈｅｈａｄｔｏｄｏｔｈａｔ．Ｉｔｍａｙｍａｋｅｈｉｍ

ｊｕｍｐｔｈｏｕｇｈａｎｄＩｗｏｕｌｄｒａｔｈｅｒｈｅｓｔａｙｅｄ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ｎｏｗ．Ｔｈｅ

ｊｕｍｐｓｗｅ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ｈｉｍｔｏｔａｋｅａｉｒ．Ｂｕ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ｅａｃｈ

ｏｎｅｃａｎｗｉｄｅｎ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ｈｏｏｋｗｏｕｎｄａｎｄｈｅｃａｎｔｈｒｏｗ

ｔｈｅｈｏｏｋ．
“Ｄｏｎｔｊｕｍｐ，ｆｉｓｈ，”ｈｅｓａｉｄ．“Ｄｏｎｔｊｕｍｐ．”

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ｉｔｔｈｅｗｉｒｅｓｅｖｅｒａｌｔｉｍｅｓｍｏｒｅａｎｄ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ｈｅ

ｓｈｏｏｋｈｉｓｈｅａ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ｇａｖｅｕｐａｌｉｔｔｌｅ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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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ｕｓｔｈｏｌｄｈｉｓｐａｉｎｗｈｅｒｅｉｔｉ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ｉｎｅｄｏｅｓｎｏｔ

ｍａｔｔ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ｉｎｅ．Ｂｕｔｈｉｓｐａｉｎｃｏｕｌｄｄｒｉｖｅｈｉｍｍａｄ．

Ａｆｔｅｒａ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ｔｏｐｐｅｄｂｅａｔ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ｗｉｒｅ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ｅｄ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ｓｌｏｗｌｙａｇａｉ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ｇａｉｎｉｎｇｌｉｎｅ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ｎｏｗ．Ｂｕｔｈｅｆｅｌｔｆａｉｎｔａｇａｉｎ．Ｈｅｌｉｆｔｅｄｓｏｍｅ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ｈｉｓ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ａｎｄｐｕｔｉｔｏｎｈｉｓｈｅａｄ．Ｔｈｅｎｈｅｐｕｔｍｏｒｅｏｎ

ａｎｄｒｕｂｂｅｄｔｈｅｂａｃｋｏｆｈｉｓｎｅｃｋ．
“Ｉｈａｖｅｎｏｃｒａｍｐｓ，”ｈｅｓａｉｄ．“ＨｅｌｌｂｅｕｐｓｏｏｎａｎｄＩｃａｎ

ｌａｓｔ．Ｙｏｕｈａｖｅｔｏｌａｓｔ．Ｄｏｎｔｅｖｅｎｓｐｅａｋｏｆｉｔ．”

Ｈｅｋｎｅｅｌ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ｂｏｗａｎｄ，ｆｏｒａｍｏｍｅｎｔ，ｓｌｉｐｐｅｄｔｈｅ

ｌｉｎｅｏｖｅｒｈｉｓｂ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Ｉｌｌｒｅｓｔｎｏｗｗｈｉｌｅｈｅｇｏｅｓｏｕｔｏｎ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ｓｔａｎｄｕｐａｎｄｗｏｒｋｏｎｈｉｍｗｈｅｎｈｅｃｏｍｅｓｉｎ，ｈｅ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Ｉｔｗ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ｂｏｗａｎｄｌｅｔｔｈｅｆｉｓｈ

ｍａｋｅｏｎｅｃｉｒｃｌｅｂｙｈｉｍｓｅｌｆ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ａｎｙｌｉｎｅ．Ｂｕｔ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ａｄ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ｃｏｍｅ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

ｂｏａ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ｒｏｓｅｔｏｈｉｓｆｅｅｔａｎｄ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ｈｅｐｉｖｏｔ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ｗｅａｖｉｎｇｐｕｌｌｉｎｇｔｈａｔｂ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ａｌｌｔｈｅｌｉｎｅｈｅｇａｉｎｅｄ．

ＩｍｔｉｒｅｄｅｒｔｈａｎＩｈａｖｅ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ｎｏｗ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ｗｉｎｄｉｓｒｉｓｉｎｇ．Ｂｕｔ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ｂｅｇｏｏｄｔｏｔａｋｅｈｉｍｉｎｗｉｔｈ．

Ｉｎｅｅｄｔｈａｔｂａｄｌｙ．
“Ｉｌｌｒｅｓｔｏ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ｔｕｒｎａｓｈｅｇｏｅｓｏｕｔ，”ｈｅｓａｉｄ．“Ｉｆｅｅｌ

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ｅｎｉｎｔｗｏｏｒｔｈｒｅｅｔｕｒｎｓｍｏｒｅＩ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ｈｉｍ．”

Ｈｉｓｓｔｒａｗｈａｔｗａｓｆａｒｏｎｔｈｅｂａｃｋｏｆｈｉｓｈｅａｄａｎｄｈｅｓａｎｋ

ｄｏｗ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ｂｏｗ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ｕｌｌ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ｓ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ｆｉｓｈ

ｔｕｒｎ．

Ｙｏｕｗｏｒｋｎｏｗ，ｆｉｓｈ，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ｌｌｔａｋｅｙｏｕａｔｔｈｅｔｕ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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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ｅａｈａｄｒｉｓｅ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ｙ．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ａｆａｉｒｗｅａｔｈｅｒ

ｂｒｅｅｚｅａｎｄｈｅｈａｄｔｏｈａｖｅｉｔｔｏｇｅｔｈｏｍｅ．
“Ｉｌｌｊｕｓｔｓｔｅｅｒｓｏｕｔｈａｎｄｗｅｓｔ，”ｈｅｓａｉｄ．“Ａｍａｎｉｓｎｅｖｅｒ

ｌｏｓｔａｔｓｅａａｎｄｉｔｉｓａｌｏｎｇｉｓｌａｎｄ．”

Ｉｔｗａｓｏｎ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ｔｕｒｎｔｈａｔ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ｆｉｓｈｆｉｒｓｔ．

Ｈｅｓａｗｈｉｍｆｉｒｓｔａｓａｄａｒｋｓｈａｄｏｗｔｈａｔｔｏｏｋｓｏｌｏｎｇｔｏ

ｐａｓ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ｏａｔｔｈａ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ｌｉｅｖｅｉｔｓｌｅｎｇｔｈ．
“Ｎｏ，”ｈｅｓａｉｄ．“Ｈｅｃａｎｔｂｅｔｈａｔｂｉｇ．”

Ｂｕｔｈｅｗａｓｔｈａｔｂｉｇ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ｉｓｃｉｒｃｌｅｈｅｃａｍｅｔｏ

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ｎｌｙｔｈｉｒｔｙｙａｒｄｓａｗ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ｓａｗｈｉｓｔａｉｌｏｕｔ

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ｔ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ａｂｉｇｓｃｙ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ａｎｄａｖｅｒｙｐａｌｅ

ｌａｖｅｎｄｅｒ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ｄａｒｋｂｌｕｅｗａｔｅｒ．Ｉｔｒａｋｅｄｂａｃｋａｎｄａｓｔｈｅ

ｆｉｓｈｓｗａｍｊｕｓｔ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ｈｉｓｈｕｇｅ

ｂｕｌｋ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ｓｔｒｉｐｅｓｔｈａｔｂａｎｄｅｄｈｉｍ．Ｈｉｓｄｏｒｓａｌｆｉｎｗａｓ

ｄｏｗｎａｎｄｈｉｓｈｕｇｅｐｅｃｔｏｒａｌｓｗｅｒｅｓｐｒｅａｄｗｉｄｅ．

Ｏｎｔｈｉｓｃｉｒｃｌ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ｅｙｅａｎｄｔｈｅ

ｔｗｏｇｒａｙｓｕｃｋｉｎｇｆｉｓｈｔｈａｔｓｗａｍａｒｏｕｎｄｈｉｍ．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ｙ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ｔｏ ｈｉｍ．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ｙ ｄａｒｔｅｄ ｏｆｆ．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ｓｗｉｍｅａｓｉｌｙｉｎｈｉｓｓｈａｄｏｗ．Ｔｈｅｙｗｅｒｅ

ｅａｃｈｏｖｅｒｔｈｒｅｅｆｅｅｔｌｏｎｇａｎ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ｓｗａｍｆａｓｔｔｈｅｙｌａｓｈｅｄ

ｔｈｅｉｒ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ｉｅｓｌｉｋｅｅｅｌｓ．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ｓｗｅａｔｉｎｇｎｏｗｂｕｔｆｒｏｍ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ｅｌｓ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ｓｕｎ．Ｏｎｅａｃｈｃａｌｍｐｌａｃｉｄｔｕｒ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ｍａｄｅｈｅｗａｓ

ｇａｉｎｉｎｇｌｉｎｅ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ｉｎｔｗｏｔｕｒｎｓｍｏｒｅｈｅ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ａｃｈａｎｃｅｔｏｇｅｔ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ｉｎ．

ＢｕｔＩｍｕｓｔｇｅｔｈｉｍｃｌｏｓｅ，ｃｌｏｓｅ，ｃｌｏｓ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

ｍｕｓｔｎｔｔ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ａｄ．Ｉｍｕｓｔｇｅｔｔｈｅｈｅ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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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ｃａｌｍ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ｏｌｄｍａｎ，”ｈｅｓａｉｄ．

Ｏ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ｃｉｒｃｌｅ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ｂａｃｋｗａｓｏｕｔｂｕｔｈｅｗａｓａ

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ｏｆａ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ａｔ．Ｏ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ｃｉｒｃｌｅｈｅ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ｔｏｏ

ｆａｒａｗａｙｂｕ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ｏｕ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

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ｂｙ ｇａｉｎｉｎｇｓｏｍｅ ｍｏｒｅｌｉｎｅｈｅ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ｈｉｍ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Ｈｅｈａｄｒｉｇｇｅｄｈｉｓｈａｒｐｏｏｎｌｏｎｇ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ｉｌｏｆｌｉｇｈｔ

ｒｏｐｅｗａｓｉｎａ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ｋ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ｄｗａｓｍａｄｅｆａｓｔｔｏｔｈｅｂｉｔｔ

ｉｎｔｈｅｂｏｗ．

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ａｓ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ｏｎｈｉｓｃｉｒｃｌｅｎｏｗｃａｌｍａｎｄ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ｎｄｏｎｌｙ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ｔａｉｌｍ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ｐｕｌｌｅｄｏｎ

ｈｉｍａｌｌｔｈａ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ｔｏｂｒｉｎｇｈｉｍｃｌｏｓｅｒ．Ｆｏｒｊｕｓｔａｍｏｍｅｎｔｔｈｅ

ｆｉｓｈｔｕｒｎｅｄａｌｉｔｔｌｅｏｎｈｉｓｓｉｄｅ．Ｔｈｅｎｈｅ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

ｂｅｇａ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ｃｉｒｃｌｅ．
“Ｉｍｏｖｅｄｈｉｍ，”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Ｉｍｏｖｅｄｈｉｍｔｈｅｎ．”

Ｈｅｆｅｌｔｆａｉｎｔａｇａｉｎｎｏｗｂｕｔｈｅｈｅｌｄｏ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ａｌｌ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ｔｈａ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Ｉｍｏｖｅｄｈｉｍ，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ａｙｂｅｔｈｉｓｔｉｍｅ

Ｉｃａｎｇｅｔｈｉｍｏｖｅｒ．Ｐｕｌｌ，ｈａｎｄ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ｏｌｄｕｐ，ｌｅｇｓ．

Ｌａｓｔｆｏｒｍｅ，ｈｅａｄ．Ｌａｓｔｆｏｒｍｅ．Ｙｏｕｎｅｖｅｒｗｅｎｔ．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Ｉｌｌ

ｐｕｌｌｈｉｍｏｖｅｒ．

Ｂｕｔｗｈｅｎｈｅｐｕｔａｌｌｏｆｈｉｓｅｆｆｏｒｔｏｎ，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ｉｔｗｅｌｌｏｕｔ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ｆｉｓｈｃａｍｅ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ａｎｄｐｕｌ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ｌｌｈｉ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ｆｉｓｈｐｕｌｌｅｄｐａｒｔｗａｙｏ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ｎｒｉｇｈｔ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ｓｗａｍ

ａｗａｙ．
“Ｆｉｓｈ，”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Ｆｉｓｈ，ｙｏｕａｒｅｇｏｉｎｇｔｏｈａｖｅｔｏ

ｄｉｅａｎｙｗａｙ．Ｄｏｙｏｕｈａｖｅｔｏｋｉｌｌｍｅｔｏｏ？”

Ｔｈａｔｗａｙｎｏｔｈｉｎｇｉｓ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ｉｓｍｏｕ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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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ｔｏｏｄｒｙｔｏｓｐｅａｋｂｕ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ｒｅａ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ｎｏｗ．

Ｉｍｕｓｔｇｅｔｈｉｍ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ａｍｎｏｔｇｏｏｄ

ｆｏｒｍａｎｙｍｏｒｅｔｕｒｎｓ．Ｙｅｓｙｏｕａｒｅ，ｈｅｔｏｌ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Ｙｏｕｒｅ

ｇｏｏｄｆｏｒｅｖｅｒ．

Ｏ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ｔｕｒｎ，ｈｅｎｅａｒｌｙｈａｄｈｉｍ．Ｂｕｔａｇ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ｓｈ

ｒｉｇｈｔ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ｓｗａｍｓｌｏｗｌｙａｗａｙ．

Ｙｏｕａｒｅｋｉｌｌｉｎｇｍｅ，ｆｉｓｈ，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ｙｏｕ

ｈａｖｅａｒｉｇｈｔｔｏ．ＮｅｖｅｒｈａｖｅＩｓｅｅｎ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ｏｒｍｏｒ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ｏｒａｃａｌｍｅｒｏｒｍｏｒｅｎｏｂｌ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ｎｙｏｕ，ｂｒｏｔｈｅｒ．Ｃｏｍｅｏｎ

ａｎｄｋｉｌｌｍｅ．Ｉｄｏｎｏｔｃａｒｅｗｈｏｋｉｌｌｓｗｈｏ．

Ｎｏｗｙｏｕａｒｅｇｅｔ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Ｙｏｕｍｕｓｔｋｅｅｐｙｏｕｒｈｅａｄｃｌｅａｒ．Ｋｅｅｐｙｏｕｒｈｅａｄｃｌｅａｒａｎｄｋｎｏｗ

ｈｏｗｔｏｓｕｆｆｅｒｌｉｋｅａｍａｎ．Ｏｒａｆｉｓｈ，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ｌｅａｒｕｐ，ｈｅａｄ，”ｈｅｓａｉｄｉｎａｖｏｉｃｅｈｅｃｏｕｌｄｈａｒｄｌｙｈｅａｒ．

“Ｃｌｅａｒｕｐ．”

Ｔｗｉｃｅｍｏｒｅ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ｏｎｔｈｅｔｕｒｎｓ．

Ｉｄｏｎｏｔｋｎｏｗ，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ｏｎ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ｏｆｆｅｅｌｉｎｇｈｉｍｓｅｌｆｇｏ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Ｉｄｏｎｏｔｋｎｏｗ．ＢｕｔＩｗｉｌｌ

ｔｒｙｉｔｏｎｃｅｍｏｒｅ．

Ｈｅｔｒｉｅｄｉｔｏｎｃｅｍｏｒｅａｎｄｈｅｆｅｌｔｈｉｍｓｅｌｆｇｏｉｎｇｗｈｅｎｈｅ

ｔｕｒｎ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Ｔｈｅｆｉｓｈｒｉｇｈｔ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ｓｗａｍｏｆｆａｇａｉｎ

ｓｌｏｗ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ｔａｉｌｗｅａｖ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ｉｒ．

Ｉｌｌｔｒｙｉｔａｇａｉ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ｈｉｓｈａｎｄｓ

ｗｅｒｅｍｕｓｈｙｎｏｗａｎｄｈｅｃｏｕｌｄｏｎｌｙｓｅｅｗｅｌｌｉｎｆｌａｓｈｅｓ．

Ｈｅｔｒｉｅｄｉｔ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ｏ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

ｈｅｆｅｌｔｈｉｍｓｅｌｆｇｏｉｎｇｂｅｆｏｒｅｈ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Ｉｗｉｌｌｔｒｙｉｔｏｎｃｅａｇａｉｎ．

Ｈｅｔｏｏｋａｌｌｈｉｓｐａｉｎａｎｄｗｈａｔｗａｓｌｅｆｔｏｆｈｉ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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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ｌｏｎｇｇｏｎｅｐｒｉｄｅａｎｄｈｅｐｕｔｉ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ａｇｏｎｙａｎｄｔｈｅ

ｆｉｓｈｃａｍｅｏｖｅｒｏｎｔｏｈｉｓｓｉｄｅａｎｄｓｗａｍｇｅｎｔｌｙｏｎｈｉｓｓｉｄｅ，ｈｉｓ

ｂｉｌｌａｌｍｏｓｔｔｏｕ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ａｎ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ａｎｄ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ｐａｓｓ

ｔｈｅｂｏａｔ，ｌｏｎｇ，ｄｅｅｐ，ｗｉｄｅ，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ｂａｒｒｅｄｗｉｔｈｐｕｒｐｌｅ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ｄｒｏｐｐｅ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ｐｕｔｈｉｓｆｏｏｔｏｎｉｔａｎｄ

ｌｉｆｔｅｄ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ａｓｈｉｇｈａ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ａｎｄｄｒｏｖｅｉｔｄｏｗｎｗｉｔｈａｌｌ

ｈｉ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ｍｏｒ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ｈｅｈａｄｊｕｓｔｓｕｍｍｏｎｅｄ，ｉｎｔｏ

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ｓｉｄｅｊｕｓｔ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ｅｓｔｆｉｎｔｈａｔｒｏｓｅｈｉｇｈｉｎ

ｔｈｅａｉｒｔｏ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ｓｃｈｅｓｔ．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ｉｒｏｎｇｏｉｎ

ａｎｄ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ｏｎｉｔａｎｄｄｒｏｖｅｉｔ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ｎｐｕｓｈｅｄａｌｌｈｉｓ

ｗｅｉｇｈｔａｆｔｅｒｉｔ．

Ｔｈｅ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ｃａｍｅａｌｉｖｅ，ｗｉｔｈｈｉｓｄｅａｔｈｉｎｈｉｍ，ａｎｄｒｏｓｅ

ｈｉｇｈ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ｌｌ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ａｎｄ

ａｌｌｈｉｓ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ｈｉｓｂｅａｕｔｙ．Ｈｅｓｅｅｍｅｄｔｏｈａ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ｉｒ

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ｉｎ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Ｔｈｅｎｈｅｆｅｌｌ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

ａｃｒａｓｈｔｈａｔｓｅｎｔｓｐｒａ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ｏｆｔｈｅ

ｓｋｉｆｆ．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ｆｅｌｔｆａｉｎｔａｎｄｓｉｃｋａｎｄ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ｓｅｅｗｅｌｌ．

Ｂｕｔｈｅｃｌｅａｒｅｄ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ｌｉｎｅａｎｄｌｅｔｉｔｒｕｎｓｌｏｗ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

ｒａｗ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ｗｈｅｎｈｅ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ａｓｏｎｈｉｓ

ｂａｃｋｗｉｔｈｈｉｓｓｉｌｖｅｒｂｅｌｌｙｕｐ．Ｔｈｅｓｈａｆｔｏｆ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ｗａ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ａｔａｎａｎｇｌ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ａｗａｓ

ｄｉｓｃｏｌｏｕ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ｄｏｆ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ｆｒｏｍｈｉｓｈｅａｒｔ．Ｆｉｒｓｔｉｔ

ｗａｓｄａｒｋａｓａｓｈｏａｌｉｎｔｈｅｂｌｕ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ａｔｗａ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ｍｉｌｅ

ｄｅｅｐ．Ｔｈｅｎｉｔｓｐｒｅａｄｌｉｋｅａｃｌｏｕ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ａｓｓｉｌｖｅｒｙａｎｄｓｔｉｌｌ

ａｎｄｆｌｏ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ａ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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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ｏｏｋｅｄ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ｇｌｉｍｐｓｅｏｆ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ａｔ

ｈｅｈａｄ．Ｔｈｅｎｈｅｔｏｏｋｔｗｏｔｕｒｎｓｏｆ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ｂｉｔｔｉｎｔｈｅｂｏｗａｎｄｌａｉｄｈｉｓｈｅａｄｏｎｈｉｓｈａｎｄｓ．
“Ｋｅｅｐｍｙｈｅａｄｃｌｅａｒ，”ｈｅｓａｉ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ｏｏｄｏｆｔｈｅ

ｂｏｗ．“Ｉａｍａｔｉｒｅｄｏｌｄｍａｎ．ＢｕｔＩｈａｖｅｋｉｌｌｅｄｔｈｉｓｆｉｓｈｗｈｉｃｈｉｓ

ｍｙｂｒ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ｎｏｗＩｍｕｓｔｄｏｔｈｅｓｌａｖｅｗｏｒｋ．”

ＮｏｗＩｍｕｓｔｐｒｅｐａｒｅｔｈｅｎｏｏ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ｐｅｔｏｌａｓｈｈｉｍ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Ｅｖｅｎｉｆｗｅｗｅｒｅｔｗｏａｎｄｓｗａｍｐｅｄｈｅｒ

ｔｏｌｏａｄｈｉｍａｎｄｂａｉｌｅｄｈｅｒｏｕｔ，ｔｈｉｓｓｋｉｆｆｗｏｕｌｄｎｅｖｅｒｈｏｌｄｈｉｍ．

Ｉｍｕｓｔｐｒｅｐａｒｅ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ｎｂｒｉｎｇｈｉｍｉｎａｎｄｌａｓｈｈｉｍｗｅｌｌ

ａｎｄｓｔｅｐｔｈｅｍａｓｔａｎｄｓｅｔｓａｉｌｆｏｒｈｏｍｅ．

Ｈ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ｐｕｌｌ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ｔｏｈａｖｅｈｉｍ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ｓｏｔｈａｔ

ｈｅｃｏｕｌｄｐａｓｓａｌｉｎ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ｇｉｌｌｓａｎｄｏｕｔｈｉｓｍｏｕｔｈａｎｄ

ｍａｋｅｈｉｓｈｅａｄｆａｓｔ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ｔｈｅｂｏｗ．Ｉｗａｎｔｔｏｓｅｅｈｉｍ，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ｔｏｔｏｕｃｈａｎｄｔｏｆｅｅｌｈｉｍ．Ｈｅｉｓｍｙｆｏｒｔｕｎｅ，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ｔｈａｔｉｓｎｏｔｗｈｙＩｗｉｓｈｔｏｆｅｅｌｈｉｍ．ＩｔｈｉｎｋＩｆｅｌｔ

ｈｉｓｈｅａｒ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ｈｅｎＩｐｕｓｈｅｄｏｎ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ｓｈａｆｔ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ｔｉｍｅ．Ｂｒｉｎｇｈｉｍｉｎｎｏｗａｎｄｍａｋｅｈｉｍｆａｓｔａｎｄｇｅｔｔｈｅ

ｎｏｏｓｅａｒｏｕｎｄｈｉｓｔａｉｌａ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ａｒｏｕｎｄｈｉｓ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ｂｉｎｄｈｉｍ

ｔｏｔｈｅｓｋｉｆｆ．
“Ｇｅｔｔｏｗｏｒｋ，ｏｌｄｍａｎ，”ｈｅｓａｉｄ．Ｈｅｔｏｏｋａｖｅｒｙｓｍａｌｌ

ｄｒｉｎｋ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ｒｅｉｓｖｅｒｙｍｕｃｈｓｌａｖｅｗｏｒｋｔｏｂｅｄｏｎｅ

ｎ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ｉｇｈｔｉｓｏｖｅｒ．”

Ｈｅｌｏｏｋｅｄｕｐａｔｔｈｅｓｋ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ｕｔｔｏｈｉｓｆｉｓｈ．Ｈｅ

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ｕｎ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Ｉｔｉｓｎｏｔ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ｎｏｏｎ，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ｗｉｎｄｉｓｒ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ａｌｌｍｅａｎ

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ｏｗ．ＴｈｅｂｏｙａｎｄＩｗｉｌｌｓｐｌｉｃｅｔｈｅｍ ｗｈｅｎｗｅ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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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

ｈｏｍｅ．
“Ｃｏｍｅｏｎ，ｆｉｓｈ，”ｈｅｓａｉｄ．Ｂｕ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ｄｉｄｎｏｔｃｏｍ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ｈｅｌａｙｔｈｅｒｅ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ｎｏｗ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

ｐｕｌｌｅｄ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ｕｐｏｎｔｏｈｉｍ．

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ｅｖｅｎｗｉｔｈｈｉｍａｎｄｈａ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ｈｅａｄ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ｂｏｗ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ｌｉｅｖｅｈｉｓｓｉｚｅ．Ｂｕｔｈｅｕｎｔｉｅｄ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

ｒｏｐ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ｉｔｔ，ｐａｓｓｅｄｉ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ｇｉｌｌｓａｎｄｏｕｔｈｉｓ

ｊａｗｓ，ｍａｄｅａｔｕｒｎａｒｏｕｎｄｈｉｓｓｗｏｒｄｔｈｅｎ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ｒｏｐ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ｇｉｌｌ，ｍａｄ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ｔｕｒ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ｂｉｌｌａｎｄ

ｋｎｏｔｔｅｄ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ｐｅａｎｄｍａｄｅｉｔｆａｓｔｔｏｔｈｅｂｉｔｔｉｎｔｈｅｂｏｗ．

Ｈｅｃｕｔｔｈｅｒｏｐｅｔｈｅｎａｎｄｗｅｎｔａｓｔｅｒｎｔｏｎｏｏｓｅｔｈｅｔａｉｌ．Ｔｈｅｆｉｓｈ

ｈａｄｔｕｒｎｅｄｓｉｌｖｅｒｆｒｏｍｈｉ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ｕｒｐｌｅ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

ｓｔｒｉｐ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ａｌｅｖｉｏｌｅｔｃｏｌｏｕｒａｓｈｉｓｔａｉｌ．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ｗｉｄｅｒｔｈａｎａｍａｎｓ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ｈｉｓｆｉｎｇｅｒｓｓｐｒｅａｄａｎｄｔｈｅ

ｆｉｓｈｓｅｙｅｌｏｏｋｅｄａｓｄｅｔａｃｈ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ｉｒｒｏｒｓｉｎａｐｅｒｉｓｃｏｐｅｏｒａｓ

ａｓａｉｎｔｉｎ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ｏｎｌｙｗａｙｔｏｋｉｌｌｈｉｍ，”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Ｈｅ

ｗａｓｆｅｅｌｉｎｇｂ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ｈｅｋｎｅｗｈｅ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ｇｏ

ａｗａｙａｎｄｈｉｓｈｅａｄｗａｓｃｌｅａｒ．Ｈｅｓｏｖｅｒｆｉｆｔｅｅｎｈｕｎｄｒｅｄ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ｗａｙｈｅｉ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ａｙｂｅ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Ｉｆｈｅｄｒｅｓｓｅｓｏｕｔ

ｔｗｏｔｈｉｒｄｓｏｆｔｈａｔａｔｔｈｉｒｔｙｃｅｎｔｓａｐｏｕｎｄ？

“Ｉｎｅｅｄａｐｅｎｃｉｌｆｏｒｔｈａｔ，”ｈｅｓａｉｄ．“Ｍｙｈｅａｄｉｓｎｏｔｔｈａｔ

ｃｌｅａｒ．Ｂｕｔ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ｗｏｕｌｄｂｅｐｒｏｕｄｏｆｍｅ

ｔｏｄａｙ．Ｉｈａｄｎｏｂｏｎｅｓｐｕｒｓ．Ｂｕｔｔｈｅ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ｃｋｈｕｒｔ

ｔｒｕｌｙ．”Ｉｗｏｎｄｅｒｗｈａｔａｂｏｎｅｓｐｕｒｉ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ａｙｂｅｗｅ

ｈａｖｅｔｈｅｍｗｉｔｈｏｕｔｋｎｏｗｉｎｇｏｆｉｔ．

Ｈｅｍａｄｅｔｈｅｆｉｓｈｆａｓｔｔｏｂｏｗａｎｄ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ｔｏ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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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ｗａｒｔ．Ｈｅｗａｓｓｏｂｉｇｉｔｗａｓｌｉｋｅｌａｓｈｉｎｇａｍｕｃｈｂｉｇｇｅｒｓｋｉｆｆ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Ｈｅｃｕｔａｐｉｅｃｅｏｆ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ｉ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ｌｏｗｅｒｊａｗ

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ｓｂｉｌｌｓｏｈｉｓｍｏｕｔｈ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ｐ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ｓａｉｌ

ａｓｃｌｅａｎｌｙ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ｎ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ｔｈｅｍａｓｔ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ｔｉｃｋｔｈａｔｗａｓｈｉｓｇａｆｆａｎｄｗｉｔｈｈｉｓｂｏｏｍｒｉｇｇｅｄ，ｔｈｅｐａｔｃｈｅｄ

ｓａｉｌｄｒｅｗ，ｔｈｅｂｏａｔｂｅｇａｎｔｏｍｏｖｅ，ａｎｄｈａｌｆｌ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ｓａｉｌｅｄ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ｎｅｅｄａｃｏｍｐａｓｓｔｏｔｅｌｌｈｉｍ ｗｈｅｒ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ｗａｓ．Ｈｅｏｎｌｙｎｅｅｄｅｄｔｈｅｆｅｅｌ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ｗｉ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ｓａｉｌ．Ｉｂｅｔｔｅｒｐｕｔａｓｍａｌｌｌｉｎｅｏｕｔｗｉｔｈａｓｐｏｏｎｏｎｉｔａｎｄ

ｔｒｙａｎｄｇｅ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ｏｅａｔａｎｄｄｒｉｎ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Ｂｕｔｈｅ

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ｆｉｎｄａｓｐｏｏｎａｎｄｈｉｓｓａｒｄｉｎｅｓｗｅｒｅｒｏｔｔｅｎ．Ｓｏｈｅ

ｈｏｏｋｅｄａｐａｔｃｈ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Ｇｕｌｆｗｅ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ａｆｆａｓｔｈｅｙｐａｓｓｅｄ

ａｎｄｓｈｏｏｋｉｔ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ｓｈｒｉｍｐｓ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ｉｎｉｔｆｅｌｌｏｎｔｏ

ｔｈｅｐｌａｎ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ｄｏｚｅｎｏｆｔｈｅｍ

ａｎｄｔｈｅｙｊｕｍｐｅｄａｎｄｋｉｃｋｅｄｌｉｋｅｓａｎｄｆｌｅａｓ．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

ｐｉｎｃｈｅｄｔｈｅｉｒｈｅａｄｓｏｆｆ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ｈｕｍｂａｎｄｆｏｒｅｆ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ａｔｅ

ｔｈｅｍｃｈｅｗｉｎｇｕｐｔｈｅｓｈｅｌ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ａｉｌ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ｖｅｒｙｔｉｎｙ

ｂｕｔ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ｙｔａｓｔｅｄｇｏｏｄ．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ｔｉｌｌｈａｄｔｗｏｄｒｉｎｋ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ｌｅａｎｄ

ｈｅｕｓｅｄｈａｌｆｏｆｏｎｅａｆｔｅｒｈｅｈａｄｅａｔｅｎｔｈｅｓｈｒｉｍｐｓ．Ｔｈｅｓｋｉｆｆ

ｗａｓｓａｉｌｉｎｇｗｅｌ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ｓａｎｄｈｅｓｔｅｅｒ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ｕｎｄｅｒｈｉｓａｒｍ．Ｈｅ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ｈｅｈａｄｏｎｌｙ

ｔｏｌｏｏｋａｔｈｉｓ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ｆｅｅｌｈｉｓｂ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ｔｏ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ｈａｄｔｒｕｌｙ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ａｎｄｗａｓｎｏｔａｄｒｅａｍ．Ａｔｏｎｅ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ｂａｄｌｙ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ｅｎｄ，ｈｅｈａｄ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ｅｒｈａｐｓｉｔｗａｓａｄｒｅａｍ．Ｔｈｅｎｗｈｅｎｈｅｈａｄｓｅｅ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ｃｏｍｅ

８４１



老人与海

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ｈａ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ｓｋｙｂｅｆｏｒｅｈｅｆｅｌｌ，

ｈｅｗａｓｓ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ｏｍｅｇｒｅａｔｓｔｒａｎｇ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ｉｔ．Ｔｈｅｎ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ｓｅｅｗｅｌｌ，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ｎｏｗｈｅｓａｗ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ｅｖｅｒ．

Ｎｏｗ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ｈｉｓ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ｂａｃｋ

ｗｅｒｅｎｏｄｒｅａｍ．Ｔｈｅｈａｎｄｓｃｕｒｅｑｕｉｃｋｌｙ，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ｂｌｅｄ

ｔｈｅｍｃｌｅ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ｌｔｗａｔｅｒｗｉｌ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ｍ．Ｔｈｅｄａｒｋｗａｔｅｒｏｆ

ｔｈｅｔｒｕｅｇｕｌｆｉ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ｈｅａｌｅｒ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ｌＩｍｕｓｔｄｏｉｓ

ｋｅｅｐｔｈｅｈｅａｄｃｌｅａｒ．Ｔｈｅｈａｎｄｓｈａｖｅｄｏｎｅｔｈｅｉｒｗｏｒｋａｎｄｗｅ

ｓａｉｌｗｅｌｌ．Ｗｉｔｈｈｉｓｍｏｕｔｈｓｈｕ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ａｉｌ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ｕｐａｎｄｄｏｗｎ

ｗｅｓａｉｌｌｉｋｅ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ｎｈｉｓｈｅａｄ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ｌｉｔｔｌｅ

ｕｎｃｌｅａｒａｎ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ｓｈｅ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ｍｅｉｎｏｒａｍＩ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ｈｉｍｉｎ？ＩｆＩ ｗｅｒｅｔｏｗｉｎｇｈｉｍ 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ｒｅ ｗｏｕｌｄｂｅ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ｏｒｉ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ｗｉｔｈａｌｌｄｉｇｎｉｔｙ

ｇｏｎｅ，ｔｈｅｒｅｗｏｕｌｄｂｅｎｏ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ｉｔｈｅｒ．Ｂｕ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ｓ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ｌａｓｈｅｄｓｉｄｅｂｙｓｉ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ｅｔｈｉｍ

ｂｒｉｎｇｍｅｉｎｉｆｉｔｐｌｅａｓｅｓｈｉｍ．Ｉａｍｏｎ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ｈｉｍ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ｉｃｋｅｒｙａｎｄｈｅｍｅａｎｔｍｅｎｏｈａｒｍ．

Ｔｈｅｙｓａｉｌｅｄｗｅ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ｏａｋｅｄｈｉｓｈａｎｄｓｉｎｔｈｅ

ｓａｌ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ｒｉｅｄｔｏｋｅｅｐｈｉｓｈｅａｄｃｌｅａｒ．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ｈｉｇｈ

ｃｕｍｕｌｕｓｃｌｏｕｄｓａｎｄｅｎｏｕｇｈｃｉｒｒｕ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ｍ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ｋｎｅｗｔｈｅｂｒｅｅｚｅｗｏｕｌｄｌａｓｔａｌｌ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ｏｏｋｅｄ

ａ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ｔｏｍａｋｅｓｕｒｅｉｔｗａｓｔｒｕｅ．Ｉｔｗａｓａｎｈｏｕｒ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ｈａｒｋｈｉｔｈｉｍ．

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ｗａｓｎｏｔａ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Ｈｅｈａｄｃｏｍｅｕｐｆｒｏｍｄｅｅｐ

ｄ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ｓｔｈｅｄａｒｋｃｌｏｕｄｏｆｂｌｏｏｄｈａｄｓｅｔｔｌｅｄ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ｌｅｄｅｅｐｓｅａ．Ｈｅｈａｄｃｏｍｅｕｐｓｏｆａｓｔａｎｄ

９４１



栽澡藻韵造凿酝葬灶葬灶凿贼澡藻杂藻葬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ａｕ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ｈｅｂｒｏｋｅ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ｂｌｕｅ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ｎ．Ｔｈｅｎｈｅｆｅｌｌｂａｃｋ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ｅａａｎｄ

ｐｉｃｋｅｄｕｐｔｈｅｓｃ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ａｒｔｅｄ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

ｓｋｉｆｆ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ａｄｔａｋｅｎ．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ｈｅｌｏｓｔｔｈｅｓｃｅｎｔ．Ｂｕｔｈｅｗｏｕｌｄｐｉｃｋｉｔｕｐ

ａｇａｉｎ，ｏｒｈａｖｅｊｕｓｔａｔｒａｃｅｏｆｉｔ，ａｎｄｈｅｓｗａｍｆａｓｔａｎｄｈａｒｄｏｎ

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ＨｅｗａｓａｖｅｒｙｂｉｇＭａｋｏｓｈａｒｋｂｕｉｌｔｔｏｓｗｉｍａｓｆａｓｔ

ａｓｔｈｅｆａｓｔｅｓｔ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ａｎｄ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ｈｉｍ ｗａ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ｅｘｃｅｐｔｈｉｓｊａｗｓ．Ｈｉｓｂａｃｋｗａｓａｓｂｌｕｅａｓａｓｗｏｒｄ

ｆｉｓｈｓａｎｄｈｉｓｂｅｌｌｙｗａｓ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ｈｉｓｈｉｄｅｗａｓｓｍｏｏｔｈａｎｄ

ｈａｎｄｓｏｍｅ．Ｈｅ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ａｓａｓｗｏｒｄｆｉｓｈ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ｈｉｓｈｕｇｅ

ｊａｗ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ｔｉｇｈｔｓｈｕｔｎｏｗａｓｈｅｓｗａｍｆａｓｔ．Ｊｕｓ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ｈｉｓｈｉｇｈｄｏｒｓａｌｆｉｎｋｎｉｆ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ｗａｖ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ｌｉｐｏｆｈｉｓｊａｗｓａｌｌｏｆ

ｈｉｓｅｉｇｈｔｒｏｗｓｏｆｔｅｅｔｈｗｅｒｅｓｌａｎｔｅｄｉｎ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ｎｏｔ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ｙｒａｍｉｄｓｈａｐｅｄｔｅｅｔｈｏｆｍｏｓｔｓｈａｒｋｓ．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ｓｈａｐｅｄｌｉｋｅａｍａｎｓｆｉｎｇｅｒ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ａｒｅｃｒｉｓｐｅｄｌｉｋｅｃｌａｗｓ．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ｎｅａｒｌｙ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ｙ

ｈａｄｒａｚｏｒｓｈａｒｐ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ｓ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Ｔｈｉｓｗａｓａｆｉｓｈ

ｂｕｉｌｔｔｏｆｅｅｄｏｎａｌｌ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ｓｏｆａｓｔ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ｗｅｌｌａｒｍ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ｈａｄｎｏｏｔｈｅｒｅｎｅｍｙ．Ｎｏｗｈｅ

ｓｐｅｅｄｅｄｕｐａｓｈｅｓｍｅｌｌｅｄｔｈｅｆｒｅｓｈｅｒｓｃｅｎｔａｎｄｈｉｓｂｌｕｅｄｏｒｓａｌ

ｆｉｎｃｕｔ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Ｗｈｅ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ｗｈｉｍｃｏｍｉｎｇ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ｗａｓａ

ｓｈａｒｋｔｈａｔｈａｄｎｏｆｅａｒａｔａｌｌａｎｄｗｏｕｌｄｄｏｅｘａｃｔｌｙｗｈａｔｈｅ

ｗｉｓｈｅｄ．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ａｎｄｍａｄｅｔｈｅｒｏｐｅｆａｓｔｗｈｉｌｅ

ｈｅ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ｃｏｍｅｏｎ．Ｔｈｅｒｏｐｅ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ａｓｉｔｌａｃｋｅｄ

０５１



老人与海

ｗ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ｃｕｔａｗａｙｔｏｌａｓｈｔｈｅｆｉｓｈ．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ｈｅａｄｗａｓｃｌｅａｒａｎｄｇｏｏｄｎｏｗ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ｆｕｌｌ

ｏｆ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ｕｔｈｅｈａｄｌｉｔｔｌｅｈｏｐｅ．Ｉｔｗａｓｔｏｏｇｏｏｄｔｏｌａｓ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ｔｏｏｋｏｎｅ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ａｓｈｅ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

ｓｈａｒｋｃｌｏｓｅｉｎ．Ｉｔｍｉｇｈｔａｓｗｅｌｌ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ａｄｒｅａｍ，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ｃａｎｎｏｔｋｅｅｐｈｉｍｆｒｏｍｈ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ｂｕｔｍａｙｂｅＩｃａｎｇｅｔｈｉｍ．

Ｄｅｎｔｕｓｏ，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ａｄｌｕｃｋｔｏｙｏｕｒｍ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ｃｌｏｓｅｄｆａｓｔ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ｗｈｅｎｈｅｈｉ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ｔｈｅ

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ｗｈｉｓｍｏｕｔｈｏｐｅｎａｎｄｈｉｓｓｔｒａｎｇｅｅｙ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ｃｌｉｃｋｉｎｇｃｈｏｐｏｆｔｈｅｔｅｅｔｈａｓｈｅｄｒｏｖ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ｔｈｅｍｅａｔｊｕｓｔ

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ｔａｉｌ．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ｓｈｅａｄｗａｓｏｕ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ｈｉｓｂａｃｋ

ｗａｓｃｏｍｉｎｇｏｕ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ｃｏｕｌｄｈｅａｒ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ｏｆｓｋｉｎａｎｄ

ｆｌｅｓｈｒｉｐｐ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ｂｉｇｆｉｓｈｗｈｅｎｈｅｒａｍｍｅｄ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ｄｏｗｎ

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ｓｈｅａｄａｔａｓｐｏｔ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ｌｉ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ｓｅｙｅｓ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ｉｎｅｔｈａｔｒａｎ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ｂａｃｋｆｒｏｍｈｉｓｎｏｓｅ．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ｕｃｈ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ｓｈａｒｐｂｌｕｅ

ｈｅ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ｂｉｇｅｙ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ｃｋｉｎｇ，ｔｈｒｕｓｔｉｎｇａｌｌ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ｊａｗｓ．Ｂｕｔｔｈａｔｗａ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ｉｔ

ｉｔ．Ｈｅｈｉｔｉｔｗｉｔｈｈｉｓｂｌｏｏｄ ｍｕｓｈｅｄｈａｎｄｓｄｒｉｖｉｎｇａｇｏｏｄ

ｈａｒｐｏｏｎｗｉｔｈａｌｌｈｉ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Ｈｅｈｉｔｉ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ｈｏｐｅｂｕｔｗｉｔ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

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ｓｗｕｎｇｏ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ｗｈｉｓｅｙｅｗａｓｎｏｔ

ａｌ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ｈｅｓｗｕｎｇｏｖｅｒｏ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ｈｉｍｓｅｌｆｉｎ

ｔｗｏｌｏｏｐ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ｐ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ｈｅｗａｓｄｅａｄｂｕｔ

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ａｃｃｅｐｔｉｔ．Ｔｈｅｎ，ｏｎｈｉｓｂａｃｋ，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ａｉｌ

ｌａ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ｈｉｓｊａｗｓｃｌｉ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ｐｌｏｗ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ａｓａｓｐｅｅｄｂｏａｔｄｏｅｓ．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ｗａｓｗｈｉｔｅｗｈｅｒｅｈｉｓｔａｉｌｂｅａｔ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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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ｓｏｆｈｉｓｂｏｄｙｗａｓｃｌｅａｒ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ｏｐｅｃａｍｅｔａｕｔ，ｓｈｉｖｅ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ｓｎａｐｐｅｄ．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ｌａｙ

ｑｕｉｅｔｌｙｆｏｒａｌｉｔｔｌｅｗｈｉｌｅｏｎｔｈｅｓｕｆ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ｔｃｈｅｄ

ｈｉｍ．Ｔｈｅｎｈｅｗｅｎｔｄｏｗｎｖｅｒｙｓｌｏｗｌｙ．
“Ｈｅｔｏｏｋａｂｏｕｔｆｏｒｔｙｐｏｕｎｄｓ，”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Ｈｅ

ｔｏｏｋｍｙｈａｒｐｏｏｎｔｏｏ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ｒｏｐ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ｎｏｗｍｙ

ｆｉｓｈｂｌｅｅｄｓ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ｏｔｈｅｒｓ．

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ｌｉｋｅｔｏ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ｙｍｏｒｅｓｉｎｃｅｈｅｈａｄ

ｂｅｅｎｍｕｔｉｌａｔｅ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ａｄｂｅｅｎｈｉｔｉｔｗａｓａｓｔｈｏｕｇｈｈｅ

ｈｉｍｓｅｌｆｗｅｒｅｈｉｔ．

ＢｕｔＩｋｉｌｌｅｄ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ｔｈａｔｈｉｔｍｙｆｉｓｈ，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ｈｅ

ｗａｓ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ｄｅｎｔｕｓｏｔｈａｔＩｈａｖｅｅｖｅｒｓｅｅｎ．ＡｎｄＧｏｄｋｎｏｗｓ

ｔｈａｔＩ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ｂｉｇｏｎｅｓ．

Ｉｔｗａｓｔｏｏｇｏｏｄｔｏｌａｓ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ｗｉｓｈｉｔｈａｄｂｅｅｎａ

ｄｒｅａｍｎｏｗ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ｈａｄｎｅｖｅｒｈｏｏｋ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ｗａｓａｌｏｎｅ

ｉｎｂｅｄ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Ｂｕｔｍａｎｉｓｎｏｔｍａｄｅｆｏｒｄｅｆｅａｔ，”ｈｅｓａｉｄ．“Ａｍａｎｃａｎｂｅ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ｂｕｔｎｏｔｄｅｆｅａｔｅｄ．”ＩａｍｓｏｒｒｙｔｈａｔＩｋｉｌｌｅｄｔｈｅｆｉｓｈ

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ｏｗｔｈｅｂａｄｔｉｍｅｉｓｃｏｍｉｎｇａｎｄＩｄｏｎｏｔ

ｅｖｅｎｈａｖｅｔｈｅｈａｒｐｏｏｎ．Ｔｈｅｄｅｎｔｕｓｏｉｓｃｒｕｅｌａｎｄ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ＢｕｔＩ ｗａｓ ｍｏｒ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ｔｈａｎ ｈｅ ｗａｓ．

Ｐｅｒｈａｐｓｎｏ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ｅｒｈａｐｓＩｗａｓｏｎ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ａｒｍｅｄ．
“Ｄｏｎｔｔｈｉｎｋ，ｏｌｄｍａｎ，”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Ｓａｉｌｏｎｔｈ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ｔａｋｅｉｔｗｈｅｎｉｔｃｏｍｅｓ．”

ＢｕｔＩｍｕｓｔｔｈｉｎｋ，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ｉｓａｌｌＩｈａｖｅｌｅｆｔ．

Ｔｈａｔａｎｄｂａｓｅｂａｌｌ．Ｉｗｏｎｄｅｒｈｏｗ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ｌｉｋｅｄｔｈｅｗａｙＩｈｉｔｈｉｍｉｎ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Ｉｔｗａｓｎｏｇｒｅａｔｔ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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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ｙｍａｎｃｏｕｌｄｄｏｉｔ．Ｂｕｔ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ｍｙｈａｎｄｓ

ｗｅｒｅａｓｇｒｅａｔａ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ａｓｔｈｅｂｏｎｅｓｐｕｒｓ？Ｉｃａｎｎｏｔｋｎｏｗ．Ｉ

ｎｅｖｅｒｈａｄ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ｗｒｏｎｇｗｉｔｈｍｙｈｅｅｌｅｘｃｅｐ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ｈｅ

ｓｔｉｎｇｒａｙｓｔｕｎｇｉｔｗｈｅｎＩｓｔｅｐｐｅｄｏｎｈｉｍｗｈｅｎ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ｅｇａｎｄｍａｄｅｔｈｅｕｎｂｅａｒａｂｌｅｐａｉｎ．
“Ｔｈｉｎｋａｂｏｕ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ｃｈｅｅｒｆｕｌ，ｏｌｄ ｍａｎ，”ｈｅｓａｉｄ．

“Ｅｖｅｒｙｍｉｎｕｔｅｎｏｗｙｏｕ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ｒｔｏｈｏｍｅ．Ｙｏｕｓａｉｌｌｉｇｈｔｅｒｆｏｒ

ｔｈｅｌｏｓｓｏｆｆｏｒｔｙｐｏｕｎｄｓ．”

Ｈｅｋｎｅｗｑｕｉｔｅｗｅｌｌ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ｗｈａｔｃｏｕｌｄｈａｐｐｅｎｗｈｅｎ

ｈｅ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ｂｅｄｏｎｅｎｏｗ．
“Ｙｅ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Ｉｃａｎｌａｓｈｍｙｋｎｉｆｅｔｏｔｈｅ

ｂｕｔｔｏｆ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ｏａｒｓ．”

Ｓｏｈｅｄｉｄ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ｕｎｄｅｒｈｉｓａ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ｅｅｔｏｆ

ｔｈｅｓａｉｌｕｎｄｅｒｈｉｓｆｏｏｔ．
“Ｎｏｗ，”ｈｅｓａｉｄ．“Ｉａｍｓｔｉｌｌａｎｏｌｄｍａｎ．ＢｕｔＩａｍｎｏｔ

ｕｎａｒｍｅｄ．”

Ｔｈｅｂｒｅｅｚｅｗａｓｆｒｅｓｈｎｏｗａｎｄｈｅｓａｉｌｅｄｏｎ ｗｅｌｌ．Ｈｅ

ｗａｔｃｈｅｄｏｎｌｙｔｈ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ｓｏｍｅｏｆｈｉｓｈｏｐｅ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Ｉｔｉｓｓｉｌｌｙｎｏｔｔｏｈｏｐ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ｅｓｉｄｅｓ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ｉｔｉｓａ

ｓｉｎ．Ｄｏｎｏｔｔｈｉｎｋａｂｏｕｔｓｉ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ｅｎｏｕｇ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ｎｏｗ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ｎ．ＡｌｓｏＩｈａｖｅｎ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ｉｔ．

Ｉｈａｖｅｎ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ｉｔａｎｄＩａｍｎｏｔ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ｉｎｉｔ．Ｐｅｒｈａｐｓｉｔｗａｓａｓｉｎｔｏｋｉｌｌ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ｓｕｐｐｏｓｅｉｔ

ｗａｓ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Ｉｄｉｄｉｔｔｏｋｅｅｐｍｅａｌｉｖｅａｎｄｆｅｅｄ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

Ｂｕｔｔｈｅｎ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ｉｓａｓｉｎ．Ｄｏｎｏｔｔｈｉｎｋａｂｏｕｔｓｉｎ．Ｉｔｉｓｍｕ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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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ｏｌ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ａ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ａｒｅｐａｉｄｔｏｄｏｉｔ．Ｌｅｔ

ｔｈｅｍｔｈｉｎｋａｂｏｕｔｉｔ．Ｙｏｕｗｅｒｅｂｏｒｎｔｏｂ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ａｓｔｈｅ

ｆｉｓｈｗａｓｂｏｒｎｔｏｂｅａｆｉｓｈ．ＳａｎＰｅｄｒｏｗａｓａ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ａｓｗａｓ

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Ｂｕｔｈｅｌｉｋｅｄｔｏｔｈｉｎｋａｂｏｕｔ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ａｔｈｅｗａ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ａｎｄ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ｏｒｅａｄａｎｄ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ａ

ｒａｄｉｏ，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ｕｃｈａｎｄｈｅｋｅｐｔｏ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ｓｉｎ．Ｙｏｕ

ｄｉｄｎｏｔｋｉｌｌｔｈｅｆｉｓｈｏｎｌｙｔｏｋｅｅｐａｌｉｖｅａｎｄｔｏｓｅｌｌｆｏｒｆｏｏｄ，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Ｙｏｕｋｉｌｌｅｄｈｉｍｆｏｒｐｒｉｄｅａｎ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ｙｏｕａｒｅａ

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Ｙｏｕｌｏｖｅｄｈｉｍ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ａｌｉｖｅａｎｄｙｏｕｌｏｖｅｄｈｉｍ

ａｆｔｅｒ．Ｉｆｙｏｕｌｏｖｅｈｉｍ，ｉｔｉｓｎｏｔａｓｉｎｔｏｋｉｌｌｈｉｍ．Ｏｒｉｓｉｔｍｏｒｅ？

“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ｔｏｏｍｕｃｈ，ｏｌｄｍａｎ，”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

Ｂｕｔｙｏｕｅｎｊｏｙｅｄｋ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ｎｔｕｓｏ，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ｉｖｅｓ

ｏｎｔｈｅｌｉｖｅｆｉｓｈａｓｙｏｕｄｏ．Ｈｅｉｓｎｏｔａｓｃａｖｅｎｇｅｒｎｏｒｊｕｓｔａ

ｍｏｖｉｎｇａｐｐｅｔｉｔｅａｓｓｏｍｅｓｈａｒｋｓａｒｅ．Ｈｅｉ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ａｎｄｎｏｂｌｅ

ａｎｄｋｎｏｗｓｎｏｆｅａｒｏｆ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Ｉｋｉｌｌｅｄｈｉｍｉｎ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

“ＡｎｄＩｋｉｌｌｅｄｈｉｍｗｅｌｌ．”

Ｂｅｓｉｄｅ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ｋｉｌｌｓ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ｅｌｓｅｉｎ

ｓｏｍｅｗａｙ．Ｆｉｓｈｉｎｇｋｉｌｌｓｍｅｅｘａｃｔｌｙａｓｉｔｋｅｅｐｓｍｅａｌｉｖｅ．Ｔｈｅ

ｂｏｙｋｅｅｐｓｍｅａｌｉｖ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ｍｕｓｔｎｏｔｄｅｃｅｉｖｅｍｙｓｅｌｆ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ｉｄｅａｎｄｐｕｌｌｅｄｌｏｏｓｅａｐｉｅ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ｔ

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ｈａｄｃｕｔｈｉｍ．Ｈｅｃｈｅｗｅｄｉｔａｎｄ

ｎｏｔｅｄｉ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ｇｏｏｄｔａｓｔｅ．Ｉｔｗａｓｆｉｒｍａｎｄｊｕｉｃｙ，ｌｉｋｅ

ｍｅａｔ，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ｒｉｎｇｉｎｅｓｓｉｎｉｔａｎｄｈｅ

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ｒ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Ｂ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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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ｗａｙｔｏｋｅｅｐｉｔｓｓｃｅｎ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ａｖｅｒｙｂａｄｔｉｍｅｗａｓ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ｂｒｅｅｚｅｗａｓｓｔｅａｄｙ．Ｉｔｈａｄｂａｃｋｅｄａｌｉｔｔｌ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ｔｏ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ｎｄ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ｍｅａｎｔｔｈａｔｉｔ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ｆａｌｌ

ｏｆｆ．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ｏｏｋｅｄａｈｅａｄｏｆｈｉｍｂｕ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ｎｏｓａｉｌｓ

ｎｏｒｃｏｕｌｄｈｅｓｅｅｔｈｅｈｕｌｌｎｏｒｔｈｅｓｍｏｋｅｏｆａｎｙｓｈｉ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ｏｎｌｙｔｈｅｆｌ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ｔｈａｔｗｅｎｔｕｐｆｒｏｍｈｉｓｂｏｗｓａｉｌｉｎｇａｗａｙｔｏ

ｅｉ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ｐ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Ｇｕｌｆｗｅｅｄ．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

ｅｖｅｎｓｅｅａｂｉｒｄ．

Ｈｅｈａｄｓａｉｌｅｄｆｏｒｔｗｏｈｏｕｒｓ，ｒ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ｃｈｅｗｉｎｇａｂｉ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ｒｌｉｎ，ｔｒｙｉｎｇｔｏ

ｒｅｓｔａｎｄｔｏｂｅｓｔｒｏｎｇ，ｗｈｅｎ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ｓｈａｒｋｓ．
“Ａｙ，”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ｉｓｗｏｒｄ

ａｎｄｐｅｒｈａｐｓｉｔｉｓｊｕｓｔａｎｏｉｓｅｓｕｃｈａｓａｍａｎ ｍｉｇｈｔｍａｋｅ，

ｉ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ｆｅ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ｉｌｇｏ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ｉｎｔｏ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Ｇａｌａｎｏｓ，”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Ｈｅｈａｄｓ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ｆｉｎｎｏｗ

ｃｏｍｉｎｇｕｐ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ｈａ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ｍａｓｓｈｏｖｅｌ

ｎｏｓｅｄｓｈａｒｋｓｂｙｔｈｅｂｒｏｗｎ，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ｆ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ｗｅｅｐ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ｉｌ．Ｔｈｅｙｈａｄｔｈｅｓｃｅｎｔａｎｄｗｅｒｅｅｘｃｉｔｅｄａｎｄ

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ｐ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ｒｇｒｅａｔｈｕｎｇｅｒ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ｌｏｓｉｎｇａｎｄ

ｆｉ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ｉｒ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ｃｌｏｓｉｎｇａｌｌ

ｔｈｅｔｉｍｅ．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ｍａｄｅｔｈｅｓｈｅｅｔｆａｓｔａｎｄｊａｍｍｅｄ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

Ｔｈｅｎｈｅｔｏｏｋｕｐｔｈｅｏａ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ｋｎｉｆｅｌａｓｈｅｄｔｏｉｔ．Ｈｅｌｉｆｔｅｄｉｔ

ａ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ａ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ｉｓｈａｎｄｓｒｅｂｅｌｌｅｄａｔｔｈｅｐａｉｎ．

Ｔｈｅｎｈｅｏｐｅｎｅｄａｎｄｃｌｏｓｅｄ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ｌｉｇｈｔｌｙｔｏｌｏｏｓｅｎｔｈ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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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ｃｌｏｓｅｄｔｈｅｍｆｉｒｍｌｙｓｏ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ｔｈｅｐａｉｎｎｏｗ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ｆｌｉｎｃｈａｎｄ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ｓｃｏｍｅ．Ｈｅｃｏｕｌｄｓｅｅ

ｔｈｅｉｒｗｉｄｅ，ｆｌａｔｔｅｎｅｄ，ｓｈｏｖｅｌｐｏｉｎｔｅｄ ｈｅａｄｓｎｏｗ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ｗｈｉｔｅｔｉｐｐｅｄｗｉｄｅｐｅｃｔｏｒａｌｆｉｎ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ｈａｔｅｆｕｌｓｈａｒｋｓ，ｂａｄ

ｓｍｅｌｌｉｎｇ，ｓｃａｖｅｎｇｅｒ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ｋｉｌｌｅｒｓａｎ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ｗｅｒｅ

ｈｕｎｇｒｙ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ｂｉｔｅａｔａｎｏａｒｏｒｔｈｅｒｕｄｄｅｒｏｆａｂｏａｔ．Ｉｔｗａｓ

ｔｈｅｓｅｓｈａｒｋｓｔｈａｔｗｏｕｌｄｃｕｔｔｈｅｔｕｒｔｌｅｓｌｅｇｓａｎｄｆｌｉｐｐｅｒｓｏｆｆ

ｗｈｅｎｔｈｅｔｕｒｔｌｅｓｗｅｒｅａｓｌｅｅｐ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ｈｉｔ

ａｍａｎ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ｉｆ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ｈｕｎｇｒｙ，ｅｖｅｎｉｆｔｈｅｍａｎｈａｄｎｏ

ｓｍｅｌｌｏｆｆｉｓｈｂｌｏｏｄｎｏｒｏｆｆｉｓｈｓｌｉｍｅｏｎｈｉｍ．
“Ａｙ，”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Ｇａｌａｎｏｓ．Ｃｏｍｅｏｎｇａｌａｎｏｓ．”

Ｔｈｅｙｃａｍｅ．ＢｕｔｔｈｅｙｄｉｄｎｏｔｃｏｍｅａｓｔｈｅＭａｋｏｈａｄｃｏｍｅ．

Ｏｎｅｔｕｒｎｅｄａｎｄｗｅｎｔｏｕｔｏｆｓｉｇｈ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ｃｏｕｌｄｆｅｅｌ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ｓｈａｋｅａｓｈｅｊｅｒｋｅｄａｎｄｐｕｌｌｅｄｏｎｔｈｅ

ｆｉｓｈ．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ｉｔｈｈｉｓｓｌｉｔｔｅｄｙｅｌｌｏｗ

ｅｙ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ａｍｅｉｎｆａｓｔｗｉｔｈｈｉｓｈａｌｆ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ｊａｗｓｗｉｄｅｔｏｈｉｔ

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ｈｅｒｅｈｅｈａｄａｌｒｅａｄｙｂｅｅｎｂｉｔｔｅ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ｅｄ

ｃｌｅａｒｌｙｏｎ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ｈｉｓｂｒｏｗｎｈｅａｄａｎｄｂａｃｋ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ｂｒａｉｎ

ｊｏｉｎｅｄｔｈｅ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ｄｒｏｖｅｔｈｅｋｎｉｆｅｏｎｔｈｅｏａｒ

ｉｎｔｏｔｈｅｊｕｎ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ｄｒｅｗｉｔ，ａｎｄｄｒｏｖｅｉｔｉｎａｇａｉｎｉｎｔｏｔｈｅ

ｓｈａｒｋｓｙｅｌｌｏｗｃａｔｌｉｋｅｅｙｅｓ．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ｌｅｔｇｏ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

ｓｌｉｄｄｏｗｎ，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ｗ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ｔａｋｅｎａｓｈｅｄｉｅｄ．

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ｓｈａ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ｓｈａｒｋｗａｓｄｏ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ｅｔｇｏｔｈｅｓｈｅｅｔｓｏ

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ｗｏｕｌｄｓｗｉｎｇｂｒｏａｄｓｉｄｅａｎｄ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ｏｕｔ

ｆｒｏｍｕｎｄｅｒ．Ｗｈｅｎ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ｉｄｅａｎｄ

ｐｕｎｃｈｅｄａｔｈｉｍ．Ｈｅｈｉｔｏｎｌｙｍｅａｔ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ｄｅｗａｓｓｅｔｈａｒｄ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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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ｂａｒｅｌｙｇｏｔｔｈｅｋｎ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ｂｌｏｗｈｕｒ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ｈｉｓｈａｎｄｓｂｕｔ

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ｔｏｏ．Ｂｕｔ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ｃａｍｅｕｐｆａｓｔｗｉｔｈｈｉｓｈｅａｄｏｕｔ

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ｉｔｈｉｍｓｑｕａｒ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ｈｉｓｆｌａｔｔｏｐｐｅｄ

ｈｅａｄａｓｈｉｓｎｏｓｅｃａｍｅｏｕ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ｌａ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Ｔｈｅ

ｏｌｄｍａｎｗｉｔｈｄｒｅｗ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ａｎｄｐｕｎｃｈｅｄ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ｅｘａｃｔｌｙｉｎ

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ｐｏｔａｇａｉｎ．Ｈｅｓｔｉｌｌｈｕ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ｉｓｈｗｉｔｈｈｉｓｊａｗｓ

ｈｏｏｋ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ｔａｂｂｅｄｈｉｍｉｎｈｉｓｌｅｆｔｅｙｅ．Ｔｈｅｓｈａｒｋ

ｓｔｉｌｌｈｕｎｇｔｈｅｒｅ．
“Ｎｏ？”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ａｎｄｈｅｄｒｏｖｅ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Ｉｔｗａｓａｎｅａｓｙｓｈｏｔｎｏｗａｎｄ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

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ｓｅｖｅｒ．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ｔｈｅｏａｒａｎｄｐｕｔｔｈｅｂｌ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ｓｊａｗｓｔｏｏｐｅｎｔｈｅｍ．Ｈｅｔｗｉｓｔｅｄｔｈｅｂｌａｄｅ

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ｓｌｉｄｌｏｏｓｅｈｅｓａｉｄ，“Ｇｏｏｎ，ｇａｌａｎｏ．Ｓｌｉｄｅｄｏｗｎ

ａｍｉｌｅｄｅｅｐ．Ｇｏｓｅｅｙｏｕｒｆｒｉｅｎｄ，ｏｒｍａｙｂｅｉｔｓｙｏｕｒｍ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ｉｐｅｄ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ｏｆｈｉｓｋｎｉｆｅａｎｄｌａｉｄｄｏｗｎｔｈｅ

ｏａｒ．Ｔｈｅｎｈ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ｈｅ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ｉｌｆｉｌｌｅｄａｎｄｈｅ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ｏｎｔｏｈ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ｙ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ｔａｋｅ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ｈｉｍ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ｂｅｓｔ

ｍｅａｔ，”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Ｉｗｉｓｈｉｔｗｅｒｅａｄｒｅａｍ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ｈａｄ

ｎｅｖｅｒｈｏｏｋｅｄｈｉｍ．Ｉｍｓｏｒｒｙａｂｏｕｔｉｔ，ｆｉｓｈ．Ｉｔｍａｋｅｓ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ｗｒｏｎｇ．”Ｈｅｓｔｏｐｐｅｄａｎｄ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ｗａｎｔｔｏ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ｅｆｉｓｈ

ｎｏｗ．Ｄｒａｉｎｅｄｏｆ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ａｗａｓｈｈｅｌｏｏｋｅｄｔｈｅｃｏｌｏｕｒｏｆｔｈｅ

ｓｉｌｖｅｒｂａｃｋｉｎｇｏｆａｍｉｒｒｏｒａｎｄｈｉｓｓｔｒｉｐｅｓｓｔｉｌｌｓｈｏｗｅｄ．
“Ｉｓｈｏｕｌｄｎｔｈａｖｅｇｏｎｅｏｕｔｓｏｆａｒ，ｆｉｓｈ．”ｈｅｓａｉｄ．“Ｎｅｉｔｈｅｒ

ｆｏｒｙｏｕｎｏｒｆｏｒｍｅ．Ｉｍｓｏｒｒｙ，ｆｉｓｈ．”

Ｎｏｗ，ｈｅｓａｉｄｔｏｈｉｍｓｅｌｆ．Ｌｏｏｋｔｏｔｈｅｌａｓｈ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ｋｎｉｆｅ

ａｎｄｓｅｅｉｆ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ｕｔ．Ｔｈｅｎｇｅｔｙｏｕｒｈａｎ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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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ｓｔｉｌｌｉｓｍｏｒｅｔｏｃｏｍｅ．
“ＩｗｉｓｈＩｈａｄａｓｔｏ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ｋｎｉｆ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ａｆｔｅｒ

ｈｅｈａｄｃｈｅｃｋｅｄｔｈｅｌａｓｈ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ｏａｒｂｕｔｔ．“Ｉ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ａｓｔｏｎｅ．”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ｂｒｏｕｇｈｔｍ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ｓ，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ｙｏｕｄｉｄｎｏｔ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ｌｄｍａｎ．Ｎｏｗｉｔｉｓｎｏ

ｔｉｍｅｔｏｔｈｉｎｋｏｆｗｈａｔｙｏｕ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ｈｉｎｋｏｆｗｈａｔｙｏｕｃａｎ

ｄｏｗｉｔｈｗ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
“Ｙｏｕｇｉｖｅｍｅｍｕｃｈｇｏｏｄｃｏｕｎｓｅｌ，”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Ｉｍ

ｔｉｒｅｄｏｆｉｔ．”

Ｈｅｈｅｌｄ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ｕｎｄｅｒｈｉｓａｒｍａｎｄｓｏａｋｅｄｂｏｔｈｈｉｓｈａｎｄｓ

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ｓ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ｄｒｏｖｅｆｏｒｗａｒｄ．
“Ｇｏｄｋｎｏｗｓｈｏｗｍｕｃｈｔｈａｔｌａｓｔｏｎｅｔｏｏｋ，”ｈｅｓａｉｄ．“Ｂｕｔ

ｓｈｅｓｍｕｃｈｌｉｇｈｔｅｒｎｏｗ．”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ｗａｎｔｔｏｔｈｉｎｋｏｆｔｈｅ

ｍｕｔｉｌａ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

ｊｅｒｋｉｎｇｂｕｍｐ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ｈａｄｂｅｅｎｍｅａｔｔｏｒｎａｗａｙａｎ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ｆｉｓｈｎｏｗｍａｄｅａｔｒａｉｌｆｏｒａｌｌｓｈａｒｋｓａｓｗｉｄｅａｓａｈｉｇｈｗａ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ｅａ．

Ｈｅｗａｓａｆｉｓｈｔｏｋｅｅｐａｍａｎａｌｌｗｉｎｔｅｒ，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Ｄｏｎｔ

ｔｈｉｎｋｏｆｔｈａｔ．Ｊｕｓｔｒｅｓｔａｎｄｔｒｙｔｏｇｅｔｙｏｕｒｈａｎｄｓｉｎｓｈａｐｅｔｏ

ｄｅｆｅｎｄｗｈａｔｉｓｌｅｆｔｏｆｈｉｍ．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ｓｍｅｌｌｆｒｏｍ ｍｙｈａｎｄｓ

ｍｅａｎ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ｏｗ ｗｉｔｈａｌｌｔｈａｔｓｃ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ｙｄｏｎｏｔｂｌｅｅｄ ｍｕｃｈ．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ｃｕｔｔｈａｔｍｅａｎｓ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ｍａｙｋｅｅｐｔｈｅｌｅｆｔｆｒｏｍｃｒａｍｐｉｎｇ．

ＷｈａｔｃａｎＩｔｈｉｎｋｏｆｎｏｗ？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ｏｔｈｉｎｇ．Ｉｍｕｓｔ

ｔｈｉｎｋｏｆｎｏ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ｉ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ｘｔｏｎｅｓ．Ｉｗｉｓｈｉｔｈａｄｒｅａｌｌｙ

ｂｅｅｎａｄｒｅａｍ，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ｗｈｏｋｎｏｗｓ？Ｉｔｍｉｇｈｔｈａｖｅ

ｔｕｒｎｅｄｏｕｔｗ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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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ｎｅｘｔｓｈａｒｋｔｈａｔｃａｍｅｗａｓａｓｉｎｇｌｅｓｈｏｖｅｌｎｏｓｅ．Ｈｅ

ｃａｍｅｌｉｋｅａｐｉｇｔｏｔｈｅｔｒｏｕｇｈｉｆａｐｉｇｈａｄａｍｏｕｔｈｓｏｗｉｄｅｔｈａｔ

ｙｏｕｃｏｕｌｄｐｕｔｙｏｕｒｈｅａｄｉｎｉ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ｅｔｈｉｍｈｉｔｔｈｅｆｉｓｈ

ａｎｄｔｈｅｎｄｒｏｖｅｔｈｅｋｎｉｆｅｏｎｔｈｅｏａｒｄｏｗｎｉｎｔｏｈｉｓｂｒａｉｎ．Ｂｕｔｔｈｅ

ｓｈａｒｋｊｅｒｋｅ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ｓａｓｈｅ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ｋｎｉｆｅｂｌａｄｅ

ｓｎａｐｐｅｄ．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ｔｏｓｔｅｅｒ．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ｅｖｅｎ

ｗａｔｃｈｔｈｅｂｉｇｓｈａｒｋｓｉｎｋｉｎｇｓｌｏｗｌｙ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ｗｉｎｇｆｉｒｓｔ

ｌｉｆｅｓｉｚｅ，ｔｈｅｎｓｍａｌｌ，ｔｈｅｎｔｉｎｙ．Ｔｈａｔａｌｗａｙｓ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ｅｄｔｈｅｏｌｄ

ｍａｎ．Ｂｕｔ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ｅｖｅｎｗａｔｃｈｉｔｎｏｗ．
“Ｉｈａｖｅｔｈｅｇａｆｆｎｏｗ，”ｈｅｓａｉｄ．“Ｂｕｔｉｔｗｉｌｌｄｏｎｏｇｏｏｄ．Ｉ

ｈａｖｅｔｈｅｔｗｏｏａ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ｃｌｕｂ．”

Ｎｏｗ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ｂｅａｔｅｎｍ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ａｍｔｏｏｏｌｄｔｏｃｌｕｂ

ｓｈａｒｋｓｔｏｄｅａｔｈ．ＢｕｔＩｗｉｌｌｔｒｙｉｔ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Ｉｈａｖｅｔｈｅｏａ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ｃｌｕｂ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

Ｈｅｐｕｔｈｉｓｈａ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ｇａｉｎｔｏｓｏａｋｔｈｅｍ．Ｉｔｗａ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ｌ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ａｎｄｈｅｓａｗ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ｔｈｅｓｅａａｎｄ

ｔｈｅｓｋｙ．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ｍｏｒｅｗｉ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ｋｙｔｈａｎｔｈｅｒｅｈａｄｂｅｅｎ，

ａｎｄｓｏｏｎｈｅｈｏｐｅｄｔｈａｔｈｅｗｏｕｌｄｓｅｅｌａｎｄ．
“Ｙｏｕｒｅｔｉｒｅｄ，ｏｌｄｍａｎ，”ｈｅｓａｉｄ．“Ｙｏｕｒｅｔｉｒｅｄ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ｓｄｉｄｎｏｔｈｉｔｈｉｍａｇａｉｎｕｎｔｉｌｊｕｓｔ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ｎｓｅｔ．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ｗｔｈｅｂｒｏｗｎｆｉｎｓｃｏｍ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ｗｉｄｅ

ｔｒａｉｌｔｈｅｆｉｓｈｍｕｓｔｍ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ｎｏｔｅｖｅ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ｓｃｅｎ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ｈｅａｄｅｄ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ｔｈｅｓｋｉｆｆ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ｓｉｄｅｂｙｓｉｄｅ．

Ｈｅｊａｍｍｅｄ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ｍａｄｅｔｈｅｓｈｅｅｔｆａｓｔ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ｅｄ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ｕｂ．Ｉｔｗａｓａｎｏａｒｈａｎｄｌｅｆｒｏｍａｂｒｏｋ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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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ａｒｓａｗｅｄｏｆｆｔｏａｂｏｕｔｔｗｏａｎｄａｈａｌｆｆｅｅｔ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Ｈｅｃｏｕｌｄ

ｏｎｌｙｕｓｅｉ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ｏｎｅｈａｎ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ｉｐｏｆｔｈｅ

ｈａｎｄｌｅａｎｄｈｅｔｏｏｋｇｏｏｄｈｏｌｄｏｆｉｔｗｉｔｈｈｉ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ｎｇ

ｈｉｓｈａｎｄｏｎｉｔ，ａｓｈｅ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ｓｃｏｍｅ．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ｂｏｔｈ

ｇａｌａｎｏｓ．

Ｉｍｕｓｔｌｅ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ｎｅｇｅｔａｇｏｏｄｈｏｌｄａｎｄｈｉｔｈｉｍｏｎ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ｓｅｏｒ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ｔｗｏｓｈａｒｋｓｃｌｏｓ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ｎｄａｓ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ｏｎ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ｈｉｍｏｐｅｎｈｉｓｊａｗｓａｎｄｓｉｎｋｔｈｅｍ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ｉｌｖｅｒｓｉｄｅｏｆ

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ｅｒａｉｓｅｄｔｈｅｃｌｕｂｈｉｇｈａｎｄｂｒｏｕｇｈｔｉｔｄｏｗｎｈｅａｖｙａｎｄ

ｓｌａｍｍｉｎｇ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ｓｂｒｏａｄｈｅａｄ．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

ｒｕｂｂｅｒｙｓｏｌｉｄｉｔｙａｓｔｈｅｃｌｕｂｃａｍｅｄｏｗｎ．Ｂｕｔ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ｏｆｂｏｎｅｔｏｏａｎｄｈｅｓｔｒｕｃｋ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ｏｎｃｅｍｏｒｅｈａｒｄ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ｓｅａｓｈｅｓｌｉｄｄｏ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ｓｈ．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ｒｋｈａｄｂｅｅｎｉｎａｎｄｏｕｔａｎｄｎｏｗｃａｍｅｉｎａｇａｉｎ

ｗｉｔｈｈｉｓｊａｗｓｗｉｄ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ｐｉｅ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ｔｏｆ

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ｐｉｌｌｉｎｇｗｈ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ｈｉｓｊａｗｓａｓｈｅｂｕｍｐｅｄ

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ｃｌｏｓｅｄｈｉｓｊａｗｓ．Ｈｅｓｗｕｎｇａｔｈｉｍａｎｄｈｉｔｏｎｌｙｔｈｅ

ｈｅ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ｈｉｍａｎｄｗｒｅｎｃｈｅｄｔｈｅｍｅａｔｌｏｏｓｅ．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ｗｕｎｇｔｈｅｃｌｕｂｄｏｗｎｏｎｈｉｍａｇａｉｎａｓｈｅｓｌｉｐｐｅｄ

ａｗａｙｔｏｓｗａｌｌｏｗａｎｄｈｉ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ｓｏｌｉｄｒｕｂｂｅｒ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ｅｏｎ，ｇａｌａｎｏ，”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Ｃｏｍｅｉｎ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ｃａｍｅｉｎａｒｕｓｈ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ｈｉｔｈｉｍａｓｈｅ

ｓｈｕｔｈｉｓｊａｗｓ．Ｈｅｈｉｔｈｉｍｓｏｌｉｄｌｙａｎｄｆｒｏｍａｓｈｉｇｈｕｐａｓｈｅ

ｃｏｕｌｄ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ｃｌｕｂ．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ｅｂｏｎｅａｔｔｈｅｂａｓｅｏｆ

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ａｎｄｈｅｈｉｔｈｉｍａｇ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ｌａｃ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ｈ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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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ｔｌｏｏｓｅｓｌｕｇｇｉｓｈｌｙａｎｄｓｌｉｄｄｏ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ｓｈ．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ｔｃｈｅｄｆｏｒｈｉｍｔｏｃｏｍｅａｇａｉｎｂｕｔｎｅｉｔｈｅｒ

ｓｈａｒｋ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ｎｈｅｓａｗｏｎｅ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ｉｎ

ｃｉｒｃｌｅｓ．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ｓｅｅｔｈｅｆｉｎ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Ｉ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ｅｘｐｅｃｔｔｏｋｉｌｌｔｈｅｍ，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ｃ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ｉｎ

ｍｙｔｉｍｅ．ＢｕｔＩｈａｖｅｈｕｒｔｔｈｅｍｂｏｔｈｂａｄｌｙａｎｄｎｅｉｔｈｅｒｏｎｅｃａｎ

ｆｅｅｌｖｅｒｙｇｏｏｄ．ＩｆＩｃ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ｕｓｅｄａｂａｔｗｉｔｈｔｗｏｈａｎｄｓＩ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ｋｉｌｌｅ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ｎｅｓｕｒｅｌｙ．Ｅｖｅｎｎｏｗ，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ｗａｎｔｔｏ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ｈａｌｆｏｆ

ｈｉｍｈａｄｂｅｅｎ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Ｔｈｅｓｕｎｈａｄｇｏｎｅｄｏｗｎｗｈｉｌｅｈｅｈａｄ

ｂ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ｓ．
“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ｄａｒｋｓｏｏｎ，”ｈｅｓａｉｄ．“ＴｈｅｎＩｓｈｏｕｌｄｓｅｅｔｈｅ

ｇｌｏｗｏｆＨａｖａｎａ．ＩｆＩａｍｔｏｏｆａｒ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Ｉｗｉｌｌｓｅｅ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ｓｏｆ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ｂｅａｃｈｅｓ．”

Ｉ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ｔｏｏｆａｒｏｕｔｎｏｗ，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ｈｏｐｅｎｏｏｎｅｈａｓ

ｂｅｅｎｔｏｏｗｏｒｒ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ｂｏｙｔｏｗｏｒｒｙ，ｏｆｃｏｕｒｓｅ．

ＢｕｔＩａｍｓｕｒｅｈｅ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Ｍ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ｅｒ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ｗｉｌｌｗｏｒｒｙ．Ｍ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ｓｔｏｏ，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ｌｉｖｅｉｎａ

ｇｏｏｄｔｏｗｎ．

Ｈ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ｔａｌｋｔｏ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ｙｍｏｒ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ａｄ

ｂｅｅｎｒｕｉｎｅｄｔｏｏｂａｄｌｙ．Ｔｈｅｎ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ｃａｍｅｉｎｔｏｈｉｓｈｅａｄ．
“Ｈａｌｆｆｉｓｈ，”ｈｅｓａｉｄ．“Ｆｉｓｈｔｈａｔｙｏｕｗｅｒｅ．Ｉａｍｓｏｒｒｙｔｈａｔ

Ｉｗｅｎｔｔｏｏｆａｒｏｕｔ．Ｉｒｕｉｎｅｄｕｓｂｏｔｈ．Ｂｕｔｗｅｈａｖｅｋｉｌｌｅｄｍａｎｙ

ｓｈａｒｋｓ，ｙｏｕａｎｄＩ，ａｎｄｒｕｉｎｅｄｍ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ｓ．Ｈｏｗｍａｎｙｄｉｄｙｏｕ

ｅｖｅｒｋｉｌｌ，ｏｌｄｆｉｓｈ？Ｙｏｕ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ｈａｔｓｐｅａｒｏｎｙｏｕｒｈｅａｄｆｏｒ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Ｈｅｌｉｋｅｄｔｏｔｈｉｎｋ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ａｎｄｗｈａｔｈｅｃｏｕｌｄｄｏｔｏ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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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ｒｋｉｆｈｅｗｅｒ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ｆｒｅｅ．Ｉ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ｃｈｏｐｐｅｄｔｈｅｂｉｌｌ

ｏｆｆｔｏｆｉｇｈｔｔｈｅｍｗｉｔｈ，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ｈａｔｃｈｅｔ

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ｋｎｉｆｅ．

ＢｕｔｉｆＩｈａｄ，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ｌａｓｈｅｄｉｔｔｏａｎｏａｒｂｕｔｔ，ｗｈａｔ

ａｗｅａｐｏｎ．Ｔｈｅｎｗｅｍｉｇｈｔｈａｖｅｆ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ｍ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ｙｏｕｄｏｎｏｗｉｆｔｈｅｙｃｏｍｅｉ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Ｗｈａｔｃａｎｙｏｕｄｏ？

“Ｆｉｇｈｔｔｈｅｍ，”ｈｅｓａｉｄ．“ＩｌｌｆｉｇｈｔｔｈｅｍｕｎｔｉｌＩｄｉｅ．”

Ｂｕｔ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ｎｏｗａｎｄｎｏｇｌｏｗ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ｌｉｇｈｔｓａｎｄ

ｏｎｌｙｔｈｅｗｉ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ｐｕｌｌｏｆｔｈｅｓａｉｌｈｅｆｅｌｔｔｈａｔｐｅｒｈａｐｓ

ｈｅｗａ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ｄｅａｄ．Ｈｅｐｕｔｈｉｓｔｗｏｈａｎｄ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ｎｄｆｅｌｔｔｈｅ

ｐａｌｍ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ｎｏｔｄｅａｄａｎｄｈｅｃｏｕｌｄ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ｉｎｏｆｌｉｆｅ

ｂｙｓｉｍｐｌｙ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ｈｉｓｂ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ｋｎｅｗｈｅｗａｓｎｏｔｄｅａｄ．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ｔｏｌｄｈｉｍ．

ＩｈａｖｅａｌｌｔｈｏｓｅｐｒａｙｅｒｓＩ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ｉｆＩｃａｕｇｈｔ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ｕｔＩａｍｔｏｏｔｉｒｅｄｔｏｓａｙｔｈｅｍｎｏｗ．Ｉｂｅｔｔｅｒｇｅｔｔｈｅ

ｓａｃｋａｎｄｐｕｔｉｔｏｖｅｒｍｙ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

Ｈｅｌａｙｉｎ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ｓｔｅｅｒｅｄａｎｄｗａｔｃｈ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ｇｌｏｗｔｏ

ｃｏｍｅｉｎｔｈｅｓｋｙ．Ｉｈａｖｅｈａｌｆｏｆｈｉｍ，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ａｙｂｅＩｌｌ

ｈａｖｅｔｈｅｌｕｃｋｔｏ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ｈａｌｆｉｎ．Ｉ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ｓｏｍｅ

ｌｕｃｋ．Ｎｏ，ｈｅｓａｉｄ．Ｙｏｕｖｉｏｌａｔｅｄｙｏｕｒｌｕｃｋｗｈｅｎｙｏｕｗｅｎｔｔｏｏ

ｆａｒｏｕｔｓｉｄｅ．
“Ｄｏｎｔｂｅｓｉｌｌｙ，”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Ａｎｄｋｅｅｐａｗａｋｅａｎｄ

ｓｔｅｅｒ．Ｙｏｕｍａｙｈａｖｅｍｕｃｈｌｕｃｋｙｅｔ．”

“Ｉｄｌｉｋｅｔｏｂｕｙｓｏｍｅｉｆｔｈｅｒｅｓａｎｙ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ｙｓｅｌｌｉｔ，”ｈｅ

ｓａｉｄ．

ＷｈａｔｃｏｕｌｄＩｂｕｙｉｔｗｉｔｈ？ｈｅａｓｋ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ＣｏｕｌｄＩｂｕｙｉｔ

ｗｉｔｈａｌｏｓｔｈａｒｐｏｏｎａｎｄａｂｒｏｋｅｎｋｎｉｆｅａｎｄｔｗｏｂａｄｈａｎ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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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ｕｍｉｇｈｔ，”ｈｅｓａｉｄ．“Ｙｏｕｔｒｉｅｄｔｏｂｕｙｉｔｗｉｔｈｅｉｇｈｔｙ

ｆｏｕｒｄａｙｓａｔｓｅａ．Ｔｈｅｙｎｅａｒｌｙｓｏｌｄｉｔｔｏｙｏｕｔｏｏ．”

Ｉｍｕｓｔｎｏｔｔｈｉｎｋ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ｕｃｋｉｓａ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ｍａｎｙ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ｗｈｏｃａ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ｈｅｒ？Ｉｗ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ｓｏｍｅｔｈｏｕｇｈｉｎａｎｙｆｏｒｍａｎｄｐａｙｗｈａｔｔｈｅｙａｓｋｅｄ．Ｉｗｉｓｈ

Ｉｃｏｕｌｄｓｅｅｔｈｅｇｌｏ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ｓ，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ｗｉｓｈｔｏｏ

ｍ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ｓ．Ｂｕｔ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ｔｈｉｎｇＩｗｉｓｈｆｏｒｎｏｗ．Ｈｅｔｒｉｅｄｔｏ

ｓｅｔｔｌｅｍｏｒｅ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ｙｔｏｓｔｅｅｒａｎｄｆｒｏｍｈｉｓｐａｉｎｈｅｋｎｅｗｈｅ

ｗａｓｎｏｔｄｅａｄ．

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ｇｌ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ａｔｗｈａｔ

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ｅｎｏｃｌｏｃｋａｔ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ｏｎｌ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ａｔｆｉｒｓｔａｓ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ｓｋｙ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ｍｏｏｎ

ｒｉｓｅｓ．Ｔｈｅｎ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ｓｔｅａｄｙｔｏｓｅ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ｗｈｉｃｈｗａｓ

ｒｏｕｇｈｎｏｗ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ｂｒｅｅｚｅ．Ｈｅｓｔｅｅｒｅｄｉｎ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

ｇｌｏｗａｎ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ｎｏｗ，ｓｏｏｎ，ｈｅｍｕｓｔｈｉｔｔｈｅｅｄｇｅｏｆ

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

Ｎｏｗｉｔｉｓｏｖｅｒ，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ｙｗｉｌｌ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ｈｉｔｍｅ

ａｇａｉｎ．Ｂｕｔｗｈａｔｃａｎａｍａｎｄｏ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ｍ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ｗｅａｐｏｎ？

Ｈｅｗａｓｓｔｉｆｆａｎｄｓｏｒｅｎｏｗａｎｄｈｉｓｗｏｕｎｄｓａｎｄａｌｌｏｆ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ｐａｒｔｓｏｆｈｉｓｂｏｄｙｈｕｒ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ｌｄｏｆ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ｈｏｐｅ

Ｉ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ｏｆ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ｈｏｐｅｓｏｍｕｃｈＩｄｏ

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ｏｆ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

Ｂｕｔｂｙ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ｈｅｆ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ｅｆｉｇｈｔ

ｗａｓｕｓｅｌｅｓｓ．Ｔｈｅｙｃａｍｅｉｎａｐａｃｋａｎｄｈｅｃｏｕｌｄｏｎｌｙｓｅｅ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ｓ ｍ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ｓｔｈｅｙｔｈｒｅｗ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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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ｕｂｂｅｄａｔｈｅａｄｓａｎｄｈｅａｒｄｔｈｅｊａｗｓｃｈｏ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ｓｋｉｆｆａｓｔｈｅｙｔｏｏｋｈｏｌｄｂｅｌｏｗ．Ｈｅｃｌｕｂｂｅｄ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ｌｙａｔｗｈａｔ

ｈｅｃｏｕｌｄｏｎｌｙｆｅｅｌａｎｄｈｅａｒａｎｄｈｅｆｅｌ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ｓｅｉｚｅｔｈｅｃｌｕｂ

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ｇｏｎｅ．

Ｈｅｊｅｒｋｅｄ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ｆｒｅ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ｄｄｅｒａｎｄｂｅａｔａｎｄ

ｃｈｏｐｐｅｄｗｉｔｈｉｔ，ｈｏｌｄｉｎｇｉｔｉｎｂｏｔｈ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ｉｔｄｏｗｎ

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Ｂｕ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ｕｐｔｏｔｈｅｂｏｗｎｏｗ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

ｉｎｏｎ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ｅａｒｉｎｇｏｆｆｔｈｅｐｉｅｃｅｓｏｆ

ｍｅａｔｔｈａｔｓｈｏｗｅｄｇｌｏｗｉｎｇ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ｓｅａａｓｔｈｅｙ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ｃｏｍｅ

ｏｎｃｅｍｏｒｅ．

Ｏｎｅｃａｍｅ，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ｈｅａｄｉｔｓｅｌｆａｎｄｈｅｋｎｅｗｔｈａｔ

ｉｔｗａｓｏｖｅｒ．Ｈｅｓｗｕｎｇ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ｓｈｅａｄ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ｊａｗｓｗｅｒｅｃａｕ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ｖｉ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ｈｅａｄ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ｔｅａｒ．Ｈｅｓｗｕｎｇｉｔｏｎｃｅａｎｄｔｗｉｃｅ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Ｈｅ

ｈｅａｒｄ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ｂｒｅａｋａｎｄｈｅｌｕｎｇ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ｈａｒｋ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ｐｌｉｎｔｅｒｅｄｂｕｔｔ．Ｈｅｆｅｌｔｉｔｇｏｉｎａｎｄｋｎｏｗｉｎｇｉｔｗａｓｓｈａｒｐｈｅ

ｄｒｏｖｅｉｔｉｎａｇａ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ｒｋｌｅｔｇｏａｎｄｒｏｌｌｅｄａｗａｙ．Ｔｈａｔｗａｓ

ｔｈｅｌａｓｔｓｈａｒｋ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ｋｔｈａｔｃａｍ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ｍｏｒｅ

ｆｏｒｔｈｅｍｔｏｅａｔ．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ｃｏｕｌｄｈａｒｄｌｙｂｒｅａｔｈｅｎｏｗａｎｄｈｅｆｅｌｔａｓｔｒａｎｇｅ

ｔａｓｔｅｉｎｈｉｓｍｏｕｔｈ．Ｉｔｗａｓｃｏｐｐｅｒｙａｎｄｓｗｅｅｔａｎｄｈｅｗａｓａｆｒａｉｄ

ｏｆｉｔｆｏｒａｍｏｍ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ｍｕｃｈｏｆｉｔ．

Ｈｅｓｐａ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ｓａｉｄ，“Ｅａｔｔｈａｔ，ｇａｌａｎｏｓ．Ａｎｄ

ｍａｋｅａｄｒｅａｍｙｏｕｖｅｋｉｌｌｅｄａｍａｎ．”

Ｈｅｋｎｅｗｈｅｗａｓｂｅａｔｅｎｎｏｗ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ｍｅｄｙ

ａｎｄｈｅｗｅｎｔ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ｊａｇｇｅｄｅｎｄｏｆｔｈｅ

ｔｉｌｌｅｒｗｏｕｌｄｆｉｔｉｎｔｈｅｓｌｏｔｏｆｔｈｅｒｕｄｄｅｒｗｅｌｌｅｎｏｕｇｈｆｏｒｈｉｍ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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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ｅｒ．Ｈｅｓｅｔｔｌｅｄｔｈｅｓａｃｋａｒｏｕｎｄ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ａｎｄｐｕｔｔｈｅｓｋｉｆｆ

ｏｎｈ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Ｈｅｓａｉｌｅｄｌｉｇｈｔｌｙｎｏｗａｎｄｈｅｈａｄｎｏ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ｎｏｒａｎｙ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ａｎｙｋｉｎｄ．Ｈｅｗａｓｐａｓｔ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ｎｏｗａｎｄ

ｈｅｓａｉｌｅｄ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ｔｏ ｍａｋｅｈｉｓｈｏｍｅｐｏｒｔａｓｗｅｌｌａｎｄａ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ｌｙａ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Ｉ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ｓｈａｒｋｓｈｉｔｔｈｅｃａｒｃａｓｓａｓ

ｓｏｍｅｏｎｅｍｉｇｈｔｐｉｃｋｕｐｃｒｕｍｂ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

ｐａｉｄｎｏ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ａｎｄｄｉｄｎｏｔｐａｙａｎ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ｅｘｃｅｐｔ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Ｈｅｏｎｌｙｎｏｔｉｃｅｄｈｏｗｌｉｇｈｔｌｙａｎｄｈｏｗ

ｗｅｌｌ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ｓａｉｌｅｄｎｏｗ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ｇｒｅａｔｗｅｉｇｈｔｂｅｓｉｄｅｈｅｒ．

Ｓｈｅｓｇｏｏ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ｈｅｉｓ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ｎｏｔｈａｒｍｅｄｉｎ

ａｎｙｗａｙ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Ｔｈａｔｉｓｅａｓｉｌｙ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Ｈｅｃｏｕｌｄｆｅｅｌｈｅｗａｓ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ｏｗａｎｄｈｅｃｏｕｌｄ

ｓｅｅ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ｃｈｃｏｌｏｎｉ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ｈｏｒｅ．Ｈｅｋｎｅｗ

ｗｈｅｒｅｈｅｗａｓｎｏｗ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ｏｇｅｔｈｏｍｅ．

Ｔｈｅｗｉｎｄｉｓｏｕｒｆｒｉｅｎｄ，ａｎｙｗａｙ，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ｎｈｅ

ａｄｄｅｄ，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ｅａｗｉｔｈｏｕｒｆｒｉｅｎｄｓａｎｄｏｕｒ

ｅｎｅｍｉｅｓ．Ａｎｄｂｅ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ｅｄｉｓｍｙｆｒｉｅｎｄ．Ｊｕｓｔｂｅｄ，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ｅｄｗｉｌｌｂｅａｇｒｅａｔｔｈｉｎｇ．Ｉｔｉｓｅａｓｙｗｈｅｎｙｏｕａｒｅ

ｂｅａｔｅｎ，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ｅｖｅｒｋｎｅｗｈｏｗｅａｓｙｉｔｗａｓ．Ａｎｄｗｈａｔ

ｂｅａｔｙｏｕ，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
“Ｎｏｔｈｉｎｇ，”ｈｅｓａｉｄａｌｏｕｄ．“Ｉｗｅｎｔｏｕｔｔｏｏｆａｒ．”

Ｗｈｅｎｈｅｓａｉｌ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ｈａｒｂｏｕｒ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ｗｅｒｅｏｕｔａｎｄｈｅｋｎｅｗ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ｗａｓｉｎｂｅｄ．Ｔｈｅｂｒｅｅｚｅ

ｈａｄｒｉｓｅｎ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ｗａｓｂｌｏｗｉｎｇ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ｎｏｗ．Ｉｔｗａｓｑｕｉｅｔ

ｉｎｔｈｅｈａｒｂｏｕｒｔｈｏｕｇｈａｎｄｈｅｓａｉｌｅｄｕｐｏｎｔｏ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ｐａｔｃｈｏｆ

ｓｈｉｎｇｌｅ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ｒｏｃｋ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ｏｎｅｔｏｈｅｌｐｈｉｍｓｏｈｅ

ｐｕｌｌｅｄｔｈｅｂｏａｔｕｐａｓｆａｒａ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Ｔｈｅｎ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ｏｕｔ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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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ｄｅｈｅｒｆａｓｔｅｎｔｏａｒｏｃｋ．

Ｈｅｕｎｓｔｅｐｐｅｄｔｈｅｍａｓｔａｎｄｆｕｒｌｅｄｔｈｅｓａｉｌａｎｄｔｉｅｄｉｔ．Ｔｈｅｎ

ｈ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ｍａｓｔａｎｄ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ｃｌｉｍｂ．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ｎｈｅ

ｋｎｅｗ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ｈｉｓｔｉｒｅｄｎｅｓｓ．Ｈｅｓｔｏｐｐｅｄｆｏｒａｍｏｍｅｎｔａｎｄ

ｌｏｏｋｅｄｂａｃｋａｎｄｓａｗ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ｌｉｇｈｔ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ｔａｉｌ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ｕｐｗｅｌｌ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ｓｓｔｅｒｎ．

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ｎａｋｅｄｌｉｎｅｏｆｈｉｓ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ｒｋｍａｓｓ

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ｂｉｌｌ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ｎａｋｅｄｎｅ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ｃｌｉｍｂ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ｔｏｐｈｅｆｅｌｌａｎｄｌａｙｆｏｒ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ｓｔａｃｒｏｓｓ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Ｈｅｔｒｉｅｄｔｏｇｅｔ

ｕｐ．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ｔｏｏ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ａｎｄｈｅｓ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ｓｔｏｎｈ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ｎｄｌｏｏｋｅｄａｔｔｈｅｒｏａｄ．Ａｃａｔｐａｓ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ａｒｓｉｄｅ

ｇｏ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ｉｔ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ｔｃｈｅｄｉｔ．Ｔｈｅｎｈｅ

ｊｕｓｔ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ｒｏａ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ｈｅｐｕｔｔｈｅｍａｓｔｄｏｗｎａｎｄｓｔｏｏｄｕｐ．Ｈｅｐｉｃｋｅｄｔｈｅ

ｍａｓｔｕｐａｎｄｐｕｔｉｔｏｎ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ｎｄｓｔａｒｔｅｄｕｐｔｈｅｒｏａｄ．Ｈｅ

ｈａｄｔｏｓｉｔｄｏｗｎｆｉｖｅｔｉｍ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ｈｅｒｅａｃｈｅｄｈｉｓｓｈａｃｋ．

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ｓｈａｃｋｈｅｌｅａｎｅｄｔｈｅｍａｓ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ａｌｌ．Ｉｎｔｈｅ

ｄａｒｋ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ｗａｔｅｒｂｏｔｔｌｅａｎｄｔｏｏｋａｄｒｉｎｋ．Ｔｈｅｎｈｅｌａｙ

ｄｏｗｎｏｎｔｈｅｂｅｄ．Ｈｅｐｕｌｌｅｄ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ｅｔｏｖｅｒｈ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ｏｖｅｒｈｉｓｂａｃｋａｎｄｌｅｇｓａｎｄｈｅｓｌｅｐｔｆａｃｅｄｏｗｎｏｎ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ｗｉｔｈｈｉｓａｒｍｓｏｕｔ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ｌｍｓｏｆｈｉｓ

ｈａｎｄｓｕｐ．

Ｈｅｗａｓａｓｌｅｅｐｗｈｅｎｔｈｅｂｏｙｌｏｏｋ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ｏｏｒｉｎ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Ｉｔｗａｓｂｌｏｗｉｎｇｓｏｈａｒ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ｒｉｆｔｉｎｇｂｏａｔｓ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ｂｅｇｏｉｎｇｏｕｔ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ｙｈａｄｓｌｅｐｔｌ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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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ｄｍａｎｓｓｈａｃｋａｓｈｅｈａｄｃｏｍｅｅａｃｈｍｏ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ｎ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

ｈａｎｄｓａｎｄｈ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ｃｒｙ．Ｈｅｗｅｎｔｏｕｔｖｅｒｙｑｕｉｅｔｌｙｔｏｇｏｔｏ

ｂｒｉｎｇｓｏｍｅｃｏｆｆｅｅ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ｗａｙｄｏｗｎｔｈｅｒｏａｄｈｅｗａｓｃｒｙｉｎｇ．

Ｍａｎｙ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ｗｅｒｅ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ｔｗｈａｔｗａｓ

ｌａｓｈｅｄｂｅｓｉｄｅｉｔａｎｄｏｎｅ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ｈｉｓｔｒｏｕｓｅｒｓｒｏｌｌｅｄ

ｕｐ，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ｗｉｔｈａ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ｌｉｎｅ．

Ｔｈｅｂｏｙｄｉｄｎｏｔｇｏｄｏｗｎ．Ｈ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ｗａｓ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ｆｏｒｈｉｍ．
“Ｈｏｗｉｓｈ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ｓｈｏｕｔｅｄ．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ｙｃａｌｌｅｄ．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ｃａｒ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ｓａｗ

ｈｉｍｃｒｙｉｎｇ．“Ｌｅｔｎｏｏｎ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ｈｉｍ．”

“Ｈｅｗａｓ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ｆｅｅｔｆｒｏｍｎｏｓｅｔｏｔａｉｌ，”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

ｗｈｏ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ｈｉｍｃａｌｌｅｄ．
“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ｉｔ，”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

Ｈｅｗｅｎ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ａｎｄａｓｋｅｄｆｏｒａｃａｎｏｆｃｏｆｆｅｅ．
“Ｈｏｔａｎｄｗｉｔｈｐｌｅｎｔｙｏｆｍｉｌｋａｎｄｓｕｇａｒｉｎｉｔ．”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ｍｏｒｅ？”

“Ｎｏ．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Ｉｗｉｌｌｓｅｅｗｈａｔｈｅｃａｎｅａｔ．”

“Ｗｈａｔａｆｉｓｈ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ｏｒｓａｉｄ．“Ｔｈｅｒｅｈａｓ

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ｓｕｃｈａｆｉｓｈ．Ｔｈｏｓｅｗｅｒｅｔｗｏｆｉｎｅｆｉｓｈｙｏｕｔｏｏｋ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ｔｏｏ．”

“Ｄａｍｎｍｙｆｉｓｈ，”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ａｎｄｈ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ｃｒｙａｇａｉｎ．
“Ｄｏｙｏｕｗａｎｔａｄｒｉｎｋｏｆａｎｙｋｉ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ｏｒａｓｋｅｄ．
“Ｎｏ，”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Ｔｅｌｌｔｈｅｍｎｏｔｔｏｂ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Ｉｌｌ

ｂｅｂａｃｋ．”

“ＴｅｌｌｈｉｍｈｏｗｓｏｒｒｙＩ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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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ｎｋｓ，”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

Ｔｈｅｂｏｙｃａｒｒｉｅｄｔｈｅｈｏｔｃａｎｏｆｃｏｆｆｅｅｕｐｔｏ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

ｓｈａｃｋａｎｄｓａｔｂｙｈｉｍｕｎｔｉｌｈｅｗｏｋｅ．Ｏｎｃｅｉｔｌｏｏｋｅｄａｓ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ｗｅｒｅｗａｋｉｎｇ．Ｂｕｔｈｅｈａｄｇｏｎｅｂａｃｋｉｎｔｏｈｅａｖｙｓｌｅｅｐａｎｄｔｈｅ

ｂｏｙｈａｄｇｏｎ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ｂｏｒｒｏｗｓｏｍｅｗｏｏｄｔｏｈｅａｔｔｈｅ

ｃｏｆｆｅ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ｏｋｅ．
“Ｄｏｎｔｓｉｔｕｐ，”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Ｄｒｉｎｋｔｈｉｓ．”Ｈｅｐｏｕｒｅｄ

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ｆｆｅｅｉｎａｇｌａｓｓ．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ｔｏｏｋｉｔａｎｄｄｒａｎｋｉｔ．
“Ｔｈｅｙｂｅａｔｍｅ，Ｍａｎｏｌｉｎ，”ｈｅｓａｉｄ．“Ｔｈｅｙｔｒｕｌｙｂｅａｔｍｅ．”

“Ｈｅｄｉｄｎｔｂｅａｔｙｏｕ．Ｎｏｔｔｈｅｆｉｓｈ．”

“Ｎｏ．Ｔｒｕｌｙ．Ｉｔｗａｓ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Ｐｅｄｒｉｃｏｉｓ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ｋｉｆｆ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ａｒ．Ｗｈａｔｄｏ

ｙｏｕｗａｎｔｄｏ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ａｄ？”

“ＬｅｔＰｅｄｒｉｃｏｃｈｏｐｉｔｕｐｔｏｕｓｅｉｎｆｉｓｈｔｒａｐｓ．”

“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ｅａｒ？”

“Ｙｏｕｋｅｅｐｉｔｉｆｙｏｕｗａｎｔｉｔ．”

“Ｉｗａｎｔｉｔ，”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Ｎｏｗｗｅｍｕｓｔｍａｋｅｏｕｒｐｌａｎｓ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ｈｉｎｇｓ．”

“Ｄｉｄｔｈｅｙ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ｍｅ？”

“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Ｗｉｔｈｃｏａｓｔｇｕａｒｄａｎｄｗｉｔｈｐｌａｎｅｓ．”

“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ｉｓｖｅｒｙｂｉｇａｎｄａｓｋｉｆｆｉｓ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ｈａｒｄｔｏ

ｓｅｅ，”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Ｈｅｎｏｔｉｃｅｄｈｏｗ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ｉｔｗａｓｔｏ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ｏｎｅｔｏｔａｌｋｔｏ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ｏｎｌｙｔｏ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ｔｏｔｈｅ

ｓｅａ．“Ｉｍｉｓｓｅｄｙｏｕ，”ｈｅｓａｉｄ．“Ｗｈａｔｄｉｄｙｏｕｃａｔｃｈ？”

“Ｏｎ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Ｏｎ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ｄｔｗｏｔｈｅｔｈｉ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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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ｙｇｏｏｄ．”

“Ｎｏｗｗｅｆｉｓｈ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ｇａｉｎ．”

“Ｎｏ．Ｉａｍｎｏｔｌｕｃｋｙ．Ｉａｍｎｏｔｌｕｃｋｙａｎｙｍｏｒｅ．”

“Ｔｈｅｈｅｌｌｗｉｔｈｌｕｃｋ，”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Ｉｌｌ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ｕｃｋ

ｗｉｔｈｍｅ．”

“Ｗｈａｔｗｉｌｌｙｏｕｒｆａｍｉｌｙｓａｙ？”

“Ｉｄｏｎｏｔｃａｒｅ．Ｉｃａｕｇｈｔｔｗｏ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Ｂｕｔｗｅｗｉｌｌｆｉｓｈ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ｏｗｆｏｒＩｓｔｉｌｌｈａｖｅｍｕｃｈｔｏｌｅａｒｎ．”

“Ｗｅｍｕｓｔｇｅｔａｇｏｏｄｋｉｌｌｉｎｇ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ｌｗａｙｓｈａｖｅｉｔｏｎ

ｂｏａｒｄ．Ｙｏｕｃａｎｍａｋｅ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ｆｒｏｍａｓｐｒｉｎｇｌｅａｆｆｒｏｍａｎｏｌｄ

Ｆｏｒｄ．ＷｅｃａｎｇｒｉｎｄｉｔｉｎＧｕａｎａｂａｃｏａ．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ｈａｒｐａｎｄ

ｎｏｔｔｅｍｐｅｒｅｄｓｏｉｔｗｉｌｌｂｒｅａｋ．Ｍｙｋｎｉｆｅｂｒｏｋｅ．”

“Ｉｌｌｇｅｔａｎｏｔｈｅｒｋｎｉｆｅａｎｄｈａｖｅ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Ｈｏｗ

ｍａｎｙｄａｙ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ｂｒｉｓａｈａｖｅｗｅ？”

“Ｍａｙｂｅｔｈｒｅｅ．Ｍａｙｂｅｍｏｒｅ．”

“Ｉ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Ｙｏｕｇｅｔ

ｙｏｕｒｈａｎｄｓｗｅｌｌｏｌｄｍａｎ．”

“Ｉｋｎｏｗ ｈｏｗｔｏｃ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ｓｐａｔ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ｓｔ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ｆｅｌ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ｍｙｃｈｅｓｔｗａｓｂｒｏｋｅｎ．”

“Ｇｅｔｔｈａｔｗｅｌｌｔｏｏ，”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Ｌｉｅｄｏｗｎ，ｏ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Ｉｗｉｌｌｂｒｉｎｇｙｏｕｙｏｕｒｃｌｅａｎｓｈｉｒｔ．Ａｎｄ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ｏｅａｔ．”

“Ｂｒｉｎｇ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ｈａｔＩｗａｓｇｏｎｅ，”ｔｈｅ

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
“Ｙｏｕｍｕｓｔｇｅｔｗｅｌｌｆａ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ｉｓｍｕｃｈｔｈａｔＩｃａｎ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ｙｏｕｃａｎｔｅａｃｈｍｅ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Ｈｏｗｍｕｃｈｄｉｄｙｏｕｓｕｆｆｅｒ？”

“Ｐｌｅｎｔｙ，”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ｉｄ．
“Ｉｌｌ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ｔｈｅｂｏｙｓａｉｄ．“Ｒ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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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ｌｌ，ｏｌｄｍａｎ．Ｉｗｉｌｌｂｒｉｎｇｓｔｕｆｆ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ｒｕｇｓｔｏｒｅｆｏｒ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

“ＤｏｎｔｆｏｒｇｅｔｔｏｔｅｌｌＰｅｄｒｉｃｏｔｈｅｈｅａｄｉｓｈｉｓ．”

“Ｎｏ．Ｉｗｉｌｌ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Ａｓｔｈｅｂｏｙｗｅｎｔｏｕｔｔｈｅｄｏｏｒａｎｄｄｏｗｎｔｈｅｗｏｒｎｃｏｒａｌｒｏｃｋ

ｒｏａｄｈｅｗａｓｃｒｙｉｎｇａｇａｉｎ．

Ｔｈａｔ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ｐａｒｔｙ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ａｔ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ｃｅ

ａｎ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ｄ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ｅｍｐｔｙｂｅｅｒｃａｎｓａｎｄ

ｄｅａｄｂａｒｒａｃｕｄａｓａｗｏｍａｎｓａｗａｇｒｅａｔｌｏｎｇｗｈｉｔｅｓｐｉｎｅｗｉｔｈａ

ｈｕｇｅｔａｉｌ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ｔｈａｔｌｉｆｔｅｄａｎｄｓｗｕ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ｄ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ｅａｓｔｗｉｎｄｂｌｅｗａｈｅａｖｙｓｔｅａｄｙｓｅａ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Ｗｈａｔｓｔｈａｔ？”ｓｈｅａｓｋｅｄａｗａｉｔｅｒ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ｏｎｇ

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ｉｓｈｔｈａｔｗａｓｎｏｗｊｕｓｔｇａｒｂａｇｅｗａｉｔｉｎｇｔｏ

ｇｏｏｕ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ｄｅ．
“Ｔｉｂｕｒｏｎ，”ｔｈｅｗａｉｔｅｒｓａｉｄ．“Ｅｓｈａｒｋ．”Ｈｅｗａ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ｗｈａｔｈａｄ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Ｉｄｉｄｎｔｋｎｏｗｓｈａｒｋｓｈａｄｓｕｃｈｈａｎｄｓｏｍ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ｔａｉｌｓ．”

“Ｉｄｉｄｎｔｅｉｔｈｅｒ，”ｈｅｒｍａｌ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ａｉｄ．

Ｕｐｔｈｅｒｏａｄ，ｉｎｈｉｓｓｈａｃｋ，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ｓｌｅｅｐｉｎｇａｇａｉｎ．

Ｈｅ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ｓｌｅｅｐｉｎｇｏｎｈｉｓ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ｙｗａｓｓｉｔｔｉｎｇｂｙｈｉｍ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ｈｉｍ．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ｗａｓｄｒｅａｍ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ｌ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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